
  
    
      
    
  


	目录

	1937年版的前言

	出版者言

	历史处境

	第一章  在布莱德和杜尔贡树林的战斗

	第一节  出征

	第二节  在前线

	第三节  对隆维方向的侦察与初次战斗准备

	战场观察

	第四节  布莱德战役

	第五节  渡过默兹河，在蒙特与杜尔贡树林的战斗

	战场观察

	第二章  在热斯内、德福依树林和伦贝尔库尔的战斗

	第一节  在热斯内的战斗

	第二节  通过阿戈讷的追击，在普雷兹的战斗

	第三节  对德福依树林的攻击

	战场观察

	第四节  在德福依树林中的战斗

	战场观察

	第五节  1914年9月9至10日的夜间攻击

	战场观察

	第三章  在蒙特巴兰维尔附近的战斗

	第一节  途经阿戈讷撤退

	战场观察

	第二节 在蒙特巴兰维尔附近的战事，突击博松树林

	战场观察

	第三节  罗马公路沿线森林中的战斗

	战场观察

	第四章  在夏洛特山谷的战斗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战场观察

	第五章  面对“中央”阵地和夏洛特山谷的壕沟战

	第一节  在阿戈讷的壕沟战

	第二节  突击“中央”阵地

	战场观察

	第三节  1915年9月8日的攻击

	战场观察

	第六章  突袭“松树瘤”阵地以及在孚日高地的战斗

	第一节  新的编组

	第二节  突袭“松树瘤”阵地

	第三节  在ＳＫＵＲＤＵＫ山口

	第四节

	战场观察

	第五节  在ＫＵＲＰＥＮＵＬ和ＶＡＬＡＲＩＩ的行动

	第六节  １００１山头，ＭＡＧＵＲＡ，ＯＤＯＢＥＳＴＩ

	战场观察

	第七节  ＧＡＧＥＳＴＩ

	战场观察

	第八节  在ＶＩＤＲＡ附近

	第四章  在ＣＡＲＰＡＴＨＩＡＮＳ东南的战斗

	第一节  向ＣＡＲＰＡＴＨＩＡＮＳ前线行军

	第二节  对山脊公路弯曲部的进攻

	战场观察

	第三节  进攻

	战场观察

	第四节  突击ＣＯＳＮＡ峰

	战场观察

	第五节  战斗

	第六节  防御

	战场观察

	第七节  二次突击ＣＯＳＮＡ

	战场观察

	第八节  再次进入防御

	战场观察

	第五章  托尔曼攻势（ＴＯＬＭＥＩＮ）

	第一节  第１２次意松左战役的部署和准备

	战场观察

	第二节  进攻首日

	战场观察

	第三节  次日的进攻

	战场观察

	第四节  进攻库克

	战场观察

	第五节  突击克拉公扎山

	战场观察

	第六节  攻占１１９２高地

	战场观察

	第六章  越过塔格里阿门托河

	第一节 马瑟里斯

	战场观察

	第二节  向西莫拉斯追击（ＣＩＭＯＬＡＩＳ）

	战场观察

	第四节  向额托和法将特山谷追击

	战场观察

	ＴＨＥ  ＥＮＤ。

	

	1937年版的前言

	本书描述了我作为步兵军官在一次大战中所经历的无数的战斗。为了从某个战斗行动中提取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我对一些事件加以了评论。

	这些我在战斗后即刻做出的评论将会显示德国年青人的战斗能力，无限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德国士兵，尤其是步兵在４年半的战争中为德国而战斗的勇气。我所描述的例子表明了德国步兵超乎寻常的战斗能力，即使在面对着敌方的优势兵力和装备；本书中的速绘再一次证明德国初级指挥员相较于对手的优越性。

	最后，本书致力于让人们永远铭记那些痛苦的战时经历；那些以巨大的物资贫乏和痛苦的牺牲为代价所获得的经历。

	埃文·隆美尔中校

	 

	出版者言

	攻击是一部经典的军事文学著作。首次在１９３７年于德国以“步兵攻击”（ＩＮＦＡＮＴＥＲＩＥＧＥＥＩＦＴＡＮ）的名字出版，它对推动隆美尔走向成名的道路起了重要的作用。当这位传奇的战士在１９４年由于卷入暗杀希特勒事件而被迫自杀的时候，本书已经印刷了１８次。

	美国陆军在１９４３年翻译了本书，乔治。巴顿将军对本书颇为熟悉。巴顿据说被本书“震惊”，他阅读了一遍一遍直到铭记在心。其他美国军官对本书也很感兴趣，１９４４年步兵杂志以“步兵攻击”的名义出版了本书的删节版。

	今天，在美国首次出版３５年后，作为隆美尔富于想象而成功的战斗领导能力的辉煌记录，本书被人广泛引用。战时出版的英语版本是个人藏书里最有价值的书籍之一。国会图书馆和五角大楼里陆军图书馆的所有本书都神秘地失踪了。

	《攻击》的这个版本是本书在美国出版的第一个完整，未删节的版本。早期的版本省略了很多可能对我们的盟友造成尴尬的段落，以及大量的绘画及草图。陆军的版本，很容易理解地，受限于战时的忙乱和急于求成。

	在准备本书的过程中，Ｊ.ＲＤＳＣＯＬＬ重新翻译了德文原文并修改了陆军版本里数以百计的段落。ＢＯＢＨＩＴＴＭＡＮ根据德国和美国的战时版本，辛勤地修改了速绘和草图。他们将这些草图尽可能的和本书所提及地区的大比寸地图比较并提供了大致的度量比例。在少数的例子里，他加入了额外的细节。速绘源于德文原本，可能是隆美尔本人所作。

	作为一个伟大上尉的自传，《攻击》具有历史趣味和历史重要性。在追踪隆美尔从一个中尉新手成长为一个自信的，有适应力的，非凡的指挥员的过程中，本书对隆美尔的思维和性格提供了敏锐的观察。本书也是一部关于战斗领导能力和战争心理学的论文，包含了大量对军队训练者非常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主要的教训就是提醒人们：人才是战斗中的主要元素；赢得战争的是在称职而勇敢的军官领导下的士兵的意志，精神和技能；高昂的士气来源于能够完成困难的任务。

	在历史发生后６１年，本书成书后的３２年，埃文。隆美尔的信息在今天和过去一样地清晰。

	 

	历史处境

	１９１４年初的欧洲是如此掩人耳目地平静。在薄薄的和平外表下，压力正在酝酿，将会很快把现存的国家结构撕地粉碎。

	在整个大陆上，德国由于在１８７０年普法战争的胜利以及快速的工业化取得了主导地位。到１９１４年，它已经建立了一个海外帝国以及一个保护其帝国的海军。它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并走在和其他欧洲强权冲突的道路上。

	法国已经从１８７０年恢复过来，但是失败的屈辱以及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失去没有被忘记。到１９１４年，法国是欧洲大陆上仅次于德国的强权并时刻准备复仇。

	英国日渐担心德国海军对它的海外帝国所造成的威胁。

	在东方长期存在着俄国和处在最终衰弱阶段的奥匈帝国的摩擦。在巴尔干，尤其在塞尔维亚（它对部分奥地利领土有领土要求），建国的鼓动已经达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俄国急于向巴尔干然后向达达尼尔及地中海扩张它的影响，他和塞尔维亚并肩反对奥地利。

	俄国对土耳其帝国的解体也很有兴趣，它支持了几个巴尔干国家在１９１３年成功的把土耳其逐出它的欧洲省分。土耳其因而对俄国产生了深深的怨恨。

	到１９１４年，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已经建立了三国联盟，英国，法国和俄国建议了相对的协约国。双方都在准备战争。

	双方的对立只需要一个导火索就能让欧洲陷入战火。１９１４年６月２８日，一个塞尔维亚人暗杀了奥地利大公ＦＲＡＮＺ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和他妻子，这就是导火索。

	一系列最后通牒、动员，宣战紧接而来。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德国要求俄国停止动员，当这个要求被俄国不屑一顾的时候德国对俄国以及遵守俄法同盟的法国宣战了。德国对比利时的进攻（本书的故事所开始的地方）把英国卷入了战争。

	至８月４号，德国和奥地利所组成的中央帝国（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ＯＷＥＲＳ）已经和比，法，英，俄，塞组成的联盟处于交战状态。意大利保持中立，宣称它只有在三国联盟的其他成员受到攻击的时候才有义务相助。

	不久，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加入了中央帝国，意大利，罗马尼亚，美国和其他国家加入了协约国。

	隆美尔在战争中的经历从其广度上来说是奇特的。他曾服役于比利时，法国，罗马尼亚，奥地利和意大利，并和法国人，比利时人，罗马尼亚人和意大利人战斗过。他的故事开始于１９１４年７月３１日，战争爆发的前夜。

	出版人

	 

	 

	 

	 

	 

	 

	 

	第一章  在布莱德和杜尔贡树林的战斗

	第一节  出征

	1914年7月31日，德国的乌尔姆（Ulm）正弥漫着浓厚的战争气氛，到处都是充满紧张而困惑的面孔，令人难以置信的谣言正在迅速蔓延。从每天破晓开始，所有的布告栏都被人们团团围住，报纸的号外版更是一个接着一个。

	早些时候，第49野战炮兵团所属的第4炮兵连匆忙穿过了这座古老而威严的城市，《莱茵卫士》的歌声在狭窄街道里不断回响着。

	自从3月以来，我就被派到F连担任中尉排长一职。每天上午，我骑马迎着清晨明亮的阳光慢跑。完成例行操练之后，又在数以千计的热情群众簇拥下回到营房。

	下午，当马匹被送回马厩之后，我终于能歇口气了。情势变得如此严峻，我渴望重新回到以前的单位——国王威廉一世步兵团（符腾堡第6团），也就是第124步兵团的第7连。那个连里的弟兄可以说都是我过去两年一手训练出来的。

	所幸天遂人愿，就在这天深夜，我和勤务兵汉勒一起收拾行李，来到了我们的新驻地——魏因加滕（Weingarten）。

	我们的团部设在魏因加滕的一栋老旧修道院里，整个营区活跃异常，各种野战装备正在接受战备检查。1914年8月1日，我向第7连的连部报到，并向那些将和我一起进入战场的弟兄们问好。所有年轻人的脸上都充满了兴奋、活力和期待。我心想：身为一名军官，还有什么能比指挥这样一群战士上战场和敌军厮杀更美好的事呢？

	18时整，团部对我们实施战备检查。团长哈斯上校满脸严肃地检阅了我们这群穿着灰色军装的部下，然后又对我们进行动员。聆听过团长训示后正准备解散，开拔的命令就到了。一切都已成定局，热血澎湃的德国年轻人急于战斗的呐喊声，响彻了这座历史悠久的灰色修道院。

	8月2日是个预示性的安息日，我们团的战前弥撒在明媚的阳光下举行。黄昏时刻，伴随着嘹亮的军乐，光荣的符腾堡第6团在欢呼声中离开驻地，乘火车向拉芬斯堡（Ravensburg）开进。与此同时，浩浩荡荡的军列正向西边集结，向受到威胁的边境前线驶去。然而令人失望的是，我却因为要带领预备队殿后的原因，必须留守驻地，晚几天才能出发。我很担心自己将会错过第一场的战斗。

	8月5日，饱览祖国的崇山峻岭，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开赴前线的旅途竟是如此难以形容的令人陶醉。部队一路唱着军歌，每个车站都有人用水果、巧克力和面包卷欢迎我们。途经科尔恩韦斯泰姆（Kornwestheim）的时候，我还和家人短暂会了面。

	晚上，我们越过了莱茵河。过河的时候，我看见探照灯的光柱穿过天空，搜索着敌人的飞机和飞艇。我们的歌声渐渐平息，士兵们早已不顾形象睡得东倒西歪。我在火车头里守护着蒸汽机，偶尔凝视着周围萧瑟湿热的夏夜，心中不禁思索着接下来的日子里将会发生什么。

	8月6日傍晚，我们抵达了迪登霍芬（Diedenhofen）附近的科尼希马赫恩。我们穿过迪登霍芬向路斯瓦勒（Ruxweiler）徒步行军，大家都很高兴能摆脱拥挤的军列，尽管迪登霍芬肮脏的街道、房子以及沉默的人们留给人的印象总是不太友善。这里的一切，与我的家乡施瓦本（Schwabenland）比起来，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

	我们继续行军。入夜的时候，大雨倾盆而下，没过多久，我们全身就都湿透了，被雨淋湿的背包变得更加沉重。

	多好的开端！虽然偶尔能听到远处传来的枪声，我们全排经过6个小时行军后，还是完好无损地在午夜前后抵达了路斯瓦勒。连长巴莫特中尉早在那里等候我们多时。到达目的地的我们，很快就倒在只剩下麦秆的田地里睡了过去。

	 

	第二节  在前线

	接下来的几天里，艰苦的训练把我们这个战斗力出色的连队紧紧地融为一体。除了排和连的常规战术训练外，上级还特别要求我们加强一系列使用铁锹的训练内容。此外，在几个无法训练的雨天里，我指挥的排还被安排在波林根（Bollingen）地区担任警戒任务。在那里，我的几名部下因为新鲜的面包和油腻的食物而导致胃不舒服。

	8月18日，我们开始向北部推进。我骑着连长的备用马匹，部队高兴地唱着歌越过了德国和卢森堡的边境。那里的人们很友善，为行进中的部队提供了水果和饮料。我们最终到达了布德斯堡（Budersberg），并在那里扎营。

	冒着在法军部署在隆维（Longwy）炮兵阵地射程之内的危险，8月19日清晨，我们向西北移动抵达了达勒姆（Dahlem），搭起了帐篷宿营，歌声在之间传唱，所有的气氛和征兆都预示——第一场战斗即将爆发！而我突然患了急性肠胃炎，这带给了我很大的麻烦！连巧克力、白面包的饮食都无法缓解疼痛。但我并不想告诉别人我身体不舒服，不愿意让人把我当成懦夫看低了。

	8月20日，经过闷热的行军后，我们到达了比利时的梅勒蒂日（Meix-le-Tige）。第1营驻扎在周边，第2营维护当地治安，当地民众非常保守与沉默。万里无云的晴空虽有几架敌机出现并受到我们的对空射击，但毫无战果。

	 

	第三节  对隆维方向的侦察与初次战斗准备

	第二天是个休息日。可是一大早，我和几名军官就奉命去向哈斯上校报到。他命令我们每人各自率领一支5人组成的侦察小组，越过巴朗西（Barancy）和戈尔西（Gorcy）向13公里外隆维附近的高斯（Cosnes）纵深区域进行侦察，以判明敌军阵地的部署和兵力。为了节省时间，我们获准搭乘马车前往我军前沿阵地。不幸的是，当我们还在梅勒蒂日的时候，我们的比利时平板马车失了控，撞上了一个废料堆。这场事故之后，由于马车已经报废，我们只能靠11号公路徒步继续前进。

	战场上开不得半点玩笑，深切意识到这一点的我们行动起来，远远要比和平时期的演习更加小心。小心翼翼的我们隐藏在路旁的沟渠里行进，避开了路上的村镇。这条路蜿蜒着穿过麦田，通往据报几天前已经被小股敌人占领的巴朗西。当我们到达巴朗西的时候，却发现那里早已空无一人。于是，我们继续避开公路，穿过麦田，跨过边境，到达了南部边界的米松树林，然后又向戈尔西前进。基恩陆军中尉率领的另一个侦察小组紧随着我们，当我们通过戈尔西时，他们抢占了一个山顶为我们提供掩护。

	在戈尔西通往高斯的公路上，我们发现敌军的步兵和骑兵正在向戈尔西方向移动。为了谨慎起见，我们离开公路，隐蔽在路两侧茂密的农田里继续前进，最终到达了位于高斯西面500码（1码≈0.91米）的一片林地。我用望远镜观察了地形，并没有发现敌军。当我们穿过一片开阔地靠近高斯的时候，碰到了一位默默干活儿的老妇人，她用德语告诉我们：“法军在一个小时之前已经离开高斯开往隆维，高斯现在没有部队驻防。”这位老妇人说的话可信吗？

	我们穿过麦田和牧场，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枪，手指紧扣着扳机进入高斯。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两侧房屋的门和窗户，提防遭到伏击。然而，居民们却显得很友善，证实老妇人所言不虚。他们为我们拿来食物和饮料，不过我们依旧保持着警惕，在开怀享用之前让他们先品尝了这些东西。为尽快将情况汇报给上级，我征用了6辆自行车，并开具了征用凭据。利用新的交通工具，我们向隆维方向骑行了1英里（1英里≈1.61公里）。隆维周边的敌军阵地已经遭受过大规模的炮击，远处也没有他们的动静。在这种情况下，侦察组的任务已经完成。大家排着严整的战斗队形，保持着相当大的单兵间距，穿过戈尔西向巴朗西行进，随时准备开枪射击。到达巴朗西之后，我一直走在队伍前头，以便尽快回去报告情况。

	在梅勒蒂日的大街上，我遇到了哈斯团长，并向他作了侦察报告。完成任务之后又累又饿，只想跑回营房倒头休息几个小时。不过很倒霉，部队已经在营房前面整装待发。勤务兵汉勒的手脚一如既往地利落，早已将我的东西打包整理好，并为我的坐骑配好了马鞍。在出发之前，我甚至没有足够的时间弄点东西吃。

	不久之后，我们团行军到了圣莱热东南0.75英里的一个小山丘上。当时的天空很阴沉，步枪射击的声音，还有炮声偶尔从南方传来。我们由此知道第1营部署在维朗库尔（Villancourt）一线的前哨部队已经在下午和敌人接上火了。

	入夜时分，我们团的第2营和第3营在圣莱热以南大约两英里的地方宿营。警戒部队被安排在距离他们大约0.75英里远的地方。当我正准备好好睡上一觉的时候，偏巧来了个电话，命令我到距离我们排帐篷50码远的团部指挥所报到。报到之后，哈斯上校询问我是否愿意穿过树林，到维朗库尔的第1营去一趟，具体的任务是沿最短的路线到达第1营，并传达团部的命令，要求他们后撤到312高地。除此之外，我还奉命担任第1营的向导。

	于是，我就带着戈兹下士和两名来自第7连的士兵上路了。凭借指南针辨位，我们在黑暗中穿过了312高地南面的牧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听到了来自我们右侧的自己哨兵询问口令的声音，以及零星的枪声。虽然我们必须不时停下谛听周围的动静，但还是很快爬上了一个林木茂盛而且陡峭的山坡。经过艰苦的攀爬和摸索，我们最终到达了维朗库尔西面的小山头。

	站在山头，向东南方向眺望，我们可以看到隆维遭遇炮轰过后所引发的熊熊火光。穿过茂密的灌木丛，由维朗库尔山头下行，我们突然听到哨兵在近旁大声呵斥：“站住！口令？”这究竟是德国人还是法国人呢？我们搞不清楚，因为大家知道法国人经常用德语问口令。为了安全起见，所有人都迅速趴在了地上。

	至于口令，我们谁也不知道。于是，我只好报上了自己的姓名和军衔，所幸马上被认了出来，这些布置在树林边缘的哨兵恰好是来自第1营的。

	在离维朗库尔不远，镇子南面400码的地方，我们找到了第1营的部队。他们正驻扎在米西拉维尔（Mussy-la-Ville）公路边休息，几个连队靠得很近。

	我向营长考夫曼少校传达了团部的命令，不过命令不可能被执行，因为第1营此时依然配属隆格旅，必须听从他们的调遣。我被带到隆格将军位于维朗库尔西南半英里处山头的指挥所。隆格将军命令我回复团部，在他们旅其他部队尚未赶到维朗库尔之前，他不可能让第1营作备用部队。没有完成任务又疲惫不堪的我们，沮丧地往回向312高地走去。

	我们回到团部时已经过了午夜。我叫醒了团部副官福特斯上尉，并作了汇报。哈斯上校也听到了我的话，显然不是很高兴，随即命令我前往位于圣莱热的第43旅，直接向旅长毛瑟将军报告隆格将军不肯放弃对第124团第1营的指挥。我当时真想向哈斯上校报告说这个任务超过了我的能力，因为我已经在外头跑了18个小时，不管骑马还是步行，我都无法胜任。可我并没有这样做，虽然这个任务很艰巨，可又必须完成。

	我摸索着找到连长的预备坐骑，抓紧缰绳向着北方疾驰而去，最终在离圣莱热东南不远的一个山头上，找到了毛瑟将军的营帐。他听了我的报告也很不高兴，命令我先回团部传达命令，然后再去维朗库尔转告隆格将军，第124团第1营必须在破晓前归团里指挥。

	我在黑夜里，上山下坡，穿越树林，强撑着走了大约8公里，再次来到维朗库尔完成了我的使命。当我回到312高地时，已是破晓时分。所有部队都已准备就绪，早餐已经用完，野战厨房早已向前开拔。好在我的勤务兵汉勒帮我用他的水壶灌了满满一壶咖啡。天色大亮的时候，我们被浓重的大雾笼罩。就在这时，团部的作战命令也下来了。

	 

	战场观察

	面对敌人时，侦察部队的指挥官应该意识到自己责任的重大。每一个错误都意味着伤亡，也许还会让自己的部下付出生命代价。在行进过程中，必须格外谨慎和小心，善于利用所有可能的掩护。行进时，应避开大路，反复使用望远镜观察地形，并将队形拉开适当的纵深。穿过开阔地之前，必须部署火力掩护。进入村庄时，必须将部队分散在街道的左右两侧行进，不能走路的中间，并且保持警惕，随时作好开火的准备。要注意及时汇报侦察结果，拖延将会降低情报的价值。

	和平时期应注意军事地形学方面的学习，强化按方位角行进的技巧，掌握夜间使用夜光指南针保持方向感的能力，并有意将部队拉到复杂地形及茂密丛林中反复训练。

	除此之外，战争也是对士兵体力与意志最严峻的检验。基于这个原因，在平时训练当中，就应该用最严格的标准要求你的部下。

	 

	第四节  布莱德战役

	大约在凌晨5点，第2营开始向布莱德（Bleid）东北方1.5英里的325高地开拔。浓雾笼罩着满是露水的地面，目视距离被限制在区区50码之内。营长巴德少校派我到前面探路。这时的我快要坚持不住了，因为过去24小时内我的屁股几乎就没离开过马鞍。乡间道路的两边到处都是篱笆和充当篱笆的树丛，方向很难辨别。还好，在地图和指南针的帮助下，我最终找到了325高地。全营都被拉上了高地，并在东北面的斜坡上完成部署。

	随即我们部署在324高地南面和西面斜坡上的先头部队就和敌人在雾中遭遇了，好几个方向都传来了短暂的射击声。

	偶尔会有子弹从我们头上呼啸飞过，那声音所带来的感觉真的无法用语言形容。我们这边的一名军官骑马往敌人那边冲了不到100米就遭到近距离枪击，以牙还牙，我们的步兵也冲上去抓住了一个穿红裤子的法国人，并将他俘虏了。

	后来，我们听到我军指挥官在左后侧下达命令：“一半向左，前进，注意拉开间距！”

	这之后，一条散兵线突然在大雾中出现，构成了第1营的右翼。与此同时，连长命令我展开我的排，与第1营右翼相互呼应，向布莱德的东南方向推进。

	我随即掉转马头跑向汉勒，用我的手枪换了他已经上好刺刀的步枪，然后命令全排展开。我们拉开散兵线，穿过325高地南坡上的马铃薯田和菜园，向布莱德方向前进。大雾笼罩着地面，能见度依旧只有50至80码。

	突然，一排子弹从近距离向我们扫射过来。我们扑倒在地，隐蔽在马铃薯田里，听着子弹从我们头顶高处飞过。我用望远镜观察了一下地形，并没有发现敌人，但可以肯定，敌人就在附近。我率领全排朝他们冲了过去。可惜在我们看到他们之前，法国人就已经跑了，只在菜园里留下了明显的痕迹。我们继续向布莱德方向挺进，由于行动过于迅速，我们和第1营的右翼失去了联系。

	这之后，又有几排子弹从大雾中向我们射来。可是每次当我们发起反击的时候，敌人就迅速撤退了。我们继续前进了800米，没碰到什么麻烦。忽然，一道高耸的篱笆在我们右后侧从浓雾中显露出来，我们看见了一座农场的轮廓。与此同时，我们还分辨出了位于左侧的一丛灌木。我们一直追踪的那股敌人的脚印转向左边上了斜坡。难道布莱德就在我们前面吗？我命令全排隐蔽在篱笆下，派出一个侦察小组，全副武装去和我们左侧的友邻部队联系。到目前为止，我的排尚无损失。

	安顿好全排之后，我和欧斯特塔格中士以及两名侦察兵继续向前，搜索前方的农场。我们到达了农场建筑物的东边，发现有一条狭窄的土路通向左下方的公路。在公路边上，我们还可以从浓雾中辨认出另外一组农场建筑。毫无疑问，我们是在布莱德的米西拉维尔一侧。我们小心地接近公路。接近公路之后，我仔细察看了那组农场建筑的拐角处。在那儿，也就是离我右侧大约20步的距离，有15至20名法国人正站在公路中间，喝着咖啡聊天。他们的步枪很随意地拿在手上，一副散散漫漫的模样，根本没有发现我的存在。

	我敏捷地撤回到建筑物后面。这时的我是否要把部队拉上来呢？不！有我们4个人就够应付得了。我很快向部下说明了我的意图，我们就打开保险，从建筑物后面跳出来，站直身子，向附近的敌人开火。一些敌军马上被打死或打伤，但大部分人跳到台阶、花园矮墙，以及木头堆的后面寻找掩护，并向我们射击。于是，近距离的激烈交火就此开始了。我站着端枪瞄准目标，此时，我的目标离我大约20码远。他躲在一幢房子的台阶后面，掩护良好，只露出部分头部。我们几乎同时瞄准对方开火，但都没打中，对手的子弹擦着我的耳朵飞过。我保持镇定，快速推弹上膛，冷静迅速地再次瞄准。用标尺固定为440码的步枪射击距离20码的目标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我们从来没在平时的训练中考虑过这种情况。幸运的是，我的枪响之后，敌人就头朝前倒在了台阶上。

	这时，还有大概10个法国人和我们对抗，其中的几个掩蔽得很好，根本发现不了。我向部下发出了冲锋的命令，一阵呐喊之后，我们冲上了村庄的街道。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法国人突然从门缝和窗户向我们开火。他们的人实在太多了，我们只好被迫后撤。还好，我们安全撤回了篱笆那里，并没有遭受什么损失。在那里，全排已经作好支援我们的准备。不过由于我们及时后撤，当时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于是，我命令他们回到篱笆那里，继续隐蔽。敌军依然从村庄街道的远处，隔着大雾向我们射击，不过弹道很高，没什么准头。我用望远镜勉强找到了这些位于70码外的目标，发现敌人正同时从一幢农舍的屋顶和周围的地面向我们射击。其中，有好几支枪管是从农舍屋顶伸出来的。这种射击方式显然限制了他们的视野，因此他们发射的子弹只能从我们头顶高高地掠过。

	我究竟应该等待其他部队上来支援，还是率领全排一起冲进布莱德？在我看来，第二个方案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通过观察发现，我们面前最强的一股敌军，此时正位于远处路边的一幢建筑物里，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攻占这幢建筑物。

	我的攻击方案是留半个排担任掩护任务，向建筑物底层和屋顶的敌军不停地开火。同时，另外半个排担任突击任务，绕到建筑物的右边进行强攻。

	突击组很快便就近找到了几根圆木充当破门工具。我们还收集了一些稻草，准备必要时点火把暗处的敌人熏出来。当掩护组沿着篱笆趴下，作好射击准备之后，突击组也已经一切就绪了。

	随着我的一声令下，掩护组开火了。我率领突击组穿过街道随即冲到右边，来到几分钟前我刚离开的位置。此时，敌人密集的步枪火力也开火了，但大部分是对着篱笆后面的掩护组开的。攻击组这时已经占领了建筑物外面的死角，那是敌人火力打不着的安全位置。在猛烈的撞击下，门被撞开了。我们顺势把燃烧的稻草丢进了满是谷物和饲料的建筑物，然后封死大门，任何妄图逃出来的人都会落到我们的刺刀上。不一会儿，火焰从屋顶冒了出来，幸存的敌人放下武器投降，我们的损失不过是几名士兵受了轻伤而已。

	我们从一幢建筑物冲向另一幢建筑物，掩护组也同时跟进。每当我们遇到敌人，他们不是掉头就跑，就是利用建筑物寻找掩护，但很快都会被我们干掉。现在，与第1营伴随前进的第2营也奋力冲进了到处起火的村庄。村子里步枪子弹四处乱窜，伤亡开始大增。

	在一条小路上，我遇到了一座四周有围墙的教堂。法军密集的步枪火力正从那里向我们射击。我们利用现有的地形掩护，从一幢房子迂回到另一幢房子，很快就接近了敌人。然而，就在我们准备发起冲锋时，敌人却主动向西撤退，消失在浓雾里。

	此时，我们的左翼受到来自布莱德南方的火力制压，伤亡开始上升。四面八方都能听到医护兵紧张的喊叫声。一座洗衣房的后面被开辟为临时救护站，那里的场景堪比地狱。很多人伤得很严重，痛苦地哀号着，还有一些人看起来好像已经上了天堂，眼里还带着英雄般的平静。

	法国人依然占据着布莱德的西北和南部地区，我们身后的村子仍在燃烧。这时，太阳早已驱散了浓雾，我们留在布莱德不可能再有什么作为。于是，我开始收拢部队，为伤员安排了担架，然后向东北方向转移。我的目的是要离开这个人间地狱，重新建立据点。然而，熊熊燃烧的烈火、令人窒息的烟雾、烧焦的木头、倒塌的建筑物，以及到处乱窜、惊慌失措的牲畜迟滞了我们的行军速度。终于，快要窒息的我们来到了一片开阔地。大家首先照料伤员，然后集合了大约100人向布莱德东北方向300米的一处洼地前进。在那里，我把我的排部署在洼地的西边，然后和各排排长一起去对下一处要抢占的高地进行侦察。

	在我们的右前方是依旧被浓雾笼罩的325高地，我们无法确认南面山坡农田里躲藏着的究竟是敌还是友。在距我们大约800米远的一片黄色麦地的边缘，我们发现了法国步兵特有的红色裤子，人数大约有1个连。在通往左侧的洼地里，也就是我们的后方，布莱德的战斗依旧在激烈地进行着。

	我的连和第2营到底在哪里？难道他们只是一部分到达了布莱德，大部队还在后面？我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呢？我不想带着我的排无所事事，于是，我决定攻击位于我们对面、属于第2营攻击范围内的敌军。我们在山岭后面完成部署，迅速进入阵地，然后全排开火，一切都像平时演习一样镇定和准确。很快，我们展开攻击队形。一部分隐蔽在马铃薯田里，另一部分隐蔽在橡树后面，大家耐心而准确地射击，一切就像平时训练所要求的那样。我们的先头班刚一进入阵地，敌人的步枪火力就跟着扫了过来，不过弹道还是偏高，只有几颗子弹落在了我们周围。就这样，法军15分钟火力袭击的唯一战果就是在我手下某位士兵的杂物袋上穿了个洞，大家根本就不再害怕他们了。在我们右后方800米的地方，友军正通过325高地向前推进。我的右翼由此得到掩护，全排可以展开进攻了。我们像平时训练要求的那样，交替掩护，向前冲锋。不久之后，我们来到一处位于敌军火力死角的洼地。后来，几乎全排都挤到了这个处于死角的斜坡上。直到这时，我们依然保持着零伤亡的纪录，这主要得感谢法军的射击技术实在太糟糕了。全排上好刺刀，推进到可以向敌军阵地发起冲击的距离。这期间，敌军的火力并没有给我们多少麻烦，因为他们的射击目标主要是位于我们身后一段距离的其他部队，大部分子弹从我们的头上飞过去了。突然，敌军的火力全都停了。我怀疑敌军正准备对我们发起冲锋，于是就率领大家抢先对敌人阵地发起冲锋。可是我们除了几具尸体之外一无所获，因为这个阵地已经被放弃，法军已经穿过庄稼地向西撤退了。我和我的排此时再次处于我军战线的前哨位置。

	我决定等待右翼部队上来，于是便命令全排占领法军刚刚遗弃的阵地。这之后，我和第1战斗小组组长——一位来自第6连的士官长，还有班特勒中士一起向西搜索前进，去侦察敌军的撤退路线。在这个过程中，全排始终和我们保持联系。在布莱德以北大约400米的地方，我们到达了连接热维蒙和布莱德的公路，而且一路上都没有碰到敌军。公路逐渐向北延伸，坡度越来越大。穿过一个山口之后，四周丛生的灌木挡住了来自正西和西北方向的视野。我们顺势利用其中的一丛灌木建立隐蔽观察点，奇怪的是并没有发现敌军的任何撤退迹象。突然，班特勒用手指着右侧（北方）大约150米处，报告说庄稼地里有东西在移动。通过仔细观察，我们最终发现了法军士兵背包上携带的金属餐具的反光。此时，我方火力正在山脊和325高地西面之间的开阔地反复扫射，法军就在我们的火线下撤退。我估计大约有100名法军正成纵队笔直地向我们所在的位置前进。他们隐蔽得很好，没有一个人敢把头从庄稼里探出来。

	 

	第五节  渡过默兹河，在蒙特与杜尔贡树林的战斗

	在隆维的战斗之后，我们先向西南方向，后来又转向正西方向追击敌军。在希埃（Chier）和奥坦（Othain）地域，我们经过一场短暂却激烈的战斗。法国炮兵用密集而精准的弹幕掩护他们的步兵撤退，有时甚至疯狂到了宁愿牺牲自己人的程度。在8月28日和29日的两晚上，第124步兵团第7连被派到雅梅兹（Jametz）南部担任战斗警戒任务，他们构筑了坚固的战壕。

	8月29日，部队继续推进到了默兹（Meuse）河。在我们休息的那段时间，走在纵队前面的第13工兵连在雅梅兹西部遭到来自附近树林里敌人的突然袭击，紧接着就发生了激烈的肉搏战。最终，工兵用圆锹和斧头击退了敌军，双方都蒙受了重大损失。第123步兵团全团和第124步兵团的第3营也遭遇了敌人，最终俘虏了法军在蒙梅迪要塞的守将和2000名驻军。当时这两个团正试图抄近奔赴凡尔登（Verdun），我们后来也曾经路过这个血腥屠场。

	在米尔欧（Murveaux）东部，法军从默兹河西岸的阵地上用炮弹向我们致意，但几乎没有对我们造成损失，因为炮弹的空爆引信被设定得太高了。接近正午的时候，我们正顶着炙热的烈日，经默兹河向丹村（Dun）前进，法国人的炮火逐渐变得越来越猛烈。我们营被部署在丹村东面1500米的树林里，各连在林地间分散组成几个阵地。没过多久，法国人的炮弹就开始向这里倾泻。我们听着炮弹的爆炸声由远而近，几秒钟后就落在了我们的头顶上，其中的一些命中了树木，另一些则钻进深深的泥土里。弹片在空气中呼啸而过，爆炸溅起的草皮和树枝纷纷掉落在我们头上。炮弹的落点时远时近，每次的爆炸，我们都不得不趴在地上缩成一团。尽管我们营留在那里直到晚上，但伤亡却出奇地低。

	在我们前方的树林边缘、离丹村东南方向900米的地方，第49野战炮兵团的第4连正驻扎在那里。就在一个月之前，我还曾在这支部队服过役。他们正从半遮蔽的阵地和敌人激烈对射，但却无法遏止法军的炮火，因为法军在装备上占优势。炮兵连的装备和人员已经遭受重创。

	第2营在暮色中回到米尔欧，我们在开阔地上度过了整个夜晚。那天夜里，我胃痛的毛病又犯了。过去一整天，我除了几把谷物以外什么也没吃，因为我们的后勤补给已经开始出现问题。

	8月30日清晨，法军的炮火打断了我们的祈祷仪式，默兹河上的炮战变得激烈起来。令我们很高兴的是，驮马牵引的210毫米重炮已经进入阵地。不久之后，它们巨大的炮弹就朝着敌人呼啸而去。

	8月30日晚至31日凌晨，我们都待在默兹河附近拥挤的宿营地里面。早晨，第2营通过工兵在默兹河上搭建的浮桥，途经米利（Milly）向萨塞（Sassey）进发，去那里担任第53旅的前卫。当第2营前进至蒙特德旺萨塞时，我们找到了一个地下室，俘虏了26名法军。他们隶属于法军的第124步兵团，真巧，和我们团的番号一样。

	在蒙特西南的入口处，我们的尖兵遭遇到来自蒙特西面居高临下的猛烈火力攻击。没过多久，我们的炮兵也开始由萨塞西南的山头向蒙特开火。这实际上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因为就在半小时前，骑兵的侦察小组曾遭受到来自蒙特方向的敌军射击，我军的炮兵依据他们的报告组织反击。结果敌人撤走了，我们却撞到了自己人的枪口上。炮兵们过了一会儿之后发现自己犯了错误，才停止了这种愚蠢行为。

	第7连的一个排出发去攻击蒙特西面山头上的敌军，但却遭到敌人的火力阻击。我军又增援了一个排的兵力，也没有改善这种糟糕的状况。兵力远远占优势的法军从容地隐蔽在坚固阵地中居高临下倾泻火力，给被迫仰攻的我军步兵造成了严重伤亡，尤其是我们当时根本无法进行有效还击。

	在我军的进攻被法军击退后，第7连被撤下来去增援第127步兵团，因为该团在蒙特以南两公里处的杜尔贡（Doulcon）树林里也遭受到敌人的顽强阻击。第7连穿过蒙特向西南方向突击前进，他们隐蔽在山岭后成纵队前进，敌人根本无法发现他们。最终，第7连抢占了297高地。当我们连队到达蒙特树林准备向前靠近的时候，法军的炮火迫使我们停下来就地卧倒。我们在树木后边、洼地里、平地上都发现了我军的遮蔽阵地，却没有找到第127步兵团的踪影。

	在连长的命令下，我带着两个人向杜尔贡树林的南部边缘搜索，希望能和第127步兵团联络上。在到达目的地之前，我们遭遇了好几次袭击，却没有发现友军的踪迹。在树林下方的默兹山谷里，丹村地区正在遭受法军的猛烈炮击。通过弹道分析，我们推断法军的炮兵阵地就部署在默兹河西岸的连绵山脊后面。这时的我们，既看不到敌人的步兵，也看不到我们自己的步兵。

	于是，我们只好返回部队，和连队通过一条林间小路向西前进。在到达一片大约100平方米、由于砍伐形成的林间空地时，我们在各个方向安排了哨兵，然后保持着行军队形休息。为了找到第127步兵团的下落，连长向各个方向都派出了侦察小组。就在他们还没有走出我们的视线时（我们休息了大约5分钟），法军就开始猛烈炮击这块空地。炮弹如雨点般落下，我们试图以灌木为掩护，并用背包构成应急的工事。炮击持续了几分钟，猛烈的炮火使我们根本无法向任何方向移动，好在最终没有造成什么伤亡。我们的背包挡住了几块弹片，有一个人的刺刀被弹片打成了碎片，却因此救了他一命。法国炮兵为什么能在树林中这么快地确定我们的位置，并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轰击我们，这对我们来说真是个谜。难道这只是一个巧合吗？

	就在这时，侦察组的人带着第127步兵团的一个重伤员回来了。这个伤员说，第127步兵团在几小时前已经撤退了，只留下伤员和阵亡者。不过在两个小时以前，有两支法国营级部队从他面前经过向北面去了，他相信这些部队目前仍在树林里。

	如果真的只剩下我们一个连，在这种情况下恐怕前景不妙。是否应该返回？就在我们犹豫不定的时候，我们营及时跟了上来，这解决了我们的难题。在和营长商量之后，决定由我们连担任前卫向西运动，我所在的排则担任全连的尖兵排。

	5分钟后，我们听到尖锐的轻武器射击声以及叫喊声，声音来自我们的右侧大约1公里之外。我们转向枪声的方向，走上了一条两侧都是浓密灌木的狭窄小径。走到小径一段笔直的路面的时候，我们辨认出前面大约100米的地方有一些黑色的物体，从我们耳边嗖嗖飞过的子弹表明了他们的身份。我们以灌木为掩护，全连沿小径的两侧向前突击。敌人的火力很密集，但大多数都是乱枪打鸟般的无的放矢，反倒是跳弹导致了一些人受伤。我们匍匐着穿过灌木前进，直到距离敌人阵地150米的时候才开火。由于灌木过于茂密，我只能看到身边的几个部下，更不用说指挥全排了。

	后来，光线突然变亮了，这说明我们来到了一片林木砍伐后形成的空地。通过枪声判断，我们此时距敌人还有大约100米。我率领全排发起冲锋，突进到了一片空地。没想到这片空地上长满了黑莓，以至于令我们不能迅速通过。敌人猛烈的火力迫使我们卧倒，我们就此与他们展开对射。尽管双方距离只有不到50米，但是由于敌人躲在浓密的枝叶和灌木丛后，因此很难射中目标。其他两个排上来之后，我们每个人保持两三步的间距，呈战斗队形展开。连长命令：“继续射击，实施敌火下运动。”

	在我右侧没几米的地方，连长巴莫特中尉趴在一棵橡树边，想动一步都不可能。所幸敌人的弹道很高，准头很差。不过即便这样，也还是有人中弹了。

	我方零星的步枪还击目的是为提供掩护，不过当地的土质，还有不断落下的树叶、树枝却让这个活儿变成一件苦差事。突然，有人竟然从后面朝我们开火射击。子弹就打在我的周围，还溅了我一脸土。我左边的人猛地哀号一声，倒在地上痛苦地蜷起身子。因为被子弹打穿，他痛苦地叫喊：“救命啊！医护兵，我中弹了！”我爬到这个伤员旁边，可为时已晚，扭曲的脸说明了他的伤情非常严重。这个人双手紧紧抓住地面，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就这样，我们又失去了一位英勇的士兵。由于我们所处的位置几乎没有掩护，敌军两个方向的火力使我们置身于异常危险的境地。看起来，我们营是中了敌军的埋伏。我们刚一走进伏击圈，双方就开始猛烈交火。周围茂密的灌木丛让突围变得几乎不可能。由于受到后面敌人的牵制，我方的右翼火力减弱了，敌人的火力却反而有所增强。一颗子弹恰好打在我用来挖壕的圆锹上。又过了一会儿，连长巴莫特中尉的腿也中了一枪。由于连长受伤，我便开始代理指挥这个连。

	就在这时，我军在我们右翼发起了进攻。大家可以听到战鼓声、军号声、吼叫声，还有法军机枪有规律的射击声。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随后，我命令第7连从左侧绕过空地实施进攻。部队向前冲去，大家很高兴能离开这个鬼地方，决心突出重围。敌军向我们开了几枪，企图阻止我们（和右翼部队）的会师，但当我们冲到空地上的时候，敌人已经消失在灌木丛里了，我们便开始乘胜追击。我率领全连准备抢占的目标是杜尔贡树林的南部边缘，因为在那里，我们有可能趁敌人撤退过程中必须穿过一片开阔地的时机，给他们造成额外的杀伤。在我们面前那个山丘的南面，紧挨着一块广阔牧场的边上就是布里埃农场。在那个山丘的后面，靠近我们右侧的地方，可以看到一支法军炮兵部队正朝着丹村方向的默兹山谷射击。令我感到奇怪的是，我们始终没有看到敌人的步兵。不过从某些迹象判断，他们似乎已经撤到西面的树林里了。我们现在和连队失去了联系，我手下总共只有12名士兵。第127步兵团的一个侦察组从我们左侧上来告诉我说，第127步兵团正要从布里埃农场的树林里发起攻击。很快，我们就看到他们呈战斗队形向前推进了。我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究竟是等连队的其他部队上来，还是就用我手上仅有的12个人去攻击那个法军炮兵连。

	我决定不再等待，而是寄希望于连队的其他人能在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及时跟进。我们急行军到了布里埃农场西面大约600米处的一块洼地，然后开始朝法军炮兵连的方向匍匐前进。从炮声判断，我们之间的距离不到100米。在我们的左翼，第127步兵团的前锋部队正逼近农场。天渐渐黑了，突然，我们遭到了自己人来自农场方向的火力袭击，第127步兵团的战友们肯定是把我们当成法国人了。

	射击火力越来越密集，我们被迫卧倒，挥动头盔和手帕，企图让他们意识到我们的身份，可是一点儿用处也没有。在我们附近没有任何掩蔽物，步枪子弹打在周围的草地里，逼得我们只能紧紧地贴在地上，乖乖地被自己人当成靶子练习。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里已经是第二次被自己人误击了！这时的感受真是度日如年。当子弹从头顶飞过的时候，我可以听到部下们的抱怨和诅咒。我们祈祷着天快点儿黑，因为这是我们得救的唯一机会。终于，他们停火了。为了不招来更多的子弹，我们暂时继续留在原地。等了几分钟之后，才小心翼翼地爬回后方的洼地，好在12个人都毫发无损。

	现在再去攻击法军的炮兵为时已晚，而且我的胃也不允许我这么做了。当我们返回下午的战场（杜尔贡树林）时，晦暗的月光从稀疏的云彩中穿透出来。我们并没有找到连队的任何踪迹。后来我才得知，原来是有一位士兵跑去报告连里的军士长，说我已经在树林的战斗中阵亡了。于是，军士长就集合队伍，退回了本营在蒙特附近的阵地。

	穿过杜尔贡树林的时候，我听到伤员们绝望的呻吟声此起彼伏，这样的“招魂曲”实在令人心酸。这时，附近的灌木丛中传来了低沉的声音：“兄弟，兄弟……”我走过去一看，发现是第127步兵团一位胸部受伤的年轻小伙子，他正躺在满是石头的冰冷地面上。当我们弯下腰为他查看伤情的时候，这位可怜的小伙子啜泣起来，因为他实在不想就此死去。我们用他自己的外套把他裹了起来，还给了他一些水，尽可能想让他舒服一点。突然，四面八方都传来了伤员们的惨叫声。有一个人正在用令人心碎的声音叫着妈妈，有一个人正在祈祷，还有很多人正在痛苦地叫喊，其中还夹杂着法语。“主啊，保佑这些弟兄，保佑这些弟兄……”听着这些受尽折磨、很可能就要死去的人所发出的凄惨叫声实在太令人难受了！我们竭尽所能帮助他们，而且一视同仁，并没有自己人和敌人的区别。由于没有担架，我们无法把这些重伤员带走。如果改用背负的方式，那只会对伤员造成更严重的伤害。所以，我们还是把他们都留在了那里。

	我们又累又饿，临近午夜时分才到达蒙特。这个村庄已经遭受了严重破坏，有几幢房子被完全摧毁，不少死去的马匹躺在狭窄的街道上。在一栋房子里，我恰好碰到了卫生连，于是就向该连的连长报告了杜尔贡树林里伤员的情况。连长同意去救援他们，我的一名部下自愿担任向导。这之后，我试着为大家寻找今晚的栖身之地。我们和营部联系仍然中断。

	走着走着，我们发现有灯光正从一幢房子的百叶窗透射出来，于是就走了进去。房子里大约有十多个女人和女孩，她们对我们的到来显得很害怕。我用法语问候她们，并请求她们为我和我的部下提供一些食物，还有一个可以睡觉的地方。我们的要求很快得到了满足。躺在干净的床上，我很快就酣然入梦。天亮之后，我们继续寻找第2营的踪迹，最终在蒙特的东边遇到了他们。

	大家对我们的归来普遍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他们原本都认为我们肯定凶多吉少。由于连长负伤，营里指定由艾科尔兹中尉负责指挥第7连。当天晚上，我们在蒙特宿营，连队在村子的入口处安排了哨兵。我从法国人的商店为自己和汉勒弄了两瓶酒后，就在一张颇具皇家气派的床上睡着了，可是这张豪华大床却为我们留下了纪念品——跳蚤的叮咬。

	 

	战场观察

	大部队中途休息时工兵连遭受的袭击给了我们一个教训，那就是：团队中的任何人都应该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不能过分依赖别人，尤其是在面对复杂地形和具有高度机动能力的敌人的时候。

	第7连在丹村东面树林里的时候，遭受了法军炮火相当长时间的轰击。如果有一发炮弹落在我们中间，那至少会有两个班的损失。随着现代武器杀伤力的增强，保持分散队形和及时挖掘散兵坑的意义显得至关重要。无论敌人是否发动炮火袭击，部队都应该及时挖好散兵坑。宁可备而不用，也不能用而不备，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

	蒙特的战例说明，对敌人曾经到过的地方都进行仔细搜索很有必要。我们俘虏的那26名法军也许只是战场上的逃兵，但也有可能是敌军预留的部队，就等我们穿过镇子时执行伏击的任务。

	骑兵侦察组半小时前关于他们曾经遭到来自蒙特方向炮击的报告，导致我们自己的炮兵在第124步兵团占领蒙特后，仍在向那里实施不必要的炮击，而且还造成了自己人的伤亡。有鉴于此，步兵和炮兵之间保持良好的通信联系很有必要，而且炮兵也有必要对战场态势保持不间断的侦察。

	我们连在杜尔贡树林所遭受的法军炮击，说明了在敌火射程内采取密集队形行军或驻止是个愚蠢的决定，很可能会在现代炮兵的火力袭击下造成惨重的伤亡。

	杜尔贡树林的战斗突显了进行丛林战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在丛林战的情况下，一个人可能根本看不到任何敌人。因为子弹打中树木所发出的响声，还有无数在空中乱飞的跳弹都可能让人无法准确判断敌人的方位。除此之外，在丛林战的情况下，辨别方位以及保持部队上下的联系畅通都很困难，指挥官常常会顾此失彼。掘壕据守在丛林战中也很困难，因为地下有大量的树根盘根错节。杜尔贡树林的战例充分说明了以上几点。在那次战斗中，我们根本无法构筑阵地，自己人还在我们屁股后面开火，让我们陷于进退两难的险境之中。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不论在行进中还是丛林战中，部队前锋都应该尽可能多地部署一些机枪火力。要知道，不论在遭遇战还是进攻战当中，机枪都是绝对不可或缺的角色。

	 

	 

	第二章  在热斯内、德福依树林和伦贝尔库尔的战斗

	第一节  在热斯内的战斗

	1914年9月2日凌晨，我们营已推进到了位于丹村前方的一座名叫维莱德旺丹（Villers-Devant-Dun）的村庄，并在那里短暂休整。这之后，我们又在灿烂阳光的陪伴下马不停蹄地通过了昂德维尔（Andeville）罗莫维尔（Remonville），一直到了朗德尔（Landres）与团部会师。这时的敌人早已撤退，默兹河已经成了我们的后方。尽管几天以来我们遇到了一些麻烦，但是部队的士气依然高昂。军乐队敲敲打打，气氛好像在演习。向南边的凡尔登方向望去，我们可以看到火炮发射时的闪光，听到炮弹爆炸的轰隆巨响。就这样，我们在烟尘与热浪陪伴下向西开进。

	那天下午，我们团突然在朗德尔转向东南方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第11后备师遇到了敌人的阻击，因此我们第124步兵团必须赶去支援他们。在距离热斯内（Gesnes）西北方向1.5公里的树林里，我们一进入法军炮火的射程，就经受了他们的炮火洗礼。

	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营暂时停止前进。我奉命组织侦察队前往热斯内开辟一条安全走廊，以利大部队通过。我和一位士官一起穿过茂密的灌木丛，到达了树林南部的边缘地带。在那里，我们遭到了来自右翼的火力袭击，并被迫寻找掩蔽。后来，我们向左侧继续摸索，终于发现了一条不容易被人发现的小路。我们赶紧回去报告，可就在回程的路上却发现营部已经转移了，只留下汉勒一个人还有三匹马在那儿等我们。汉勒向我报告说全营已向右翼实施转移。

	敌人的炮火依然沿着树林边缘射击。为了向部队报告侦察结果，我、汉勒和那位士官只好骑马向着热斯内飞驰而去，可是走出树林的我们并没有发现营部的去向。或许他们已经翻山头向热斯内转移了吧？在那里，我们遇到了第11后备师的一支连队。他们的连长已经阵亡，于是我便被要求去暂时指挥他们作战。这之后没多久，又有3支失去指挥官的连队划到了我的麾下！我便带领着这支规模不算小的部队，从树林出发，向着热斯内方向前进。后来由于形势所迫，我们只好在距离热斯内西北方向1200米处的一个山坡上暂时驻扎。此时，我们前面的那道山脊正遭受着法军步枪、机枪和火炮火力的猛烈射击，看起来似乎是我们的部队正在那儿和敌人交战。趁着手下部队正在重新编组的当口儿，我骑马来到防线后方找到一个反斜面，并把马系在了灌木上。在那道山脊上，我终于找到了第124步兵团第1营的部队。他们已经和第123步兵团的一些部队混杂在一起，正和热斯内南部及西南部山头上的敌人激烈交战。我们的进攻被敌军密集的火力网所阻挡，大家正忙着在敌火下挖壕沟。

	对面的敌人隐蔽得很好，用望远镜也很难发现他们的确切位置。他们的炮兵更是让我们吃尽了苦头。对我们来说，第2营的行踪依然是个谜。他们是否还在我们后方的树林里呢？在骑马回去的路上，我碰到了第123步兵团的一位上校，并向他报告了我对山头上作战态势发展的忧虑，以及我代为指挥的那几个连队的位置。之后，这位资深军官接管了由我暂时指挥的部队。这的确让我感到有些失落！现在，我可以自由地去继续寻找第124步兵团第2营了。可我最终仍然没有找到他们，于是只好骑马返回了位于热斯内西北1200米山头上的我军阵地。在那里，我将还留在那儿继续战斗的第124步兵团第1营的残部召集起来，很快地，便有大约100人成了我的手下。

	后来，法军炮兵开始实施火力急袭，并在几分钟之内就几乎把我们周围轰得乱七八糟。好不容易，法军的炮火终于沉寂下来。我继续出发，在热斯内西面的山头上寻找第2营，直到很晚。很不幸，仍然没有找到。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打道回府。大家现在都已精疲力竭，而且从早晨开始就没吃什么东西，每个人又饿又渴。不幸的是，我无法提供口粮给他们，因为我也怀疑野战厨房是否能穿过热斯内的树林。我打算天一亮就向西，朝艾克塞蒙特（Exermont）出发，在那儿，应该能找到我们的团部。

	夜晚平静地过去了，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接近清晨的时候，气温无情地下降，闹别扭的胃像闹钟一样准时叫醒了我。

	黎明时分，法军的步枪、机枪火力又开始在漫长的战线上扰人清梦。部队向艾克塞蒙特方向撤退。在艾克塞蒙特东北方向两公里的一处洼地里，我终于找到了团部。在团部附近，我找到了第124步兵团第2营的部队，此时他们正担任团的预备队。汇报完情况之后，我被委派了一个新任务，接替营里负伤副官职务。这里的伙食一点也不比前方好，不过为了安抚频频抗议的胃，我只好勉强吃了些麦粒粥糊口。

	后来，我又听到了轻武器射击的声音，不过此时炮兵似乎已经停止了射击。大约在9点的时候，营长带着我上去侦察。过去的一天，第1营和第2营成功占据了艾克塞蒙特和热斯内之间的山脊。在行进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昨天战斗留下的惨状：到处都是尸体。其中就有我认识的莱因哈特上尉和霍尔门中尉。来到第一线我们发现那里的人都挖了散兵坑，据守在特龙索（Tronsol）农场的敌军也看不出有什么异常。于是，我们只好失望地回到营里。

	接下来，我的任务是找到营里的野战厨房，并把他们带上来。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因为部队已经超过30个小时没东西吃了。可是糟糕的是，压根儿就没人知道野战厨房现在在哪儿！我尝试在热斯内和罗马涅（Romagne）的树林里搜索。我先去了罗马涅树林，那里充斥着隶属于第2后备师的车辆；后来又去了热斯内树林，因为我依稀记得野战厨房的行进路线是经由艾克塞蒙特到达热斯内，可是热斯内那里空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于是，我又向位于两条战线之间山谷里的艾克塞蒙特奔去。此时，两边高地上的人都已经停止了射击。在热斯内西南一公里处，我碰到了第2营包括野战厨房在内的辎重队。我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们已经越过了战线。不久之后，几个侦察兵带来消息说我们团已经在15分钟之前开始出发。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把野战厨房留在原地。

	特龙索农场周围山头上的敌人早已从南面撤退了，我们因此并没有遭遇进一步的抵抗，只是遇到了敌军留下的尸体和重伤员。全团在农场周围搭起帐篷宿营，我的马则在兽医那儿找到了自己的安乐窝，这几天的风寒劳顿之后，它也需要好好休息了。

	 

	第二节  通过阿戈讷的追击，在普雷兹的战斗

	9月4日，我们沿埃格利斯枫丹—埃皮农维尔—维里—谢皮—瓦雷纳（Eglisfontaine-Epinonville-Very-Cheppy-Varennes）的路线向布鲁勒（Boureuilles）推进。沿途满是敌军仓促撤退留下的痕迹，步枪、背包和车辆丢得到处都是。炎热的天气以及漫天飞舞的烟尘阻碍了我们的行军速度，大家晚上很晚才到达布鲁勒。那天晚上，胃又把我搞得彻夜难眠。

	次日，我们经由阿戈讷（Argonnen）向布勒伊（Briceaux）推进，沿途还路过了克莱蒙（Clermont）和雷伊莱特（Les?Ilettes）。虽然没和敌军发生正面接触，但我们判断，敌军的后卫部队离我们只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路程。当时，凡尔登就在我们东北方向28公里的地方。我们在布勒伊短暂休整。这儿的条件还算不错，有床垫睡觉，有热饭吃。对我们而言，这就足够高兴一阵子了。就在这天，乌利希上尉接管了第2营的指挥权。

	9月6日刚破晓，我们就派了一组骑兵出去侦察。他们在布勒伊偏南方向的树林里遇到了火力攻击。大约9点的时候，全团从布勒伊开拔，准备向西南方向展开部署。我们的尖兵在隆格（Longues）树林与敌军遭遇，第1营顺势展开攻击，很快就占领了特维安库尔（Triancourt）到普雷兹（Pretz）之间的公路，还俘虏了几名法国士兵。

	第2营跟在第1营后面，沿公路向普雷兹推进。公路两边尽是高大的树木，而且在道路左侧的树林里激烈的战斗仍在进行。第1营在到达树林南部边缘的时候，遭遇了敌军优势兵力的阻击，双方在100米的距离内激烈交火。法军炮兵再次发威，使我们前进受阻。很明显，法军炮兵不仅弹药充足，而且火力运用有效而多变。虽然第2营最终进入树林躲避炮火，不过法国炮兵还是很快就将那片树林夷为平地。

	接近正午时分，第2营接到命令，要求我们沿树林向西南方向前进，转移到普雷兹以西两公里的进攻位置，然后配合第1营从右翼发起攻击，目标是夺取260高地。

	我们和指挥本营先头部队的基恩少尉一起出发，在没与敌人发生遭遇的情况下顺利抵达241高地。在那里，我们不得不骑马穿过几乎完全被高大灌木覆盖的道路。在正前方距离树林边缘大约100米的地方，我们突然发现了一支实力强悍的法军侦察部队。双方近距离交火后，法军主动撤退，并没给我们造成伤亡。

	战斗过后，我们却发现已经和营里失去了联系，大家只好停下来等待命令。为了和营里恢复联系，我独自骑马沿来路返回寻找部队，却意外地发现全营在道路左侧的树林中卧倒隐蔽。我向营部报告了最新的战况，这之后，部队继续向241高地前进。可是刚刚行进了不到100米，法军的炮火再次袭来，迫使全营卧倒隐蔽。大约有几分钟时间，我们被困在法军炮兵的弹雨中动弹不得。大家竭尽所能寻找掩护，树干后面，洼地里甚至堆起的背包下面，都成了大家的避难所。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遭受到一些伤亡。

	等到法军炮火不再那么猛烈之后，我便跳上马背，企图从左侧穿过树林，和第1营取得联系。可是树林里的地面如此泥泞不堪，马匹根本没有用武之地，我只好沿树林的东侧勉强徒步前进。这期间，占据树林东面约300米外一座高地的敌军还向我频繁射击。幸运的是，我最终找到了第1营3连。当时，该营3连已停止进攻，正在等待第2营发起攻击。

	我刚把这个消息带回营里，营部马上就组织第6连和第8连向260高地方向发起联合攻击。法军放弃阵地后撤，曾经带给我们巨大威胁的法军炮兵也不见了踪影，我们只看到右前方一个废弃的炮兵阵地上堆满了弹壳。夺取260高地之后，我们继续向撤退的敌人倾泻火力，直至夜幕降临才终止战斗。入夜之后，各连都派出了侦察兵，大家忙着挖掘工事。我则被派回去向团指挥所报告情况，还要顺便把野战厨房带上来，全营自从离开布勒伊之后就没吃过东西。

	接到战报的团长哈斯上校对第2营的作战表现赞誉有加。

	后来，我在普雷兹—特维安库尔的公路上找到了野战厨房。他们当天21时来到我们营，饥饿的士兵终于得到了渴望已久的热食。

	我们现在有了一条和团指挥所直通的电话线，不过关于第二天行动的作战命令，仍然是在三更半夜的时候才被下达。营里派出去的侦察兵来来往往，不断带回消息。不可思议的是，法军居然整夜都没对我们进行任何袭扰，这样宝贵的休息时间实在可遇而不可求。

	 

	第三节  对德福依树林的攻击

	我方的侦察部队在当天晚上就顺利完成了任务。据他们报告，敌人正在大约3公里外的德福依（Defuy）树林里构筑防御阵地。接到报告的团部命令，我们第2营于凌晨6时行经沃贝库尔（Vaubecourt）到普雷兹的公路去占领那片树林，第123步兵团所属的部队将在我们右翼配合推进。

	当天11时，我们营以两个连（第6、7连）为第一梯队发起攻击（攻击正面宽度约600米）；另外两个连（第5、8连）为第二梯队，在第一梯队的左后侧跟进，推进至树林的西北角，我们右翼没有安排进攻部队。我正骑马在第6和第7连之间来回穿梭，协调指挥，突然接到团部的命令，要求第2营停止前进，原地待命。

	我传达完命令，便骑马赶到位于260高地的团指挥所，试图弄清发布这道命令的缘由。原来哈斯上校希望我们在第123步兵团上来之前不要发动攻击，可是他也搞不清楚那个团什么时候才能赶到。就在这时，法军炮兵再次活跃起来，向在开阔地中挤作一团的第二梯队（第5和第8连）倾泻炮火。法军肯定在树林北部边缘布置了炮兵观察所，从而将我们的行动掌握得一清二楚。

	面对这种情况，团部要求我们保持目前的攻击队形，在庄稼地里就地挖壕据守。我带着命令返回，却在回去的路上被法军炮兵连盯上了。他们的炮火逼得我不得不走“之”字形路线躲避。

	后来，中口径火炮开始加入法军炮兵的炮击中，他们的火力因此变得更加猛烈。第5连由于采取密集队形就地卧倒，敌人一颗炮弹就毁灭了他们两个步兵班。第一线的攻击部队幸好已经挖掘散兵坑，隐蔽良好，因此得以避免重蹈第5连的覆辙。

	我军部署在260高地附近的第49炮兵团的一个炮兵连，试图对法军炮兵进行火力压制，却惨遭法军炮兵火力的打击。

	由于我们的营和团的指挥所都设立在沃贝库尔东北两公里处的公路和山口交叉处，彼此过于接近，再加上通信兵和骑兵来来往往，很快就把自己的方位暴露给了敌人。不久之后，法军炮兵就开始朝这个山口发射密集的炮火。他们的炮击持续了几个小时，我们根本就无力反击。

	此时的我早已筋疲力尽，开始对近在咫尺的炮声无动于衷，只想躺在路旁的壕沟里睡上一觉，即便炮弹落在身边也不能把我吵醒。幸运的是，尽管炮火几乎摧毁了整片树林，但我们的伤亡却很小。

	入夜之前，我们接到了重新向德福依树林发起攻击的命令，趴着挨打的局面终于可以结束了。于是，第3营担任主攻，2营担任他们的左翼，第123步兵团担任他们的右翼。当部队到达攻击发起位置时，法军的炮火已经明显减弱，不久后就彻底沉寂了。

	我骑马和全营一起发起攻击。奇怪的是，法国人没对我们进行任何火力（炮兵或步兵武器）阻击。难道敌人又先跑一步了吗？

	我们展开攻击队形，间隔四步成横队前进，穿过树林西北方向500米处的低地向山坡推进。预备队（第124步兵团第1营和机枪连）跟在攻击部队后面不到100米的地方。我骑马跟在处于最左翼的第7连后面，此时夜幕即将降临。

	我们一直来到距离树林100米的地方，仍然没有遇到任何阻击。就在这时，法军出乎意料地向我们开火了，一场战斗迅速展开。预备队匆忙上前支援，却被迫和一线攻击部队一起就地卧倒。敌人的密集火力迫使全团都在寻找掩护，可是几乎没人能找到掩护。机枪连的射手手忙脚乱地把机枪架好，就开始对着法国人的方向胡乱开火。不过，前方很快传回来的喊叫声明显说明，我们的机枪火力是打在第一线自己人的身上了。整个进攻行动就此被迫结束，时间短暂得超乎想象。

	那个当口儿，我正骑马走在全营的最左翼，发现问题我赶忙策马向机枪阵地跑去，要他们停止射击。我跳下马，把马交给了离我最近的一个士兵，然后重新将机枪部署在合适的位置向敌人开火。由于得到了这个额外的火力支援，我们和右翼的部队得以重新编组发起进攻。

	高涨的战斗热情令所有的劳累都烟消云散，我们不顾一切地冲向敌人。虽然敌军的步枪火力不断向我们射来，却丝毫不能阻止我们。

	我们好不容易冲进树林，却再次发现敌人溜之大吉了。树林里到处都是被炸断的树木，因此打扫战场的任务变得异常艰难。此时我们或许可以绕过树林，把法军一分为二，各个击破。我考虑了一会儿就作出决定，带着两个班和机枪排去完成这个任务。我们爬上树林左边的山坡，所幸的是，那里并没有灌木减缓我们的速度。法军在树林里的前进速度肯定也不会比我们快多少。终于，我们拼命赶到了树林东边的角落地带，这时的暮光依然足够保证我们射击，我们的射程也足以控制100多米开外树林的南侧出口。我们兴冲冲地将重机枪搬入阵地，步枪兵则隐蔽在树林里，大家等待随时可能从树林中出现的敌人。在我们的右后侧，可以听到法国人的号角声。

	几分钟过去了，敌人却没有如期出现。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在我们左边，伦贝尔库尔（Rembercourt）建筑物正在燃烧，映红了大半个天空。

	敌军还是毫无踪影！

	我开始感到忐忑不安，因为我下令调动重机枪排时，并没有得到团长的同意。目前种种迹象说明，这里应该不会有什么战斗了，于是我决定让重机枪排归队。

	可是就在他们刚刚离开后不久，借着伦贝尔库尔的火光，一名士兵发现在100—150米外有一股依稀可见的人马，他们正在翻越光秃秃的山脊。那是法国人！通过望远镜，我可以分辨出他们独特的钢盔和刺刀。毫无疑问，敌人正在以密集队形撤退。我真后悔几分钟前让重机枪排先走了，可是现在再想收回成命却为时已晚。

	于是，我们只好用现有的16支步枪向敌人猛烈开火。和我们预期的相反，法国人并没有四散而逃，而是高喊着“冲啊！”向我们发起冲锋。从声音判断，他们的兵力肯定有一到两个连。我们拼命开火，可他们却仍然不断地扑上来，好在我们的火力最终还是迫使敌人就地卧倒。不过这样一来，要想借着伦贝尔库尔的火光射击他们就变得有些困难了。此时，法军的前锋离我们只有30—40米了。我决心要与阵地共存亡，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弹，就算和法国人拼刺刀也在所不惜。幸好白刃战并没有发生，我们的火力总算削弱了敌人的进攻意志。“冲啊！冲啊！”的叫嚣声逐渐平息了下来。后来，我们在树林边上俘获了5匹驮马，马背上载着两挺重机枪。很显然，法军当时正往伦贝尔库尔方向撤退。周围渐渐安静下来，大家打扫战场时又俘虏了十几名敌军士兵。据侦察组报告，大约有30名死伤的法军躺在地上。

	第2营在哪儿呢？很显然他们没有按命令穿过德福依树林。为了和营里重新建立联系，我和两个人带着那些俘虏和驮马返回树林的东北角，留下其余的人坚守阵地。

	回去的路上，我碰到了团长哈斯上校，并报告了刚才发生的一切。他对这些事很不高兴，因为他认为我开枪射击的目标不是法国人，而是第123步兵团的部队，甚至我们带来的那些俘虏和驮着机枪的马也无法让他信服。

	 

	战场观察

	1914年9月7日对德福依树林的攻击行动，不得不在正面宽3公里而且没有隐蔽物的地形上进行。由于右翼部队没能及时到达攻击位置，根据团里的命令，行动暂停。就在这个当口儿，法军炮兵开始实施猛烈炮击。幸亏第2营部队及时在马铃薯田里用圆锹挖掘了工事，才得以在法军猛烈的炮火下保存实力。尽管敌人的炮击持续了一整天，却并没有给我们造成太严重的伤亡。和我们正好相反，担任第二梯队的预备队由于采取密集队形前进，反而在法军的炮火下蒙受了重大伤亡。这个教训告诉我们，在敌人炮兵火力射程内，部队不能过度集中。与此同时，这个战例也显示了圆锹等工具的重要性。

	在这次战斗中，团和营的指挥所都被布置在公路和山口的交会位置，而且彼此距离过近。不断出入那里的人马暴露了指挥所的位置，导致敌军炮兵火力迅速对这一区域实施了火力覆盖。有鉴于此，所有行军路线，不论步行还是骑马，都必须选择不易为敌人观测到的道路和小径。指挥所的选址应该考虑隐蔽性，绝不能挑选那些引人注目的山头。

	入夜以后，法军的炮击停止了，兵力开始向后方实施转移。他们对我们采取了打几枪就跑不恋战的策略，往往是将我们的步兵放到150米以内的距离才开火。几分钟短暂交火之后，法军就在树林和夜幕的掩护下脱离战斗。反复几次之后，我们的损失很大。9月7日白天战斗结束的时候，总共有5名军官和240名士兵被列入我团的伤亡名单。

	因为求战心切，机枪连竟然不顾350米外山坡上挤成一团的己方步兵，向着500米外树林边缘的敌人实施超越射击，这导致了他们对己方部队的误击。

	由于错误判断敌人已经丧失抵抗意志，我们大意地改变了纵深梯次配置的攻击队形，把预备队和火力支援部队全部压上了一线。这些部队在距敌150米的位置遭到步枪火力的准确射击。直到此时，我们才如梦方醒，可是却已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在类似的情形下，一些士兵可能会因为恐惧而六神无主，鸟兽散般地寻找掩蔽物，甚至丧失战斗意志。此时，各级指挥官必须学会控制局面，必要时不惜使用非常手段，以维持战局的稳定。

	 

	第四节  在德福依树林中的战斗

	团部命令第3营在德福依树林的南边建立防御阵地，第2营被部署在第3营的左侧，将防线拉长，使其横跨至整个树林。第1营在德福依树林北侧建立团预备阵地，并担任团预备队。团指挥所被安排在第1营的左侧。

	分配给第2营的防御地段是一道光秃贫瘠的狭长山脊，这令我们都感到很沮丧，因为山脊上的阵地将完全暴露在法军炮火之下。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宁愿选择第3营在树林中的阵地。

	最近的教训让我们学会了降低伤亡的诀窍，那就是“挖掘战壕”。各连的防御地段分配下去以后，三位年轻的中尉连长，都同时意识到了不计辛劳挖掘工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阵地的主工事必须在深夜之前完成，只有这样，在下半夜到拂晓之间，我们才可能有几个小时的短暂休息时间。清晨之后，工事作业仍将继续。我们对散兵坑的要求是不得少于160厘米深。

	很快，整个营都忙碌起来。前一天敌人的猛烈炮火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防御工事的重要性，因此即便是位于战线右翼第8连正后方的营部，包括营长、副官和四名通信兵在内，也都为自己挖掘了6米长的隐蔽战壕。倒霉的是，我们那块阵地的地面像岩石一样坚硬，光凭圆锹几乎挖不动，必须先用十字镐刨。这样的土工作业令人疲惫不堪，而且我们只有几把十字镐，所以工事的进度非常缓慢。

	那天，士兵们从凌晨5时开始就没有吃过东西。晚上10点半，营长派我到普雷兹去把野战厨房给拉上来。我顺便从野战邮局带回了一些信件和包裹，这是我们自开战以来第一次收到信。

	经过几个小时的挖掘，散兵坑的深度已经达到50厘米，但还不足以防御敌人的炮火。这意味着在黎明之前，我们必须完成更多的工作。不过此时此刻，已经持续工作到午夜时分，大家都早已精疲力竭。士兵们首先必须吃些东西，然后再休息一会儿。我把野战厨房带来之后，大家领取了食物，又分发了信件。士兵们在狭窄的战壕里，靠着阴暗的烛光读着几个星期前家人寄出的信件。这些信件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其实我们离开那个世界并没有多久，只不过是充满戏剧性的几个星期而已。

	吃完了饭，我们继续拿起圆锹和十字镐干活儿。直到早上战壕挖掘深度达到1米的时候，大家才再次有时间休息。9月初的早晨是如此凉快，我们实在太疲劳了，不顾起了水泡的手隐隐作痛，倒头就睡，即使躺在石头地上也不会感到不舒服。

	休息片刻，各连又开始干活儿了。在树林东边第2和第3营的结合部，我们看到第49野战炮兵团的一个连队，正在一线阵地后方约30米处进入半隐蔽阵地。这个炮兵阵地得再加强一些，否则恐怕禁不起敌军的炮击。

	9月8日凌晨最初的几个小时是如此平静。在山谷的另一边，可以用望远镜看到敌人构筑在267和297高地上的防御阵地（分别位于伦贝尔库尔的西面和东北面）。在德福依树林东北方1公里处，我们可以用肉眼看到左翼的友军，那是部署在285高地上的第120步兵团。我们已经作好了用火力扫射阵地500米防御正面的准备。在我们的阵地上，一个重机枪排已经被布置好。第5和第8连并列位于第一线，第6和第7连分别部署在他们的后方，担任第二梯队。营长带着我去各阵地巡视，并检查战备情况。我们发现士兵们干活儿都很卖力，在一些地方，战壕的深度甚至达到了130厘米。

	法军大约在凌晨6时开始炮击，密集的炮弹直冲我们而来，阵地笼罩在一片阴影中，空气里充斥着爆炸的巨响和弹片的呼啸声，地面像地震一样不停地抖动。法军炮兵将大部分炮弹的引信设定为空炸信管，它们在我们头顶上猛烈爆炸，根本没有死角，让人防不胜防。还有一些炮弹被设定为地炸信管，落到地面之后才爆炸。我们勉强把身子蜷缩一团，隐蔽在战壕里。匆忙挖掘的战壕在这种火力打击下，很难确保我们能够幸免于难。这种强度的炮击大约持续了几个小时。有一次，一颗炮弹落在我们前面的斜坡上，并向下滚进了我们的战壕，幸好是颗哑弹。所有人都在继续挖深战壕，大家用上了所有能弄到手的工具，镐、锹、铲子、刺刀、饭盒，当然还有手，一齐上阵。每当炮弹在身边爆炸时，都可以看到士兵们惊恐地蜷缩在战壕里。大约到了中午时分，敌人的炮火才慢慢减弱，我们也才有机会派传令兵到各连去了解伤亡情况。幸运的是，经过本次炮击，我军的伤亡率比我们先前所估计的要少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法国步兵也没能利用这个机会及时进攻，阵地仍在我们的掌握中。法军很快再次加强了炮击的强度，他们的弹药供给一定很充足。这次，他们不但炮击了树林南部的阵地，还顺便把第8和第5连的阵地也捎上了。与敌人正好相反，我们的炮兵弹药供给严重缺乏，整天都几乎保持沉默。

	敌人的炮击持续了一个下午。不过我们也利用这段时间，把战壕加深到了170厘米。一些士兵甚至还在战壕上加了顶盖，这样即使是空炸信管的炮弹也不能伤害他们了，而且由于头顶上有了50厘米硬土的保护，地炸信管炮弹的威胁也大大降低。

	接近傍晚的时候，敌人的火力达到了恐怖而疯狂的程度，他们用各种武器向我们开火。敌人的大、中口径火炮产生的黑色烟幕飘过来笼罩了我们的阵地，炮弹把山坡炸得坑坑洼洼的，空中飞舞的净是炸飞的泥土和石片。也许这一切都是在为他们的步兵攻击作准备。让他们来吧！我们已经等了一整天了。

	法军炮火来去都像旋风一般，炮击突然停止了，但是步兵却没有及时跟进。我们从营部战壕里爬出来，巡视了所属的4个连，没想到伤亡出乎意料地小（全营总共才16个人）。尽管士兵们都很惊恐，却精神饱满。我们在敌军炮击前和炮击过程中进行的大量土工作业总算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夕阳的余晖照亮了战场。在部队右翼，我们查看了第49炮兵团配属给我们的两门火炮，炮组人员不是阵亡，就是身负重伤。机枪排阵地也受损严重，以至于根本无法继续射击。处于我们右侧树林里的第3营看起来同样糟糕。茂密的灌木妨碍了他们修筑工事，密集的法军炮火，尤其是侧射火力，在这里取得了最好的打击效果。除了炮弹本身造成的伤亡，大量被炸断的树木砸在士兵们身上，也给部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我奉命到团指挥所接受命令并领取食物。哈斯上校对第3营的严重损失感到忧心忡忡，最终不得不决定让第3营从树林里撤退。就这样，在失去两翼支援的情况下，第2营仍被要求继续坚守德福依树林东侧的山头。哈斯上校最后说，第124步兵团誓与阵地共存亡！

	我回到营里传达了团部的命令。右翼的第8连随即被重新部署，第6连也被要求沿德福依树林东边延伸构筑战壕，其他部队则进一步巩固既有阵地。野战厨房在临近午夜时抵达，并且再次捎来了士兵们盼望已久的邮件。和前一天晚上一样，士兵们又在光秃秃的地上休息了几个小时。

	第二天，法军炮兵几乎是在和9月8日完全相同的时间开始炮击。不过，隐蔽在坚固战壕里的我们对此却并不过分担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和团部通过电话保持联系，尽管不间断的炮击经常炸断电话线。那天，我在第5连待了相当长的时间，并和第7连的班特勒下士一起侦察了敌人的阵地。我们发现，法军炮兵阵地大多很不明智地部署在开阔地上，根本不考虑隐蔽问题，法军步兵对此同样缺乏必要的警觉性。我草拟了一份附有简要地图的报告，经由营部转呈给团部，并要求派遣炮兵联络官到第2营前沿来，以便对法军暴露的炮兵阵地实施打击。

	第120步兵团的左翼位于285高地南边的山坡上。距离他们大约500米以外，有一段铁道，铁道对面就是法国人。法军的预备队集结在沃马里（Vaux?Marie）车站以西600米的一个山口。如果我们把机枪排布置到阵地左侧的小山丘上，或许就可以发挥侧射火力，给法国人造成相当程度的损失。

	我向机枪排长说明了自己的计划，但他经过仔细盘算之后却否定了我的主意。我只好越级指挥，暂时接管了机枪排。为了避免遭受法军炮兵的反击，这件事情必须速战速决。于是几分钟后，我们的机枪对集结中的法军预备队进行了射击。这次行动给敌人造成了混乱，并导致了一些伤亡。任务完成后，我们迅速撤离，并寻找隐蔽。虽然机枪排并没有伤亡，可是机枪排长事后还是向团长申诉了我的越权行为。我对此作出了解释，团长认为很有道理，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白天，炮兵联络官好几次来到我们的前沿阵地。我们为他们详细说明了法军炮兵阵地的位置，可是我方炮兵的弹药供给竟然如此匮乏，以至于难以对敌人的炮兵进行像样的反击。话虽如此，我们的一个重炮连还是迫使位于伦贝尔库尔的一个法军炮兵连转移了阵地。

	那天夜晚几乎又是前一天的重演，法军炮兵先是在我方阵地上倾泻了一堆弹药当作安眠曲，然后便偃旗息鼓。据我们的推测，法军炮兵应该又是趁着夜色向后方转移了。

	为了让阵地能抵御住法军炮弹的攻击，我们继续强化工事，几个小组被派到树林里去砍树。幸运的是，我们的伤亡比前一天还小。

	野战厨房大约在22时到达，第7连的士官长罗滕?豪斯勒还搞了一瓶红葡萄酒和几束麦秆。于是，在临近午夜的时候，我在离营部不远的地方，舒适地躺在麦秆上进入了梦乡。

	 

	 

	战场观察

	第3营由于阵地太靠近树林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得不在夜间撤出阵地。在他们的阵地上，法军密集的炮火给沿树林边缘驻防的部队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使我军遭受到惨重的伤亡。由于地面灌木的妨碍，这些部队并没有妥善地构筑工事。要是换在光秃秃的山脊上，法军打过来的很多炮弹可能根本就不会造成什么损失。可是由于在树林里的缘故，大量炮弹被高处的树枝提前引爆，形成了没有死角的空爆，令我军无处躲藏。除此之外，很多被炸倒的大树直接砸在士兵身上，也导致了不必要的伤亡。总而言之，这片树林简直成了专门为我们准备的死亡陷阱，在那里，法军炮兵很轻易地就可以取得巨大的战果。随着炮兵技术的不断进步，类似的情况还可能在未来造成更大的损失。

	与第3营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我们第2营由于驻守在光秃秃的山脊上，而且反复加固了阵地，因此尽管法军的炮击持续了几个小时，我们的伤亡却依然很小。真正对我们形成威胁的是那些使用空炸信管的炮弹，因为这种情况下会有很多弹片直接飞进战壕，造成人员伤亡。

	当然，要在第2营阵地所处的坚硬地表上构筑工事的确很困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9月7至8日的夜间，严厉督促又累又饿的士兵们加固阵地。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指挥和指挥官的身先士卒，这是不可能办到的。

	从9月7到9日，法军炮兵消耗了数量巨大的弹药。他们之所以有底气这么做，是因为在附近就有他们的弹药补给点。和他们正好相反，我们的炮兵却始终为弹药缺乏所苦，致使远程火力根本无法为步兵提供足够的支援。

	与1914年相比，现在的阵地防御体系设置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原先的时候，我们只有一道简单的一线阵地，其余部队都部署在第二线。而在今天（1937年），一个营的阵地往往由前哨阵地和主阵地同时构成，这样的设置具有相当的防御纵深。在正面、纵深各约1—2公里的防御正面上，几十个相互支援的步枪、机枪、迫击炮和反坦克武器火力点互为依托，构成严密的防御网。这样的编组能在保证己方集中火力的前提下，迫使敌人分散火力。同时，由于各个火力点可以互相掩护，防守部队的机动性大大提高。一旦敌人突破了主阵地，防御部队也很容易组织反击。这样一来，敌人就无法轻而易举地突破防线。

	 

	第五节  1914年9月9至10日的夜间攻击

	我躺在麦秆上熟睡，却在午夜前后被突然惊醒。战斗在我们正前方和左侧的高地上爆发，我听到了连续的步枪射击声。当时雨下得非常大，我浑身都湿透了。在我左侧有灯光信号在闪烁，起初我以为这是在团指挥所的营长通过通信兵和我联系。

	射击的声音越来越近，我开始怀疑是法国人发起夜袭，而不是简单的火力袭扰。我带着一名传令兵向着枪声传来的方向走去，试图摸清楚情况。突然，我看到前方50—80米的地方，有人以双人队形向我们靠近，这很可能是法国人！据我判断，他们是从第124和120步兵团的阵地结合部渗透进来的，目的是攻击第2营的后方和侧翼。敌人越来越近，我却还没有完全搞清情况。

	可是军情刻不容缓，于是，我跑到右翼阵地把情况通知了第6连连长兰巴迪上尉，并请求他拨一个排归我指挥，请求马上被批准了。我立刻部署这一排人展开战斗队形，准备迎击接近的敌人。当远处的火光照亮了对方隐约的轮廓时，我让士兵们进入战位并打开步枪保险。当他们距离我们50米远的时候，为了以防万一，我向他们询问口令。他们回答了我的询问，这是第7连的人。该连年轻的中尉连长正带领部队从位于全营左后侧的位置转移，移动了400米到达全营的正后方。他对此的解释是，战斗即将发生，尽管他的连是二线部队，却也要作好进攻的准备。出于对他轻率举动的不满，我好好教训了他一顿。可是一想起自己差点对着友军开火，我还是不禁打了个冷战。

	不久，营长从团部带回了发起夜间攻击的命令。我们担任全团的第一梯队，随时待命向伦贝尔库尔北面500米的287高地发起攻击。配合作战的友军部队（右翼为第123、左翼为第120步兵团）也将同时发起攻击。具体的攻击时间还没有确定，但是营里要求我们马上作好准备。

	团部确信我们不会遭到法军炮火的干扰，因为攻击目标离我们并不远，法军炮兵根本来不及发挥火力优势。我们从心底里希望团部把攻击范围再扩大一些，连伦贝尔库尔周边山头上的法军炮兵阵地也一起捎上。

	在主阵地的左侧，全营趁着夜幕掩护，在滂沱大雨中完成了攻击准备。部队上好了刺刀，打开了保险，我们的口令是：“不胜利毋宁死。”攻击发起线的左侧位置一直很不平静，步枪射击火光此起彼落、时隐时现。

	第1营的部队已经上来了，团长亲临第2营指挥。实话实说，我们对敌人的部署掌握得很有限，只知道他们驻守在铁路沿线、铁路南侧的山口以及索迈斯纳（Sommaisne）—伦贝尔库尔公路的沿线。我军士兵急切地等待着攻击发起时刻的到来，直到现在，他们已经在雨里淋了几个小时，简直快要冻僵了。凌晨3时左右，我们接到了攻击命令，攻击就此开始。

	我营排着密集队形冲下山坡，向着铁路沿线的敌人冲去。最终赶走了他们，并夺取了索迈斯纳—伦贝尔库尔公路上的山口，随即又向287高地发起冲锋。敌人的重重防御都被我们用刺刀粉碎了。

	全营的4个连都参加了战斗，大家克服了敌人有限的抵抗，顺利占领了287高地。由于在我们两翼参战的友军部队的攻击节奏没能和我们同步，没能及时提供掩护，我们只好抽调自己营里的部队部署在两翼，向后侧弯曲形成弧形防线，用以保护我们的侧翼和后方安全。战斗中，部队的建制被完全打乱，重新编组花费了很多时间。直到拂晓时分，雨势才渐渐变小。部队疯狂地挖掘战壕，用以防护不久后即将到来的法军炮击。在泥泞、黏质的土壤里构筑工事非常困难，泥土常常粘在圆锹上，很难清理。

	此刻，伦贝尔库尔周围的山头在淡灰色的晨曦中已经模糊可辨。法军居高临下俯视着我们的新阵地，突然，我们的前哨阵地发出了警报，一大股法国人出现在伦贝尔库尔北面的洼地中。

	警报发出的时候，我待在全营的右翼，和兰巴迪上尉的第6连在一起。法军呈密集纵队从西北向伦贝尔库尔推进。第6和第7连一部率先开火，双方在300—400米的距离内展开激烈枪战。有一些法国人试图在伦贝尔库尔的街道上寻找隐蔽，以躲避我们的机枪火力，可是大部分法国人却不顾危险地开始还击。我军很多士兵也因为杀红了眼，干脆站起来暴露在弹雨里射击。大约15分钟后，法国人的火力渐渐稀疏起来。在我们前方的伦贝尔库尔北部入口处，有相当多的法军士兵死伤。造成我方士兵伤亡的主要原因却是刚才所说的，由于杀红了眼，忘记寻找隐蔽。就这样，清晨战斗导致的损失竟然比夜间攻击的代价还高。

	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开始后悔在没有得到上级同意的情况下，就对伦贝尔库尔和它旁边的高地发起攻击，不过覆水难收。尽管经历了一夜战斗，官兵们的作战情绪依旧高昂。我们都希望能和法军进行一场白刃战，因为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迹象都证明法军的训练和技战术不如我们。

	战斗暂停之后，所有的部队又开始构筑工事。可是就在大家刚挖了不到30厘米深的时候，法军又以他们惯有的套路赏给了我们一顿炮弹，也阻止了我们在开阔地上的进一步构筑工事。

	战斗进行到现在，营部的成员根本没时间为自己挖掘掩体。在287高地和伦贝尔库尔北部入口处的战斗中，我们都一直处于运动的状态。现在，一支位于伦贝尔库尔西面山头上的法军炮兵连，正从开放式阵地向我们开火，距离大约为1000米。幸运的是，由于地面很湿，相当多的炮弹直接钻进泥土，成了未爆弹。大家迅速卧倒在浅浅的战壕里，借以躲避敌人的炮弹。为了安全起见，还在自己身上盖了不少橡树枝作为伪装，希望逃过法军炮兵观察哨的眼睛。法军炮兵猛烈轰击我们的阵地，感觉仿佛天塌地陷一般。由于连续降雨，战壕干脆变成了“小溪”，这不仅致使我们难以迅速有效地构筑工事，还让大家在卧倒避炮时，从头到脚都糊上了一层厚厚的泥巴。又湿又黏的泥巴糊满全身可真是冷得难受！我的胃在寒气的刺激下翻江倒海，疼得我直打滚。每隔半小时，我就要被迫换一次弹坑。

	我们两翼部队的攻击明显没有跟上我们的节奏，这样一来，我们营就成了全师战线的突出部。大约在10时的时候，第49野战炮兵团的一个榴弹炮连，试图从我们后方的阵地帮我们出一口怨气，结果却帮了倒忙，反而被占据绝对优势的敌人炮兵打得丢盔卸甲。我们也因此惹祸上身，招来了敌军更猛烈的炮火报复。就像前几天一样，法军步兵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采取行动，也就没给我们造成更多的麻烦。

	时间似乎已经停止！在几个月之前，如果有人说我们将会处于这样的尴尬境地，大家一定都会嘲笑他。现在，为了摆脱这样的境地，大家已经到了无所不用的程度，发动攻击当然也是一种最可取的办法。

	就在这一天，法军向我们位于287高地上的阵地炮击了一整天，倾泻了无数炮弹。天色暗下来之前，我们又和往常一样，被法军用炮弹道了晚安。大家可以清晰地看见，法国炮兵把火炮挂上车牵引到后方去了，他们一定严守着避免夜战、保证绝对安全的规定。

	我们在9月10日的夜袭中损失严重，总共有4名军官和40名士兵阵亡，还有4名军官和160名士兵负伤，另有8人失踪。不过在这次夜袭之后，法军的凡尔登要塞被我们包围了。只有在凡尔登南部，法军还坚守着一条14公里长的狭长地带，把特鲁瓦永堡以东的我军第10师和从西部进攻的我军第13、14军团的几个师分隔开来。唯一通过默兹河谷与凡尔登联系的铁路，现在也在我军火力的监视之下。

	夜幕再次来临，我们又开始忙碌着构筑工事。野战厨房在午夜前后抵达，细心的汉勒为我带来了干爽的衣物和一条毯子。胃疼到了无法进食的地步，不过只要我还能站起来，就绝对不能离开火线！就这样，我换上干衣服，噩梦连连地昏睡了好几个小时。直到拂晓时分，我们再次拿起十字镐和圆锹干活儿。

	9月11日，法军炮兵一如既往地对我们实施炮击，但是由于我们已经构筑好了完备的工事和掩体，造成的损失微乎其微。连续的降雨天和由此造成的阴冷，让我们的日子着实不太好过。野战厨房又一次在午夜抵达。

	 

	战场观察

	执行夜间攻击任务时非常容易发生误伤，我就差一点酿成这样的悲剧。

	9月9至10日的夜间攻击，让第2营推进到了本师战线前方1000米处，以极低的伤亡为代价夺取了重要目标。雨天有利我们发起攻击。在持续的运动战中很难遇到像样的抵抗。严重的伤亡只发生在大批法军撤退进入伦贝尔库尔并完成防御部署，而我们却正冒着法军炮兵火力修筑工事的时候。假如法军步兵利用这个机会，趁我们的战壕只挖到30厘米深时及时发动攻击，我们的伤亡还会更大。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夜战中，进攻的一方必须在黎明前构筑好工事和掩体。

	由于弹药的短缺，我军炮兵在9月10和11日的作战中几乎无所作为。法军炮兵正好相反，他们几乎肆无忌惮，可以从开阔的阵地上随心所欲地向我们开火。

	整个作战期间，敌军的火力如此密集，以至于野战厨房只能在半夜摸着黑为我们提供食物补给。白天的时候，他们则必须躲避到阵地后方几公里远的地方以保证安全。这显然不利于部队保持战斗力，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所幸大家很快习惯了这种用餐模式。

	 

	 

	第三章  在蒙特巴兰维尔附近的战斗

	第一节  途经阿戈讷撤退

	9月12日凌晨2时左右，在第2营后方100米的一个用门板覆土搭建而成的团部简易工事里，我向团长报到并领受了命令。哈斯上校借着烛光签发了他的作战命令，要求全团在拂晓前撤出阵地，向后转移至特维安库尔。第2营任全团后卫，以两个连兵力固守索迈斯纳以南1公里的高地直到10时止，随后撤离跟上团本队。

	我们一方面因为将要离开这个鬼地方而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却无法理解为什么要撤退，因为敌人对我军战线的压力还不至于造成这样的结果。在我们后方32公里的凡尔登要塞，此时已经变成一座孤城，只能依靠一条单线铁路保持和法军其他部队的联系。我们已经掐住了法军的脖子，却要在最关键的时刻松手让他喘息，这太可惜了吧！

	当然，指挥高层总揽大局，他们做出这样的决定肯定是有道理的，或许其他战线更需要我们。

	黎明之前，第2营终于脱离战斗完成转移。我们军服上的污泥变成了一层硬块，加上虚弱的身体状态，使得我们的行军异常艰辛。在伦贝尔库尔以北两公里的山头，我们按团部命令，留下了两个连担任后卫。

	黎明时分，法军炮兵还在向我们早已空无一物的阵地猛烈炮击，这让我们体会到了戏耍对手的快乐，大家足足乐了好一阵子。

	我们在普雷兹西面的树林里完成集结，之后进入位于特维安库尔的前哨据点。乌利希上尉和我骑马去察看地形，倾盆大雨再次落下，我为能在马上奔驰，免得再次弄得全身泥巴而感到高兴。第5和第7连担任前哨警戒，营里其他部队则在特维安库尔担任预备队。下午检查完各个前哨据点返回营部之后，我整个人就像死人一样沉沉睡去。这期间，营长曾试图叫醒我，要我草拟一份完整的报告，却没有成功。因为我实在太累，即便有人在我耳边咆哮，或者用力摇晃我，也根本无法把我弄醒。第二天（9月13日），我还因此被营长训了一顿，不过我对睡梦中的事完全没有印象。

	9月13日清晨6时，我们营正走在返回团部集结的路上。全营先是经过布利索，然后又转往阿戈讷方向行军。这是几天以来第一个大晴天，不过路面仍旧泥泞不堪。重型补给车队把路面压得坑坑洼洼的，并在阿戈讷入口处以北1.5公里的布利索造成了交通堵塞。大多数火炮和车辆都陷入泥沼动弹不得，必须增派相当于辎重队全部人员两倍的人手帮忙推车，才能使这些装备和车辆顺利通过。幸好敌人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发起攻击，或者用大口径火炮打击我们。

	我们在湿软的林间道路上行军。遇到前方趴窝的炮兵车队的时候，士兵们还常会被叫过去帮忙推车，这实在让人身心俱疲，我们也因此在路上耽搁了3个小时。等我们赶到雷伊莱特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之后了。我们在那里短暂休息，填饱肚子，为继续向北行进通过阿戈讷作准备。12小时的行军和糟糕透顶的路况几乎令部队体力耗尽，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坚持彻夜行军。目的地离我们还很远，精疲力竭的士兵们掉队的频率越来越高。每一次停下休息的时候，都会有人直挺挺地倒在地上呼呼大睡，所以每次部队重新开拔的时候，我们都必须去逐个摇醒这些士兵，免得他们掉队。大家就这么走走停停，我也因为瞌睡虫作祟，好几次不经意地从马上摔下来。

	我们在午夜之后接近了瓦雷纳（Varennes）。那里的市政厅正冒着恐怖的大火，这真是可怕又美丽的景观。我奉命骑马先行到蒙特巴兰维尔（Montblainville）打前站，为部队找寻落脚的地方。可是这个小地方只剩下几张破床板，连麦草都找不到。

	9月14日凌晨6时30分，疲惫得连说话力气都没有了的士兵们，迷迷糊糊地走进了蒙特巴兰维尔阴暗的街道。宿营地分配完毕后不到几分钟，大家都沉沉地睡了过去，整个蒙特巴兰维尔又恢复了死城般的寂静。

	就在同一天，萨兹曼少校接管了第2营的指挥权。下午，我们行军到了埃格利斯枫丹。在那里，我们只找到一些拥挤而肮脏的临时住处。营部人员被安排在一个满是跳蚤的房间里，但这起码要比露宿街头好多了，因为外头再次下起了瓢泼大雨。该死的胃现在昼夜不停地折腾，我经常因为疼痛而失去知觉。

	在接下来的几昼夜里，法军炮兵对我们战线后方的所有村落进行了逐次炮击，其中当然也包括埃格利斯枫丹，我们因此在村庄附近构筑了战壕和工事。9月18日，我们行军到索梅朗斯（Sommerance），并进行了几天休整。我很幸运地分配到一间有床的房间。在这里，我们终于有机会洗洗澡，刮刮胡子，换上干净的衣服，这些对我们而言简直奢侈至极！除此之外，我还是希望胃的情况能够有所改善。

	大家在这里度过了9月18到19日的整个晚上。次日凌晨4时，我们再次集合开往费莱维尔。第2营的任务是到那儿去担任军团的预备队，不过这个命令最后又被撤销了。大家在大雨中足足站了3个小时，然后又解散回到各自休息的地方。9月20日，我们才真正获得了一整天的休息时间，士兵们趁机进行了武器和装备的保养。

	 

	战场观察

	9月11至12日的夜晚，我们在敌人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和敌人脱离接触。9月13日白天，部队在完成前一夜的预定任务后，奉命进行45公里行军。这期间，交通混乱导致行军数次中断，陷入泥泞的各种车辆更令我们的行军困难重重。区区45公里的路程，第2营却连续行军超过24个小时才走完。幸运的是，直到9月13日，敌人仍然没有发现我们的行动而对我们实施追击。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了，我们在阿戈讷狭窄山隘的行军将会是一场噩梦。

	 

	第二节 在蒙特巴兰维尔附近的战事，突击博松树林

	9月21日下午，我们再次紧急集合向阿普勒蒙（Apremont）开进。到那儿之后，便奉命去增援第125步兵团的一个营。该营正驻扎在蒙特巴兰维尔以西1.5公里处的一道山脊上。按计划，增援行动将在天黑后开始。我们的新阵地很糟糕，正好位于山坡面朝敌人的正斜面上，一举一动都在敌人的监视之下。不仅如此，战壕的泥土仍然很潮湿。敌军的轻武器和炮兵火力时不时地给我们造成一些伤亡，和后方的联系也只能在晚上摸黑进行。

	漆黑的夜晚，在待援部队派出的接应小组引导下，我们踩着松软的泥土在大雨中穿过田野，来到目的地，增援行动在半夜顺利完成。我们分到的防御地段很糟糕，那里的战壕不仅长度不足，深度也不够（才下挖50厘米深），而且还满是积水。原来驻防这里的部队，眼下就在后方不远处裹着大衣窝在帐篷里休整。我还获得情报，敌人就在前方不到100米的地方。

	好在部队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大家用饭盒把水从战壕里舀出去，然后开始加固工事。在德福依树林的战斗之后，我们深切认识到了工事的价值。由于泥土很松软，所以工事构筑进展很快，几个小时的时间，原先分成几段的战壕就连成了片。第2营终于可以安心地等待明天来临了。

	9月22日，终于再次见到了渴望已久的阳光。上午10时，我们的防御地段平静异常。要知道，敌人就隐蔽在阿戈讷树林的边缘，距我们右侧大约400—500米的地方。从蒙特巴兰维尔到塞尔翁（Servon）的公路静静地躺在我们前面，公路上并没有敌军的踪迹。在我们左侧，敌人占领了公路边的一小片树林。尽管距离敌人比较近，战壕还是能够保证我们在他们的视线外移动，从而避免遭到敌人的射击。正因为这个原因，一些长在我们阵地附近的梅子树上成熟的梅子很快就被无所事事的士兵们采光了。

	9时左右，法军加农炮开始对我们的新战壕展开炮击。谢天谢地，曾经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我们的伤亡极为轻微。这次炮击持续了大约30分钟。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敌人再也没有组织起成规模的火力袭击，却经常以冷枪、冷炮的方式骚扰我们。

	直到那天中午，我们仍然没有看到法军步兵的影子。于是，一个侦察小组被派出去侦察敌人的阵地和兵力部署。

	侦察部队在树林右前方50米处遭到敌军火力攻击。在我们的火力掩护下，侦察部队只得留下重伤员先行撤离。法军竟然对防线上散落的我方伤员和医护人员实施反人道行为，射杀毫无反抗能力的他们。这种明显违背骑士精神的行为，着实令我们异常愤怒。为战友报仇的情绪在我们中间不断集聚、酝酿，等着瞧吧！时间还很长，我们会有报仇的机会的。

	下午，野战厨房来到了我们阵地北方800米的低地。尽管敌人的骚扰火力仍然很活跃，炊事员还是把热饭送到了前线部队士兵的手里。

	15时，我奉命到蒙特巴兰维尔西北1.5公里处180高地附近的团指挥所，领受下达给第2营的攻击命令。

	当时，一大股敌军正沿着蒙特巴兰维尔至塞尔翁的公路部署在博松（Bouzon）树林后方。第51旅作为部署在我们右翼的友邻部队，对法军发起的正面攻击也不是很顺利。在阿戈讷东面，也就是我们左翼，第122步兵团在第124步兵团第1营的增援下，正通过蒙特巴兰维尔向城镇南侧1公里的敌人山头发起攻击。谢天谢地，他们的行动进展很顺利。

	按照团部计划，黄昏时分，第2营将要对驻守在蒙特巴兰维尔至塞尔翁公路沿线树林里的敌人展开攻击，主攻他们的侧翼，并把他们向西驱赶。这是一个漂亮却又难于执行的作战计划。

	在回去的路上，我仔细分析战况，并思考着进攻时的最佳路线。从现在的阵地直插蒙特巴兰维尔至塞尔翁公路一线的进攻路线看起来并不十分理想，因为这无法保证战斗发起的突然性，而且还会受到来自阿戈讷树林里敌军侧射火力的威胁。这将使我们在到达公路前就付出惨重的伤亡，最重要的是，这也无法让我们成功地推进到法军的侧翼。

	传达团部命令之后，我向营长提出了以下建议。首先，我们撤出蒙特巴兰维尔以西1.5公里山头上的阵地，并在该山头北面具备隐蔽条件的山坡集结部队。这之后，呈战斗队形发起攻击，将前锋推进到目前阵地的东面，占领蒙特巴兰维尔西面600米的小树林。

	这片小树林不久前刚被我们的炮兵炮击过，各种迹象都显示它已经被法军彻底遗弃了。从军事地形学的角度来看，那里是避开敌人侦察组织攻击行动的理想场所。

	占领树林之后，第2营可以靠南部署，并从公路西面向阿戈讷东部边缘的法军发起攻击。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打击敌人沿蒙特巴兰维尔至塞尔翁公路部署的阵地的侧翼。按照这个计划，假如我们马上出发，或许在黄昏时候就可以发起攻击。我的建议被采纳了。虽然有几名士兵被敌人的冷枪击中负伤，但全营还是井然有序、按部就班地撤出了山坡上的阵地，并在北面的山坡上完成集结。不知所以的敌人继续向已经空无一人的阵地开火。在营部的统一指挥下，我们采取小群多路的模式向蒙特巴兰维尔西面600米的小树林前进。

	我们悄无声息地抵达了小树林，敌人似乎根本没有发觉。我们沿着树林的北部搜索前进，发现了一条步兵战壕，还有背包、水壶、步枪之类的丢弃装备，看来阵地的前主人大概是在我军炮兵下午炮击时就放弃了阵地。我们集结在树林西部，准备攻击位于阿戈讷树林边缘处的敌人。敌人似乎还没有察觉到我们的存在，因为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根本没向我们这个方向射击过。

	我们的攻击目标是400米外的一片山坡。在公路以南大概500米的地方，我们找到了一条可以隐蔽接近敌人的路线。第5连担任主攻，他们已经在距离树林边缘100米的地方待命。与此同时，第7和第8连则在第5连的后面完成集结，为进攻提供火力掩护。第6连担任预备队，营部人员全部跟随第5连推进。命令已经下达到各连，部队很快按命令完成梯次配置，我们的计划是要包围沿公路部署的敌人。

	萨兹曼少校发出攻击信号时，天色已经相当暗了。我们悄无声息地接近敌人阵地，担任攻击前锋的第5连很快就到达了敌人藏身的树林边缘，第7和第8连距离那片树林边还有大约250米。很显然，敌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公路北面我们的旧阵地上。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遇到敌人的抵抗。

	第5连和营部人员一起在灌木丛中继续穿行，很快就消失在了树林里。出乎意料的是，走在稍后位置的第7连却在沿着公路前进的过程中迎头撞上了敌人，双方在80米的距离内展开近距离交火。这之后，第5连和营部向右侧展开，第8和第7连向左展开，向敌军发起冲锋。

	我们对法军阵地侧翼和后方发起的突然袭击，让他们事先构筑的工事显得毫无用处，敌军很快崩溃并开始溃散。深夜之后，战斗结束。我们取得的战果包括50名俘虏、数挺机枪、10辆炮兵弹药车，还有1个法军炮兵连落入我们手中，外带一顿热腾腾的法式晚餐。当然，我们也有损失，派拉特少尉和3名士兵阵亡、1名军官和10名士兵负伤。

	这次攻击很快便产生了连锁效应，令部署在右翼的法军整个防线都产生严重恐慌，最终让他们不战而退，放弃了经营许久的坚固阵地。当天晚上，我军第51旅在蒙特巴兰维尔—塞尔翁公路的交会处，俘获了大量法军溃兵。

	那天晚上，我们就在田野上露营。9月的夜晚已经相当寒冷，幸运的是，缴获法军的补给品让我们和我们的马匹都能大快朵颐一番。

	9月23日破晓，我陪同哈斯上校去罗马公路实施侦察。这之后，第2营接到命令，要求全营沿阿戈讷树林东侧边缘向南转移至雷埃斯贡波尔（Les?Escomportes）农场。第2营开始行动时，我还留在团部。等我准备返回营里时，却发现全营的实际行动和团部的命令有很大出入。他们竟然深入了树林，而我则根本找不到他们的踪影。我沿着树林边缘前进，试图到雷埃斯贡波尔农场等待他们。但是法军仍然占据着农场，还部署有机枪，我根本无法靠近，直到下午，我才找到第2营。这时，他们已经迂回绕过了农场，抵达农场南面1公里处的一个山头，并在那里构筑了工事。当我返回第2营的时候，法军炮兵再次向我们发起炮击。对我来说，这简直是个谜，为什么法军能及时确定我们在树林中的位置，并迅速有效地向我们发射火力呢？

	又累又饿的士兵们躺在树底下，或者法军留下的临时掩体里休息。从早晨开始，他们就空着肚子。我骑马出发去寻找位于阿普勒蒙附近的野战厨房，终于在蒙特巴兰维尔北部1公里处找到了他们。可是，他们的马匹无法越过横亘在他们驻地和我们阵地之间的泥沼。

	就这样，由于野战厨房被困在雷埃斯贡波尔农场以东400米的地方，部队直到午夜至凌晨3时之间，才陆续获得食物补充。

	与此同时，我们接到团部命令，要求我们在凌晨5时到达雷埃斯贡波尔农场。于是，我们也就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躺下睡个觉了。

	 

	战场观察

	要在夜间去增援前线的一个营，引导人员必须对路线了如指掌，整个行动必须保持隐秘，否则敌人只要有所察觉，就可以轻松阻断行动，并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值得注意的是，在黎明之前，第2营再次充分利用了现有的土工器具在敌人随后的炮击中生存了下来，而且伤亡率很低。

	9月22日上午进行的攻击搜索行动中，火力支援配合有力，战斗损失因此降到了最低。在某些情况下，应该使用轻机枪作为火力支援。

	9月22日，尽管敌人就在前方500—600米的地方，第2营却几乎没有伤亡地在昼间撤出了阵地。在我看来，这样的战例在若干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示范意义。当然，今天的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炮兵和步兵火力压制敌人，适时使用烟幕也可以增加行动成功的概率。

	9月22日夜间，第2营对在阿戈讷树林里坚守坚固阵地的敌军所实施的夜袭是一次巨大的成功。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那次行动造成的伤亡很小。由于占据地形优势，当我们和敌人交火的时候，正确的攻击队形充分发挥了作用，使我们能对敌军阵地正面和右侧实施分进合击。这之后，整条法军战线陷入恐慌气氛，使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整个阵地。

	9月23至24日夜间发生的情况，充分说明了后勤补给在运动战中的困难度。

	 

	第三节  罗马公路沿线森林中的战斗

	第2营奉命如期于9月24日凌晨5时抵达了雷埃斯贡波尔农场，我们在一个狭小、阴暗的农舍里短暂休息了一会儿。团长哈斯上校命令第2营穿过森林，夺取并固守巴黎—瓦雷纳公路与罗马公路的交会处。

	新的作战任务令我们兴奋得忘记了疲劳，我的胃疼甚至也突然烟消云散了。

	全营出发时，太阳像个大火球一样从晨曦的薄雾里钻了出来。我们只能依靠指南针在浓密的灌木丛里穿行，朝着那个公路交会点的方向前进。我走在队伍的前面，大家经常不得不绕过那些难以通行的灌木丛。幸好在战争爆发的前几年，第124步兵团的基层军官普遍接受了使用指南针定向前进的训练，这种训练现在得到了回报。

	我们花了1个小时抵达了距离目的地还有1公里的位置。全营保持警惕，持续向南搜索前进，营部人员骑马跟在前卫部队后面。

	我们在林中小路上发现了一间小屋，里面躺着一位身受重伤的法国士兵。这位小伙子正在呻吟、发抖，看起来对我们的到来很惊恐。据他说，战斗在蒙特巴兰维尔打响时他就已经在这里了。部队撤退之后，他被遗弃在战场上。我们的医护人员为他进行了检查，并帮他包扎伤口。

	一支骑兵侦察小队从巴黎—瓦雷纳公路侦察回来了。据他们报告，敌人已经沿公路作好了挖壕据守的准备，我们必须谨慎小心。第5和第6连都在队伍前面派出了尖兵部队，沿着不同的路线向公路搜索前进。远处高大的树木已经清晰可见，但是脚下的灌木依旧非常茂密。当我跟随第6连的先头部队出发时，营长和第7、8连仍然留在木屋附近，我们看到几名阵亡法军士兵的遗体躺在路旁。突然，前方传来快速接近的马蹄声，这究竟是敌是友呢？在这条不算宽而且长满植被的路上，最大的可视距离不超过70米，我们根本无法判断远处的情况。为了以防万一，尖兵们都爬进道路两旁的灌木里作好战斗准备。幸运的是，那只是一群无主的战马，它们一看见我们就停了下来，然后向另一个方向跑去了。

	这之后不久，第6连顺利抵达了公路附近，左翼的第5连却与敌军发生了交火，被阻击在半路上。

	我骑马飞奔回营里报告情况。与此同时，第5连也派人回来报告说，他们遇到了敌人的阻击，如果无法获得增援，他们将不能继续推进。没过多久，两位身负重伤的第5连军官被抬了回来。又过了一会儿，第5连正面遭受的火力压力明显变大了，从第6连方向也传来了枪声。子弹呼啸着穿过森林，我们无法确定这是不是法军狙击手放的冷枪。

	萨兹曼少校将第8连投入到第5连的左翼，两个连队将同时发起攻击，最终的目的是将敌人驱赶到巴黎—瓦雷纳公路的另一侧。

	第8连刚刚出发，第5和第6山地营的先头部队也先后到达了我们的位置。据我们了解，他们竟然领受了与我们完全相同的任务。经过一番商议之后，萨兹曼少校把第5山地营部署在第5和第8连的左翼，他要求第5山地营协助我们的连队把法军赶过公路。攻击行动持续了45分钟后被迫中止，因为根据负伤官兵的报告，据守的敌人众多，火力强劲，阵地上部署了不少机枪。与此同时，身负轻伤的第6连连长兰巴迪上尉回来报告说，他的部队被驻守在巴黎—瓦雷纳公路上距离他们阵地以东大约200米的一个法军连队阻挡，而且他们西面的树林里也有敌方的零星骚扰部队。我前往第6连察看情况，第6连派了一个加强侦察组和我一起前往巴黎—瓦雷纳公路南面侦察，我们在第6连阵地东面50米处遇上了敌人。根据侦察结果，我认为我们面对的只不过是一些法军的外围据点罢了。

	回到营里之后，我建议我们沿公路及其两侧同时发起攻击。其中第6连直接沿公路向南推进，第7连和第6山地营各自沿公路的一侧发起攻击，目标是夺取瓦雷纳。这次攻击行动最终目的是消灭在我军侧翼进行阻击的敌军。

	攻击还没来得及发起，团部的命令就来了。上级要求我们先去瓦雷纳公路消灭敌军，第5和第6山地营配属给我们共同执行此次任务。同时，第6连也报告说，一支法军的密集纵队正沿巴黎公路的方向向我们靠近。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向东杀出一条血路。

	我们按照命令以最快速度完成攻击准备。第6山地营将机动到公路的南边，第7连被部署在公路北边，第6连在巴黎公路上留下足够的警戒部队之后，随即在第7连的左翼担任掩护任务。

	所有部队报告准备就绪，我们随即发起了攻击。营部跟随第7连攻击前进。在距敌人阻击阵地100米的地方，法军的火力迫使我们卧倒。在茂密的灌木丛里，我们的视距被限制在20米内，压根儿看不到敌人。我军开始还击，大家利用低矮的灌木作掩护，并尽量向敌人接近。战场上的声音很嘈杂，我们无法准确估算出敌人的距离。敌人的火力越来越密集，攻击行动终于还是被迫停止了。

	为了让第7连继续向前推进，萨兹曼少校和我到了第一线。我从一个受伤士兵的身上拿了一支步枪和一些弹药，并接管了几个班的指挥权。在那种环境下，由于联系不畅，根本不可能指挥更多的部队。有好几次，我们试着穿过灌木丛向我们感觉似乎离得很近的敌人冲过去，但都没成功。敌人猛烈的火力迫使我们一直卧倒。到处都是呼叫医护兵的声音，这说明我方的伤亡正在急剧增加。

	我们趴在地面上或者躲在粗壮的橡树后面，听任敌人尽情开火。只有等到敌人射击的间隙，才能趁机往前跃进一些。总而言之，部队的进攻遭遇挫折，推进速度变得异常缓慢。从两翼传来的声音判断，我们的友邻部队应该和我们的情况基本相同。

	我带着刚刚收入麾下的几名士兵，再次向前方灌木丛里的敌人冲过去，敌人也再次对我们疯狂射击。终于，在离我大约20步远的地方，我发现有5名法军士兵正呈立姿射击。我立即端起步枪对他们射击，有两名背靠背站在一起的法国人成了我的枪下亡魂，但还有3名敌人挡在我面前。很显然，我已经过分深入敌阵，在我后面隐蔽的士兵这时根本帮不了我。我试图再次朝法国人射击，可是步枪却没有反应，我拉开枪栓一瞧便知不妙，因为弹仓里空空如也。在这么短的距离内，我根本没时间重新装弹，附近也没有地方可以掩蔽，逃跑更是枉然。这时，刺刀成了我唯一的希望。平时，我非常热衷练习拼刺刀，并且对刺枪术掌握得相当熟练。即便是在1对3的情况下，我对我的武器和能力也有着绝对的信心。但是当我冲上前去的时候，敌人开火了。这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啊！一颗子弹击中了我。刹那间，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地倒在敌人面前。子弹从我的左大腿侧面贯穿，血从拳头般大小的伤口涌出。此时的我只能绝望地等待着敌人给我补上一枪或者一刺刀，让我痛快上路。幸运的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我尽力用右手压住伤口止血，同时滚到一棵橡树后边藏了起来。在敌我双方的火线中间，我躺了很久。终于，我方士兵突破灌木的重重阻拦，将敌人击退了。

	二等兵劳赫和鲁斯曼负责照料我，他们用一条武装带充当止血带，并包扎了我的伤口。这之后，他们用担架把我送到阵地后面。后来，我从上级的战况通报中了解到，敌军最终被赶出了森林，并留下了200名俘虏。我们也遭受了不小的伤亡，仅第2营就有30人阵亡，其中包括2名军官；另有81人负伤，其中包括4名军官。据团部作战日志记载，这已经是第2营3天内第3次在战场上力挽狂澜了。

	离开这些勇敢的人是痛苦的。日落时分，两位士兵用简易担架把我后送到了5公里外的蒙特巴兰维尔。一路上，我并没感到疼痛，因为失血过多，我早就昏死过去了。

	当我在蒙特巴兰维尔的一个谷仓里重新苏醒过来的时候，我们营的军医施尼策尔正在我身上忙碌着，是汉勒在我昏迷时把他请来的。我的伤口又被清理了一遍，然后我就被抬进了救护马车。车里面还躺着三位负伤的战友，他们痛苦不堪地呻吟着。我们从野战救护站出发，前往战地医院。救护马车在被炮弹反复蹂躏的路上颠簸奔驰着，剧烈的震动让我们饱受折磨。当我们在午夜时分抵达战地医院时，一位战友已经撒手归西了。

	战地医院已经拥挤不堪，裹着毯子的伤员干脆被露天放在公路两侧躺着。全医院只有两名军医，他们重新检查了我的伤势，并给我找了一间铺着稻草的病房。

	天亮的时候，一辆救护马车把我送到了位于斯特奈（Stena）的后方医院。在那儿住了几天之后，我获得了一枚2级铁十字勋章。后来，我又经历了一次手术，然后就在10月中旬乘坐一辆被军队医院征用的私人马车回家休养。

	 

	战场观察

	沿巴黎—瓦雷纳公路据守的敌军迫使第2营历尽艰辛才完成任务。在3个营同时加入攻击并承受可观损失之后，才将敌人赶出茂密的树林。

	此次战斗一开始，伤亡率就居高不下。我们总共损失了3名军官，这似乎是法军隐藏在树上的狙击手干的，不过我们并没有确凿的证据。

	在伤亡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我们很难要求士兵冒着炮火奋不顾身地前进。这时，只有指挥官身先士卒，才能对部队起到激励作用。

	在近距白刃战中，胜利永远属于弹夹里多一颗子弹的人。

	 

	 

	第四章  在夏洛特山谷的战斗

	第一节

	圣诞节前夕我出院了，可是伤口还没有痊愈，仍然妨碍着我走路。在补充兵营服役真是无聊透顶，所以我又重新回到了我的部队。

	1915年1月中旬，我在阿戈讷西部找到了我的团。从比纳尔维尔（Binarville）到团指挥所一路之上密如蜂巢的弹坑，充分说明了阿戈讷森林里的战况之惨烈。

	在团部，我领受命令，准备接管因连长空缺而群龙无首的第9连。从团部到连部的路是一条用树干铺成的狭窄小径，大约800米长。偶尔会有几颗步枪子弹从树林里飞出来，有时候炮弹还会从头顶呼啸而过，迫使我不停地卧倒在交通壕里。经过一路折腾，当我到达连部的时候，军服上的军功勋章已经不翼而飞了。

	身为连长的我，手下负责的是200名满脸胡茬儿的士兵和一段400米长的防线。法军的“欢迎委员会”一如既往，用一大群密集炮弹为我献上他们的祝贺！我们的阵地是由连续的战壕和加强的胸墙组成，有几条交通壕与后方通连。由于缺少铁丝网，因此没有在阵地前面设置像样的阻绝设施。总体而言，这个阵地在我看来实在是很差劲。这里的地下水很浅，因此战壕不能挖得太深，最深只有1米，有些地方甚至还不到1米。每个掩体必须容纳8—10个人，但却出奇地浅，而且掩体的顶板不过是几层细原木，这顶多只能阻挡一些炮弹的碎片。更让人郁闷的是，这种突出地面的掩体成了法军炮兵的绝佳目标。在我接管指挥权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就有一颗炮弹不幸落在了一个掩体上，造成9名士兵重伤。有鉴于此，我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当敌人炮击时，所有人员都必须撤出掩体，到战壕里寻找适当的掩护，并要求大家在天黑后加强掩体的顶部，使它们至少能承受住野战炮的轰击。另外，基于安全的考虑，我还下令将阵地附近的几棵大橡树提前砍倒，免得它们被敌军的炮弹命中，对我们造成不必要的危险。

	在新职务的激励下，我很快就找回了以前的状态。对于一个23岁的军官来说，没有什么比指挥一个连队更棒的事了！为赢得士兵的信任，指挥官必须首先严格要求自己；必须谨慎小心，照顾好手下士兵，并和士兵同甘共苦；最重要的是能够事事率先垂范，为士兵树立榜样。一旦他赢得了士兵的信任，士兵们就可以跟随他上刀山、下火海，无怨无悔。

	我们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工作，可是物资方面却什么都缺（木板、钉子、夹板、铁丝网、防水纸以及各种工具）。我和手下一位排长一起勉强搭建出了只有1.4米的连部，里面能放上一张桌子和一张简易床。连部的墙壁是光秃秃的泥土，成股的水不停地沿墙壁奔流而下，要是赶上潮湿的天气，这种情况就更加严重。除此之外，水还经常从由两层橡树树干和一层泥土构成的屋顶漏下来。每隔4个小时，我们就得往外舀水，以免连部被水淹掉。为了避免暴露目标，我们只能在晚上生火。寒冷潮湿的冬季，置身这样的环境，确实让人体会到了冻彻骨髓的滋味！

	由于茂密的灌木影响视线，我们很难搞清对面敌人的情况。不过，我有理由相信法国人的情况比我们好得多。因为他们的后勤仓库储备充足，物资样样不缺，完全有本钱以逸待劳。他们的阵地位于树木密集的森林深处。由于缺乏弹药，我们的炮兵火力对敌人的打击很有限。法军在我们所处的小山谷的另一侧，距离大约300米外的地方也设有阵地。为了干扰我们，敌人频繁使用轻武器向我们开火，这让我们很不愉快，不过比起炮击来还是好多了。由于距离太近，留给大家的反应时间很短，不管是谁，如果不想被冷枪击中，就得在听到枪响的第一时间迅速趴在地上。

	1915年1月下旬一直被雨雪交替的坏天气纠缠着。1月23至26日，连队撤到一线阵地后方约150米的二线阵地休整，那儿的环境更糟糕，法军炮兵还专门跟我们过不去。每天二线部队的损失竟然可以和一线部队一样，甚至超过一线部队。在那里，我的连队主要从事一些勤务支援性的工作，比如运输材料、构筑掩体、修整交通壕，以及用树干铺路之类。当我们接到命令再次上前线的时候，大家反而感到很高兴。承受磨难的我们依然士气高昂，愿意为保卫祖国、赢得最后的胜利尽一点微薄之力。

	1月27日，我带着两名士兵，从阵地左侧沿一条通往敌军方向的交通壕出发去执行侦察任务。这时我们正驻扎在一个被我军于1914年12月31日占领的法军旧阵地上，在搬开交通壕里的一些障碍物之后，我们小心翼翼地出发了。才沿着交通壕走了40米，我们就碰上了阵亡法军士兵的尸体，他们可能是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就为国捐躯了，却因双方的对峙而被留在战场上，无法入土为安。这条交通壕的左边是一片小小的墓地。在战壕末端，距离我们阵地100米的地方，有一处位于战场中间洼地最低处的废弃医疗站。这个医疗站的工事修得很好，能够容纳20个人，而且有良好的防护。一路上，我们都没见到法军的踪影，只遇到了敌人用步枪、机枪对我们的阵地实施的日常骚扰射击。从枪声判断，他们离我们大约有100—150米远，射击目标是山谷另一侧的我军阵地。

	 

	第二节  

	我决定把这个医疗站改建成前进据点，并从那天下午开始改建工作。从这个位置，我们可以听到路的那头法国人的说话声。我认为继续向前侦察是不明智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在穿过茂密灌木的同时而不被敌军发现。如果蛮干的话，我们很可能在获得任何有价值的情报之前就被送上西天了。

	为了尽可能将阿戈讷的敌军牢牢拖住，上级决定在1月29日发动多次牵制性的小型攻势，第27师所属各团都必须参加。我们计划在法军雷区用爆破扫雷法开辟一条通道，这之后，全团就从阵地右翼第2营的防线发起强袭。与此同时，我军炮兵将首先压制住位于第3营第10连阵地右前方的敌人，随即向第9连正面和左前方的敌军阵地延伸火力。为了这次战斗，我们配属了第49野战炮兵团的一个榴弹炮连，炮兵连利用27和28日两天完成了战备工作。按照计划，这次行动发起时，第10连需要离开阵地杀入敌阵，第9连则只需要原地固守即可，不过我们必须用火力封锁住敌军侧翼，切断他们逃脱的通道。

	1915年1月29日的黄昏终于来到了，那个时刻简直可以用天寒地冻来形容。在攻击发起初期，我率领3个步兵班隐蔽在那个位于我们阵地前方100米的新开辟的据点里。我可以听到我方炮弹从头上呼啸而过的声音，有些炮弹击中了树木，有些则落在我们身后。落地的炮弹引爆了地雷，把地上的泥土、石块、木棍之类的杂物炸得四处飞溅。炮击过后，我们右侧传来了手榴弹爆炸和小型武器密集射击的声音。一名法军士兵独自向我们的阵地跑来，但马上就被射倒在地。

	几分钟后，第3营的副官跑过来告诉我们，右侧的攻势进展很顺利，第3营营长询问本连（第9连）是否愿意加入他们，一起上去大开杀戒一番。我们当然愿意！只要能让我们不再待在战壕里干那些无聊的勤务支援工作，我们干什么都愿意。

	通过观察，我意识到当时我们无法采取战斗队形直接从战壕里冲出去。因为我们尚处于敌人炮兵和机枪火力的射程范围之内，部队的任何行动都会被树顶上的敌军观测人员看到，从而招来敌人的火力打击。为了避免被敌人发觉，我命令我的士兵从阵地右侧沿着一条通向前线的交通壕匍匐前进，到达交通壕尽头的凹地时就停下待命。大家小心翼翼地向前爬行，大约15分钟后，全连在距敌80米处的一个斜坡上完成集结。

	在到达凹地之前，敌人用步枪和机枪火力对我们进行了拦阻射击。由于交通壕上没有遮蔽物，我们可以听到子弹直接钻进身边雪地的声音。我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却仍然无法确定敌人的位置。我知道，如果被困在这里，我们的下场会很惨。敌人火力的密度弥补了射击精度的不足，因此即便是盲目射击，也对我们极具威胁。我绞尽脑汁想要找出一个避免蒙受重大损失，同时又能摆脱眼下糟糕处境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身为一名指挥官，担负着部下的生死存亡，确实感到压力巨大。

	当我们右侧远方响起我军的冲锋号时，我决定趁机冲到前面50米的凹地去，那儿至少比现在这个地方隐蔽物多些。我的号手就在身旁，于是我命令他也吹响冲锋号。

	尽管敌人的火力丝毫不减，但是第9连的士兵们还是跳起来，视死如归地吼叫着朝敌人冲去。我们很快地穿过凹地，冲到了法军阵地的铁丝网前面。敌人眼看大势已去，匆匆放弃了他们的坚固阵地，自顾自地逃命去了，他们的各种物品在灌木丛里散落了一地。我们无暇顾及敌人散落在阵地上的战利品，紧咬住敌人的尾巴不放，继续追击。就这样，法军两道固若金汤的防线被我们突破。阵地上的敌人早在我们杀到之前就溜之大吉，我们仅仅遭到法军极轻微的抵抗，什么损失都没有。

	我们一口气越过一个高地。眺望远处稀疏的树林，可以看到敌人正乱成一团，在我们面前像无头苍蝇般地四处乱窜，我们决定放心大胆地追杀他们。连队留下一部分负责消灭阵地上的敌人，主力则继续追击，一直追到了沙尔姆泉（Fontaine-Aux-Charmes）以西500米的树林边缘。到目前为止，我们离开原阵地向南突击了700米。从这里开始，地势逐渐走低，落荒而逃的敌兵消失在了低矮的灌木丛里。此时的我们与两翼和后方部队都失去了联系，只能听到他们正在和敌人鏖战。我把部队集合起来，占领了沙尔姆泉以西500米的树林边缘，并试图重新恢复和友邻部队的联系。这时，一位士兵忙里偷闲，穿上在敌军掩体里找到的女性服装搞起了反串秀，逗得大家笑声不断。

	后续部队赶到之后，我向他们移交了阵地，随即带着部队穿过灌木丛，下山向西南方向进发，这个地区的地形足以保证规模较大的部队通行。部队在派出尖兵的情况下，按照标准的行军纵队前进。我们再次穿过了那片凹地，刚刚还从左侧射来迫使我们卧倒的强大火力现在已不复见。为了保持对敌人的持续攻势，我们转向西面，避开敌人火力，然后再次向南推进，准备穿过广阔的树林地带。

	刚刚走到树林的边缘我们就遇到了铁丝网。这道铁丝网的防护范围很广，两侧纵深达到80—100米，几乎是目视距离的极限。为了修建这道铁丝网，法军几乎砍光了这个拉上的所有树木。铁丝网设置在一片缓坡上。从远处，我可以看到派去侦察的3名士兵正在挥手，其中一位是二等兵马特，他是我手下最年轻的志愿兵。很明显敌人还没有在这块坚固阵地驻防。我忽然灵机一动，想到如果我们将它占领，阻止法军后撤，并坚守到后续部队上来，那将会是一个很有价值、很重要的战果。

	 

	第三节

	我试图沿着铁丝网下面的小径匍匐着爬过去，可是敌人从左侧射来的火力迫使我趴在地上动弹不得。此时，敌人就在大约300—400米外的地方，密集的铁丝网妨碍了他们的视线，因此他们很难发现我并准确射击。于是，我横下一条心，继续匍匐前进，任凭子弹在我周围乱飞。到达目的地之后，我命令全连像我一样，成单列纵队匍匐前进。可是先头排的排长已经被吓傻了，趴在那里一动不动，导致他身后的士兵也学他的样子，趴在铁丝网后面装死。不论我如何喊叫和挥手，都起不了什么作用。

	法军的这片阵地简直就是一座堡垒，不是我们几个就能守得住的，必须把全连拉上来才行。我向西搜索，找到了另一条可以穿过铁丝网的通道，然后严肃地警告先头排排长，必须服从我的命令，否则我就执行战场纪律。后来，他识相地选择了服从命令。尽管敌人从左侧用轻武器射来密集的火力，但全连最终还是都弯着腰穿过障碍区抵达了阵地。

	为了守住阵地，我把部队成半环形部署在这块被法军命名为“中央”的阵地上，并开始加强工事。这片阵地是法军依据最新设计理念构筑的坚固阵地，整条防线贯穿了阿戈讷地区，我们占领的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阵地上每隔50米就有一座碉堡，法军以这些碉堡为支撑点，组成交叉火力，再配合上大片的铁丝网障碍区，就让阵地的前面变成了一片凶险异常的屠场。每个碉堡之间还有用土筑成的胸墙连接，胸墙的高度刚好可以满足立姿射击的需要，法军可以隐蔽在胸墙后面，从容不迫地射击射程内的所有目标。墙后面有5米深的战壕，可供士兵隐蔽。为了收集渗出来的地下水，战壕里还挖了几个两米深的坑。战壕往后约10米的地方有一条与胸墙平行的小路，可供各种支援车辆来回行驶，胸墙的高度正好可以保证这些车辆的行动不被敌人发现。除此之外，在工事和铁丝网之间的开阔地上还挖有一道防护深壕。

	我们所占领的这段阵地的左翼已有法军驻防，他们正在用各种轻武器向我们发射密集火力，但右翼显然还没有法军驻防。大约早上9时左右，我向营部发出书面报告，内容如下：“第9连已占领位于我攻击发起线以南1.5公里的部分法军坚固阵地，坚守在树林边缘的拉上。要求立刻给予支援，并补给机枪弹药和手榴弹。”

	与此同时，奉命加固工事的部队正用铲子在冰冻的地面上努力挖凿着，但是根本挖不动，只能用十字镐和锄头慢慢刨。我们就这样挖了大约30分钟，直到阵地左翼的警戒哨报告说，左翼的敌人正在东面500米处成密集队形穿过铁丝网撤退。我命令手下一个排向他们开火，一部分敌人匆忙就地寻找隐蔽，大部分法军却仍然向东面离我们更远的阵地转移。他们最终达到了目的，因为我们开火后不久就受到来自那个方向的敌火还击。

	我们加固工事的进展不值一提。仔细分析形势之后，我注意到在我们所处位置右侧200米处的防线弯曲部，有一段被敌军命名为拉布代尔（Labordaire）的阵地。如果我们想在敌军的整个防御体系中钉进一枚钉子的话，这就是一个很具有战术价值的重要节点。我们就一路杀到这个名叫拉布代尔的阵地，很快利用散落在地上的树干搭起了临时防御工事，并从这里向敌人开火，阻挠东面的敌人继续转移。我们的行动很快奏效，进退不得的敌人开始就地构筑工事。没过多久，他们的枪声就哑了下来。

	我们占领的这段阵地包括4座碉堡。在我的指挥下，全连成半环形部署，并在阵地和铁丝网之间的一处隐蔽处，留下一个50人的加强排担任预备队。在那个隐蔽处的边上，有另外一条“之”字形的小径可以穿过布满铁丝网的障碍地带。时间分分秒秒在流逝，我们开始对上级的支援和补给一直没有落实而感到忧虑。突然，阵地右翼的部队报告说，在距离我们前方大约50米处，有大批法军正在穿过铁丝网障碍带向后撤退。负责那段阵地的排长请示我是否开火阻击，我考虑再三，除了开火，我们还有什么选择呢？我们马上就要卷入一场恶战，让这些法国人毫发无伤地后撤，对我们来说，简直是纵虎归山。可是如果我们开火阻击，那么法国人就会转而向西逃窜，绕个圈子再进入阵地。那之后，他们就有可能利用阵地上的交通壕反包围我们。话虽如此，我最终还是下令开火。

	一声令下，我们站在胸墙后面向周围的敌军开火，一场苦战就此展开。法军打起仗来也很勇敢。情况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突然大约有一整营的敌军向西面迂回前进，在距离我们300米的位置穿越了铁丝网，然后又从西面成战斗队形向我们扑来。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一条向北穿过铁丝网与营部相通的狭窄小路外，第9连几乎被敌人完全包围了。即便是这条仅剩的生命线，也处在敌人东西两面的火力夹击之下。在我们右翼，敌人仍然被死死地钉在地上，无法越雷池一步。但是我们的左翼却出现了危机，敌人的攻击取得了进展，正在逐渐接近我们。我们的弹药越来越少，连预备队的大部分弹药也都被集中上来救急。为了尽可能节省弹药，我命令大家减少消耗，可是来自西面的敌人却仍然向我们继续靠近。当时我心中暗想：“要是弹药用完了，我该怎么办？”营部的支援是我们唯一的希望。现在情况对我而言，简直就是度日如年啊！

	终于，敌人攻入了我们最左边的碉堡，并和我们的士兵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我们被迫投出最后一批手榴弹。可是几分钟之后，也就是大约10时的时候，一个班的法军还是成功攻占了它，并通过它的枪眼，用步枪和机枪向我们背后射击。祸不单行，在我被告知这个坏消息的时候，偏巧营部派来的传令兵隔着铁丝网向我们大喊着传达营部的命令：“本营已进入北面800米外的阵地固守待援，隆美尔的连队必须撤退，营部无法支援！”前线的排长、班长们又一次叫喊着要补充弹药，我们顶多只能再支撑10分钟了。

	到了该下决心的时候了！我们是否应该与敌人脱离战斗，并在敌人的交叉火网中穿过铁丝网撤退呢？这样的行动意味着至少百分之五十的伤亡。

	另外一个行动方案是打到弹尽援绝，然后向敌人投降。投降——这是我决不会做的事情。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向敌人发起逆袭，冲散他们的战线，然后再撤退，这在当时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敌人虽然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但是法国步兵不一定受得住我们的逆袭。如果在左翼的敌人被打退，那么我们就有机会比较安全地穿过铁丝网障碍区。在那种情况下，右翼较远处的敌军火力所造成的威胁很有限。速度是逆袭成功的关键，我们必须猛地给敌人一下子，然后在他们还没回过神来之前就摆脱他们，通过铁丝网。

	 

	第四节

	我毫不迟疑地下了命令。每个人都已经知道了事态的严重性，大家非得全力以赴才行。预备队向左翼发起攻击，重新夺取了刚刚易手的碉堡。他们的突然行动撼动了整个战线的敌军，敌人的攻势崩溃了。当法军向西逃窜时，我们正好趁势摆脱他们。大家迅速向东，成一路纵队通过了铁丝网。位于右翼的法军虽然向我们开火，但是在300米的距离外射击移动目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话虽如此，我们还是有几个人挂了彩。等到左翼的法军回过神来重新组织进攻的时候，我的主力已经冲到铁丝网另一边的安全地带了。全连除5名重伤员无法带回外，并没有受到更多的损失。

	就地防御的第2营据守在法军阵地正南方的茂密树林里，我们负责掩护全营的左翼。与我们共同作战的第1营出了点儿状况，他们在与我营的结合部那里留下了过大的缺口，造成了通信不畅，我们仅能靠传令兵和他们勉强保持时断时续的联系。我的连奉命在距离森林边缘80—100米的地方掘壕据守，要知道，在冰冻的地面上挖工事，那可绝对不是一件愉快的差事。

	到目前为止，法军炮兵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我们的旧阵地和后方。因此，在我们发起进攻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及时出手。我想，这可能是由于法军的步炮协同在联络方面出了问题所致。不过法军对自己的错误及时进行了补救。我们靠近森林边缘构筑的工事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很快便遭到法军报复性炮火的集中攻击，我们的土工作业因此受到干扰。尽管如此，我还是认真撰写了当天的战斗报告，详细叙述了午前在法军“中央”阵地和拉布代尔阵地作战的过程，并附上了法军阵地的要图。

	没过多久，在1月29日下午，法军在密集的炮火准备之后向我们发起了冲锋。大批法军在军号和口号的激励下，冲过灌木丛，杀向我们。我们用轻武器阻击他们，法军士兵有的应声倒下，有的寻找隐蔽，有的奋勇还击。法军的小股部队从各个方向试图靠近我们，却都徒劳无功。我们的防御火力令敌人损失惨重，进攻不得不暂时中止，在我们阵地周围留下一片尸体和伤员。在夜幕的掩护下，法军撤退到100米外的森林边缘掘壕固守。

	随着战斗的逐渐平息，我们马上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因为我们当时的战壕只有50厘米深。可是还没等我们完工，法军的炮弹再次落在了我们中间。美国造的榴弹在我们四周爆炸，横飞的尖锐弹片在冬天的夜空中呼啸，粗壮的树干瞬间就被炸断，好像折断火柴棒一样不费吹灰之力。

	我们简陋的阵地没办法为我们提供足够的掩护。除了少数时间外，法军炮兵的扰乱射击几乎让我们彻夜不得安宁。大家能做的只是裹着大衣、单人帐篷或者毯子，窝在浅浅的战壕里瑟瑟发抖，每一次敌军炮弹命中战壕我都可以听到士兵们的哀号。就这样，才一个晚上的光景，我们就失去了12名兄弟，这比我们在整个进攻过程中受到的损失还大。除此之外，我们的肚子早已空空如也，可就是吃不上一顿热饭。

	黎明时分，敌军的炮火明显减弱，我们又开始加深战壕。时间不多了！早上8时，法军的炮击再次打断了我们的工作。法军步兵紧随其后，大举进攻，我们将他们轻易击退。后来，法军的第二次进攻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到了下午，我们的战壕已经深得足以让我们不再为法军的炮击而苦恼了。由于我们通往后方的交通壕尚未完成，做好的饭送不上来，大家只能等天黑之后才能吃上一顿热饭。

	 

	战场观察

	1915年1月29日的进攻，充分展现了德国步兵的优秀素养，但第9连的战斗表现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只是无法理解，为什么法国人竟然会主动放弃一个设有完善的铁丝网障碍区、严密的机枪火力网，以及梯次配置合理的坚固防御阵地呢？在敌人发现了我们的进攻行动，并试图用猛烈的火力阻止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从被敌军包围的拉布代尔阵地顺利突围，这充分说明了我军部队的战斗能力。

	不幸的是，我们的营和团两级指挥机关都没能及时利用第9连的成功扩大战果。由于一下子在一线上摆了3个营，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预备队可用。弹药的缺乏徒增了我们防守拉布代尔阵地的困难度。几个因素最终导致我们战果的得而复失：第一，敌人夺取了我们阵地左翼的碉堡；第二，我们接到营里的撤退命令；第三，我们缺乏弹药；第四，我们的撤出通道都在敌人火力控制之下。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疏忽都可能引起重大伤亡，甚至让敌人把我们全歼。最糟糕的是，我们压根儿不能等到天黑再利用夜幕掩护撤退，因为在上午11时之前我们的弹药就将消耗殆尽了。我们那时的处境真可以用弹尽援绝来形容！如果我们首先攻击右翼300米处相对较弱的那股敌人，也不会令局势发生根本转变，因为来自左翼的进攻才是最大的威胁。相反，我们在右翼的行动还将为左翼的敌人创造更多的进攻机会。我们最终与敌人成功脱离接触验证了野战教科书里的那句话：相比成功实施攻击行动，脱离战斗是更容易完成的。

	我们在为攻击作准备的时候，根本没想到要携带任何重型挖掘工具，坚硬的冻土使我们的小型挖掘器具几乎毫无用处。每个人都应该记住，即便是在攻击过程中，圆锹也和步枪是同等重要的。1月29至30日晚间敌人炮击所造成的严重损失，就是部队没能及时构筑合乎要求的野战阵地所致。

	虽然森林边缘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好的观测和射击视野，但我还是把新阵地设在了距离那里100米远的森林深处，因为我不想让在德福依树林的错误重演，让部队毫无遮掩地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下。在100米的射击距离内我们仍然保有优势，足以击退法军步兵的数次攻击，并给他们造成严重损失。

	 

	 

	第五章  面对“中央”阵地和夏洛特山谷的壕沟战

	第一节  在阿戈讷的壕沟战

	我们的新阵地比以前的好多了，它的地势较高，地表积水不会再困扰我们。更重要的是，当地的土质很适合挖掘工事。我们在敌人进攻的间歇抢挖了避弹坑和深入地下4—6米的掩体，即使法军炮火也无法贯穿。我和一名枪骑兵军官共用一个避弹坑，和我一样，他也是连长。为了躲避敌人火力，我们只能匍匐着去联系我们的连队。我们不敢生火，因为只要一有烟雾冒出，肯定就会引来法军炮火的狂轰滥炸。为了抵御夜晚的寒意，晚上睡觉时必须4个人依偎在一起，凑合到天亮。

	对峙期间，部队规定了10天轮班制度，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必须在第一线、二线预备阵地和补充营各待10天，循环往复。幸亏有了出色的阵地和工事，即便法军逐日加大了骚扰炮击的强度，前线的损失却依旧轻微。和我们相比，法军炮兵似乎有打不完的弹药，我们的弹药却少得可怜，我们的炮兵只是偶尔过来点缀一下而已。

	听说1月29日撤退时被我们留下的那5个重伤员后来都被法军俘虏了，不过他们恢复得都不错。几个星期之后，我因为那次战斗被授予一级铁十字勋章，我可是团里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尉。

	在接下来的2、3、4月这3个月里，我们特别强化了阵地上的工事。阵地右翼的第120步兵团，从1月29日的阵地又向前推进了一些。我们第124步兵团则在原地挖工事固守。阵地左翼的第123步兵团却一枝独秀地向西默蒂埃推进，该地和法军所谓的中央阵地的东部相邻。除了在原地掘壕固守，我们还尝试着向法军阵地方向挖了不少攻击战壕。这些战壕逐渐向前延伸，并互相连接起来。凭借这种方式，我们的前沿阵地逐渐接近法军，最后终于到达了他们主阵地前沿的铁丝网障碍区。

	敌人的炮兵和重迫击炮妨碍了我们的土工作业。法军还是第一次使用重迫击炮对付我们，有很多士兵因此在战壕中被击伤。我们的交通壕、后方通道、指挥所还有补给点，随时都处在法军的炮火威胁下。当全连士兵后撤到补充营（位于一线阵地后方约3—4公里）休整的时候，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在这段休息时间里，我们主要担负埋葬阵亡战友的伤感任务，与一线不断增加的阵亡率相呼应的是森林里日渐密集的墓地。

	从1915年5月开始，法军用各种中小口径的迫击炮炮击我们邻近“中央”阵地的前沿地段。对于我们这些征战阿戈讷的老兵而言，这样的炮击实在是再熟悉不过的了。虽然迫击炮的声音比其他火炮的声音都小，但它发射的炮弹初速很慢，慢到可以留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寻找隐蔽。白天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看着这些炮弹从空中掠过，然后再从容不迫地隐蔽起来。不过要是在晚上，最好的保命办法还是完全避开敌人迫击炮可能打击的区域。法军炮兵的骚扰射击如此频繁，以至于大家后来都懒得从掩体里爬出来了。

	尽管每天都有伤亡，战场上的气氛也越来越恐怖，但大家的士气却依旧很高，每个人都恪尽职守。在阿戈讷这个被鲜血浇灌的角落，我们甚至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了它的一部分。这期间，最难过的事莫过于向那些身负重伤或英勇捐躯的战友告别。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黄昏，一位腿被迫击炮炸断的士兵躺在沾满鲜血的担架里，从我们面前沿着狭窄的战壕被抬了下去。眼睁睁地看着一名优秀的青年战士以这种方式离开我们，我感到一种难言的伤感，只能握着他的手安慰他。可是这位士兵却说：“长官，不用担心，即便我不得不装假肢、拄拐杖，我也会尽快回连队里报到。”这位年轻的小伙子再也没能看到第二天升起的太阳，他在前往医院的半路上就牺牲了。我认为，他可以代表我们连队整体的精神风貌。

	5月初，我们接收了后方运来的第一批圆木，用它们加固战壕，还专门构筑了供1—2人使用的掩体。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安心地把上岗的士兵安排在哨所里了。由于我们的前沿已经推进到非常靠近敌人阵地的地方，他们的炮兵为了避免误伤自己人，不敢再肆无忌惮地对我们开炮。他们炮击的主要对象现在已经转向我们的后方，包括补给线、预备阵地、指挥所和营房在内的各种目标。

	就在这个时间前后，一位没什么实战经验的资深中尉奉命接管第9连，原因是团长打算把我调到别的连队。可我最终拒绝了这个安排，因为我真的舍不得离开这些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士兵们。

	5月中旬，第9连被配属给了第67步兵团。该团驻扎在阿戈讷中部名叫巴葛蒂尔（Bagatelle）的地方，距离第123步兵团的位置很近。经历过多次战斗之后，这支英姿焕发的精锐部队的战斗力已经大不如前。在这儿，一种非常特别的壕沟战成了主要的战斗形式，大家已经对在阵地上挖掩体、保护自己免遭炮击的日子习以为常。大家对战壕、掩体的依赖情绪越来越重，于是整个战斗便在手榴弹的投掷距离内展开。士兵们蹲在浅浅的战壕里，趴在用沙包堆成的掩体后面头也不伸地乱扔手榴弹。在巴葛蒂尔阵地，原来阿戈讷的茂密森林早已不翼而飞。法军炮兵竟然把这里的树木完全摧毁了。在长达几公里的地段上，能看到的只有树桩。就在连里低级军官正进行接管阵地前的检查任务时，短暂而激烈的手榴弹战又在宽广的阵地正面爆发了。战斗还没结束，我们就已经损失惨重——这就是当时的最佳写照。我怀着无比复杂的心情坚持到了战斗结束。

	完全是出于习惯，我们加深了战壕，并为自己挖掘了单兵掩体。法军时不时地来一阵猛烈炮击，手榴弹大战在整条战线上随之展开，令我们的生活热闹非常。在温暖的天气里，腐烂尸体的恶臭飘进阵地，令人作呕。很多法军的尸体还躺在我们眼前，也就是双方阵地中间的地方。由于受到法军的猛烈射击，我们始终没办法将这些尸体妥善处理。

	晚上的生活更加刺激，双方永无休止的手榴弹战可以在整条战线上你来我往长达数小时之久。这种情况令我们时常感到很困惑，怀疑自己的阵地是否已经被敌人突破，或者是小股的敌军已经渗透到我们的后方去了。不仅如此，法军还安排了好几个炮兵连从侧翼炮击我们。炮击每天晚上都要来上好几回，把我们搞得几乎精神崩溃。

	我从原先驻扎部队那里接收的连指挥所位于全连阵地的左后侧。这个指挥所在地下很深的地方，要想进入指挥所，首先要沿开在战壕前墙上的垂直式台阶向下走两米。这个台阶很窄，宽度只能让一个人低身而过。这段台阶的尽头是个小平台，小平台的另一端还有一个入口。沿着这个入口的台阶再往下走2米，就来到了距地面4米的一段横向地道，地道大小正如一副棺材，这就是连指挥所。指挥所的地板是软木铺的，墙上掏挖了一些格子用来放置口粮和其他杂物。地道的墙壁和天花板都缺乏支撑，只靠黏土勉强撑住，如果入口被炮弹炸塌，里面的人肯定会被活埋！由于这个原因，一旦有炮弹在连部附近爆炸，我就宁愿跑出掩体，和我的士兵待在一起。敌人的炮击令人厌烦，但无论如何总比手榴弹战要好。因为法军的炮击是有规律的，手榴弹战却经常搅得我们彻夜难眠。

	这些天简直热到让人受不了。有一天，一位优秀的士兵莫瑞克来找我。我当时正窝在连部工事里避暑，由于这个单人掩体只能装下一个人，我们的交流不得不隔着土层展开。我告诉莫瑞克：“即便藏在地下4米深的地方，我们也摆脱不了那些苍蝇的纠缠。”莫瑞克则回答说：“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整个战壕都爬满了苍蝇。”他找了把十字镐随手一刨，一只乌黑的、半腐烂的手臂就露了出来。我们在那截断臂上撒了不少石灰粉，乞求这位不知名的死者能够就此安息。

	我们好不容易熬过了这段日子，刚刚回到团里，却马上又被派回第一线。我们发现前沿的情况已经很不妙了。敌军不断增加野战炮和迫击炮的密度，他们的战壕周围也增设了密集的铁丝网。手榴弹战夜夜不停，几乎没人能幸免。双方都在试图破坏对方的交通壕和前沿阵地，爆炸声几乎没有一天间断过。

	有一天，法军成功地切断了我们一座前沿哨所与后方的联系，我们连有10名士兵被困在那里。为了营救战友、将突进的法军赶回去，我们组织了反击。战斗本身并没持续太久，可是后来的救援却足足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因为哨所掩体被炸塌，有好几位士兵被埋在土里了。

	有一次，我们企图到邻近的敌军阵地抓获他们的哨兵，但这次行动造成了相当大的伤亡。因为敌人的战壕完全被铁丝网团团围住，各个火力点互为支撑，只要一有什么风吹草动，碉堡里的法军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就用机枪一顿狂扫。阵地上的情况把我们简直气疯了，大家都希望发动一次强袭，彻底解决“中央”阵地，摆脱目前的不利处境。

	 

	第二节  突击“中央”阵地

	我们计划首先使用榴弹炮和迫击炮实施3个半小时的炮火准备，然后夺取拉布代尔、“中央”、西默蒂埃，以及巴葛蒂尔等几块法军的坚固阵地。从1914年10月以来，敌人就在这些阵地上活动了。为了这次进攻，团里已经作了几个星期的准备，大、中口径火炮被部署在紧邻一线的炮兵阵地里，后勤部队不分昼夜通过狭小的交通壕向前沿运送补给、枪炮和弹药。法军的炮火袭扰此时变得更加猛烈，很多运输队被炮弹击中。将近6月底的时候，第9连经过几天时间的后撤休整，又被重新部署回第一线。我们惊讶地看到有这么多的大、中口径火炮被隐蔽部署在比纳尔维尔周边地区，并且注意到我军这次似乎弹药充足，这给予了我们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大家斗志昂扬地进入阵地。

	团部这次为由5个连队组成的突击队拟定了详细的计划。在攻击发起前，我的连部署在“中央”阵地以北1公里的地方担任预备队。在突击队发起冲锋之前，我们就要开始向前沿移动，紧跟在冲锋的突击队后面，随时为他们提供手榴弹、子弹和土工器具。

	6月30日凌晨5时15分，包括210mm和305mm重型迫击炮在内的所有火炮同时开火。这次炮击的效果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每次炮弹落地，炸点附近的泥土就像喷泉一样飞溅空中，并在我们面前造成一个深深的弹坑。法军的坚固工事被炸得粉碎，就像是被大榔头挨个砸碎一样惨，士兵、圆木、树根、铁丝网和沙包都被炸得飞向空中。我不知道敌人此时感受如何，因为我从没经历过如此猛烈而集中的炮火。

	攻击发起前的1小时，我们的重型和中型迫击炮首先对敌军碉堡、铁丝网以及临时工事进行了火力打击。法军也集中他们的火炮还击，企图阻止我们的进攻，但这似乎并没有起什么作用。由于我们在前沿阵地只留下很少的观察人员，而且双方阵地过于靠近，甚至低于法军火炮的最小射程，因此法军的大多数炮弹都落在了我们屁股后面爆炸，造成的伤亡很有限。这时，有一颗炮弹在我前方100米的地方爆炸，不过它取得的“战果”仅仅是把一名1月份阵亡的法军的遗体炸飞到树上而已。我不停地看着表，还有15分钟就该轮到我们上场了。为了扩大战果，双方都加大了炮击密度，不过炮弹爆炸散发出的浓密烟雾反而妨碍了双方炮手的观测。

	因为分配给我们使用的交通壕正好暴露在法军的强大火力下，我决定对计划稍作调整，将攻击方向偏离原定方向100米。我们拼命穿过一片开阔地，在一块低洼地里找到了隐蔽处，然后沿着新的交通壕，冒着笼罩在我们周围的法军火力冲到了第一线。突击队此时正并排趴在前沿阵地上，对面法军的枪械和迫击炮还在喷吐着火焰。

	早上8时45分，我们的攻击部队在宽大的战线上向前冲击、法军的机枪马上向我们扫射过来。士兵们绕开弹坑，越过障碍，冲进了敌人阵地。我们连的攻击梯队受到来自右侧机枪火力的压制，有几个人中弹倒下，可是大家仍然继续向前冲，并利用弹坑和土坡随时隐蔽。连里的每个士兵都背着物资，大多是几把圆锹或者几条装满子弹和手榴弹的弹袋之类的东西。右侧的法军机枪始终都在疯狂扫射，我们冲过了它的射击范围，越过障碍，回到了这片1月29日曾被第9连占领过的阵地。阵地里简直一片混乱，死伤的法军和修工事用的木料以及被连根拔起的大树一起，散落在被炸碎的工事废墟里，法军低劣的临时工事导致了很严重的伤亡。

	在我们的右前方，手榴弹战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为了挽救败局，法军部署在后方阵地的机枪对着战场滥扫一通，使我们不得不寻找掩蔽。当时的太阳很毒。我们弯着腰向左侧运动，转移到本营攻击梯队的后方，向法军第二道阵地的交通壕压了过去。

	炮兵已经把火力向南延伸了150米，正在轰击法军的“中央2号”阵地。经过榴弹炮和迫击炮的反复炮击，这块阵地终于在7月1日被我军攻占。按照战前制定的计划，我团突击梯队并没有参与对“中央1号”阵地的进攻，而是越过了它直接攻击“中央2号”阵地。

	在我们前方30米处的“中央1号”阵地里，手榴弹大战仍在继续。距离我们更远的80米以外的地方，“中央2号”阵地的轮廓已经模糊可辨。法军机枪的火力把我们的活动限制在交通壕的范围内，前方的突击组遭受了严重损失。年轻的突击组长莫瑞克受了重伤，骨盆中弹，躺在战壕里。我们想把他抬下去，但他却对我们说不必为他担心。医护兵赶过来照顾他，我和他最后一次紧紧握手，然后接管了一线突击部队的指挥权。几天之后，莫瑞克死在野战医院里。

	我们和驻守“中央2号”阵地的法军交火了。由于双方士兵搅在了一起，炮兵被迫停止射击。投出几番手榴弹之后，我们冲锋并占领了“中央2号”阵地。阵地上法军的部分守卫部队早就沿着交通壕溜了，还有一部分干脆直接通过开阔地逃跑，剩下的则乖乖地投了降。我们留下少量部队巩固阵地，主力仍然继续扩大战果，向南追击敌人。我们在一条3米深的交通壕里交了好运，出其不意地活捉了一位法军团长，以及他的副官和所有团部参谋。

	交通壕继续向南延伸了100米，出口的地方是一片开阔地。这之后，地势急剧走低，直到维埃纳堡（Vienne-le-ch鈚eau）山谷。由于视线被树林遮蔽，部队联系受阻，我们和左右邻接友军都失去了联系。在200米外的森林边缘，我们发现了一股敌军，于是便毫不犹豫地开了枪。激烈交战之后，敌人撤进了树林。在战斗过程中，我已经和位于左翼刚刚跟上来的第1营的部分部队恢复了联系。后来，第3营也跟了上来。这些部队经过重新编组，统一由我指挥。由于我们整个右翼当时都暴露在法军面前，而且我们身后还不时传来苦战的声音，我认为继续向南推进是不明智的。1月29日战斗中，因为孤军深入导致失去后援的教训令我记忆犹新。于是，我决定把部队部署在“中央2号”阵地以南约300米的防御阵地上固守待援。

	侦察组向我报告说，我们右翼的部队仍无法全部消灭“中央1号”阵地上的法军。这意味着我们在坚守阵地时必须注意防止敌人从那里发动进攻，把这块刚到手的阵地又夺回去。为了加强防御，我把手头上最有经验的老兵全部集中在第一线。很快，我就为自己的这个决定庆幸不已。因为在这之后的几个小时里，法军发起了一系列凶猛的反扑，试图夺回失去的阵地。据守阵地期间，我随时与营部保持联系，汇报最新战况。

	在我们左翼，第1营的几个连队已经沿山坡向下推进到乌耶特（Houyette）山谷。他们的尖兵回来报告说，300米外山坡上的树林里有大股法军。第1营营长乌利希上尉和我讨论了当前的战况，他决定让第1营在我们第9连的左翼挖壕固守。

	拿定主意后，我们立刻着手工作。我留了一个排充当预备队，让他们负责输送弹药以及在“中央2号”阵地的侧翼阵地上构筑工事等任务。法军侦察兵试图窥探我们的阵地，但被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地赶走了。

	加固工事进行得很顺利，一眨眼的工夫，我们战壕的深度就超过了1米。法军炮兵在我们发起袭击以来显得异常平静，现在，他们好像回过神儿来了，开始用各种口径的火炮向“中央2号”阵地开火。法军显然认为我们之所以能夺取他们的阵地，完全是凭借优势兵力。因此，他们打算用炮弹挽回一些面子。可惜的是，法军炮击的战果仅仅是把他们自己原来的阵地炸了个粉碎、切断了我们通往后方的交通壕而已。现在，我们的补给线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的威胁下，阵地前仅有的铁丝网也被炸飞了。不过，我们已经趁着炮击间隙，成功地将重机枪排部署在了阵地上。

	晚上的时候，我们战壕的深度已经达到150厘米。法军的炮弹仍旧不停地落在我们身后。此刻，树林中突然响起了法军的冲锋号。敌人以他们惯用的密集队形，从距离不到100米外的树林里向我们发起冲锋，好在我们的火力很快就把他们打得全趴在了地上。由于阵地前的地面凹凸不平，存在不少隐蔽物，我们必须让敌人进入到80米的距离内才能准确射击。或许我们应该后撤到“中央2号”阵地，那里有更好的观测与射击条件。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撤到那里其实更有利于法军炮兵射击，从而给我们造成严重的损失。法军这次进攻很积极，手榴弹战随处可见，一直持续到入夜以后。由于携带的手榴弹数量有限，因此我们在战斗中还是更多地使用步枪和机枪。那天夜里很黑，手榴弹爆炸产生的烟雾还降低了我们照明弹的效果，多数时间能看到的只有双方此起彼落的射击火光。最终，我们击退了敌人的数次反攻。

	天亮的时候，我们向外扩展，占领了距离阵地50米远的一道沙墙。通过声音判断，法军一整天似乎也都在构筑掩体。过去的一整夜，法军步兵让我们不得安宁。早晨到了，炮兵又来接班。幸运的是，由于双方距离过近，法军的大部分炮弹还是落在了“中央1号”和“中央2号”阵地上，只有很少的几颗落在了我们阵地附近，几乎没有炮弹直接打到我们阵地上，这令我们感到相对安全，一点儿也不羡慕那些正在交通壕里饱受炮击、来回搬运食物和其他补给的运输队。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继续加固阵地，战壕深度达到了2米。除此之外，我们还构筑了用树干加固可供1—2人使用的小型掩体，还专门为机枪阵地安置了钢板和沙包。法军炮火在第一线造成的损失很小，但是在通往后方的交通壕里却每天都有人伤亡。为6月30日进攻而配属的炮兵部队，此时已转移到其他战线去了。我们建制内的炮兵因为缺乏弹药，无法为我们提供有效的支援。话虽如此，他们还是在前线配备了一个炮兵联络官，虽然仍旧不如人意，却还可以勉强接受！

	从7月初开始，法军就从某个位于侧翼的炮兵阵地上，每天向我们的战壕发射迫击炮弹。这种火炮构造简单，但精度很高，经常能保持不错的命中率。单单一颗重型迫击炮弹就足以炸死好几名士兵，这给我们造成了相当大的伤亡。幸运之神不可能总保佑我们，如果不能及时从这个危险区域撤出，我们的后果就会更惨。

	7月的时候，我奉命暂时代理第10连连长的职务，这一代理长达5个星期之久。为了减轻第4和第6连防线的压力，我们几位连长决定联手在地下8米的深处，合力构筑一座有多个出入口的防空掩体。大家夜以继日地执行这个计划，几个挖掘小组从不同的方向同时开工，军官们也加入到工作的行列，我发现官兵一起工作有助于提高部队的士气。

	通常情况下，我们修筑的阵地会在一个小时之内被法军炮兵破坏殆尽，大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用少量木料加固的工事，在敌人无情的炮火下像纸糊的似的被撕得稀巴烂。有趣的是，法军的炮击模式几乎一成不变，总是先从右侧阵地开始，然后把炮火逐渐转移到左侧阵地。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滞留，意味着付出高昂的代价。因此当法军开始炮击的时候，我们就从战壕里撤出来，等到他们的炮火移动到阵地的另一侧或是我们后方的时候，我们再重新进入阵地。如果法军步兵在炮击之后趁势向我们发动进攻，我们就会发起反冲锋来击退他们。敌军步兵的攻击对我们而言威胁不算太大，因为在面对面的白刃战搏斗中，我们比对手高明不少。

	“中央1号”阵地上的拉锯战不断上演。距离敌军阵地大约50米的地方，我军故技重施，开始用掘进的方式向法军逐渐靠近。8月初，我们连接替了第12连在马汀（Martin）地段的防务。因为这个连在一天前的掘进过程中遭受了巨大损失，法军对他们进行了地下坑道埋雷爆破的打击。破晓时，我连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接到这项命令，随即就开始冒着敌军炮火展开行动。整个过程中，我们经常卧倒在地上，和法军尸体趴在一起躲炮击。在炮击的间隙，我们就赶紧拿起工具加固战壕。当战壕深度达到180厘米、战壕附近挖掘了数个散兵坑之后，我们才不必过分担心法军炮火的威胁。说句实话，作为连长，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我都想尽可能把这些跟随我的士兵一个不少地带回去。

	付出的辛苦总算得到了回报。尽管法军经常发动炮击，但凭借坚固的战壕工事，我们的损失很轻微。两天之后，全连在没有重大死伤的情况下离开了阵地。

	这之后，我把连队指挥权移交给接替我的人，开始享受开战以来的第一次休假。这个假期足有14天。

	 

	战场观察

	在6月30日的进攻作战中，为了避免让敌军准确判断出我军的攻击发起时间，在长达3个半小时的炮火准备过程中，我们有意安排了多次的火力间隙来迷惑敌人。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我军炮火异常猛烈，但敌人的阵地却没有被完全摧毁，我们在进攻中仍然遭遇了一些幸存的机枪火力点的抵抗。

	此役之中，德国步兵的作战能力再一次得到了充分体现。进攻发起后，我们并没有在夺取预定目标后就停滞不前，而是主动寻找战机，继续攻击敌人。我们的攻势如此凌厉，以至于法军的一名团长和他的全体参谋人员都沦为我们的俘虏。我们的攻防转换也很迅速。就地固守时，我们有意避开了被我们占领的法军阵地，选择自己挖战壕。因为法军对自己的阵地必然很熟悉，炮兵很可能早就标定了射击目标，随时准备对我们火力覆盖。由突击队后面的预备队负责携带弹药和工具的做法也非常有远见，因为法军在进攻发起后的报复性火力，很可能完全切断我们的补给和通信联络长达数小时之久。

	在7月1日法军从附近树林对我们发起的反击中，步枪和机枪火力取代了手榴弹，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这值得我们注意。

	那天天亮之前，法军步兵利用沙包堆成的墙作掩护，在我们战线前方仅仅大约50米的地方挖掘工事。很显然，这些沙包中有一部分是他们在进攻中夺取的，有一部分也可能是他们的后勤人员利用战斗间隙运送上来的。

	在我们发起进攻后的几个星期里，一旦敌人开始对我们的阵地发起炮击，我们就立刻撤出阵地，降低损失。现行的步兵《野战条令》在防御作战方面明确规定，连长有权依据战场情况调整部队的局部部署，以避免遭受优势敌军的炮火威胁。

	 

	第三节  1915年9月8日的攻击

	休假回来之后，我被任命为第4连连长。该连几天后将被部署在全团的右翼，参与攻击任务。我在位于夏洛特山谷的一处预备阵地上接管了第4连，并亲自前往集结和攻击地域察看地形，还在山谷里的预备阵地上搞了几次预演，这种办法可以使连队在执行即将到来的任务时充满信心。唯一的遗憾是，我对4连的指挥仅仅持续了几天，因为我当时的资格尚浅，还不足以担任常备部队的连长。

	9月5日黎明前，我们连通过交通壕，信心十足地向前沿移动，并接替了第123步兵团的一个连。法军正在那里的一片阵地下面挖隧道，打算从底下把我们炸上天。有好几处地方，我们都能清晰地听见敌军不停挖掘的声音。希望敌军在我们发动进攻之前完不了工，我们宁愿和敌人面对面拼刺刀，也不愿意不明不白地被人炸死。漫长的三天过去了，在这三天里，我们底下的“鼹鼠”一刻也没停止过。

	9月8日早上8时，我们的榴弹炮和迫击炮向前方40—60米的敌人阵地猛烈射击。这次炮击动用的火炮和弹药数量，与上次突击“中央”阵地时的攻击预备射击旗鼓相当，法军各种口径的大炮立即对我们的阵地还以颜色。大家在可以容纳3—4人的脆弱掩体里缩成一团，任凭炮弹狂怒地从我们头顶上飞过。大地在成群炮弹的打击下持续地颤抖，草皮、碎片和折断的树枝像暴雨一般四处散落，粗大的橡树被连根拔起。这时，我们已经听不到法军在地下挖掘的声音，难道他们已经完工了？

	我在全连的阵地上四处巡视，试图了解士兵们的状况究竟如何。炮弹在我身边爆炸，把我震倒在地。我把头从阵地探出去，向敌人的方向瞄了一眼，感觉好像有无数的巨大喷泉在地面上喷发，那是被炸起来的泥土、草皮、沙包和木桩。参天大树在炮火中纷纷倒下，蓝灰色的硝烟笼罩着敌人的后方。

	射击持续了3个小时，我们窝在阵地上，好不容易熬过了这漫长的时间。手表的指针指向10时45分时，由3个连队组成的突击组弯着腰从掩体里跳出来，朝着攻击发起线集合。大家统一对表，决定11时，炮火准备停止后准时发起攻击。工兵和后勤保障部队进入位置时，我向每位班长明确了目标，这些目标大多集中在敌人战线后方200米的位置。我向他们反复强调说，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目标上，紧跟在突击组的后方。至于那些被遗漏的零散敌人，我们连的后续梯队自会处理。除此之外，大家还讨论了攻击完成后需要立刻着手的事情，包括巩固阵地、整顿部队、与其他部队取得联系，以及封锁部分地段等等。

	在这个过程中，敌军的阵地正被我们的各种火炮反复蹂躏着。很难想象，当我们的步兵冲过去的时候，还有什么东西能够存活下来。“还有30秒！”步兵们藏身在战壕的攻击位置准备出击。“还有10秒！”最后一批炮弹落在法军阵地的前沿上炸开。不等硝烟散尽，3个突击组已悄无声息地从战壕里爬出来，向250米远的敌人防线冲过去。这之后，整个行动就像几天前我们的预演一样，大家呐喊着冲进硝烟弥漫的战场，这是一幅多么美的画面啊！

	突击部队的士兵根本无暇顾及眼前那些满脸恐惧、高举双手爬出来投降的法军士兵，他们的唯一任务就是朝着预定目标猛冲。至于战俘，由连队士官长带领的后续部队自会“照顾”他们。

	我率领部队随右翼的突击组前进，我们向前越过了敌军战壕，几秒钟之内就攻克了预定目标。工兵和后勤保障分队紧紧跟随着我们。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任何伤亡。为了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我们在进攻的时候没像以前那样高声呐喊，而是无声无息地冲上了法军的阵地。多数法军显然明白一切都已经完了，没作什么像样的抵抗就投了降。可是，有一挺法军机枪突然向我们开火。我们被迫寻找隐蔽，大家不顾法军的子弹，顺着战壕向左翼运动，试图和中央突击组建立联系。几分钟之后，我们与左翼担任突击任务的第2连终于联系上了。

	大家抓紧时间巩固阵地、整顿部队，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将通往敌军的交通壕用沙包和弹药箱全部堵死。大家因为刚刚的胜利欢欣鼓舞，干劲十足，就连修建弹药掩体这样的苦差事，也在不知不觉中一蹴而就了。此时，法军炮兵向我们后方区域猛烈射击，试图切断突击梯队与后方的联系，使我们无法及时得到增援和补给。与此同时，他们还用机枪对我们进行火力压制，迫使我们蜷缩在新占领的阵地上不能自由活动，法军步兵趁着这个机会发起反攻。虽然我们和他们的距离仅有100米，但在我们顽强的阻击下，他们就是冲不过来。后来，法军又试图利用阵地上的交通壕迂回接近我们，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手榴弹对投，敌人最终还是一无所获。实话实说，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战果，是因为我们占了地势的便宜。被占领的法军阵地是一片山坡，我们所处的位置高于进攻的法军，手榴弹可以投得比他们更远一些。

	在进攻过程中，我们有5名士兵被自己的手榴弹误伤而退出战斗。占领目标后，法军的火力也让全连付出了3人阵亡、15人负伤的代价。由于法军的火力阻击，补给、增援受阻成了我们眼下最头疼的问题。运输队无法穿越被法军火力控制的开阔地带，因此我们必须挖掘一条能与攻击发起阵地相连接的交通壕，并抓紧时间与右翼部队建立联系。

	在我的建议下，营长决定从预备队中抽出80人，利用夜色，在我们现有的阵地和攻击发起阵地间，挖掘一条100米长的战壕，这项任务由我负责指挥。我们的阵地离法军阵地只有40—50米。为了保证安全，我从后勤分队搞到了大批沙包和钢板，准备在挖掘交通壕时阻挡敌军火力，这是我在6月30日的战斗中从法国人那里学到的经验。

	我们从晚上10时开始工作。在照明弹的照耀下，法军仍然精神抖擞地持续向我们开火。为了能在一个晚上完成全部挖掘任务，我们不能有丝毫懈怠。我命令大家首先在准备开挖的地段两侧堆起15米高的沙包墙。构筑这堵墙简直就像一场噩梦，大家排成长长的人龙，躺在地上传递沙包，并把它们摞起来。与此同时，攻击发起阵地那里也有人用同样的办法配合我们行动。很快地，我们就在两座阵地中间的开阔地两头儿各堆起了一段沙包土墙。这样一来，法军的轻武器就对沙包土墙后的人奈何不得了。现在，在两段沙包墙之间还留着一段长70米的缺口，我命令士兵用钢板把缺口堵上。每个士兵先把钢板立在指定位置，然后就在钢板后面开始挖掘，同时还要把步枪和手榴弹放在身边以防万一。整个行动就这么悄悄地进行着。法军发射了不少照明弹，并用各种轻武器向我们射击，可是步枪子弹无法穿透我们的钢板。即便是这样，我们用“盾牌”组成的掘进线也绝对没有给予我们太舒服的感觉。9月9日黎明的时候，我们终于挖出了一条180厘米深、直通原阵地的交通壕。在夜间挖掘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一具第1营士兵的遗体，他从6月30日以来就一直孤零零地躺在这片无人区里。

	当累了一晚上的我打算找个安静地方打个盹儿的时候，团长刚好由营长陪同着来新阵地督导检查，他们对第4和第2连的作战表现及战果感到满意。此役之后，预定目标已经被我们占领，还俘获了2名法军军官和140名士兵，以及16门迫击炮、2挺机枪、2台挖掘机械和1台发电机。不过第4连胜利后的喜悦气氛却因为预备役少尉军官史杜威的阵亡而被冲淡了，他是我们和第123步兵团之间的联络官，阵亡的时候，口袋里还放着一张永远再无法兑现的休假许可。

	本次攻击行动成功后不久，我交出了第4连的指挥权，转而暂时指挥第2连几个星期。那时我已经对第4连产生了感情，当我准备离开它的时候，心里确实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觉。作为第2连连长，我率领部队在太子堡驻扎了一段时间，那是一个距离前线150米、由防空掩体和阻击阵地构成的纵深防线。也是在那里，我被晋升为上尉，并奉命准备去一支即将在明辛根正式成立的山地部队就任。实话实说，要我向这支曾经并肩作战过那么多天的部队、向那些英勇的战友以及被我们的鲜血浸染的阿戈讷战场告别并不容易。当我9月底离开比纳尔维尔森林的时候，香巴尼（Champagne）战役正进行到最高潮。

	 

	战场观察

	我率领新接管的连队，对9月8日的攻击行动做了充分的演练。连里的3支突击组在火力准备停止后立即向前推进，不发一枪一弹就冲上了附近的敌军阵地，并成功夺取了200米外的预定目标。为了保证进攻速度，消灭残敌和收容俘虏的工作则交给后续部队及预备队承担。

	有一个突击组违反了我的命令，在推进的过程中使用了手榴弹，炸伤了5名兄弟，这是我们本次进攻过程中的唯一损失。原则上，为了避免炸伤自己人，不要在冲锋的时候投掷手榴弹。本次进攻保证了绝对的突然性，在敌人还来不及抬起枪口之前，我们就已经冲上了他们的前沿阵地。当我们突然出现在敌人阵地后面的掩体入口时，法军早已被彻底吓破了胆，把我们当成了从天而降的魔鬼，我们趁机捕获了相当数量的俘虏。

	攻击任务结束后，我们迅速转入防御。利用既有阵地，我们轻松击退了法军一系列的反攻。在攻击发起后，我们与后方的联络长时间被敌人的炮火和机枪火力切断。在敌人火力阻击的情况下，利用沙包和钢板抢挖交通壕，成功地让我们和后方以及右翼的友军恢复了联系。

	 

	 

	第六章  突袭“松树瘤”阵地以及在孚日高地的战斗

	第一节  新的编组

	1915年10月上旬，符腾堡山地营（包括6个步兵连和6个山地机枪排）在明辛根附近正式成立，营长是史普约瑟少校。我指挥的该营第2连是由200多名从各兵种抽调而来、既年轻又富有实战经验的老兵构成。我们花了几个星期时间训练并互相磨合，终于凝聚成为一支颇有战斗效率的山地部队。不同款式的军服使我们的队伍花哨异常。我们的士气从第一天起就很高昂，军官和士兵对训练科目都很投入。很快地，严格的训练就有了成效。我们随后也配发了新的山地部队制服。

	11月底，我们刻板严肃的营长对全营部队实施了分列式检阅，大家踢着正步接受了检阅。12月的时候，我们换防至阿尔贝格（Arlberg），在那里接受滑雪训练。

	第2连的驻地是位于阿尔贝格隘口附近的圣克里斯托夫疗养院。从早到晚，我们时而背着背包，时而不背背包，在陡峭的山坡上练习滑雪。晚上的时候，我们就在临时设立的休闲室里听听音乐。所谓音乐，其实主要就是连乐队在约格尔神父指挥下演奏的山中小调。这种日子和几个月前我们在阿戈讷时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啊！类似这样的娱乐生活使我和士兵们加深了了解，并且大大强化了大家对连队的归属感和凝聚力。

	配发给我们的奥地利产野战口粮让我们很满意。这种口粮里甚至包含了香烟和酒，算是我们艰苦训练后的补偿吧！大家兴高采烈地度过了圣诞节。

	好日子在圣诞节后4天就结束了。我们登上专列后才知道此行的目的地是西部战场，而不是之前预想的意大利前线。在风雨交加的新年夜里，我们从巴伐利亚预备役部队的手中接管了希尔森山脊（Hilsenfirst）南端一带的阵地。

	我们的新阵地大约有1800米的正面，从右到左坡度上升了150米，阵地前方布置了坚固的铁丝网和其他障碍设施，有一道铁丝网晚上甚至会通电。当然，凭借我们的兵力，沿着这么宽的正面，是无法布置连续性的防御阵地的。因此，我们强化了阵地上的几座坚固据点，把它们变成小型堡垒，在里面储存了充足的弹药、口粮和饮用水，希望利用它们形成交叉火力，控制整个阵地。我吸取了在阿戈讷战场获得的经验教训，要求连里的每个掩体都必须有两个出口，顶盖也要特别加固。

	与阿戈讷不同的是，敌人阵地与我们的间隔远远大于手榴弹的投掷距离，而且之间还有大量林木阻挡。只有在阵地右翼和中央一段被叫作“法国佬山头”的地方，双方的距离才在100米之内。

	除了偶尔几发炮弹或子弹的骚扰外，对面的敌人几乎没什么动静。事实上，这段时间给我们造成最大麻烦的不是敌人，而是当地恶劣的气候。在春、夏这两个相对比较舒服的季节里，我们抓紧时间熟悉了自己镇守的那些被命名为“小南方”“鞭子”“泡菜头”和“鸟地方”的阵地，还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对为数众多的预备军官进行了强化训练。

	9月，我的连队进入了希尔森山脊北面山坡上朝向法军的暴露阵地。法国人近在眼前，他们的大炮和小炮每天3次“照顾”着我们，这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第二节  突袭“松树瘤”阵地

	1916年10月上旬，山地营的几个连队接到了对敌方实施突袭抓俘虏的命令，其中当然也包括第2连。基于在阿戈讷的实战经验，我知道这项任务的危险性高、成功率低，而且通常会付出很高的伤亡。有鉴于此，我并不想让我的士兵去白白送死。可是命令就是命令，我只好全心全意投身在这项计划上。

	首先，为了摸清接近敌人的最佳路线，我带着布特勒和科马两名副班长前去侦察。我们匍匐着爬过高大浓密的杉树林，向法军的一个哨所前进。这个哨所设置在一条通向敌军阵地的林间小路的上端，那里长满了高大的杂草，穿越它时必须谨慎万分，因为我们距离敌军仅有50米。这之后，我们滑进一条沟里，缓慢向上移动，在不惊动敌人的情况下，用钳子剪断铁丝网，这可真是一件让人汗流浃背的苦差事。这时夜幕已经悄悄降临，我们可以听到法军在哨所周围走动的声音，却看不到他们。由于只能剪断铁丝网很少的一部分，整个通过过程相当缓慢。终于，我们抵达了敌军阵地障碍区的中央。这时，法军哨兵似乎有些不耐烦，咳了几声，清了清嗓子。他是害怕了呢，还是已经发现了我们？如果他现在朝沟里扔颗手榴弹，那我们3个注定是要归西了！更糟糕的是，我们对此毫无办法，因为我们必须一动不动，更别说自卫了。我们能做的只有屏住呼吸，祈祷着这个紧张的时刻快点儿过去。

	等到哨兵再次平静下来，我们就开始撤退，这时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了。在回程的路上，我们不小心弄断了几根树枝，这个不经意的举动马上引起了敌人注意，他们瞬间戒备了起来。法军用各种轻武器向阵地的间隙盲射了好几分钟，逼得我们只能紧紧地贴着地面，让敌人的子弹从我们头上掠过。当一切沉寂下来之后，我们才能继续自己的归途，最终总算有惊无险地爬了回去。这次侦察，充分说明了在林地战场突袭敌人的困难程度。

	第二天，我开始推演攻击这个阵地的可行性，还把这块阵地命名为“松树瘤”（Pinetree?Konb）。我认为利用夜色掩护行动对我们比较有利，因为我们可以沿着长满杂草的小路，悄悄摸到敌人阵地的障碍地带。麻烦的是，这个障碍地带由3道相互独立的铁丝网构成，要剪断它们得花上好几个小时，而且我们必须在距离敌人战壕不到150米的位置上完成这一切。我们又连续侦察了几天几夜，才最终确定了攻击“松树瘤”的两个预定发起点，一处是位于空地中间的隐蔽位置，另一处位于一座岩石台左侧60米处。这两个地方隐蔽性佳，并有利于对周围地域进行观测和射击，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段阵地上很少遭到敌人机枪火力的射击。

	除此之外，要在这样完全没有隐蔽的草地上行动，只能选在暗无星光的情况下进行。

	接下来的几个昼夜，我们仔细研究了接近“松树瘤”阵地的路线，以及准备攻击的这两个法军前哨卫兵的活动规律。在侦察行动中，我们必须非常小心谨慎，以免让敌军对我们即将发起的突袭行动有所察觉。

	最后，我依据侦察结果拟定了行动方案。这次，我不打算再悄悄地溜进敌军阵地，而是想从两个哨所中间的空隙越过铁丝网地带。在进入法军战壕之后，最好是从侧翼，甚至是从后方发起攻击。这次突击大约需要20名士兵，因为我们抵达敌军阵地后就得分头行动，还要考虑守军所能采取的反应，必须有充足的人手应对各种情况。我在两个敌军哨所的前方各安排了一个破障小组，他们将用匍匐前进的方式到达铁丝网边缘待命，等到进入法军阵地的突击小组发起行动后，再根据约定的信号彻底破坏铁丝网，并掩护我们在完成行动后撤回。我在战壕里配合作战地图向属下的军官说明了任务，并且一起讨论了这个突击计划。之后，各个任务组开始在阵地后方按计划实施预演。

	1916年10月4日的天气寒冷而阴暗，强烈的西北风为海拔1000米高的阵地上空布满了乌云，临近傍晚还下起了暴雨，宛如冰雹般大小的雨点使劲儿地往下砸。这正是我希望老天能赐予的“好”天气啊！在这种情况下，法军哨兵一定会把头缩到大衣领子里，窝在哨所角落里打盹儿，这会大大降低他们的警惕性。除此之外，暴风雨还能掩盖我们行动中发出的各种声响。我向营长报告了我的作战计划，并希望就在今晚执行，他听完之后说：“隆美尔，你放手去干吧！”

	午夜前3小时，我率领各小组人马在漆黑的暴风雨之夜从阵地出发，慢慢向敌军阵地匍匐前进。很快地，由科马中士和二等兵史提特率领的破障小组分别向左、右两个预定地点爬了过去；夏佛特少尉、派佛中士和我作为突击小组的领队，紧跟在破障小组后头；20名士兵则跟在我们身后，成一路纵队，每个单兵距离3步，匍匐前进，无声无息地向敌人阵地摸过去。狂风夹杂着雨水泼在我们脸上，全身很快就再没有一块干爽的地方。夜太黑了，能见度不会超过5米。我们伸长耳朵，焦急地在黑夜中搜索周围的动静。

	抵达第一道铁丝网之后，艰苦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在破障之前，突击小组中的两个人先要分别把准备剪断的铁丝网两端用布缠上，然后从两边向中间拉动铁丝网，使要被剪断的铁丝不会绷得太紧。这之后，第三个人才开始用钳子慢慢地将铁丝剪断。被剪开的铁丝还要向后折起来，以防止后面的人被散乱的铁丝挂住发出声响，暴露我们的意图。行动之前，这套动作我们已经演练过多次。

	整个过程中，我们偶尔会停下来，仔细倾听深夜中的动静，然后再继续这个既危险又累人的苦差事。就这样，法军费心架设的铁丝网，就被我们一点点地开了个口子。虽然我们此次只破坏了铁丝网的下半部分，但这样的成果也足够让我们欣慰的了。

	剪铁丝网的苦差事持续了几个小时。偶尔发出声响的时候，我们就立即停止工作，并竖起耳朵仔细聆听敌军有无异状。午夜之前，我们已将第二道铁丝网剪断，此处距离敌军战壕只剩下30米了。不幸的是，暴风雨的强度开始逐渐减弱。我们面对的最后一道铁丝网偏偏又是由严密、结实的铁蒺藜组成的，这些铁蒺藜又粗又硬，我们携带的小钳子根本剪不断它们。我们向右爬了几米，企图寻找一个相对薄弱的地方。可是，我们的目的不但没有达到，反而还引起了更大的声响。这些声响此时在我们耳中就像打雷一般，非常令人不安。如果30—50米之外的敌军哨兵连这样的声音都没听见的话，那他们肯定是睡死过去了。

	我们焦急万分地等了几分钟，生怕有什么三长两短，可是法军阵地上还是一片平静。我放弃了破坏铁蒺藜的念头，因为它们实在太牢固了。经过短时间的搜索，我们发现了一个弹坑，然后就从那里钻过了铁蒺藜。此时，我们和敌人阵地之间仅剩下几米的距离了。

	雨又开始下了，我们3个人现在位于铁丝网障碍区和敌人的战壕之间。对面的法军显然也在饱受积水之苦，我们可以听见水不断从战壕的排水沟流出来，经过一段石壁后流向山谷。我们身后突击小组的士兵开始小心翼翼地从铁丝网下爬到我们身边，不过那些排在后面的人此时还处于第一和第二道铁丝网之间的地方。突然，我们听到左侧战壕里传来了脚步声，几个法军士兵正沿着战壕走过来。缓慢而平静的脚步声在黑夜里回响，他们还没发现我们吗？我们应该袭击他们还是让他们安全通过？我的心里很纠结。这将是面对面的白刃战，悄无声息解决他们的机会非常渺茫。而且我们人手不足，突击小组的其他人还没跟上来。虽然我们有信心将他们全部撂倒，但这恐怕会引起守军的警惕，他们马上会用火力封锁障碍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归途将会非常凶险，不仅会损失惨重，而且也不太可能带回任何俘虏。我快速地权衡利弊得失，决定还是让敌人不受打扰地通过。

	我把自己的决定告知了两名同伴，也就是夏佛特少尉和派佛中士，让他们先在法军的战壕边寻找隐蔽，最重要的是把脸和手隐蔽起来，因为这两个部位最可能暴露目标。由于铁丝网的妨碍，我们不可能再退回去，只能在法军的战壕边就地隐蔽。如果法军巡逻队恪尽职守，就一定会发现我们，因此我们也作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决心已定，我们便静静地卧在那里，焦急等待。法军的脚步声似乎并无异常，我感觉时间过得真慢啊！

	终于，法军巡逻队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直接从我们面前通过并继续前进。听着他们的脚步声逐渐消失在夜幕里，我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我们继续等待了几分钟，确定他们不会再折返回来，然后就一个接一个地跳进战壕。雨已经停了，只有风还在光秃秃的山坡上呼啸着。当大家小心翼翼地进入战壕时，一些泥土和石块从战壕壁上崩塌下来，向着石壁滚了过去，并发出了很大的声响。这又是一个让人心惊胆战的时刻，好在整个突击小组最终都安全进入了战壕。

	我们分头行动，夏佛特少尉带着10个人沿山坡向下，史洛普中士带着10个人走相反的方向，我随同史洛普这一组行动。我们在坑洼不平的战壕里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进，到我们距离此行的目标，也就是岩石台左侧的哨所只剩下几步之遥的时候，我们怀疑敌人已经发现了什么，并停下脚步谛听。突然，从左上方有东西被扔进了右侧的战壕并发生了爆炸，是手榴弹！突击小组的尖兵慌张地退了回来。没过多久，又有一颗手榴弹扔了过来。此时突击小组被困在了战壕里。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立刻进攻，要么束手就擒！让他们尝尝我们的厉害吧！我们迅速向敌人冲了过去，拼命冲过了他们的手榴弹爆炸区。我的勤务兵史提勒主动要求参加这次战斗，很不幸，他被一个法国人丢的手榴弹炸伤了喉部，诺萨克下士随即用手枪把这名法国人干掉。不久之后，哨所里的另外两名法军也被制服，还有一名侥幸逃到后方去了。

	借着手电筒的光亮，我们大致搜索了法军阵地上的两个掩体，发现其中一座是空的，另外一座却塞满了法国人。我右手拿着手枪，左手拿着手电筒，带着奎德特下士爬了进去。在那里，有7名全副武装的法军靠墙而坐，他们经过一番争执之后便扔下了武器。面对这些俘虏，此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往掩体里丢两颗手榴弹。不过这是违反《日内瓦公约》的，而且也和我们的命令相抵触，因为命令明确要求我们必须把俘虏活着带回去。

	夏佛特少尉报告他们也俘虏到2名法军，本身没有损失。正当我们在法军阵地上大打出手的时候，破障小组也没闲着，他们终于在铁丝网中开辟了一条通道。

	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必须赶在法军增援赶到之前溜之大吉。于是，我下令撤退。还好，敌人并没有在我们撤退时发动阻击，我们带着11名俘虏顺利返回了阵地。尤其让人欣慰的是，除了史提勒被手榴弹碎片擦伤之外，我们没有任何真正的损失。这次行动很快得到了上级的褒奖。

	不幸的是，第二天我们就遭到了法军的报复。在一个向来很平静的防御地段，一名法军狙击手一枪就将科马中士撂倒了，这个令人悲痛的损失完全冲淡了我们在突袭“松树瘤”行动中取得的成就感。

	没过多久，我们在这里的太平日子也结束了。总参谋部给符腾堡山地营指派了其他任务，我们便在10月底向东线开拔。

	 

	第三节  在ＳＫＵＲＤＵＫ山口

	１９１６年８月，中央帝国的战线受到协约国的猛烈攻击。在索姆（ＳＯＭＭＥ）河，数量巨大的英军和法军部队为取得决定性胜利而奋战。在浸透鲜血的凡尔敦（ＶＥＲＤＵＮ）周围，战火重新点燃。在东面，ＢＲＵＳＳＩＬＯＶ攻势使我们的奥地利盟军损失５０万人，并动摇着整个战线。在马塞多尼亚（ＭＡＣＥＤＯＮＩＡ），由ＳＡＲＲＡＩＬ指挥的协约国军队随时准备进攻。在意大利战线上，第六次ＩＳＯＮＺＯ战役的结束使我们丧失了在ＧＯＲＺ桥头堡以及ＧＯＲＺ城市本生。在这儿，敌人也在准备发动新的攻势。

	这时，罗马尼亚人（ＲＵＭＡＮＩＡＮ）作为我们的又一个敌人登上了舞台。他们相信他们的加入将会导致协约国方面的迅速胜利。作为汇报，他们将会从他们的盟友那里得到许多利益。１９１６年８月２６日，罗马尼亚对中央帝国宣战，５０万罗马尼亚士兵越过边境进入ＳＩＥＢＥＮＢＵＲＧＥＮ地区。接近１０月底的时候，ＷＵＴＴＥＭＢＥＲＧ山地营到达了ＳＩＥＢＥＮＢＵＲＧＥＮ地区；德军在ＤＯＢＲＵＤＪＡ，ＨＥＲＭＡＳＮＮＳＴＡＤＴ以及ＫＲＯＮＳＴＡＤＴ取得了广泛的胜利，罗马尼亚军队被迫撤回边境；但是决定性的战役仍然有待进行。俄国人增援了几个星期前充满希望现在却被打退的罗马尼亚人。

	由于到ＰＥＴＲＯＳＣＥＮＹ的铁路被毁坏，ＷＵＴＴＥＭＢＥＲＧ山地营在ＰＵＹ下了火车。艰苦的行军开始了，各种各样的部队堵塞了充满了混乱的道路。我们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使部队能够挤到路前面。连队的先头班手持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行军。他们驱散那些无所是从但却不时堵塞道路的人流，从而清理出一条通道。步兵和连队的大车一起行动，当牵引的马匹看起来疲惫不堪的时候，士兵们就接替过来用手推大车。靠着这些安排，部队缓慢而稳定地向前移动。一路上，我们看到了戴着尖顶高帽的罗马尼亚人。午夜前不久，我们到达了ＰＥＴＲＯＳＣＥＮＹ，部队在学校教室的光地板上睡了几个小时。长途行军使我们的脚火辣辣地疼。尽管如此，２连和５连仍然在黎明前爬上卡车通过ＬＵＰＥＮＹ向位于西南方受到威胁的山地战线运动。

	大约几天前，巴伐利亚师对ＶＵＬＡＮ和ＳＫＵＲＴＵＫ山口的进攻失败了。在夺取山隘出口的苦战中，部分步兵和炮兵被击退并严重地被打散了。目前，ＳＣＨＭＥＴＴＯＷ骑兵兵团（ＣＯＲＰＳ）占据了边境上的一道山脊。如果罗马尼亚人持续进攻，我们薄弱的部队是很难阻止他们的。

	经过几个小时的卡车输送后，我们在ＨＯＢＩＣＡＵＲＩＣＡＮＹ下了车。在这儿，我们所配属的骑兵旅让我们向１７９４山头方向的边境出发。我们沿着只能步行的小路攀爬；背包以及四天份的生口粮沉重地压在我们肩膀上。我们既没有驮马，也没有冬季山地装备，所有的军官都背着自己的背包。我们沿着陡峭的山坡攀爬了几小时，一路

	上碰到了来自巴伐利亚师的几个士兵和一个军官，该师曾经在山的另外一侧苦战。他们显然精神紧张。根据他们的叙述，他们在大雾中战斗时经历了极端困难的一刻，他们的大部分同志都在和罗马尼亚人的近距离战斗中阵亡了。他们好几天都没有食物，这些幸存者在丛林里转悠直到最后穿过边境返回。他们把罗马尼亚人描写成狂野的，危险的对手。哈，我们倒要亲自体会一下。

	下午晚些时候，我们到达了海拔３９６０英尺的地方，找到了该防区的指挥部。当各个连队正准备晚餐的时候，ＧＯＳＳＬＥＲ上尉（５连连长）和我被通报了情况并受命用尽可能快的速度继续行军，于当晚到达１７９４山头并占领山顶的阵地，然后向南侦察ＭＵＮＣＥＬＵＬ和ＰＲＩＳＬＯＰ一带的情况。渗透到ＭＵＮＣＥＬＵＬ南部的侦察部队发来的最新报告是两天之前的，连该部队的当前位置也不明确。１７９４号山头上预计有一个电话站和一些马匹。我们和左右两侧的部队没有任何联系。

	当我们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出发时，天开始下雨了。当夜幕降临时，雨下得更大了，很快夜就一片漆黑。冰冷的雨点变成暴雨很快就把我们浸透了。在陡峭而满是岩石的斜坡上继续前进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海拔４９５０英尺的高度，我们开始在骡马小道两侧宿营。由于浑身湿漉漉的，所以我们不能躺下睡觉。天不停地下雨，所有试图点燃低矮松树的尝试都失败了。我们裹着毯子和单人帐篷，紧紧地靠在一起，在寒冷中瑟瑟发抖。一旦雨下得小了一些，我们就试图点火，但是潮湿的松树枝只是发烟，而不能发出任何热量。糟糕的夜晚一分一份缓慢地过去。午夜以后雨停了，但是刺骨的寒风使穿着湿衣服的我们无法放松。快要冻僵的人们围着烟雾缭绕的火堆蹦来蹦去。最终天气又能允许我们继续向山顶攀登，很快我们就到达了雪线。

	当我们登上山顶的时候，我们的衣服和背包都被冻结在我们的背上。山顶的温度在冰点以下，刺骨的寒风横扫着满是白雪的地面。我们没有找到我们的阵地。地上有个小坑，只能容纳１０个人；我们把那儿给电话班作为他们的容身之处。在右边是大约５０匹浑身颤抖的马匹。在我们到达后不久，一场暴风雪就包裹了整个高海拔区域，可视度下降到只有几码。ＧＯＳＳＬＥＲ上尉向防区指挥员汇报了情况，并试图让两个连队撤回。然而阿尔卑斯山老手的所有呼吁都是徒劳的，我们的外科医生甚至警告，在没有火，没有掩体，没有热食物的情况下继续穿着湿衣服呆在暴风雪里将会在几个小时内导致大批病患和冻伤。但是我们被告知如果我们后撤一步的话就要受军法处置。

	为了确认失踪侦察部队的下落，ＢＵＴＴＬＥＲ参谋军士通过ＭＵＮＣＥＬＵＬ向ＳＴＥＲＳＵＲＡ方向出发寻找。部队在雪地里搭起了帐篷，但是取火没有成功。部队出现了很多例高烧和呕吐，我们再三向地段指挥员陈述（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ＩＯＮＳ）也毫无效果。可怕的一夜开始了。寒冷更加咄咄逼人，很快士兵们在帐篷里就呆不住了，只好象前一晚那样靠活动取暖。一个多么漫漫的冬夜。当黎明到来时，医生不得不把４０个士兵转送到医院。ＧＯＳＳＬＥＲ上尉命令我亲自到防区指挥员那里报告山顶上的情况。我至少成功地转达了立即考虑我们部队安置的要求（ＨＡＶＥＯＵＲＲＥＱＵＥＳ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ＥＤＦＯＲ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当我回到１７９４号山头的时候，９０％的人员出于冻伤和受寒症状而正接受治疗。ＧＯＳＳＬＥＲ上尉决定不管发生什么也要和连队剩余的人马一起撤下来。中午的时候，当接替我们的新部队到达的时候，天气变得晴朗了。新部队配备有驮马，取暖木材以及其他装备。与此同时，ＢＵＴＴＬＥＲ率领的先遣班在南面的一个山头上（ＳＰＵＲ）发现了侦察部队。那儿的高度是３６００英尺，气温勉强可以接受。但是他们没有发现罗马尼亚人的踪影。

	三天以后，连队恢复了活力。我们接收了更好的装备后，在一个有利地多的天气里攀上了ＭＵＮＣＥＬＵＬ。在海拔５９４０英尺处宿营后，我们继续向ＳＴＥＲＳＵＲＡ进发。ＳＴＥＲＳＵＲＡ位于ＶＵＬＣＡＮ山脉的底部，ＶＵＬＣＡＮ山脉的高度在它的西北和北面几乎垂直下降。连队在ＳＴＥＲＳＵＲＡ北面１１００码设立了警戒阵地。当他们在一个满是树木的山丘上挖掘支撑据点时，ＳＴＥＲＳＵＲＡ的情况变得令人兴奋起来；一个营的罗马尼亚人在路对面几个紧密相连的阵地上挖掘据守。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和小股敌人有接触但没有伤亡。我们住在阵地附近的帐篷里，驮马每天从山脊哪边的山谷里给我们带来补给；我们通过电话保持和ＳＰＲＯＳＳＥＲ集团以及哨兵的联系。右边是ＡＲＫＡＮＵＬＵＩ，在

	它陡峭的西南坡上，我们可以看见被第１１师所属炮兵遗弃的榴弹炮。在我们东面１。３３英里的下一个山脊上，是ＷＵＴＴＥＭＢＥＲＧ山地营的其他部队。

	大雾笼罩着我们低处的平原，如同海浪一般，ＴＲＡ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Ｎ阿尔卑斯山的山峰刺破这海浪耸身而出，接受阳光的洗礼。多么美妙的景色！

	战场观察

	占领１７９４山头的过程显示了高山气候是如何影响部队的效率和身体抵抗力，尤其在装备不适合或不充分的时候。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在敌人面前，部队能够忍受这些困难。在某些情况下，必须为海拔６０００英尺以上的部队供应干木材和木炭。几天以后，在ＶＵＬＣＡＮ山的南坡上，我们就在帐篷里用放置在吊着的铁罐里的木炭取暖。

	 

	第四节

	１１月，罗马尼亚人已经为德国从ＫＲＯＮＳＴＡＤＴ向ＢＵＣＨＡＲＥＳＴ方向的突击（ＴＨＲＵＳＴ）做好了准备；他们在ＰＬＯＥＳＴＩ以北地区集中了大部分预备队（ＢＵＬＫ）。罗马尼亚人幸而不知（ＢＬＩＳＦＵＬＬＹＩＧＮＯＲＡＮＴ）ＫＵＨＮＥ将军正在ＶＵＬＣＡＮ—ＳＫＵＲＤＵＫ地区组成一个新的进攻集团，以便强行进入ＷＡＬＬＡＣＨＩＡ地区，从西面向布加勒斯特推进。

	１１月初，位于这个新集团右侧的我营各单位占领了从ＰＲＩＳＬＯＰ到ＣＥＰＩＬＵＬ以及ＧＲＵＢＡ的沿线高地。这个行动的预定目的是为了给从山地中进入开阔地的我军主力提供保护。我们不得不奋力战斗；一旦占领阵地，必须准备好迎接必定会发生的反击。罗马尼亚人打得不错，但是他们的反击都被击退了，他们的力量在ＳＴＥＲＳＵＲＡ逐渐地被消耗掉。１１月１０日，我们连，除掉一个排留在后头担任警戒分队（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ＤＥＴＡＩＬ），运动到ＧＲＵＢＡＭＡＲＥ加入ＫＵＨＮＥ集团的攻势。进攻预定于１１日进行，我们营的任务是占领ＬＥＩＳＵＬＵＩ，一个海拔４０００英尺的制高点，它的南坡构成了ＷＡＬＬＡＣＨＩＡＮ边境的一部分。罗马尼亚人已经尽其所能地把山顶堡垒化，我们可以看到在ＧＲＵＢＡＭＡＲＥ和ＬＥＳＵＬＵＩ之间的鞍状山脊（ＳＡＤＤＬＥ）上敌军阵地一个接一个地前后排列。我营集中了（ＭＵＳＴＥＲ）４个半连，其中包括２连。一个山地炮兵连被配属给我们以提供直接支援。ＧＯＳＳＬＥＲ的分队将在正面进攻，ＬＩＥＢ的分队则从东面包围敌军阵地。ＬＩＥＢ的包抄分队包括２个半连；只有在他的分队投入进攻后，正面分队才会开始行动（ＪＵＭＰＯＦＦ，草图１５）。

	２连得到了一个机枪排的加强。１１月１１日，我们已经到达阵地右侧距罗马尼亚人约２００码的地方，随时准备进攻。在前往集结区的路上，我们遇上了罗马尼亚人的巡逻队，展开了短促（ＳＨＡＲＰ）的交火，俘虏了几个敌军士兵但自身没有任何损失。罗马尼亚人知道令他们不愉快的事情就要到来（ＡＦＯＯＴ），因此整个早上他们用步枪和炮兵火力搜索（ＣＯＭＢ）整个区域。不过该地到处可以找到东西掩护，因此我们没有任何损失。我们不想浪费弹药，没有对他们还击，但利用这段时间对敌人的阵地作了更深入的侦察，完成了图上作业并为进攻做好了火力支援准备。一个山地连在我们左后侧进入阵地，很好地建立并使用了众多的行动据点。正午时分，ＬＩＥＢ开始进攻了。与此同时的第一时间，我们和ＧＯＳＳＬＥＲ分队的其他部队一起向前推进。

	在２连行动之前，ＧＲＡＵ中尉从他们地势稍高的阵地上用重机枪横扫了敌军阵地。我们从掩蔽处冲出来满怀愤怒地向山下猛击。罗马尼亚人决定不予坚守（ＮＯＴＴＯＷ

	ＡＩＴ）；我们的冲锋把他们从山脊上的战壕里赶了出来；几分钟内我们到达了ＬＥＩＳＵＲＵＩ。我们俘获的敌军很少，罗马尼亚人显示了相当的能力，屡屡从我们的控制中（ＣＬＵＴＣＨ）逃脱，消失在山脊上的众多的深谷里。但这只能略微延迟我们攻占ＬＥＩＳＵＲＵＩ主峰；晚上我们就地宿营。２连对进展很满意，因为在这次正面攻击中只有一个人负伤。

	入夜以后，我们向南面派出侦察组以确定敌人的方位并寻找食物。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口粮一直极度缺乏。侦察分队在１２日清晨返回，报告没有发现任何敌人。他们带回了各种各样的牲口，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就生起了炊火。食物和１１月的阳光使我们忘记了刚刚在帐篷中渡过的寒夜。

	 

	战场观察

	为１１月１１日的进攻而准备的集结区域是个距离敌军阵地２００码的反斜坡（ＲＥＶＥＲＳＥＳＬＯＰＥ）。敌军犯了个错误，他们没有利用外围阵地阻止我们而让我们推进到距离其主阵地非常近的位置。部队在这个集结区域呆了几个小时，大多数时间里都处在敌人的火力骚扰之下。进攻本身得到了距敌人２００码距离内的机枪火力支援，这是在这种地形下我们所能得到的唯一可能的火力支援（ＡＦＦＯＲＤＩＮＧＦＩＲＥＳＵＰＰＯＲＴ）。

	机枪火力迫使那些在攻击排预定进攻区域的敌军寻求掩蔽。机枪持续射击直到攻击部队穿越敌我阵地之间的距离

	（ＧＡＰ），然后将火力转移到敌军的后方阵地上。在部队突破成功后，机枪组改进了在山脊延长线上的（ＥＬＯＮＧＡＴＥＤＳＡＤＤＬＥ）阵地，迅速地为进攻提供了伴随火力。敌人在几个小时内一直期待着我们的进攻，但我们的战斗方式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如果我们将进攻推迟３０分钟的话，我们将会取得更大的战果。到那时ＬＩＥＢ的部队将会出现在敌人的后方，而不仅是在敌人的侧翼。

	 

	第五节  在ＫＵＲＰＥＮＵＬ和ＶＡＬＡＲＩＩ的行动

	１９１６年１１月１２日下午。２连和配属的机枪排得到命令沿ＬＥＩＳＵＲＵＩ东坡下山，去攻占一个叫ＶＡＲＡＬＩＩ的村子。同时，我营的其他部队沿西坡成２列纵队进攻相同的目标。ＬＥＩＳＵＲＵＩ阳光灿烂，但我们在下山的路上遇上了大雾。在雾中我用指南针摸索着通往山谷的道路。不久我们听到从山谷方向传来了说话声，但不能分辨这是交谈或是在下命令。

	在我们左侧下方不远处，罗马尼亚炮兵正在向ＶＵＬＣＡＮ山口射击。我们所处的位置使我们随时会在大雾中撞上敌人。我们在前方，侧翼和后方布置了强有力的警戒兵力，然后在草木丛生的斜坡上摸索而下。所有交谈都被禁止。

	当大雾散开的时候，天已经逐渐变黑了。在几千码以外的山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由单排房屋构成的狭长村庄。这是ＶＡＲＡＬＩＩ还是ＫＵＲＰＥＮＵＬ？从望远镜里我们可以辨别出多处有小股人群，可能是士兵。距离我们１０分钟路程的村口显然派有哨兵。

	我认为在没有和侧翼部队建立联系以及缺乏支援单位的情况下继续前进或继续进攻是不明智的。我决定在和侧翼建立联系的同时做好进攻准备。为了避免暴露我们的位置，我召回了前进侦察组并决定只依靠观察员的视觉观测。

	我让部队保持准备进攻状态，一旦支援单位在天黑前赶到即可投入战斗。我们隐蔽在洼地和灌木丛里直到天黑，随后我下令建立收缩型防御阵地并派出警戒部队；之后我们静待形势的变化。所有的哨兵都要求在看到后续部队或听到任何任何可疑动静后立即报告；这种方式使得我们能够背靠着枪睡了几个小时。

	午夜前不久，我们听到营的侧翼单位沿山坡下来了。我叫醒了我的部下，然后钻过灌木向着ＫＵＲＰＥＮＵＬ—ＶＡＬＡＲＩＩ村的方向前进。重机枪排被布置在左侧以提供火力支援。前进单位毫不困难地就到达了村庄的边缘，并报告既没有发现敌人也没有发现他们的藏身处。另一方面，在右侧接近相邻纵队的地方偶尔会响起枪声。我们谨慎地进入村子，然后召唤上了机枪排。

	农舍里都住着人，一家子都裹着毯子和毛皮围着火堆睡觉。房间里的空气浓地能用刀切开来。我们好不容易才让当地人明白我们。当地没有敌军的迹象。短暂的侦察显示我们可以把学校校舍和相邻的两幢农舍改造成良好的据点。派出必要的警戒后，我们开始干活。我带了两个通信兵跑到村子西部找到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并作了汇报。营里的其他部队被安置在村子西部，此地的敌人先前和我们短暂交火后就跑了。

	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划分了各连防区。我们划分到了村子的东部；阵地朝南，３连位于我们的右侧。我们计划在天明后建立和位于左侧的１５６步兵团的联系；对于敌人的方位和布置仍然一无所知（草图１６）。

	凌晨３点，我回到连里。夜很黑，我的部下都在校舍里睡觉。我叫醒了属下的军官们，一起对我们的防区进行了侦察。在我们防区的东面有一条木桥架在浅浅的，大约有１５０吗长的ＫＵＲＰＥＮＵＬ溪上，两岸是成排的杨树和挂着枝条的柳树。溪流两岸都有向南的道路，地图显示东面的是两条中较好的。接近桥头有一些农舍，村子在小溪的西面延展有几百码。在我们完成警戒措施前，和前几天遇到的浓雾相当的大雾笼罩了我们。我们的警戒措施包括在桥西面通往村内的路上布置的一个军士长，以及ＫＵＲＰＥＮＵＬ东面的战斗哨所。我也派出了联络小组和右面的３连以及左面的１５６步兵团取得联系。当天终于亮起来的时候，我们发现能见度被限制在６０码以内。

	在和我们的友邻部队建立联系之前，上等兵（ＬＡＮＣ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Ｌ）ＢＲＵＣＫＮＥＲ报告他在战斗哨所东南方大约半英里的地方遇上了一个连的罗马尼亚人。罗马尼亚人上着刺刀逐渐逼靠近，但还没有发现ＲＵＣＫＮＥＲ的班。我刚把这个情况在电话里向营里作了汇告，又从桥边的另外一个哨所得到报告，“一个由６－９个人组成的罗马尼亚侦察班在大雾中出现在哨所后方５０码的地方，我们应该开火吗？”

	当全连准备战斗的时候，我迅速赶到哨所。罗马尼亚人高高的皮帽使我们很容易就确定敌军部队在哨所后方区域活动，我命令连里的几个神枪手开火。我们看到在第一轮齐射后倒下几个敌人，其余的消失在混沌中。几分钟后，我们的左后方爆发了激烈的交火。

	位于南面的其他侦察班报告一股较大的罗马尼亚分队正从小溪东面向我们的战斗哨所行进；纵队的头部距离哨所只有几百码。我迅速命令一个机枪组向战斗哨所方向前进并扫射道路的两侧。这招致了敌人方向的几声枪响，但随后一切归于平静。

	目前为止，我们还没能建立起和３连的联系（右侧），看起来和３连之间有数百码的空隙。我们听到右边有喊叫的声音，显示敌人正在宽大的战线上向ＶＡＬＡＲＩＩ—ＫＵＲＰＥＮＵＬ推进。

	为了封闭和三连之间的空隙，我带领连队沿着ＫＵＲＰＥＮＵＬ西岸向南，东岸只留下了战斗哨所以及在桥附近的一挺重机枪以保护我们的侧翼和后方。我想到达ＫＵＲＰＥＮＵＬ南部边缘，期望能找到一个理想的火力场并利用开阔地和右邻部队建立联系。

	 

	第六节  １００１山头，ＭＡＧＵＲＡ，ＯＤＯＢＥＳＴＩ

	１２月中旬，我们穿过ＭＩＲＺＩＬ，ＭＥＲＥＩ，ＧＵＲＡＮＩＳＣＯＰＵＬＵＩ以及ＳＡＰＯＣＡ进入ＳＬＡＮＩＣＵＬ山谷，加入了阿尔派兵团（ＡＬＰＩＮＥＣＯＲＰＳ）。

	在平原上，由于得到匆匆赶到的俄国师团的支援，罗马尼亚人的抵抗大大增强了。德国第九军缓慢地从ＢＵＺＡＵ打通到ＲＩＭＮＩＣＵＬＳＡＶＡＴ以及ＦＯＲＴＦＯＣＳＡＮＹ。我们的战果是以大量的伤亡为代价取得的。阿尔派兵团得到任务，要把敌人从ＳＬＡＮＩＣＵＬ和ＰＵＴＮＡ山谷之间几乎难以通行的山区清除出去。这将减轻那些在平原上奋战的部队的负担，同时防止敌军从山区出发威胁正在攻击ＦＯＣＳＡＮＹ的部队。

	在山区深处，我们在所能想象的最不舒适的情况下渡过了圣诞夜。随后，２连作为阿尔派兵团的预备队，从ＢＩＳＯＣＡ行军途经ＤＵＭＩＴＲＥＳＴＩ，ＤＥＬＯＮＧ以及ＰＥＴＲＥＡＮＵ前往ＭＥＲＡ。１９１７年１月４日，我们重新加入了营的序列，营部人员驻扎在ＳＩＮＤＩＩＬＡＲＩ。在同一天下午，２连，以及加强的一个重机枪排，在ＫＲＥＮＺＥＲ中尉的率领下占领了ＳＩＤＩＬＡＲＩ西北１。６７英里的６２７山头。为了掩护ＦＯＣＳＡＮＹ，大批罗马尼亚部队占领了ＭＡＧＵＲＡ和ＯＤＯＢＥＳＴＩ一带大片树林茂盛，地形复杂的山区（海拔１０００米）。

	我们预定于一月５日攻占这些山头。巴伐利亚步兵救生部队（ＬＩＦＥＧＵＡＲＤＳ）将从南面和西南面投入战斗，ＷＵＲＴＴＥＭＢＵＲＧ山地营将从西南和西面投入战斗。

	２连得到加强，其任务是通过５２３高地（ＳＩＤＩＬＡＲＩ东北１。５英里）攻占１００１山头（避免在两翼的接触）。我们的右侧是巴伐利亚步兵救生部队（ＬＩＦＥＧＵＡＲＤＳ），其左翼位于４７９高地东南４英里。我们的左侧是ＬＩＥＢ分队，位于从西面通向１００１山头的山脊上；他们距离６２７高地大约３英里。所有这些部队都具有相同的攻击目标（草图１8）。

	根据命令，我们在黎明向前移动，在穿过几个树林茂密的深谷之后于太阳升起时分到达５２３山头。一架被遗弃的望远镜正好提供了我们所需。当连队在掩蔽处休息时，我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了所有的山坡和山谷，很快使自己熟悉了敌军的布置和兵力大小。不幸的是右边的视野不够宽，不足以确定右侧巴伐利亚部队的位置。在我们正面（东北方向）大约１０００码以外，罗马尼亚侦察分队正在山谷里巡逻。１００１山头前南北朝向的山脊完全被罗马尼亚人占据；透过树木间隙可以清晰地辨认出部分挖掘有战壕的敌军阵地。在白天，要在这些阵地面前的宽阔而毫无树木遮盖的山谷里建立一条有掩护的通路是不可能的。在左侧，罗马尼亚人在５２３山头北侧的山脊上建立了战斗哨所，兵力约有一个排；５２３山头的山顶上有个孤零零的综合农舍以及小块的树林。这

	些哨所坐落在具有壕沟的阵地上，大致面向西方。通往ＭＡＧＵＲＡＯＤＯＢＥＳＴＩ的最有希望的通路是一条从西通往山顶的山脊，ＬＩＥＢ分队将从这里行动。我决定靠近ＬＩＥＢ分队并和他们配合行动，因为如果没有左右两翼的协调以对抗强大的敌军，从东北方向的进攻是毫无指望的。可以确定的是（ＴＯＢＥＳＵＲＥ），我们距离ＬＩＥＢ分队仍然有三英里（ＡＳＴＨＥＣＲＯＷＦＬＩＥＳ），看不到他们，只能假设他们的位置（草图１８）。

	我派出几个侦察组分散敌人的注意力以掩盖进攻方向（北面），并要求他们在２个小时内返回连队。我们的战术成功了，侦察组没有受到损失；接着我们进攻了敌军哨所，把他们赶回了主阵地。

	我们到达了一个长型树林地带，然后向ＬＩＥＢ分队预计所在的山脊方向前进了１。３３英里。在ＭＡＧＵＲＡＯＤＯＢＥＳＴＩ前方，南北走向山脊和从西通往１００１山头山脊交汇之处，我转向北方，冀图到达这条南北走向的山脊。

	我走在纵队的前面，连队在１５０码的距离跟着。我们成单路队形通过了稀疏的树林直到到达一条大峡谷中下行的大车道（ＣＡＲＴＲＯＡＤ）。当前卫到达大峡谷最深处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对面的陡坡上有人在走动。一个混杂有很多驮马（ＰＡＣＫＡＮＩＭＡＬ）的罗马尼亚编队（ＣＯＬＵＭＮ）正弯弯曲曲的往下而行，最前部距离我们只有几百码，但是整个队伍的实力难以确定。我们要如何处理？

	很显然，敌人没有注意到我们。我迅速把前卫部队运动到灌木丛里，向后撤退５０码部署在伏击位置。同时，我派了一个通信兵携带命令到先头排。我们的布置还没有完成，罗马尼亚人的步枪火力就开始落在我们中间。前卫部队还击了；几分钟内，１排也加入了交火。我们在大峡谷里的阵地很不利，实力不详的敌军从较高的阵地上向我们开火。随着交火时间的延长，我们的较大伤亡将不可避免。因此我决定最好的方式是向敌人进攻。结果超出了我们的预料。敌人在我们的冲击下投降了，我们的战果包括７个罗马尼亚俘虏和一些驮马。自身没有损失。

	我们沿山坡而上追击撤退的敌人，上气不接下气地到达了山顶，但是遭到猛烈火力的打击。在我的左侧，勇敢的通信兵ＥＰＰＬＥＲ头部中弹倒下。在部署了一个重机枪排和两个步兵排后，我们从高大的树林里（ＨＩＧＨＦＯＲＥＳＴ）向北沿路两侧攻击而下。我们缓缓前进，因为看不到敌人，只有在耳边嗡嗡飞过的子弹证明了敌人的存在。我们推进的越远，敌人的火力越强。最后我们发现自己处在距一个敌军坚固阵地３００码的稀疏而高大的树林里。敌人的抵抗是如此之强，我们的进一步进攻显得毫无希望。山脊上的一个浅浅凹陷把我们和敌军阵地隔离开来，我们在正面山坡上的阵地对我们很不利。

	为避免进一步的损失，我命令步枪手在重机枪排的掩护下后撤到下一个山头。命令被执行了，我们随后发现我们距离盘踞在小山包上的敌人只有１／４英里。火力逐渐平息，不久就只能听见偶尔的枪声了。

	由于和两翼都没有联系，因而我们布置了收缩防御阵地，并开始挖掘工事。预备队和重机枪排安排在防御阵地的最中间。当我们掩埋ＥＰＰＬＥＲ的时候，夜幕逐渐降临。他是我们在交火中的唯一损失。

	在天完全变黑之前，我们在左侧大约８００码远处一片林中空地的边缘发现了一些属于ＬＩＥＢ分队的部队，并和他们建立了电话联系。

	我先和ＬＩＥＢ一级中尉然后和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讨论了形势。如果用两个分队从正面进攻坚固阵地上的罗马尼亚人的话，成功的机会很小。必须马上确定从东南方合围敌人的可能性，不能有任何拖延。

	夜晚，技术军士ＳＣＨＲＯＰＰ对敌人阵地的南翼进行了详细的侦察－－在困难的地形下，这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黎明前几小时，他带回了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我们向东北出发，穿过一个深深的大峡谷，勉强到达了敌人阵地后方的山脊而没有和敌人遭遇。接着，我们横穿了一条显然有大量罗马尼亚人活动的公路。

	我把侦察结果向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作了报告，并被命令使用２个半连合围敌军；预定在天明时发起进攻。ＬＩＥＢ的部队只有在我们发起攻击后才能进行正面攻击。

	这时，天开始下起大雪来。在４英寸厚的大雪里，新的一天阴沉沉地到来了。大雪掩盖了高地。６连作为增援部队运动上来了。我把ＨＵＧＥＬ的步兵排留在原有阵地上用正面火力把敌人拖住并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开；然后带着１又２／３个连以及重机枪排，往西运动，向下进入一个很深的峡谷。ＳＣＨＲＯＰＰ在前面带路，因为他在晚上已经走过一次了（草图１９）。

	ＨＵＧＥＬ在阵地上开火了，这招致了一直担心我们进攻的罗马尼亚人的猛烈回击。与此同时，我们从东北方向悄悄地穿越了峡谷。经过艰苦的攀登后，我们到达了山脊，遇上（ＣＯＭＥＵＰＯＮ）一条罗马尼亚部队刚刚在雪地里构筑的道路。

	大雾把可见度降低到５０码以下，我们随时会在大雪中碰上敌人。我命令２连扔掉背包，并迅速地将整个分队组织起来准备进攻。２连，重机枪排以及６连呆在第二线处在我的控制之下（ＤＩＳＰＯＳＡＬ）。除了偶尔的枪声，左侧ＨＵＧＥＬ方向的火力渐渐平息了。

	我们小心翼翼地横跨山脊上的道路，穿越冬季的树林向着敌军的西面和后方前进。突然我们听到前方的大雾中传来说话声。我停下脚步，让重机枪排准备开火；然后继续谨慎地向前推进。我们到达了一个敌军营地的边缘。篝火仍然在冒烟，但是没有看见一个罗马尼亚人。我们继续前进直到碰上树林里的一片开阔地，几个毫无疑心的罗马尼亚人正四处转悠。到底有多少敌人？我们不知道我们面对的是几个敌军或是一整个营。为了给各种可能性做好准备，我命令重机枪排对大雾中任何移动的人影射击。几秒钟后，整个分队高喊着向敌人发起冲击。

	那儿只有几个罗马尼亚人。他们选择了逃跑求生而不是站着战斗。我们甚至懒得理他们，而是沿路向西迅速前进。我们开始受到射击，但是不能确定敌人的位置，几分钟以后，我们听到了ＬＩＥＢ分队越来越近的叫喊声。

	我们必须很小心以避免在大雾和树林中错误地向ＬＩＥＢ分队的士兵射击。我们解决了这个让人挠头的问题并清除了两个分队之间的敌人。大多数罗马尼亚人向山下逃散，避免了被立即俘获，２连总共才俘虏了２６个敌军。但他们只是暂时推迟了他们的命运，３天以后当我们部队已经在ＰＵＴＮＡ时，一个总共有５００名士兵的整营从树林里出来全体向一列后勤列车的指挥官投降了。在这次毫无损失的成功攻击后，ＬＩＥＢ分队向着１００１山头前进。我命令２连捡起先前丢弃的背包，加入了这次进军。大雪开始四处飘散（ＤＲＩＦＴ），雾变得更浓了。

	在接近１００１山头山顶的时候，ＬＩＥＢ碰上了一些在罗马尼亚预备队，他们在可以躲避风雪的地方占据了一块阵地。我们山地部队坚决的进攻很快产生了作用，罗马尼亚人在受到一些损失后放弃了山顶。他们没有回到积雪覆盖（ＤＲＩＦＴ）的阵地上。

	冷风横扫过１００１山头，碎冰（ＩＣＥＣＲＹＳＴＡＬ）打在我们脸上象针刺一样。这样的气候迫使我们尽快地把部队带到ＳＣＨＩＴＵＬＴＡＲＮＩＴＡ修道院躲避。修道院坐落东坡上距离山顶有一小段距离，敌人并没有挡住我们的去路。修道院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尤其是空间大小和粮食方面；但至少在恶劣天气里为我们提供了保护。不幸的是，我们的欢乐很是短命。

	一个小时之后，巴伐利亚救生兵的一些部队到达了ＳＣＨＩＴＵＬＴＡＲＮＩＴＡ并宣布将修道院作为他们的营房。巴伐利亚部队是我们的上级（ＳＥＮＩＯＲ），我们只好屈服。巴伐利亚军官的军衔比我和ＬＩＥＢ都高，我们不得不腾出地方给他们。ＬＩＥＢ给勉强给他的部下在修道院找了个地方，但是我的士兵们只好呆在修道院附近矮矮的，冷风直灌的窑洞里（ＥＡＲＴＨＨＵＴ）。

	 

	战场观察

	天文望远镜是可以用来确定敌方阵地及观察对方布置的。一切观察工作都是在连队向前推进时完成的，所获得的信息和战斗侦察分队事先给我们提供的一样重要。

	在深深的长满树木的峡谷里，山地部队的积极进攻弥补了战术阵地位置的不利。

	在入夜之前，我们的进攻停止在罗马尼亚人的坚固阵地前不足３００码处。为了避免损失，我命令重机枪排掩护在正面斜坡上一个稀疏树林里的步枪排撤退到一个更为有利的阵地；我们没有伤亡。在类似情形下，可以有效地利用烟幕。敌人起先会向烟雾里倾泻火力，但是不能取得确切战果会限制（ＯＢＬＩＧＥ）他们持续射击。这将是脱离战斗的时机。

	技术军士ＳＣＨＲＯＰＰ在冬夜里进行的杰出侦察，这使我们能够在１９１７年一月６日推进到敌人后方。原则：即使在部队休息的时候也必须进行积极的侦察。

	为了在包围敌人时欺骗，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并把敌人拖住，ＨＵＧＥＬ必要地将他的火力行动延续了一段时间。

	在合围的最后阶段，我们在大雾中对实力未知的敌人发动了进攻；我们将重机枪排前置，他们的火力很快扫清了来自山脊的敌人。

	当大风卷起一堆堆积雪的时候，罗马尼亚预备队留在１００１山头山坡上一个有遮盖的地方。这个位置使他们失去了和前方的联系，由于疏忽他们也没有派出警戒。因此，我们毫无困难地突袭了他们并把驱散了这股较强的敌军。

	 

	第七节  ＧＡＧＥＳＴＩ

	１９１７年１月７日一大早，我向着ＰＵＴＮＡ山谷往ＧＡＧＥＳＴＩ两侧派出了侦察班。天很冷，地面上有１２英尺的积雪，而且浓雾聚集。接近１０点时，司务长（ＭＥＳＳＳＥＲＧＡＮＴ？）ＰＦＡＦＦＬＥ报告他已经往山谷方向骑了2.5英里，没有碰上任何敌军。就在这时，我们听到从山谷方向传来很多支队伍（ＣＯＬＵＭＮ）行进的声音及喧闹声。虽然大雾妨碍了观察，很显然敌人正在撤退。

	我立即把情况用电话转报给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并要求允许我带领２连（已加强）探出一条到ＧＡＧＥＳＴＩ的路来。

	一个小时以后，我们成单列纵队向下穿过稀疏的树林往山谷出发。大雾把可见度限制在大约１００码。我们的警戒分队由前卫和侧卫组成。前卫有一个班，在杰出的技术军士ＨＵＧＥＬ率领下走在前面大约１００码。重机枪排走在连队的中央，机枪驮在马背上。

	我们花了３０分钟才从树林里走出来，发现自己正走在一条狭窄的仅可步行的小路上，小路穿过长着密密的几码高小树的苗圃。我走在连队主力的前面。大雾已经变轻了。

	突然，前面想起了枪声，然后是ＨＵＧＥＬ的发令声。ＨＵＧＥＬ随后报告我们在小路上遭遇了罗马尼亚人的侦察班。他的抢先开火打死了领先的罗马尼亚人，剩下的人，一共７个，投降了。同时，连队已经展开了战斗部署，我们显然需要小心。也许这些俘虏是罗马尼亚大队的警戒单位。ＨＵＧＥＬ继续前进并在几分钟内传会报告，他已经到达了苗圃的东侧边缘，大约有一个连的敌军在１００码处正以散兵线接近。我立即命令先头排沿苗圃的东部边缘在小路的两侧部署并开火。敌人用激烈的火力回答了我们，重机枪排的部署出了问题，排长报告他们的枪给冻住了，他们必须得把枪化开。激烈的交火在苗圃边缘东侧几码的地方展开。看起来，我们遇上了占优势的敌人。在一块小凹地里，重机枪排正忙着用酒精把枪化开。敌军火力打的低矮的小树华华作响。重机枪排不能在此时投入战斗正是让人伤脑子。如果敌人从左边或右边包抄我们，我们将被迫撤退。２排和３排守卫在这两个方向。

	终于第一挺机枪能工作了，并被安置在阵地上，但它没有机会开火了。

	在越来越浓的大雾里，敌人和我们脱离了接触，使我们失去了高价值目标。向雾中射击只能是浪费弹药，对于在补给困难的山地部队来说并不合适。在重机枪排的火力保护下，我带一个排向一块稍微地势稍高的高地推进，高地上是一个有篱笆的葡萄园并有一小幢房子。我们看到在我们对面的光秃的山坡上很多罗马尼亚人毫无领导的乱转。我们向他们挥舞手绢，很快就一枪未发地收集到２０个俘虏。罗马尼亚人显然对这场于他们而言相当糟糕的战争厌倦透了。一些俘虏帮我们抓他们自己的同志。连队的其他队伍也上来了。我们的阵地不佳，敌人能从各个方向打击我们。因此我们在阵地上布置了全方位的防御，在各个方向都派出了侦察警戒单位。他们开始送回更多的俘虏。上等兵（ＬＡＮＣ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Ｌ）ＢＲＵＣＫＮＥＲ在一幢葡萄园的建筑了突袭了５个罗马尼亚兵并很快解除了他们的武装。为寻找一个更合适的地点以确定敌人的方位，我和ＨＡＵＳＳＥＲ中尉进入前进区域。温度只有华氏１５度，我们开始受到寒冷和饥饿的折磨。在附近我们没有看到农舍，但是在篱笆圈起来的葡萄园中央有一个深深的旱沟ＧＵＬＬＹ，我们在ＧＵＬＬＹ的北部发现了一块更适合于连队的阵地。阵地中央是一幢小房子，我们在一个没有取暖的单间里找到一个受了重伤被同伴遗弃的罗马尼亚人。ＬＥＮＺ尽其所能，但是他能被救火的机会几乎没有。连队继续前进。

	深深的旱沟向下指向ＧＡＧＥＳＴＩ方向的山谷。此地地形往北部和东部大约有１００码的开阔地，其他方向是延展开的稀疏灌木。地面上仍时不时地卷起成团的雾气（ＨＩＴＨＥＲＡＮＤＹＯＮＳ），我们的可见度只有大约２００码。我们听到左侧山坡另一边传来说话声。ＬＥＮＺ医生和我猫着腰往那个方向背向我们阵地走了大约几千码，我们发现了罗马尼亚人的大股军队集结；大约有一个营正在果园后的开阔地里休息。这个小小的区域聚集了几百个士兵，马匹以及车辆，篝火在闪烁着火光。

	大雾容许我们接近敌人而不被敌人发现，我决定不进行进攻，因为这儿的地形使我们的武器不可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时间是下午两点，离天黑还有２个半小时。极端的寒冷使我们不能在开阔地里宿营。ＧＡＧＥＳＴＩ在哪？我们宁愿占据村子里的一些房子过夜也不愿回到ＳＣＨＩＴＵＬＴＡＲＮＩＴＡ那个令人丧气（ＣＲＥＳＴＦＡＬＬＥＮ）的地方。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食物。饥饿使士兵们显得很有进取心（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ＩＮＧ）。

	我和ＬＥＮＺ医生以及他的勤务兵一起运动到连队阵地的东部，这里的阵地到位于深约１０英尺的旱沟左堤。技术军士ＰＦＥＩＦＦＥＲ带着３，４个人并排走在我们右侧５０码。

	走路不到１／４英里，我们发现旱沟北面一幢小房子附近有一大群罗马尼亚人。他们是战斗哨所吗？尽管我们在旱沟北面只有一支卡宾枪，在南面也只有４支，我们向敌人方向前进，挥舞着手绢高喊着让他们投降。罗马尼亚人即没有动，也没有开火。我们离他们只有不到３０码，撤退是不可能的了。我开始私下为可能的结果担心。罗马尼亚人相互靠近站在一起，枪摆方得井井有条；他们在交谈着什么，时而相互做手势，但是尽量抑制开火以显示他们的友好企图。最终，我们走向他们并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我告诉他们一个关于战争结束的ＣＯＣＫ－ＡＮＤ—ＢＵＬＬ的故事，然后把这３０个俘虏教给ＰＦＥＩＦＦＥＲ的班。

	我们三个继续向东走向山谷。走了一段路后，我们在雾中看到一个展开部署的连阵地的轮廓。他们仍然在５０码以外，但是我们决定冒险。我们边走边喊并挥舞着手绢。连队有人指挥。他们的军官高喊“ＦＯＣ，ＦＯＣ（罗马尼亚语，开火）”并开始抽打他们的士兵；这些士兵显然更愿意放下武器。我们处在最危险的位置上。连队开始瞄准，想起了指挥哨的声音。我们赶紧趴在地上，随后ＬＥＮＺ医生和我迅速向后方撤退；他的勤务兵在撤离之前打了几枪。大雾很快掩盖了我们，使我们免受敌人的精确射击。一股敌人跟着我们，其余的敌人随意地向雾中射击。

	被敌人紧紧压迫的我们到达了ＰＦＥＩＦＦＥＲ的班，发现那３０个俘虏仍然站在他们的武器旁。我们赶紧把他们赶进旱沟，使他们脱离了追击者的火力，然后把两路纵队他们赶到己方连队。如果敌人沿旱沟射击的话，我们将不得不放弃旱沟。罗马尼亚人的射击很差，我们带着所有的战俘回到部队而没有损失。

	我们返回不久，本连的火力阻止了在宽大正面追击我们的敌军。我们和敌军在１００码的距离展开了交火；感谢重机枪排，我们占有了客观的火力优势。我应该进攻吗？不！在这种条件下，即使丧失一个士兵也是个耻辱。夜幕渐渐降临，交战的火力开始平息下来。双方断断续续地射击以标明他们仍在那儿。在寒冷的气候里，要找到舒适的房间以及一顿热饭的前景非常渺茫。ＨＯＨＬ中尉（３连）骑马到达来察看我们的情况；他接管了８个俘虏，把他们送往后方。他也向ＳＣＨＩＴＵＬＴＡＲＮＩＴＡ报告，我已经决定在夜晚向ＧＡＧＥＳＴＩ进军。

	在过去一个小时里，天气已经大大地变晴朗了，但是寒冷加剧了。星星在天空里闪烁，灌木和树丛在白雪的衬托下只能看到黑黝黝的轮廓。我们用卡宾枪和重机枪最后一次向敌人问好后就和他们脱离了接触。我们沿着山间小路静静地向着西北方向运动。前卫和后卫为行军提供安全警戒，重机枪排部署在队伍的中央。重机枪由于先前的射击仍然显得温热，他们被毯子和单人帐篷裹起来以防止冻结。在路上前进了６００码后，我们转向北方。北极星代替了指南针，我们沿着黑色荆刺树篱向前滑行；因为有了这些树篱，我们才不至于在周围环境的对比下显得引人注目。大家都紧闭着嘴，一句话都不说。后卫报告一个较大的罗马尼亚分队正跟着他们；我命令在一排黑色的灌木前停下并架起重机枪。这个举动被证明是多余的，后卫部队的领导在一个合适的地点主动地伏击了敌人并不发一枪把他们都俘虏了。２５个罗马尼亚人！他们对我毫无用处，因此我派卫兵把他们送到ＳＣＨＩＴＵＬ ＴＡＲＮＩＴＡ去 了。

	我们继续向北方运动。大约半英里以后，我又一次转向东方。在出发前，我已经仔细地研究了地图。我们必须从ＧＡＧＥＳＴＩ北端的某条界限（ＤＥＡＤＬＩＮＥ）钻出来。连队静静地展开，三个排并肩前进。我和处在正中间的重机枪排一起。我们在灌木丛里摸索着前进。地势稍微地向ＰＵＴＮＡ山谷倾斜。我们反复地停下，用望远镜观察周围地情况。

	月亮高挂在我们地右侧，在我们左前方的山谷里可以看到火光。很快，我们看到在几百码外几十个罗马尼亚人围站在一大堆篝火前。更远的地方，一个敌军分队从左向右行军，估计是向ＧＡＧＥＳＴＩ方向。整个村子被一条长长的，光秃秃的山丘遮盖；望远镜里只能看到一簇簇地树木。右侧的视线被宽广的果园所遮蔽（草图２０）。

	像饿狼一样，山地部队在寒冷地冬夜里悄悄地接近敌军。我是应该先向左侧山谷里的敌人进攻呢，还是绕过他们直接向ＧＡＧＥＳＴＩ前进。

	第二个方案看起来是正确的。悄无声息地，三支队伍紧靠着树篱缓慢而谨慎地进入了距离山丘３００码的区域；山丘最高点离我们头顶大约有１００英尺。在我们左侧３００码，大约５０个罗马尼亚人围着火堆坐着。我的几个士兵宣称在我们前面的树丛里看到了有人运动的迹象，但我用望远镜没能确认这些情况。

	沿着树篱，我们最终悄悄地到达了山丘较低的部分，从上方看不到这个位置。在部队集结地时候，侦察兵被派出到山冠方向，他们在距离我们几百码的山冠上发现了罗马尼亚人的哨兵。第一个问题：我是不是应该等重机枪排上来？这看起来没有必要，因为当前只有几个敌军。我想要用突袭夺取这个山丘；如果可能的话，最好一枪不发。我也同样期待用突袭进攻我预期有重兵把手的ＧＡＧＥＳＴＩ西北部。

	下属的指挥员收到了给他们的指令，于是我们一声不发地冲向前。没有哨声，没有号令声，也没有叫喊！山地部队在罗马尼亚哨兵面前一下直起身来，就好像是从地里钻出来的一样。一切都发生地这么快，以至于罗马尼亚人的哨兵来不及开枪报警。他们迅速的往山下逃散了。

	山顶现在处于我们的控制下。在我们的前方和右侧，ＧＡＧＥＳＴＩ的屋顶在月光照耀下闪闪发光。村子大约有半英里长。离我们最近的农舍大约在２００码外，较我们低１００英尺的地方。在一簇簇的房屋间有相当大的间隔。

	警报声开始在ＧＡＧＥＳＴＩ北部响起。士兵们冲上街道，开始一队队地集合。我预计他们随时会用密集队形冲击我们以夺取失去的高地。重机枪被撞上弹药以便进行连续射击，步枪兵进入了长约２００码的阵地。

	时间一分分地过去。村子里开始平静下来。因为我们没有在山上露面也没有开火，骚动的士兵回到了他们温暖的营房里，那大概是他们最不愿意离开的地方。我们完全糊涂了！没有一个罗马尼亚哨兵试图回到他们先前的阵地。他们显然在山下的那些农舍里。

	这时已经是晚上１０点了，我们又冻又饿，眼巴巴地望着ＧＡＧＥＳＴＩ温暖的房舍。必须得干些什么。我的决定：把村子最北边的那些农场从敌人手里夺过来。我们将在那里挖掘战壕，把自己弄暖吃饱，并休息至少到天明。

	我派ＨＵＧＥＬ技术军士和２个班的攻击分队从右翼排出发，攻击其中的一个农场。他们将沿着深色的树篱前进，如果受到射击的话，他们将回击，然后在本加强连其他单位的火力支援下，和左翼排一起占领对面的农场。根据任务不同，部队得到了不同的指示；ＨＵＧＥＬ出发了（草图２１）。

	当进攻集团进入农场５０码以内的距离时，受到敌人的射击。所有的机枪和ＪＡＮＮＥＲ的排立即开火，左翼排高喊着向村子冲过去。山地部队冲进了村子，ＨＵＧＥＬ在罗马尼亚人还没有从屋子了冲出来之前就从另一侧发动了进攻。连队的其他单位用他们最大的嗓音向着夜空怒吼，好像有一个营一般。重机枪营不能继续射击而不误伤在村子北端农场里的部队，因此将火力转移到右侧，向连绵不断的房舍里扫射了几分钟。

	山下的村子北部变得出奇地安静，双方只开了几枪。罗马尼亚人正在投降。我带着另外一个排以及重机枪排向那个方向急奔而去。当我到达房舍之间的时候，俘虏们已被聚集到一起；他们的人数超过１００。更令人高兴的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交火中负伤。农场周围听不到一声枪响，只有我们的重机枪偶尔隔着屋顶向右侧开火。既然这儿的一切都很顺利，我和连队从这个农场运动到右侧的另一个农场。我们俘虏了整个罗马尼亚守备部队，他们没有进一步抵抗而接受了他们的命运。我们派出了全方位警戒，把俘虏和一个排的部队（ＰＬＡＴＯＯＮ）布置在中央，然后带着全连沿着村子里的道路向南前进。２００个俘虏，而且数目还在继续增加。山地部队到处敲门，带出更多的俘虏。我们接近了教堂。俘虏的数目是我们自身的三倍。一共有３６０个俘虏。

	教堂坐落在一块小小的高地上。在教堂东面，整个地形向着２００码外村子低处部分迅速倾斜。一群建筑成半圆形围绕在教堂周围。对我来说，这看起来是个理想的地方来安置部队并安全地渡过剩余的夜晚了。俘虏们被赶进教堂，部队在周围的房舍里宿营。我对低处的村子做了侦察，ＯＤＯＢＥＳＴＩ－ＶＩＤＲＡ公路从中穿过，但我们没有碰上更多的罗马尼亚士兵。看起来，村子上部的战斗使他们转移到ＰＵＴＮＡ东侧了。我遇到了当地的市长，他通过一个说德语的犹太人对我表示希望向我移交市政大厅的钥匙。预见到德国部队的到来，村民们已经切开了几百条面包，杀了几头畜牲以及准备了几桶酒供部队使用。我让他们带上足够我们使用的东西送到我们在附近宿营的教堂。当连队的最后一个单位到达的时候，时间已过午夜。哨兵为熟睡的士兵们提供安全保护。

	由于我们超出了自身的战线４英里而和两翼没有联系，我感到只有在黑暗里我们在ＧＡＧＥＳＴＩ才是安全的。出于安全理由，我想在天明前到达ＧＡＧＥＴＩ东部的一个控制性高地；到天明时，我们毫无疑问应该能确定敌人的方位。

	部队用完饭然后休息。我准备了一个简短的报告，并于凌晨２点３０分派了一个通信兵送到ＳＣＨＩＴＵＬＴＡＲＮＩＴＡ。他同时带了一个装满上好红色葡萄酒的ＬＯＧＥＬＥ（３夸特的木桶）给ＬＩＥＢ中尉。

	剩余的夜晚不受打扰的过去了。天明前（１月８日），我把整个队伍运动到教堂东面的高地。天明时，我们已经确

	定周围并没有敌军。但我们看到敌军部队在ＰＵＴＮＡ东侧挖掘战壕。我回到教堂附近的前宿营地，向四周派出了侦察班。

	司务长ＰＦＡＦＦＬＥ军士和我往ＯＤＯＢＥＳＴＩ方向骑马巡视了村子低部。我们在夜间向ＳＣＨＩＴＵＬＴＡＲＮＩＴＡ送回了我们的驮马，他们的嘶叫一定暴露了我们向ＧＡＧＥＳＴＩ的进军。天明以后，ＰＦＡＦＦＬＥ带上了分队的其他成员。我在ＯＤＯＢＥＳＴＩ方向前进，试图在右侧与我们在ＰＵＴＮＡ以西的部队建立联系。

	当我们在村子低处骑马晃悠的时候，甚至没有听到一声枪响。在凉爽的清晨骑马策行最让人感到清新。我让ＳＵＬＴＡＮ快步开跑，这时我更注意我的马而不是周围的情况。ＰＦＡＬＬＥ策马跟在我后边１０码。当我们远离ＧＡＧＥＳＴＩ大约有１１００码的时候,前面的路上有人在移动。我抬起头，惊奇的发现我们前面是罗马尼亚人的一个侦察班，大约有１５个人并上着刺刀。掉转马头逃跑已经太晚了，暴露任何企图战斗的意图将使我身上多几颗子弹。我很快打定主意，继续用相同的步伐策马向他们而去。我友好地向他们打了招呼，并让他们明白他们必须解除武装，他们已经是俘虏了并应该向ＧＡＧＥＳＴＩ的教堂前进，那儿已经有他们的４００个同志。我很怀疑这些人能听懂我说的话。但是我的态度，镇静而友好的语调有很强的说服效果。这１５个士兵在路上放下他们的武器，向着指定的方向出发（ＭＯＶＥ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ＦＩＥＬＤ）。我继续向前跑了１００码然后沿最短的路快速返回连队。下一次，我大概不会碰上这么简单的敌人了。

	下午早些时候，我们的增援１连和第三机枪连到达了并配属我指挥。隆美尔分队现在有了两个步兵连以及一个重机枪连，ＨＡＵＳＥＲ中尉是我们的副官。

	我们的侦察班带回了更多的俘虏。接近９点的时候，“战争”又开始了。罗马尼亚也许还有俄国炮兵从ＰＵＴＮＡ东部的高地上对ＧＡＧＥＳＴＩ进行了积极的炮火骚扰。我们撤出了大部分危险的区域，因为在宽大的村子里我们还有很多空间。幸运的是，我们没有损失。

	敌军火力在下午达到了爆烈的程度，让我们想起了在西线的战争。到处都落下了炮弹。有一些穿过了分队指挥部所在的屋顶。这儿的情况和以前也一样，大概是来来去去的通信兵带来了猛烈的炮击。情况变得更糟糕了。分队占据了ＧＡＧＥＳＴＩ的外围并挖壕据守。敌人将要攻吗？

	在炮击最猛烈的阶段，ＳＰＲＯＥＳＥＲ少校骑马到达了ＧＡＧＥＳＴＩ并沿着ＯＤＯＢＥＳＴＩ－ＶＩＤＲＡ公路在前线建立了指挥所。敌军炮兵继续毫不仁慈地继续开火知道天黑。我们预计敌人将会进行夜袭，这是罗马尼亚人最喜欢干的，于是我们着重加强了我们敞开的侧翼。

	 

	战场观察

	几声枪响很快决定了前卫和罗马尼亚侦察班之间的战斗，这场战斗发生在树林中的苗圃。在这种情况下，接近敌人时保持武器处于随时开火的状态是重要的（关闭保险，轻机枪处于准备射击状态）。谁能抢先开火并能发射最猛的火力，谁就能赢得战斗。

	在几分钟后和更强的敌人的交火中，重机枪在最关键的时候冻住了。重机枪排不得不在火线后几码用酒精加热把枪化开。在以后的战斗里，重机枪都被毯子包起来保暖。

	我们在向附近的敌人猛烈射击后，完满地在黑暗中脱离了战斗而没有进一步的摩擦。

	我们在月光下雪地里对ＧＡＧＥＳＴＩ北部敌军的夜袭是从两个方向展开的，并得到了重机枪排强有力的火力支援。即使在进攻完成后，重机枪排用超越屋顶的间接火力支援了步兵在长条型的村庄里推进。当然，很少有目标被击中，但是这对呆在温暖营房内的敌人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心理作用以至于他们不经多少抵抗就投降了。我们在ＧＡＧＥＳＴＩ的战斗中没有伤亡。

	 

	第八节  在ＶＩＤＲＡ附近

	午夜时分，我们被阿尔卑斯军团的部队接替了；在明亮的月光下我们越过山谷公路向北运动。我们前进了大约７英里，有时候就在罗马尼亚和俄国人新建的阵地１１００码前行军，但没有遭到攻击。我方的部队在这些地方并没有和敌军在此对峙。天明的时候，ＷＵＲＴＴＥＭＢＥＲＧ山地营的营部人员和隆美尔分队到达了ＶＩＤＲＡ，在那儿我们几天内第一次找到了舒适的宿营地。

	我试图把自己弄地舒服些，正在这时候，营里的命令到了。命令如下：敌人已经在ＶＩＤＲＡ北部的山区突破（我军防线），隆美尔分队准备向ＶＩＤＲＡ北部的６２５山头运动，并在到达后配属给２５６预备步兵团。这个命令几乎超出了人类体力极限。我的分队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和敌人战斗了四天，并刚刚完成了一次艰苦的夜间行军。极端疲惫的战士们刚刚进入宿营地，又即将被投入ＶＩＤＲＡ北部白雪覆盖的山地区域的战斗。

	在集结区域，我简短地告诉连队他们的新任务。然后分队向北运动进入山区。我和ＨＡＵＳＳＥＲ中尉，ＰＦＡＦＦＬＥ军士以及一个通信兵骑马走在前面。马匹不知疲倦地载着我们，很快穿过了漫长而满是积雪的山间草地进入了危险区域。

	预备队很充足，因此我的分队没有被立即投入战斗。我们在深深的积雪里围着篝火渡过一个寒冷的夜晚之后收到营里的命令要求我们回到ＶＩＤＲＡ。部队兴高采烈地向ＶＩＤＲＡ舒适的宿营地运动，从家里寄来的信件正在那儿等着我们。

	ＷＵＲＴＴＥＭＢＥＲＧ山地营处在总部的指挥下。第二天，我们又一次转移了，穿过在ＧＡＧＥＳＴＩ的敌军阵线会回到ＯＤＯＢＥＳＴＩ。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行军穿过了ＦＯＣＳＡＮＹ堡垒。这个堡垒在几天前落到我们手里，ＲＥＭＩＮＩＣＵＬＳＡＲＡＴ到达了ＢＡＺＡＵ附近区域。

	由于严重的暴风雨，铁路运输中断了；但是我们最终挤上了列车，向西出发。我们在没有取暖设备的车厢里呆了１０天，天非常地冷。在ＶＯＳＧＥＳ，我们担当了几个星期的陆军预备队，然后继续向向ＳＴＯＳＳＷＥＩＨＥＲ－ＭＯＮＣＨＥＢＥＲＧ－ＲＥＩＣＨＡＣＫＥＲＫＯＰＦ区域进发。

	在ＷＩＮＺＥＮＨＥＩＭ，山地营１／３的部队（２个连，一个机枪连）加入兵团预备队并仍然由我指挥。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指示我利用这段时间将部队的战斗效率恢复到原有水平。这个人物很受大家欢迎。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全营所有的连队都接受了我的训练。训练课程并不完全一致，而是为了使部队做好战斗准备而设计的。训练科目包括：夜间警戒，夜间行军，进攻预设阵地，以及各种德国士兵可能面对的战斗形式。

	１９１７年５月，我接管了ＨＩＬＳＯＮ山脊上的一小块防区。６月初，法国人狠狠地对我们炮击了两天；我军花了１年多时间构筑的阵地在几个小时内被夷为平地。但是敌人的步兵进攻并没有进行；我们的保护性火力显然压制了他们的进攻热情（ＡＲＤＯＲＯＦＡＴＴＡＣＫＩＮＧ）。在我们完成对被摧毁阵地的整修之前，全营又被征招执行新的人物。部队满怀要建立功勋的期望，离开了ＶＯＳＧＥＳ；这时山地营也许正处在它的全盛时期。山地营最喜爱的歌曲“ＤＩＥＫＡＩＳＳＥＲＪＡＧＥＲ”有一次在ＷＩＮＺＥＮＨＥＩＭ回响。

	 

	第四章  在ＣＡＲＰＡＴＨＩＡＮＳ东南的战斗

	第一节  向ＣＡＲＰＡＴＨＩＡＮＳ前线行军

	1917年8月

	俄国革命的爆发削弱了协约国在东线的阵地；在１９１７年的夏天，德国的大批力量仍然被托死在这个区域。只有彻底地在这条战线上击败敌军才能解放这支力量以投入在西线的决定性战役。为了达成这个目标（ＴＯＴＨＩＳＥＮＤ），位于ＳＥＴＥＴＨ下游和ＦＯＣＳＡＮＹ西北２０英里处山脉边缘之间的第九军将从南面进攻俄－罗联军战线的南翼；ＧＥＲＯＫ集团将从西面进攻，其左侧与敌军在山区相接触。

	在夏季的热浪中，我指挥军列（包括１，２，３连）从ＣＯＬＭＡＲ出发，途径ＨＥＩＬＢＲＯＮＮ，ＮＵＲＮＢＥＲＧ，ＣＨＥＭＮＩＴＺ，ＢＲＥＳＬＡＵ，布达佩斯（ＢＵＤＡＰＥＳＴ），ＡＲＡＤ，以及ＫＲＯＮＳＴＡＤＴ在一个星期后于１９１７年８月７日到达ＢＥＲＥＣＺＫ。我们是营里倒数第二批到达的。在火车站，我了解到ＧＥＲＯＫ集团对ＯＪＴＯＺ山谷两侧高地的进攻预定于８月８日早晨进行（草图２２）。

	我属下的三个连队取出罐装口粮（ＤＲＡＷＣＡＮＮＥＤＲＡＴＩＯＮ），仍下背包，搭乘三个小时的卡车穿越ＯＪＴＯＺ山隘向位于当时的匈牙利－罗马尼亚边境的Ｓ

	ＯＳＭＥＺＯ开进。我们的战斗装备和补给被卸下之后就会被前送到ＳＯＳＭＥＺＯ。

	在ＳＯＳＭＥＺＯ，我们遇到了我营派驻山谷的分队，他们在下午早些时候步行到了ＯＪＴＯＺ北部的山区。和营部的电话联系中断了，一个特别派出的军士口头转达了营里的命令：“隆美尔分队尽快跟上营里通过ＨＡＲＪＡ－１０２０高地（ＨＩＬＬ）到达７６４高地（ＨＩＬＬ，ＢＯＣＨＡＮ）。

	奥地利人，匈牙利和巴伐利压人占领了山谷；很多大炮排列在谷底公路（ＶＡＬＬＥＹＲＯＡＤ）的两侧，其中一些是大口径火炮。我们不可能在战斗装备到达之前就向山区开进，因此我命令部队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宿营。

	奥地利哨兵拿着上了刺刀的步枪防止我的士兵跑到当地指挥官的土豆田里投土豆。这种谨慎倒是恰如其分，因为那时的口粮极度短缺。

	夜幕降临了，营里的乐队在篝火间隙表演了一小时的音乐会。去年冬天在罗马尼亚战役的经历使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篝火在晚上１０点熄灭了，部队也进入梦乡。良好的休息是绝对必要的，接下来的几天将会对部队提出最苛刻的要求。

	午夜的时候，我们的背包到达了；这缩短了我们的夜间休息时间。过后不久，我命令叫醒大家，拆散了帐篷，发放了４天的口粮并让连队做好行军的准备。因为所有的车辆都留在了ＳＯＳＭＥＺＯ，所以各个连队和分队队部（ＳＴＡＦＦ）分配到了几匹驮马。这些驮马装满了弹药，口粮和其他从仓库里弄来的装备。部队随后途径ＨＡＲＪＡ向目的地出发。队伍在晴朗而温暖的月夜中毫无声响地向前运动。我想在天明之前通过１０２０高地以及部分山谷地段，我估计这些地段都在敌人的密切注意下。天明的时候，各连有了测试他们气力的机会，他们把一个将要参与战斗的奥地利炮兵连拖上了阵地。

	上午，双方的炮兵都大量开火。我们几乎担心要赶不上山地营所配属的巴伐利亚预备步兵旅突破敌军阵地地行动。尽管步伐很快，当我们到达７６４高地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当部队休息的时候，我用电话向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报告了我们的到达，并得到命令要我们作为旅的预备队运动到６７２高地；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的指挥部就在那儿。到达以后，我先被赋予６连，然后是其余三个重机枪连的指挥权。出于对战斗进程的关心，我们了解到第１０巴伐利亚预备步兵团在极其短暂而激烈的战斗后在ＵＮＧＵＲＥＡＮＥ夺取了第一批罗马尼亚阵地。和所有的预期相反，罗马尼亚人据说在这儿打得很英勇；他们以极端的勇气坚守每一条战壕和每一个掩体。对敌军阵地的突破没有达成。

	当命令传来要我们和３个步兵连以及一个机枪连继续前进至ＵＮＧＵＲＥＡＮＡ（７７９）以西的一个阵地时，我的部队正准备过夜；帐篷已经被搭起，而士兵们正在煮晚饭。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出发在前，我带着４个连队跟着他。我们成单路纵队沿着一条长长，湿软的小路吃力地在树林里行进，树林里一片漆黑。照明弹从我们前面的山脊上被发射升空，机枪不时地响起，炮弹轰轰地爆炸。我们很快地到达了目的地。我报告我们已经到达并收到命令在主要道路北边的凹地里宿营。

	我刚刚给下属指挥员分配了位置和任务，部队还拖着长长的队伍站立在狭窄的小路边上，炮弹开始在斜坡上到处爆炸。罗马尼亚人的火力突袭！在各个方向，炮弹爆炸的闪光映亮了夜空，碎片呼啸着刺破天空，泥土和石块哗哗而下。受惊的驮马带着驮载的货物乱跑。步兵们平卧在斜坡上耐心地忍受着知道这１０分钟的集中火力平息下来。幸运的是，我们没有损失。

	连队迅速前进向他们制定的位置运动。经过白天的劳累，我们裹着大衣和单人帐篷在草地上睡得很好，尽管一场大雨突如其来。

	 

	第二节  对山脊公路弯曲部的进攻

	１９１７年８月９日

	天明之前，敌人的新一轮炮兵集火把我们惊醒了。我的副官ＨＡＵＳＳＥＲ中尉和我在一块凹地上边宿营。几发炮弹在停留（ＴＨＥＴＨＥＲ）在那儿的驮马周围爆炸。驮码受惊后越过我们的头顶，消失在夜幕中。炮弹一发接一发地在我们周围爆炸，又几发差点就击中了我们。我们一直等到炮火减弱以后才敢冲到一个凹地里，凹地为我们提供了更好的掩护。

	敌军的火力很快就停止了，但是这次又几个人负伤了，ＬＥＮＺ医生不得不去照料他们。天明时，我一路（ＭＡＤＥＭＹＷＡＹＴＯ）找到了营指挥所，热咖啡使我从一夜的警觉中恢复过来。接近５点的时候，我们被命令在ＵＮＧＥＲＥＡＮＡ南坡向上运动与１８巴伐利亚预备团保持水平位置并继续进攻。

	我们运用交通壕沟以及炮弹坑冒着敌人猛烈的骚扰炮火穿过ＵＮＧＥＲＥＡＮＡ西坡。到达山头西南坡上形势稍为缓和的树林地带后，我们感到一阵轻松；随后我得到命令要求我带领１连和２连把敌人从ＵＮＧＥＲＥＡＮＡ主峰南侧半英里一个小小的有树林覆盖的平台上赶出去。

	首先我和右侧的１８巴伐利亚预备团建立了联系，该团前一天晚上已经在我们向上１００码的地方挖壕据守。不幸的是，我没有获得任何关于罗马尼亚人阵地位置的信息，因为在小平台方向没有派出侦察组。因此我有了第一次机

	会能审视这片我将要进攻的地形并仔细察看了地图。我们和平台之间是深深的山谷，山谷两侧满是树木和灌木。我派出一个军士带上１０个士兵以及一部电话机前去确定敌人的布置情况，１５分钟以后我得到报告敌人在平台上的坚固阵地已经被敌人放弃了。一得到这个信息，我马上命令两个连沿电话线成单路向前逼近，占领了被敌人放弃的阵地并布置阵地为全方位防御作准备。我必须牢记敌人随时可能从各个方向进攻夺取这个设施完备的据点。我向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作了汇报，这时离任务下达不过３０分钟（草图２３）。

	上午的主要活动是对南面（ＯＪＴＯＺ山谷）和东面几乎无路可循的森林区域进行了一次侦察，结果我们抓了两个俘虏。中午时分，我们在平台上被从西面而来的匈牙利ＨＯＮＶＥＤ步兵接替了，根据营里的命令，已得到了３连加强的分队将要向北穿过树林到达ＵＮＧＵＲＧＥＡＮＥ东南１／４英里山脊高处的一个阵地。我们采用了上午所用的警戒措施，派出了一个较强的侦察分队并携带电话机。到达之后，我们又一次采用了收缩防御阵型，布置了全方位警戒。我们和两翼的部队没有直接联系，因此我希望不要有令人不愉快的意外发生。已知敌人在ＵＮＧＥＲＥＡＮＡ东侧或东南半英里的主山脊上占领了非常坚固的阵地。

	在一阵短暂的炮兵弹幕射击后，这些敌军阵地将遭到进攻，敌人将被赶到山脊公路弯曲部以远，ＵＮＧＥＲＥＡＮＡ东部一英里的ＴＲＡＳＳＥ。１８巴伐利亚预备团将沿着

	山脊线进攻，ＷＵＴＴＥＲＭＢＥＲＧ山地步兵营将在在该团的南面展开进攻。我的部队将会在前线拥有一片出发阵地以便发起进攻。

	部队在西面深深的旱沟里休息并用餐时，我向下午将要进攻的敌军阵地派出了几个侦察班。技术军士ＰＦＥＩＦＦＥＲ带着１０个士兵随同最靠南的侦察分队出发了，以便确定敌人是否占领了自山脊公路弯曲部延伸向南的山脊以及其位置和兵力。

	从敌人在ＵＮＧＵＲＥＡＮＥ主峰南侧半英里平台上的阵地判断，我认为敌人在更东面的山坡上并没有很多整合很好的阵地。在我看来，很可能只有那些在高地上和山谷里的阵地是广泛而相互沟通的，在山坡上的其他阵地都不过是有限的甚至是孤立的。在这儿，可以预期能发现敌军防御的弱点。在这儿，一支雄心勃勃的部队将找到通向迅速而有效的成功的道路。

	向北派出的侦察组报高到处发现了有铁丝网的阵地，同时ＰＦＥＩＦＦＥＲ报告他们在出发半小时内已经俘获７５个罗马尼亚人和５挺机枪。这怎么可能呢？我们没有从那个方向听到一声枪响。在电话里，ＰＦＥＩＦＦＥＲ简洁地想我汇告：“在分队营地东南６００码的山谷里敌人露出了一个空档，没有派出哨兵。我们在往下走的时候遇上了他们，我们无声地用步枪攻击了他们并让他们投降。他们毫无武装，因为枪都放在一侧。他们没有任何选择，只好向我们１０个人投降。”

	我向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报告了ＰＦＥＩＦＦＥＲ成功的消息，并建议在向山顶发起正面攻击的同时由我带领我的部队突破南坡上那些互不支援的敌军阵地。我进一步建议如果突破能达成的话，我们可以在公路弯曲部向山脊压迫，这样我们就能突进到ＵＮＧＵＲＥＡＮＥ东部敌军阵地的后方。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把我的提议转送给旅里，不久我得到命令要求我带领２连和３连对山坡上的敌阵地进行我提议的进攻。不幸的是，我没有得到任何重机枪。

	不久，部队沿着ＰＦＥＩＦＦＥＲ留下的电话线前进，他的班现在成为我们的前卫。ＰＦＥＩＦＦＥＲ没有找到任何其他敌人的位置。我们沿山谷而下，穿过了一处由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和密密的灌木构成的森林。山坡很陡，我不得不跟着ＰＦＥＩＦＦＥＲ，他领着我们往下１２００英尺进入ＯＪＴＯＺ山谷（ＡＴＴＨＥＳＣＲＩＦＩＣＥＯＦ１２００ＦＥＥＴＯＦ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在距离ＯＪＴＯＺ谷底公路不到１００码的时候，我赶上了ＰＦＥＲＦＦＥＲ并命令他开始向东北方向的山脊公路弯曲部攀登。ＨＡＵＳＥＲ中尉和我以及几个通信兵上前紧跟在前锋部队之后。很快，情况就显示有什么地方出错了，我赶紧跑上前。在森林中一块树木不那么密集的地方，ＰＦＥＩＦＦＥＲ用手指着大约２００码以远的罗马尼亚哨兵，他们身后可以看到罗马尼亚人的阵地。敌人把注意力集中在谷底公路两侧的开阔地形上。我们没有打扰他们，

	沿着一条狭窄的小路穿过树林覆盖，陡峭的西坡向着山脊公路弯曲部攀登。

	很显然，我们在登山过程中会碰上罗马尼亚人，因此我命令前卫一旦和敌人接触就寻找掩护并保护其余的部队前进。前卫被禁止开火除非他们受到敌人攻击。我的想法是尽量误导罗马尼亚人以便让他们相信他们碰上的不过是侦察分队，我们可以借此赢得时间完成攀登并为进攻做好准备。我希望借助这些预防措施（ＰＲＥＣＡＩＴＩＯＮ）以达成对罗马尼亚人的出其不意。

	在谷底上方５００英尺的地方，前卫部队受到从山坡远处一个阵地发射的火力攻击。按照命令，他们进入掩蔽，没有开火。我迅速安排３连从右侧，２连从左侧准备进攻。密集的灌木使我们有可能完成进攻准备而没有被敌人发现。我的进攻命令如下：

	“２连越过狭窄的步行小道进行佯攻，一定要让敌人上钩并用步枪火力和手榴弹把他们拖住，充分利用掩护以避免伤亡。攻击沿山坡西侧进行。同时，三连从右侧对敌人阵地进行侧击。我将随三连行动。”

	一些罗马尼亚人的侦察分队闯进了我们的集结区域迫使我们在完成进攻准备前投入战斗。他们被击退了，我立即命令２连开始进攻。２连遇到了位于他们上方１５０英尺山坡上的敌阵地。在他们和敌人交火，展开手榴弹战的同时，我和３连向东穿过厚厚的灌木从攀登了３００英尺，到达了敌人的侧翼而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敌人大约为排级规模，他们的注意力已被我们的正面攻击所吸引。我们的攻击迫使他们放弃阵地沿山坡向上撤退。由于浓密的丛林地形和视野的限制，我们无法追击，而且我们的进一步推进将使我们进入２连的火力区。因此，我中止了３连的攻击。

	２连继续压迫撤退之敌，当他们遇到较强抵抗时他们就重复先前的策略。３连也采取了相似的行动。这使撤退中的敌人几乎没有时间停下掉头反击，而被２连的步枪火力和手榴弹压制在地面上。这些反复的交火提示３连从右侧发动另一次侧击。在８月的太阳底下进行的这种战斗使部队付出了极大的体力，士兵们不得不在陡峭的山坡上背着沉重的背包进行战斗。几个士兵被累垮了。

	我们把敌人从５个连续的阵地上赶出去直到我和ＨＡＵＳＥＲ中尉以及１０来个士兵是仅存的追击部队。敌人的这几个阵地一个比一个强。当罗马尼亚人穿过灌木撤退的时候，我们持续地向他们射击，叫喊并将手榴弹扔向同一侧以避免冲锋的时候为弹片所伤。就这样我们成功地将他们赶过了一个完备的连续阵地而使他们没有稳定下来的机会。

	在阵地的另一侧，树林不那么密集，地势尽管仍然向上抬起但并不很陡。我们到达了一块林间空地，其右侧和一片长长的的山坡草地相接。在草地的另一边，我们看到有两个罗马尼亚连在东北方向着山冠处的山脊撤退。在右方，一个罗马尼亚山地炮兵连和他们的驮马正向后方撤退，企图迅速到达安全地点。我们从灌木丛里向撤退之敌快速开火，幸运的是，他们不能估计出我们的数量。当敌人消失在在附近山坳里的树林里时，我命令ＨＡＵＳＳＥＲ中尉带着所剩的人马继续追击。

	当山地部队从树林边缘继续前进的时候，一个距离我们１／４英里位于林间空地西北角的罗马尼亚炮兵连从我们的左侧用霰弹向我们开火了。球形弹丸造成的弹雨横扫树林。我们躲在山毛榉寻求掩护。不久，２连和３连的第一批部队上气不接下气地攀上了山坡，我把他们挪到右侧的一个凹地，那儿为他们提供了一点掩护（草图２４）。

	我们距离攻击目标，山脊公路弯曲部附近的山冠线，只有半英里了。敌人沿陡峭山坡的迅速撤退要求我们不顾士兵的疲惫继续攻击。从ＵＮＧＵＲＥＡＮＥ传来的低沉的枪炮声已经持续了一会了。巴伐利亚人以及ＷＵＲＴＥＭＢＥＲＧ山地营其他部队的攻击似乎正取得进展。

	我们向着山冠的进一步推进被敌人的步枪和机枪火力阻止。这短暂的间歇给了敌人指挥官一个机会来重新掌握部队并建立一条新的战线。２个连都没有重机枪，这给我造成了困难。我们非常巧妙地利用地形上最微小的不规则点，成功地向山冠以及敌人逐步接近。敌人似乎认识到他们所处阵地的重要性。任何人一暴露就会招徕一阵步枪和机枪火力。ＰＦＥＲＦＦＥＲ技术军士就是这样在我身边不远处观察时腹部受了伤。

	暮色的来临有利于我们的进展。天黑前不久，隆美尔分队占领了罗马尼亚山冠阵地西侧的高地；这些阵地迄今为止给我们造成了很多麻烦。分队的一部分占领了距离罗马尼亚机枪枪口７０码的山脊上的一个小凹地，但不受敌军机枪的威胁（ＢＵＴＩＮＤＥＦＩＬＡＧ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Ｍ）。步枪手面对北面和东面形成正面进攻态势；其他部队巩固了西侧相邻的橡树林，并面临着北面和西面的敌人。

	罗马尼亚人理所当然地进行了反击，试图把我们从高地上赶出去，但是活跃的卡宾枪火力迫使进攻者回到他们的出发阵地上。我们象楔子一样插进了山脊公路，切断了东西两侧罗马尼亚阵地之间的联系已经失去了联系。但是千辛万苦在战斗中建立起来的和营里的电话联系被切断了，我只好利用烟火向营里发信号报告我们到达了目的地。

	分队在黑暗重默默地进行了重新编组；我们组成了收缩防御阵地并挖掘准备坚守，因为敌人会从各个方向进攻。在接近我指挥位置的橡树林里我留下一个排归自己掌握。在情况允许时，我们尽量将外围阵地向外扩展。我们和营里失去了联系。下午的正面进攻很显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在山脊公路弯曲部（我们在其东面５５０码）和ＵＮＧＲＥＡＮＡ之间，双方的交火正如火如荼。我们目前正处在敌军战线后大约１１００码的位置。

	凭借手电筒的光亮，我在一个帐篷里（ＰＵＰＴＥＮＴ）向ＨＡＵＳＳＥＲ中尉口述了我的战斗报告。我们不能泄露任何亮光，否则马上就会招致敌军的射击。山地兵们展示了超常的勇气。上等兵（ＬＡＮＣＥＣＯＲＰＡＲＡＬ）ＳＣＨＵＭＭＡＣＨＥＲ（２连）和另一个同志用单人帐篷将重伤的ＢＵＴＴＬＥＲ军士送到了ＯＪＯＴＺ山谷（高度差１１００英尺）。晚上，他们又把军士从当地抬到了ＳＯＳＭＥＺＯ的一个医生那儿，医生立即动了手术因此救了军士一命。考虑到地形的极端困难以及他们在黑暗的夜晚所走过的距离（直线距离８英里ＡＳＣＲＯＷＦＬＩＥＳ），这是一个极大的成就，一个士兵忠贞的最好例子。

	在完成战地报告前，我已经没有了８月１０日黎明时的那种对形势的担忧了，因为向西派出的一个侦察分队和１８巴伐利亚预备步兵团的部队取得了联系。下午的时候，巴伐利亚团和山地营的其他部队在炮兵的支援下对敌军发动了正面攻击，但没有取得大的进展。敌人非常英勇地坚守阵地，但是敌我双方都从枪声和火焰信号中清楚地了解到了隆美尔分队的成功。害怕被我们切断的罗马尼亚人在夜色的掩护下撤出了ＵＮＧＲＥＡＮＡ和山脊公路弯曲部之间的阵地，并向东北方向的山坡撤退，这个山坡一直导向ＳＬＡＮＩＣ山谷。

	午夜前，我派了一个通信兵将战斗报告送往在ＵＮＧＥＲＥＡＮＥ的营部。同时我命令架设一条新的电话线。天很凉，我穿着被汗浸透的衣服感到发冷，凌晨２点的时候我不得不起身踱来踱去取暖。

	我和ＨＡＵＳＳＥＲ中尉到一线观察了对面的敌军阵地。敌军阵地距离我们大约有９０码，位于一个被树林覆盖的小高地（所谓的橡树萌生林ＣＯＰＳＥ）的东面。

	由于补给困难，我禁止士兵们做无谓的射击，因此敌人显得非常地漫不经心。敌军哨兵在他们的哨所里大模大样的走来走去，好像这是最和平的时期，在东面逐渐变亮的天际映照下尤其惹人注意。对他们射击简直是太简单了，但我决定等一等。天大亮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东面的罗马尼亚人控制了宽大的正面，他们的阵地连续不断，从ＰＥＴＲＥＩ山峰向被延伸到橡树萌生林。

	 

	战场观察

	在８月8日及９日夜晚，罗马尼亚炮兵对担当预备队的隆美尔分队所处的阵地进行了炮击，并造成了一些损失。如果部队当时挖掘了工事的话，可以减少这些伤亡。

	８月９日，侦察班作了战斗侦察，并在身后架设了电话线。在树林覆盖的山区，这样的侦察行动被证明效果很好。我可以在侦察班前进时随时给他们打电话，可以在几分钟内获取信息，给侦察班下达新的命令或召回部分部队，还可以率领大部队沿他们留下的电话迅速前进，占领阵地。在山区，采用通信员送信通常太消耗时间，因而未被采用。这种行动的前提条件是拥有充足的电话线。

	在对陡峭山坡上的树林所作的艰难进攻中，我们用活跃的步枪火力，喊叫以及投掷手榴弹拖住了处在较高阵地上的敌军，分散了他们对我军主攻方向的注意力并诱使他们错误地使用了预备力量。３连在敌人侧后的楔入导致了敌人的迅速崩溃。我们用同样的方式一个接一个连续夺取了５个阵地，最后一个阵地上的敌人居然有２个连之多。对这些阵地的进攻丝丝入扣，敌人几乎没有时间进行重新组织。

	尽管敌人在数量和装备上占据优势－他们有很多的机枪和山地枪（ＭＯＵＴＡＩＮＧＵＮ），隆美尔分队利用最微小的不规则地形，成功地夺取并守住了位于敌人战线后方１１００码的山冠上的高地。（害怕被我们切断）敌人被迫于夜间放弃了处在１８巴伐利亚预备团和山地营其他部队正面进攻下的阵地。

	攻击成功后，隆美尔分队迅速地挖掘工事并布置了全向防御阵地。如果没有工事作业，我们将会在敌军火力以及其反冲击下受到严重损失。我们的伤亡是２个死亡，５个重伤，１０个轻伤。

	 

	第三节  进攻

	１９１７年８月１０日

	８月１０日，凌晨６点，和营里的电话联系已经接通了。从事务军官（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ＯＦＦＩＣＥＲ）的嘴里，我了解到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和ＷＵＲＴＴＥＭＢＥＲＧ山地营的其他部队已经到达；由于隆美尔分队在８月９日的完全成功，他给予我们充分的凭价。

	然后，我让自己熟悉了一下分队在东线所面临的环境。那儿的罗马尼亚哨兵即使在大白天也漫不经心。实际上，在ＰＥＴＲＥＩ高地和橡树萌生林之间，有一些罗马尼亚驻防部队正在他们前一天所挖的阵地边上晒太阳。隆美尔分队的哨兵和驻防部队有严格的命令不让自己暴露给敌人，并只有在受到敌人攻击时才能开枪。

	敌军阵地从ＰＥＴＲＥＩ高地（６９３）光突突的西坡沿着山脊延伸，向着橡树萌生林地势逐渐高起。山脊上只有几丛灌木，但橡树萌生林阵地本身好像被加固了，他的地形控制着南面，西面，北面的区域。敌人在橡树林北部的阵地从山谷沿灌木林一直向着ＳＬＡＮＩＣ深深的峡谷延伸。这些阵地由小型的单个掩体工事（ＮＥＳＴ）以及较大的据点构成，所有阵地都能相互支援，并控制了他们面前光秃秃的山坡（草图２５）。

	根据７点过后不久到达的旅里的命令，山地营将要继续进攻夺取６７４高地西部几百码的公路弯曲部。我们不得不再次将敌人从他们的阵地上赶跑。这次进攻将在没有炮兵支援的情况下进行，因为炮兵没有足够的时间向前转移阵地。ＳＰＲＯＥＳＳＥ少校详细地指示我如何准备及进行这次行动，并将１，２，６连以及２，３重机枪连交予我指挥。这使我指挥的是相当大的一支部队。

	我的进攻计划是在接近中午的时候用重机枪火力打击毫无疑心的敌人，迫使驻扎在橡树林南面４００码的敌人转移到橡树林北面３００码的地方寻求掩护并把他们拖在那儿；同时使用部分部队在橡树林一带取得突破，把敌人压迫到橡树林的左右两侧并阻断他们的退路。我在这些行动成功之后，使用我的主要力量，做最后突破然后杀到６７４高地。

	准备工作使人疲惫并很消耗时间。上午，我亲自布置隐蔽了１０挺重机枪，为避免地方的观察，我们绕了个大圈把他们送上了机枪阵地。其中一些被布置在一线后方树林覆盖的高地山冠上，其余的布置在南坡上的小溪和山坳里（ＲＩＬＬＡＮＤＦＯＬＤ）。我给每挺机枪分配了目标，并制定了他们在进攻前，进攻时，进攻后分别所需遵守的机枪开火时刻表。

	接近１１点的时候，隆美尔分队的其他部队完成了他们的准备。我选择了橡树林南缘作为突破点。出击部队（１，３，６连，以及一个重机枪连）静静地躲在橡树林南面９０码的一个凹地里。我向辅攻部队（３连），佯攻的３连一部，以及主攻部队发出了命令和指示（草图２６）。

	１２点准，我向基准机枪排发出了事先约好的开火信号。几秒钟后，１０挺重机枪都开火了，各自集中射击橡树林阵地上的某一处。为了误导敌人并引起他们沟通的忙乱，在机枪开火的同时３连的左翼排尽力喊叫并将无数的手榴弹投进了橡树林的西北角。为了将伤亡降至最低，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掩护下进行。罗马尼亚人毫不延迟地还击了。

	在左翼排震耳欲聋的叫喊声中，３连的攻击部队利用向手榴弹爆炸引起烟雾的部分掩蔽作用向前冲击了１００码，由山脊公路后冲到了橡树林的西南角。布置在阵地后方的重机枪在给予敌人阵地狠狠打击后，被命令逐步将（ＴＲＡＩＮ）火力转移到左右两侧，将中间的区域留给了突击部队。我和参谋们紧紧地跟在以双人队形默默前进的主攻部队后面，决心尽快完成这个任务（ＡＴＨＡＮＤ）。３连其余的部队以及一个重机枪排紧随其后。四周都想起了爆炸声和枪声。

	开火后大约两分钟，我们的重机枪仍在扫射，我们从左侧接近山脊公路的地方传来了ＳＡＶＡＧＥ战斗的声音。同时我们的攻击部突进了橡树林，在敌人战壕里遇到了敌人的第一次正经抵抗。这并没有花费山地部队多少时间。每当前进受阻的时候，他们就放弃掩护向敌军阵地发起冲锋。他们得到了重机枪排的有利支援。重机枪排这时已经推进到橡树林的南部边缘，他们迅速假设起机枪，从左侧用机枪火力将攻击部队正前方的敌人死死地压制住。我的一个参谋不慌不忙（ＯＲＤＥＲＬＹ）地一枪击中一个罗马尼亚人的头部，当时他正从左侧距离我５０英尺的地方向我瞄准。

	我们占领橡树林不久，罗马尼亚人就发动了有力的反击。跟随部队冲在前面地重机枪这时都处在不利位置而不能有效地对敌射击，布置在进攻出发地的重机枪地火力范围也不能抵达东北面地反斜坡。敌人很快冲到了投掷手榴弹地距离，激烈的卡宾枪和手榴弹交火随后爆发，甚至连参谋人员也不得不参与战斗。虽然敌人在数量上占有优势，我们顽强地守卫着被我们夺取地阵地。几分钟以后，我们地一挺重机枪进入开火位置，形式很快对我们有利起来。这使我能够重新行使我对分队的指挥。

	３连一部和一个重机枪排确保了我们橡树林南面和北面地安全。我命令其他部队（１，６连以及由于突破成功而可供使用地两个重机枪排）向６７４高地方向突破山脊。部分重机枪将敌人压制在橡树林阵地地两侧，其他的重机枪封锁了敌军阵地缺口两侧的阵地（ＳＨＯＵＬＤＥＲ），使主攻部队能对山脊发起冲击而不必顾虑其他方向的敌军火力。６７４高地是我们的唯一目标，我们以连队为单位组成纵队，一连在前面以轻快地步伐领着路。

	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抵抗，１连的先头部队很快到达了６７４高地西面的一个小山包。我紧随着他们正要穿过一个凹地时候，一阵机枪火力从右侧射过来，迫使我猛扑在地。子弹在ＴＵＲＦ上打出一些孔。这些机枪火力应该是从６７４高地东南９００码地山坡上发出的，距离我们约有１３００码。我躲在一个小小的ＭＯＵＮＤ后面，准备一等机枪火力ＬＩＦＴ就向前冲。突然有一颗子弹从后面集中了我的左前臂，鲜血喷涌而出。我环顾四周，发现一个罗马尼亚小组正从９０码以外地灌木后向我和几个１连地士兵射击。为了摆脱这个危险的区域，我呈之字向小山包冲去。小山包上地几个一连的士兵被迫孤军奋战１０分钟，直到紧跟着我们的部队经过肉搏打退了西面的罗马尼亚人。指挥罗马尼亚部队的法国军官不停地喊“杀了这些德国狗”，直到一颗子弹从近距离击中了他。

	激烈的战斗也在我们侧后展开了（ＦＡＲＴＨＥＲＢＡＣＫ）。罗马尼亚人从最初的惊恐中恢复过来，试图通过使用局部预备队反击来夺回失去的阵地。感谢山地营士兵无与伦比的勇气和军官们的充沛精力（ＥＮＥＲＧＹ），我们才能左右局势（ＴＨ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ＩＳＯＵＲＳ）。

	１连和６连夺取了６７４高地，没有遇到进一步的抵抗。于此同时，ＬＥＮＺ医生给我的手臂上了绷带。随后我命令部队占据已被夺取的地形并重新组织。命令如下：“６连和加强的ＡＬＤＩＮＧＥＲ重机枪排，占据６７４高地。所有我指挥下的部队占据６７４高地以西４００码，山脊稍向北的大凹地。”

	我忍着巨痛以及失血引起的疲倦，继续指挥部队。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从电话里得知了我们的成功。

	大约在这时，我们看到从ＣＯＳＮ峰方向有一支长长的队伍在山脊公路上向我们行进。我们组织起防御，不用下命令，士兵们已经用铲子挖掘起来。我紧急要求炮兵向接近的敌军炮击，但是我的请求不能得到满足，因为所有的炮兵连都在向前转移阵地。敌人没有受到阻击，走得越来越进ＵＮＨＩＮＤＥＲＥＤ。

	ＧＯＳＳＬＥＲ上尉带着ＷＵＲＴＥＭＢＥＲＧ山地营的其他连队赶到了，我们划分了了指挥权限。隆美尔分队的５，６连以及ＡＬＤＩＮＧＥＲ重机枪排构成，驻守第一线，２，３连以及第３重机枪连作为二线守卫部队；ＧＯＳＳＬＥＲ得到了１，４连以及第１重机枪营。他的分队在６７４高地以西３００码，山脊公路略微以南的地方挖壕据守。和我们的预期相反，从ＣＯＳＮＡ方向开来的罗马尼亚部队并没有对我们在６７４附近的新战线进行反击。他们只满足于用侦察分队对我们的阵地进行试探，当然他们被轻易地击退了。然后，罗马尼亚人占领了正对着５，６连的山脊。他们的阵地在半英里以外，长度大约有２２００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必要增加一线的防守兵力。５连和６连合起来有７００码的正面，他们的侧翼敞开，形成曲线弯向后方。ＧＯＳＳＬＥＲ分队和６连相互接触，保证了南坡的安全，我分队的其他部队则保障了５连的北翼。我们布置了成系统的有相当纵深的外围哨所，这进一步增强了被占领区域的整体防御。

	大约下午３时，罗马尼亚人从ＰＥＴＲＥＩ山西坡延伸线上的阵地通过橡树林撤到了ＳＬＡＮＩＣ西侧。否则，我们是不可能和两侧的友邻部队取得联系的。罗马尼亚人开始了猛烈的炮击，很快我们的电话联系就被切断了，通信兵也不能活动；猛烈的炮击分割（ＣＵＴＵＰ）了橡树林和６７４高地之间山脊公路两侧的地形。和５，６连之间的电话联系反复地切断而后又被恢复，这对于电话班来说是个艰难而危险的任务。火力持续了整个下午，没有半点减弱。幸运的是，炮火对一线的连队和预备区域的连队都没有造成很大的不便。下午晚些时候，奥地利炮兵显示了威力。值得一提的是，一颗３０５ＭＭ的炮弹集中ＣＯＳＮＡ主峰，在一群人当中爆炸（后来得知是一群罗马尼亚和法国军官）。我分队在进攻和随后的炮击中的伤亡很低。在炮击正在进行的时候，我在６７４高地以西４００码的一个斜坡上起草了关于橡树林－６７４高地行动的战斗报告。敌军炮火一直等到天黑才停止，这时我们的后勤大车队（ＰＡＣＫＴＲＡＩＮ）送上了口粮和弹药。

	失血使我感到很筋疲力尽，打紧绷带的手臂和肩膀上的外套妨碍了我的一举一动。我考虑放弃对分队的指挥，但是分队的困难处境促使我暂时留在指挥所里。更多的部队被置于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的指挥下。他的指挥所位于６７４高地西南２００码的一个橡树林子里。那儿也是ＳＰＲＯＥＳＥＲ集团的预备队（１８巴伐利亚步兵团的部队）以及炮兵联络官观察所的所在。

	夜幕来临了。

	 

	战场观察

	１９１７年８月１０日，隆美尔分队在没有炮兵或迫击炮火力支援下进攻了罗马尼亚人坚固的控制性阵地。我们只有重机枪火力。攻击很成功，而我们的伤亡很小，因为：１，我们对３连攻击部队预定要突破的那部分敌军阵地事先用重机枪火力进行了集中扫射；２，我们在最初的攻击过程中及攻击后成功地把敌人压制住了。

	在８月１０日，罗马尼亚人没有犯他们在前一天所犯的错误，他们没有忽略在山坡上的阵地。从半山腰突破敌人的阵地将毫无意义，以为此处地形开阔，敌人可以轻易地从周围的高地上用重机枪火力封锁这种攻击。我们必须沿着山脊攻击敌军。

	战斗侦察：在８月１０日晚以及凌晨的最初几个小时，对敌方地形的敏锐观察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我们准确地确定）ＡＳＥＲＴＡＩＮ）了敌军前进阵地的配备以及敌守卫部队的惯用动作（ＢＥＨＡＶＩＯＲ）。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而使他们对我们的准备工作产生好奇，我们没有派出侦察班。然而，敌军犯了大错，他们没有观察他们阵地前沿的地形，并表现出对战斗毫无准备的态度（暴露的哨兵，守卫部队留在掩体外）。因此我们的攻击对于他们来说象闪电一样突然迅速（ＴＨＵＮＤＥＲＢＯＬＴ）。

	几挺重机枪为３连攻击组打开了一条通往橡树林的通道。从突破点以西２００码阵地上发射的重机枪火力先覆盖了橡树林里的敌人，然后火力向左右两侧转移，这样就避免了误击３连的突击班。在随后的战斗中，这些重机枪令人

	赞叹用火力准确射击攻击部队近前方的敌军，支援部队连续攻占了敌军阵地（ＲＯＬＬＵＰ）。

	处于完全隐蔽状态的部队在突破口左侧１００码进行了佯攻，佯攻部队用手榴弹和喊叫声吸引了敌人，使橡树林里的敌人将防御火力消耗在错误的方向并过早地动用了预备队。这次佯攻完全达到了帮助主攻部队前进的目的，自身没有任何伤亡。

	我们在橡树林的突破后，敌人迅速而有技巧地从东北方向进行了反击，但是山地步兵在防御中证明了他们优越的战斗力（打退了敌人的反击）。

	罗马尼亚预备队占领了位于一片连续阵地后方高地的山冠，但是敌军显然没有对我们的突破没有准备，他们在掩体里被我们所压倒。在敌军试图进行防御或反击的部分，他们很快被山地部队的强大力量所征服，５个连的部队通过突破口开进，身后还跟着ＧＯＳＳＬＥＲ分队以及其他４个连队。我们完全具备突袭所必须的部队。

	在夺取目标后，我们进入防御。一线部队在良好的掩蔽下挖掘了工事。从预备连队派出的战斗哨所稳定了向南北方敞开的侧翼。派出侦察班到远距离并不明智，他们可能轻易地被靠后罗马尼亚阵地上的敌人打死或俘获。另外，敌方的地形已经被我们从各个观察所彻底地研究透了。在到达目的地后不久，部队撤离了橡树林和６７４高地间的山脊。我们在地形的不规则处挖掘了横向工事，敌军下午发射的猛烈炮兵火力几乎没有造成任何损失。

	隆美尔分队沿山脊进行的进攻迫使敌人在下午撤离了已经被突破的阵地转移。

	敌军的指挥不是很积极，这使他们只能进行防御而不能进行坚决的反击，即使他们有很多的预备部队和炮兵火力，而且北部的地形和南部一样有利于反击的一方。

	 

	第四节  突击ＣＯＳＮＡ峰

	１９１７年８月１１日

	前线很安静，甚至连罗马尼亚侦察班都没来打扰我们。接近晚上１０点的时候，ＳＰＲＯＳＥＳＥＲ少校同志我旅里决定于第二天早上１１点在炮兵支援下进攻ＣＯＳＮＡ峰，少校并征求我的意见。

	从地形判断，从西部和西北部进攻最为有利，因为这儿的山脊最高处没有树木覆盖可以轻易地得到炮兵和重机枪的火力支援。此外，山脊公路北面的地形上有很多山窝窝，这为攻击部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通道。

	尽管我受了伤，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还是要求我多留一天指挥从西部和西北部进攻的部队。２，３，５，６山地连，第３重机枪连以及第１１预备步兵团的第１机枪连被赋予我指挥。于此同时，ＧＯＳＳＬＥＲ上尉指挥下的南部攻击集团（１，４山地连，第１８巴伐利亚预备步兵团的２，３营）将从南部或西南部途径６４７高地和６９２高地进攻ＣＯＳＮＡ峰。这个崭新而艰巨的任务吸引了我，因此我留在了部队（草图２８）。

	晚上我几乎没有睡着，我的伤口依然做痛，而且因为白天的事我感到很兴奋，更不要说我的注意力完全被第二天的任务吸引了。天明之前，我叫醒ＨＡＵＳＳＥＲ中尉，一起前往５连和６连。在清晨的亮光里，我们观察了地形并为准备了进攻预设方案。

	在我们前进阵地以东半英里的下一个山脊上，敌人的阵地横跨山脊公路。敌军哨兵隐藏在树木后边或灌木从里。公路以北，我们在一个新近挖掘的阵地上发现了一个相当紧凑的散兵线（ＳＫＩＲＭＩＳＨ）。敌军守卫部队成堆地站在一起。双方都没有开枪打破黎明时分的宁静。我们的阵地隐蔽地很好，难得为敌人一见。

	进攻通道比我预想的要不利。正面和南面的山坡草地不能为我们提供掩护以躲避敌军火力。山脊公路北面７００－９００码的地形显得更有利。在山脊和ＰＩＣＩＯＲＵＬ之间的山坡草地上散布着相当大，相当浓密的灌木丛。５连侧面的ＰＩＣＩＯＲＵＬ（６５２）位于公路北面１英里，覆盖着大块的落叶林（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在升起的阳光中，尖锐的ＣＯＳＮＡ峰依稀可见，俯视着周围的地形。他就是我们在８月１１日所要攻击的目标。我们能成功吗？我们必须成功！我淡忘了受伤的手臂，因为我手里有６个连可以用来攻击敌人。我以自信和新的力量继续面对（ＧＯＡＢＯＵＴ）困难和责任。

	我计划在８时使用已经在阵地上的连队压制敌人，误导他们以防止他们ＲＥＣＯＮＮＯＩＴＥＲ他们阵地西北的山谷。于此同时，我将把攻击部队的大部转移到ＰＩＣＩＯＲＵＬ南部，并利用当地厚厚的灌木将部队隐蔽在可以突击公路北部敌军阵地的距离之内。一旦准备就绪，我们将在炮兵指挥下于１１时发起攻击，预期能一举突破敌军阵地向ＣＯＳＮＡ峰挺进。６７４高地上的部队将于同时发动正面攻击。

	５，６连以及ＡＬＤＩＮＧＥＲ的机枪排被赋予ＪＵＮＧ中尉指挥，通过ＨＡＵＳＳＥＲ中尉我向他指示了我的计划以及进攻ＣＯＳＮＡ峰时他应该采取的队形（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为了确保和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集团的联系以及和炮兵的协同，我把ＨＡＵＳＳＥＲ中尉留在ＪＵＮＧ的分队。

	凌晨６点，我和剩余的４个连队穿过浓密的灌木向北出发。同时，和ＪＵＮＧ战斗群的电话线也被架设起来了。行进了大约７００码后，我将队伍指向东面，我们爬上一个浅浅的山沟（ＤＲＡＷ），接近了６７４高地和ＰＩＣＩＯＲＵＬ之间的山脊。山脊上稀疏地分布着一些单个的树木，以及一些灌木丛。我们不时地停下观察地形，我惊讶的发现沿着敌人沿着山脊设立了战斗哨所。罗马尼亚人已经将他们的战斗哨所前推到他们新阵地的正前方。这些哨所处在５连的左侧，但是不论是５连本部，还是预备连队的侦察班都没能预先发现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从西北向罗马尼亚人的阵地发动突袭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冲过这些战斗哨所，那么位于６７４高地以东敌军主阵地上的敌军将会被惊动，我们的进攻将不在是突袭。这将大大降低成功的希望。

	我们停下隐蔽起来。经过详细思考，我决定利用四周的地形智胜我们面前的敌军哨所。我们沿远路返回，在走了一段短距离后转向北面，到达了ＰＩＣＩＯＲＵＬ西北山坡上的浓密树林地带，一路上没有碰到任何敌人。然后我们再次转向东面，穿过高大树林中的厚厚灌木向着敌军哨所前进。

	为了安全，我把部队布置在很大的纵深上。在正面，３连的一个特别优秀的技术军士在远处探路，我通过手势和低声呼叫指挥他。在我的要求下，他的排长，ＨＵＭＭＥ中尉亲自背上了军士沉重的背包。我跟着军士前进了几码，我身后是前卫部队另外的１０个士兵，他们成１０步间距行军。４个连队成单人队形跟在前卫部队后边１６０码。这样布置部队的原因是，当我要求前卫暂停时，后面的连队可以继续前进，发出的声音不至于大得暴露他们的踪迹。自然地，这个半英里长的队伍保持着绝对的安静。每个士兵都避免发出最轻微的动静。部队很了解我们正在敌人哨所前行进而不想被他们发现。

	我们不时地随着信号停下然后重新前进。在聆听了几分钟后，我们成功地确定了两个罗马尼亚哨所的位置。当我们一步一步地接近敌军地时候，可以听到敌军哨兵在交谈，清嗓子，咳嗽或吹口哨。敌军哨兵相距约１００－１５０码，由于厚厚的灌木，我们看不到他们。我和前卫部队摸进敌军哨兵之间的间隔。我们屏住呼吸，和他们处于水平地位置。左边和右边地敌人没有降低他们谈话的声调，因此我带着４个连悄悄通过。与此同时，和ＪＵＮＧ战斗群的电话线也被架上了。这条电话线也连接着ＳＰＲＯＥＳＳＥ集群地指挥所。附近的敌人极端地漫不经心。我们和罗马尼亚人的主阵地之间仍然隔着一条深深的山谷，我们不得不越过这个我们事先没有观察到的障碍。下到山谷的时候，我们穿过了几条小道，幸运的是没有碰到任何罗马尼亚人。右侧上方，靠近６７４高地的地方，罗马尼亚人的炮兵正向ＪＵＮＧ猛烈轰击。他们显然怀疑我们准备在那儿发动攻击，因此采取措施企图阻止ＦＯＲＥＳＴＡＬＬ这次进攻。

	在８月猛烈的阳光下，背着沉重的背包攀爬在陡峭的山坡上（重机枪手的背上几乎背了１１０磅的负重）绝对地消耗体力。当我们到达谷底的时候，已经将近１１点了。随后我们开始攀登山谷另一面的多石的ＡＢＲＵＰＴ壁，山坡上只有稀疏的高杆松树。由于地形的困难，我们前进地非常缓慢。我们的炮兵在１１点整的时候开始了炮火准备。但是，炮火看起来很弱，而且没有炮击我们所要进攻的区域。５连和６连发射的火力增强了，但是马上得到了敌人炮兵的回击。

	在这段时间，我们竭尽所能地爬坡。我受伤的手臂大大地妨碍了攀登，在某些难于攀爬的地方，我的勤务兵不得不帮我渡过难关。

	接近１１点３０分，我们的炮兵已经停火了，在前方担任侦察员的３连技术军士遭到了从一个浅树林里发出的火力射击；按照事先的指示，他立即掩蔽起来，没有还击。我立即命令前卫部队暂停掩护连队往上攀登。连队默默地攀登，一直到达前卫部队下方１６０码山坡上的一个具有掩护作用的狭窄空间。当这一切进行的同时，我用电话联系了ＪＵＮＧ并告诉它我将在半小时内发动攻击。我也试图和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取得联系请求炮兵支援，但是电话线给切断了。显然，在ＰＩＣＩＯＲＵＬ的罗马尼亚分队发现了电话线并切断了他们。

	在发动决定性攻击前和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集团，炮兵，以及ＪＵＮＧ战斗集群的联系中断使人非常不痛快。恢复联系几乎不可能，而且需要好几个小时的辛勤工作。我不得不接受这个不幸。

	我们所要进攻的敌军阵地的方位只能靠猜测。我相信他们就在我们的侦察员受到敌人哨兵枪击的区域。山坡的地形，浓密的灌木和植被使我们得以在对敌发起冲击的距离内隐蔽地集结部队。使用重机枪从较高的阵地上对攻击进行火力支援是不可能的，ＪＵＮＧ也不可能用火力覆盖我们的前沿，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和他的一切联系。但我仍然希望他能按照我的指示行动。

	我把３连的一个排以及ＧＲＡＵ的重机枪连布置在约１００码宽的一线阵地上。２连被布置在右后方的构成梯形阵型的一角，３连的其他２个排以及１预备步兵团的第１重机枪连被布置在左后方构成梯形的另一角（草图２９）。

	我的攻击命令如下：“以信号为令，第一线的部队（３连的一个排以及ＧＲＡＵ的重机枪连）钻过植被悄悄地向山坡上预定的敌阵地前进。如果敌人的哨兵或守卫开火，ＧＲＡＵ的重机枪连所有的机枪用连续火力扫射敌军阵地，

	并在３０秒后随我的信号停止。这时，３连的那个排，以及分队其他必须靠前部署的部队无声地突进敌军阵地。独立建制的班立即用火力封锁突破口两侧，突击部队杀向敌人的防御区，其初步目标是夺取山脊，并准备向东南推进。为了使敌人对突破地点产生迷惑并分散他们的防御火力，将由几个手榴弹班和突破口两侧的敌军阵地进行交战。

	所有的准备和讨论都在距离敌军哨所１００码的地方静静地完成。ＨＡＵＳＳＥＲ中尉已经被我留在了５连和６连，因此我只好一手操办所有的工作。

	正午前几分钟，我们一切就绪。罗马尼亚人没有打扰我们，这可帮了我们大忙。在ＰＩＣＩＯＲＵＬ的东坡上，一个排级的罗马尼亚分队正穿越我们刚刚通过的小路。这正是进攻的时机，我发出了信号。

	分队沿坡而上，但是立即遭到了就近敌军阵地上的火力射击。ＧＲＡＵ的重机枪连迅速地回击了敌军火力。我们俯卧在地准备发起冲锋，手榴弹纷纷投向左右两侧。我们前方的重机枪火力将敌人压制在地面上，只剩下左右两侧的敌人胡乱开火。我发出信号停止了重机枪火力，山地部队沿着山坡向上猛冲，突破了敌军阵地而没有真正的伤亡并抓获了几个俘虏。部队隔断了敌军阵地，然后向右冲进了敌军防御区。一切都象和平时期演习时那样一分不差。

	很快，我们面前的灌木开始变薄。我们向着右侧一个微微突起的山坡前进了１００码，随后为机枪火力所阻挡。敌人的火力来自６００码以远树木覆盖的最高山头，和我们隔着一大片草地，并逐渐变地猛烈起来。

	３连所属的排和ＧＲＡＵ的重机枪加入了战斗，３连余部和１１预备团的重机枪连转向左侧散开。树林边缘的敌人得到了增援，很快敌军就有几十挺机枪投入了战斗。毫无疑问，我们必须继续前进，穿过那片毫无掩护的草地，因为以我们的疲惫，我们很难守住自己的阵地。敌人的预备队在炮兵支援下从树林里发动了反击，其主攻方向在我们的左翼。山地兵们有些绝望地紧趴在地上。他们不想给敌军让路，因此迅速开火，击退了敌人的反击（草图３０）。

	越来越多地敌军机枪开始向我们开火，我们的伤亡急剧上升到了引起警觉的地步，情况每秒钟都在恶化。我呆在一线，３连的右侧。在我的左侧，ＡＬＢＲＥＣＨＴ的重机枪排正和敌人展开最激烈的交火。２连呆在右后侧的灌木丛里担当预备队，免受敌军火力攻击。我应该投入我的预备队吗？预备队的火力能扭转战场的形势吗？不能！我是否应该命令部队撤退？不能！那样的话我们死伤的士兵就回落入敌人手中，我们会被赶回山谷，敌人会在那儿轻松地歼灭我们。局势看起来很绝望，但是我们必须掌握局势或者。。留在原地。

	在我们右下的山坡上有几簇灌木丛。我突然灵机一动，这些灌木可以利用来掩护我们接近山头上的敌人。我决定投入最后的预备队对在左翼拼命压迫我们的敌人突然出击。

	这个行动将决定我们的命运。

	我向附近的人发出了指示，然后向后侧匍匐。几秒钟后，２连和我迅速地向南移动。这是个生死抉择。我们超越了一小股躲在灌木丛后的敌人，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已经被我们打垮；我们在极短的时间内运动了１００码，然后转向东面。我希望分队的其他部队仍在继续抵抗。

	就在我将要对敌人的侧翼发动攻击的时候，ＪＵＮＧ所属的部队出现在２连的右后方。ＪＵＮＧ一直没有中断执行今天早上赋予他的任务，正准备跨越山脊公路对敌进攻。他的到来使战斗朝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因为敌军所有的兵力都被用来攻击３连和２个重机枪连，他们已经没有剩余的力量来抵挡３个山地连对其侧后的进攻了。罗马尼亚人匆忙地撤离了高地，在战场上留下了很多机枪。

	在６７４高地以东７００码的树林边缘，英勇的，为连队敬重，堪做表率的ＪＵＮＧ中尉的腹部受到了致命一击。

	敌人惊慌失措地沿山脊公路通过宽广的凹地后撤，３连，２连以及机枪连的单位持续地向他们开火。与此同时，我带领５连和６连在山脊公路的南面穿过山脊的最高处向敌人追击。隆美尔分队的其他部队接到了通信兵传来的命令，要求他们沿相同的路径尽快地跟上。

	６连占领了ＣＯＳＮＡ主峰以西半英里的山包，我们称为司令部山包；同时，５连在山脊公路西面和南面的敌军阵地上抓获了超过２００个俘虏兵缴获了几挺机枪。ＣＯＳＮＡ山和我们之间仍然隔着一条宽大的峡谷。

	罗马尼亚人成密集队形在公路上向西坡撤退，但很快受到６连的火力打击。敌军部队站在ＣＯＳＮＡ山上，并开始用活跃的步枪，机枪火力向我们射击。在这次交火中，（ＡＭＯＮＧＯＴＨＥＲＳ），我的杰出副官ＨＡＵＳＥＲ中尉胸部受伤。

	连队很快一个接一个地到达了司令部山包。他们的力气已经完全耗尽。这一点也不奇怪，从６点开始，他们一直在行军，攀登困难的地形或者攻击敌军。

	敌军在陡峭的ＣＯＳＮＡ高地上占领了预设阵地，我们这些疲惫之师不可能向天安门事件进攻。我决定让士兵们休息，并在考虑对ＣＯＳＮＡ主峰发起攻击前首先对部队进行重新编组。２连担负了休息区域的警戒任务，６连派出一个侦察分队携带电话机以寻找一条通往ＣＯＳＮＡ山阵地的道路。丛司令部山包上，我们看到ＴＩＲＧＵＬＯＣＮＡ就坐落在东北方的山谷里。

	接近１３００点的时候，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集群的参谋和集群预备队（第１８预备步兵团的２，３营）一起到达靠近司令部山包西侧的地方。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丛他设于橡树林里的指挥所里一直关注着隆美尔分队的进攻，他以为我们已经一鼓作气拿下了ＣＯＳＮＡ山。

	那时，我们对ＧＯＳＳＬＥＲ分队的情况一无所知。我宣布了在一个小时内向ＣＯＳＮＡ主峰阵地进攻的意图，并要求２个巴伐利亚营中的一个从司令部山包用机枪火力支援我们进攻。我的目的是重复上午的被正面成功的战术行动，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同意了我们的请求。

	在约定的时间，第１８巴伐利亚预备步兵团２营的部队向敌军阵地开火了。与此同时，我率领６连，３裣２连，５连，第３重机枪连以及第１１预备步兵团的第１重机枪营下到谷底，并向东推进到司令部山包以北１００码的地方。我们沿着侦察分队留下的电话线穿过密集的灌木，以及一个极其陡峭的山坡往下而行。很快，我们就开始攀登山谷另以面的坡壁并赶上了６连派出的侦察分队。正午炎热的太阳使攀登变得非常令人疲惫，筋疲力尽的士兵们化了几个小时才等到了坡。我们采取了和早上相似的警戒措施，向上攀登穿过稀疏的灌木和狭窄的小溪，逐渐接近了敌人。主峰上的敌军守卫部队这时和司令部山包上的１８预备步兵团２营展开了激烈的交火，双方的火力从我们头上高处呼啸而过。

	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司令部山包正对面距离２００码的罗马尼亚人的战斗哨所。最终我们到达了距离主峰８０码的一个小凹地。为了不误伤我们，巴伐利亚营已经停止了对敌军阵地的射击，敌人的火力也相应地停止了。

	我和分队极度谨慎地为进攻做着准备。两个步兵排和６挺重机枪被布置在第一线，其他两个连成梯形分别布置在两翼后方。攻击的准备工作和早上的几乎完全相同：匍匐前进，重机枪射击，向两侧投手榴弹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然后是最后一击。

	准备工作尚未完成，丛西南方向就传来了清脆的卡宾枪声。

	这些枪响来自ＧＯＳＳＬＥＲ的分队，因此我立即发出攻击令。在一阵短暂而持续的火力之后，山地兵们突破了主峰阵地，在几分钟内就扫清了ＣＯＳＮＡ西坡上的敌人。敌人是如此出乎意料，以至于没等他们组织起像样的抵抗，主峰就落入了我们手中。我们的伤亡轻微。我们俘虏了几十个敌军并缴获了几挺机枪，但是大部分守军逃脱了，他们沿着ＣＯＳＮＡ东坡迅速地跑调了。我们开始追击，但在光秃秃的东坡上受到敌人猛烈机枪火力的打击。敌军火力来自ＣＯＳＮＡ主峰以东６００－７００码的山脊阵地上，这条山脊由北向南贯穿６９２高地。这些阵地布置地很好，并受到宽大障碍物的掩护。如果没有必要的炮兵和机枪火力支援，我们几乎不用想在天明前跨越山脊并沿东坡往下出击；我们只能满足于对主峰的占领，从这儿我们可以远眺罗马尼亚的乡村。

	很快，我们和１连（ＧＯＳＳＬＥＲ分队所属）取得了联系，他们正从ＣＯＳＮＡ主峰（７８８高地）的南面沿陡峭的山脊向上攀登。隆美尔分队和１连（我把他们归为自己指挥了）一起在山脊公路南面的陡坡海上修筑了工事。５连和６连被布置在主峰以及公路北面向西北延伸的阵地上。我将第１１预备步兵团的机枪连一份为三分配给位于第一线的３个连，并把２连布置在阵地中段后方归自己直接掌握。３连和第三机枪连布置在左翼靠后。

	在攻占ＣＯＳＮＡ山后大约１小时，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和巴伐利亚团的两个营上来了。ＧＯＳＳＬＥＲ分队的情况令人担心，我们了解到他们在占领６４７高地附近的罗马尼亚阵地后，和强大的敌军遭遇。敌军在众多炮兵的支援下，从东面以密集队形发起了攻击。ＧＯＳＳＬＥＲ分队由于伤亡惨重被迫后退，预定撤守山谷东面的石崖，这条山谷从南面一直延伸到ＣＯＳＮＡ主峰。在左面ＳＬＡＮＩＣ山谷方向，我们的友邻部队，匈牙利第７０ＨＯＮＶＥＤ师仍远在几英里之外，并且和我们毫无联系。夜晚，双方的炮兵在ＳＬＡＮＩＣ山谷北面相互轰击，罗马尼亚步兵在７７２高地区域发动了攻击。我们在ＣＯＳＮＡ主峰上默默地看着这一切。

	我为夜间做好了安排。值得一提的是，侦察班和ＧＯＳＳＬＥＲ分队取得了联系。各个连队收到了关于各自任务的指示。我太疲惫了以至于不能够提交一份战地报告给ＳＰＯＥＳＳＥＲ集群。通过我的新副官ＳＣＨＵＳＴＥＲ中尉，我作了一个有关今天战斗过程的口头报告。

	尽管很疲劳，那天晚上我几乎没有休息。午夜前一小时，无数的手榴弹在６连的阵地上爆炸。叫喊声，步枪和机枪的射击声四处回荡。不等报告，我立即和３连向受威胁的阵地方向发起反击，但是当我们赶到的时候，６连已经牢牢的控制了局势。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罗马尼亚攻击分队发起的突然袭击使６连吃了一惊，但是被警惕的士兵击退了。在攻击当中，有一些属于第１１预备步兵团重机枪连的机枪手被敌人俘虏了。

	 

	战场观察

	根据早间的单独侦察，我制定了８月１１日的攻击方案。由于开阔地形的存在，在重机枪和炮兵支援下跨越山脊公路而发起攻击的方案被否定了。我们可能过早地被敌人发现，在遭受严重伤亡后而被击退。

	罗马尼亚人从前几天的战斗中学到了一些东西，他们设立了战斗哨所为主阵地提供警戒。通过敏锐的观察，我们在向敌人阵地接近的过程中，数次发现了这些哨所。

	如果不是我们的部队习惯于严格的战斗纪律，我绝对不敢带领他们在白天摸索着穿过敌人的战斗哨所。

	在山区进行这种侧翼行军所需的时间和空间判断是最困难的。除去地形，敌人出乎意料的出现也增加了我们的困难。

	在进攻中，我们和炮兵的合作并没有实现，因为电话线在关键时刻被切断了。否则，炮兵也许能为隆美尔分队在困难条件下进行的攻击提供良好的火力支援。

	我们使用预备队应付了突破成功以后所出现的极端困难局面。对优势敌军侧后翼的猛击使情况发生了有利于我们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事先交给ＪＵＮＧ的“进攻时刻表”发挥了极端重要的作用，因为ＪＵＮＧ早就和我们失去了联系。

	我们向逃跑的敌人射击，并派出部分部队紧紧地追击他们，但很快被制高点上的敌军火力所阻。

	当筋疲力尽的部队休息的时候，我们派出了议和侦察班探索前往ＣＯＳＮＡ主峰阵地的通路。电话线再一次被证明非常有价值。

	中午时分对敌人阵地的突破，以及晚间对主峰阵地的突破都没有得到后方阵地炮兵火重机枪火力的支援。只有位于一线的机枪用火力覆盖了突破口。手榴弹班又一次分散了敌军守卫部队的火力。我们在突破过程中的伤亡非常小。

	后方的罗马尼亚阵地接收了在我们的两次突破中后撤的敌人，并阻挡了我们的追击。

	 

	第五节  战斗

	１９１７年８月１２日

	午夜过后不久，天空中升起了满月。派出寻找ＧＯＳＳＬＥＲ分队的侦察班报告，该分队的左翼正位于ＣＯＳＮＡ主峰东南半英里的地方。ＧＯＳＳＬＥＲ分队遭受了严重损失，并要求紧急支援，因为敌人就在６００码以外，而且占领了坚固的阵地。

	凌晨１时，我和属下的一些军官前出侦察，以便观察右半部阵地前方的地形。我意图用一个连在天明前封闭右翼和ＧＯＳＳＬＥＲ分队之间的空档，同时把阵地前移到可以对ＣＯＳＮＡ以东的敌军阵地发起突击的距离之内，但是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不同意这么做。他命令两个巴伐利亚营在黎明时分突破ＣＯＳＮＡ山东北的敌军阵地，并由我指挥山地营一部作为２线部队跟随其后，尽量向ＮＩＣＯＲＥＳＴＩ扩大突破成果。

	天还没亮，我们就受到西北方向密集敌军炮火的轰击，也就是说，敌人从我们的左后部向我们炮击。敌军炮兵阵地设置在ＳＬＡＮＩＣ山谷另一侧的高地上。炮弹的碎片杀伤效果轻微，但在松软（ＬＯＡＭＹ）的土壤里炸开了直径２０－２６英尺，深约１０英尺的一个个大坑。大块的泥土在方圆１００码的区域内纷纷落下（ＬＵＭＰＳＯＦＥＡＲＴＨＦＥＬＬ）。睡觉是不可能的了，一旦炮弹落得太近，我们只好转移。东面和北面的敌炮兵也选择了ＣＯＳＮＡ山作为靶子，这使敌军的炮火大大增强了，主峰周围阵地上的情况糟糕地难以忍受。

	拂晓前不久，配属给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的两个匈牙利ＨＯＮＶＥＤ营到达了主峰。其中的一个营在抵达后进行了作战部署，尽管没有得到命令进攻东面的敌军阵地，他们还是擅自穿越我们分队继续前进。他们遭受了重大损失，并使敌军炮火变得更加猛烈。

	当我带领我的分队离开这个危险区域时，不禁大大的松了一口气。我属下的部队包括５连，２连，３连，第３机枪连，一个ＨＯＮＶＥＤ步枪连以及一个ＨＯＮＶＥＤ机枪连。２个巴伐利亚营已经先于我们出发，执行在天明前突破ＣＯＳＡＮ西北敌军阵地的任务。一旦突破成功，通往平原地区的道路将向我们敞开，并促成ＯＪＴＯＺ山谷南北两侧山区内罗马尼亚战线的崩溃。

	大约在主峰往下６００码，我们成长长的单路纵队穿过ＣＯＳＮＡ的西坡，不时地受到各种口径敌军炮弹的威胁，这些炮弹毫无规律地在我们周围爆炸。但是，在清晨凉爽的空气里行军使我们精神焕发。在陡坡上稀疏的灌木中穿行半小时后，我们到达了ＣＯＳＮＡ主峰北侧和４９１高地之间的山脊。东南坡上满是高大的杉树，小块而连续的杉树林一直向下往左侧延伸。透过杉树林，我们可以鸟瞰ＣＯＳＮＡ山东北面的罗马尼亚阵地，那正是巴伐利亚营所要穿越的区域。这些阵地拥有完备的战壕，阵地前方有着连续宽大的障碍物，无数的交通壕穿越光秃秃的山脊通向东坡上的树林。我们和敌军阵地之间有一个小山沟，其宽度随着向西走而变宽，山沟里满是小树（ＢＲＵＳＨＷＯＯＤ）。

	这些阵地还没有被我方占领。距我们北面１２００－１６００码，我们看到巴伐利亚营的部队占据了敌军阵地前一条宽阔的山沟，并和对面阵地上的敌军展开了激战。

	我们穿过一群第１８预备步兵团的伤员，他们一致地告诉我们前方战况不佳。他们的先头营和敌人阵地突然遭遇（ＣＡＭＥＵＰＯＮ），小型武器火力造成他们损失惨重（大约３００人受伤）。突破敌人阵地的企图失败了。

	根据这些报告，我命令我的分队散开休息。利用我们在前进时铺设的电话线，我向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通报了目前ＣＯＳＮＡ山北侧的局势。我大胆地提出，既然巴伐利亚营的攻击没有成功，我们只有在强大炮兵的支援下才有机会攻占位于ＣＯＳＮＡ山东北侧的这些构筑良好的敌军阵地。我们得到承诺会在上午得到炮兵支援。由于前线没有炮兵观察员，我自告奋勇地从我的当前阵地（一个很好的观察位置），为炮火支援提供指引。

	我们审视了下行进入凹地而不被敌人发现的可能性，但是没有发现任何掩蔽通道。这儿的树木分布地很稀疏。１１点３０分，我发出了首个炮火校正指令；同时分队开始以多路队形往下攀行，各人之间保持２０步间距。我的意图是在短暂而猛烈的密集炮火准备后，粉碎ＣＯＳＮＡ主峰东北方５００码的敌军阵地。

	校正炮兵火力是个缓慢的过程，最终我引导一个奥地利榴弹炮连的炮火集中在敌军阵地上，但却不幸地听说由于炮兵转换阵地以及弹药短缺，所有的炮兵将不得不停火。此时，隆美尔分队冒着敌人活跃的炮火抵达了凹地的东南部，敌军并没有忽略我们这７００个人的动向。我们发现自己正正处在一簇簇的灌木之间，距离敌人设置的障碍物大约有３００码，并在敌军的视线之外。在往下攀爬的过程中，有一个士兵受了轻伤。我循山坡而下前往分队，一路上发现部队已经假设了电话线。

	情况并不令人乐观。我们不会考虑在缺乏炮兵支援的情况下进攻这些警觉之敌，这些具有铁丝网防护的阵地非常坚固。在大白天越过ＣＯＳＮＡ山的东北坡撤退同样没有吸引力，因为敌人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我们并用炮兵和重机枪火力狠击我们。士兵们在下山时可以跑地很快，但是上坡时确只能缓慢挪动，而成为罗马尼亚炮兵和重机枪的绝好靶子。如果敌军决定使用野战炮（ＡＲＴＩＬＬＡＲＹ）和迫击炮对凹地进行猛烈打击的话，我们将无可避免地蒙受重大损失。

	尽管形势不利，我决定在没有炮兵支援的情况下进攻敌军阵地。我知道我的士兵可以完成任务，再则我们宁为刀俎不为鱼肉。经验丰富的侦察班仔细地辨认出敌军设置的障碍以及其后的敌军阵地。为了在可预见的敌军炮火下突进，我命令部队通过灌木前移到距离敌军阵地２００码内，并在当地的一些小山沟里完成了攻击准备。两个机枪连正位于右侧山坡较高的阵地上，以备提供支援火力。侦察结果没有让人失望，没有迹象表明敌人已经注意到了我们的进攻企图。当我正要命令机枪连进入指定位置时，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通过电话向我传达了如下命令：“俄国人已经突破了ＳＬＡＮＩＣ山谷北侧，将会出现在我们后方。隆美尔分队和两个巴伐利亚营立即向ＣＯＳＮＡ山以西的山脊撤退。”

	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集群的参谋部正向那儿运动，我被要求将此命令转达给第１８巴伐利亚预备步兵团的１营和３营，并掩护他们撤退。

	很显然，大白天在敌人的注视下从凹地里撤退是最大的挑战。一旦敌人觉察到我们后退，他们就会用炮兵或机枪火力袭击我们。无论那种情况都将给我们造成无可避免的损失。俄国人并不让我很担心，因为我希望我们能先于他们到达山脊。否则，我们不得不用迅猛的动作将他们打下去。

	两个匈牙利ＨＯＮＶＥＤ连在山地营的ＷＥＲＮＥＲ中尉指挥下，沿ＣＯＳＮＡ山的东北坡（正处在阴影里）向主峰前进。我亲自带领其余的四个连在矮木丛（ＵＮＤＥＲＢＵＳＨ）里摸索前进，先朝着４９１高地，尔后转向司令部山推进。就在我们抵达４９１高地之前，敌军的机枪火力造成了几个士兵轻伤。

	一到达４９１高地的附近区域，我就派出３连占领了山脊的较低部分（７８８－４９１），并试图和两个巴伐利亚营建立联系。先前我派了一个军官向这两个营转达来自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集团的命令。不幸的是，和他们的电话联系中断了，我无法继续了解他们地情况。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电话里听到一些关于４９１高地的消息，指挥部基于最新战报，对局势的估计似乎比先前半小时要乐观。

	此后，我派２连沿最短的路径朝一处由司令部山包向北引伸而出的山脊运动。该连将负责司令部山包以北６００码处的山脊，并承担ＳＬＡＮＩＣ山谷方向的警戒和侦察。我命令除去３连外的所有部队向司令部山包开进，我则留在了３连。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巴伐利亚营成功地和敌人脱离了接触。

	有鉴于此，我随即带领３连向ＣＯＳＮＡ山出发。１连和６连仍然留在ＣＯＳＮＡ主峰，逐渐增强的炮击把阵地变地象天花一样坑坑洼洼，满是大小不等的弹坑。我把３连留在主峰以增强守卫部队，自己返回司令部山包报告，并请求许可前往医院。我已经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感到自己已经不能继续承担指挥部队的重任。左臂上的绷带自从一早以来就没有更换，因此我放弃了对部队的指挥，跑到指挥所附近试图休息一会。夜色漆黑，这是个温暖的夏夜。

	 

	 

	第六节  防御

	１９１７年８月１３－１８日

	午夜前不久，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召我到指挥部，那儿已经聚集了一大帮军官。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告诉我形势非常不利，第７０匈牙利ＨＯＮＶＥＤ师一些被隔断的部队（帝国皇家轻骑兵（ＵＨＬＡＮＳ）第３骑兵连，帝国皇家重骑兵第一骑兵连，第１ＨＯＮＶＥＤ连）向我们发来报告说：在下午，强大的俄国和罗马尼亚部队在ＳＬＡＮＩＣ山谷北侧及以北区域突破了师的防御，并准备向ＣＯＳＮＡ－ＵＮＧＵＲＥＡＮＡ之间的山脊南进。我们只能认为在某些条件下，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集群可能被敌军隔断，因为我们在ＵＮＧＵＲＥＡＢＡ附近地区没有部队。我被点名要求发表我的看法。

	我认为敌军对ＣＯＳＮＡ－ＵＮＧＵＲＥＡＮＡ一线的夜袭是极不可能的，敌军最早的攻击将在４个小时之后的黎明时分。依靠本集群的５个营，坚守ＣＯＳＮＡ－ＵＮＧＵＲＥＡＮＡ一线是可能的，守住这些阵地对总体局势至关重要。不论在任何条件下，我都不会仅仅依据一些不利的战报就消极地放弃耗费大量资源和鲜血才夺取的阵地。

	我建议部队立即进行以下重组：“山地营承担ＣＯＳＮＡ山，司令部山，以及远至６７４高地的山脊防御。集群的其他营占领并坚守６７４高地和ＵＮＧＵＲＥＡＮＡ之间的山脊。所有部队的侦察和警戒分队应该尽量向ＳＬＡＮＩＣ山谷推进扩展。”

	对于山地营的部署，我提议：“由一个排和加强的重机枪构筑几个战斗哨所，占领ＣＯＳＮＡ山的南侧；主峰上满是弹坑的部分不予占领，并向东南和东部派出侦察组。一个排和一个重机枪排占据司令部山以防止敌军占领ＣＯＳＮＡ主峰。位于ＣＯＳＮＡ山和６７４高地之间向北延伸的两条山脊各由一个步枪连防守，并向北部派出侦察组。其余所有的部队在司令部山的东南侧集合，由指挥员支配。”

	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接受了我的建议，并敦促我担负山地营所属区域的防御，因为是我攻占了这些地方。出于局势的严重性，对山地营的担心，以及这项艰巨使命的挑战性，我接受了这个新的重担。

	集群发出了重组的口头命令，并被立即执行了。我掌握了以下部队可供防御ＣＯＳＮＡ地段：１，２，３，５，６步枪连，山地营的第３机枪连，第１１预备步兵团的第３连及其所属的６挺重机枪。

	集群的参谋部正向ＵＮＧＵＥＥＡＮＡ东北一英里，山脊公路弯曲部边上的橡树林后撤。我和我属下的连长们详细地讨论了总体局势，尤其是山地营面临的任务。然后，我快速地发布了以下连续命令：“３连立即从ＣＯＳＡＮ山向司令部山运动，并抽调一个排，扔掉背包，在第１１预备团３连６挺轻机枪的支援下接替ＣＯＳＮＡ山上的１连。该加强排应该占领有树林覆盖的南部山脊，并向ＣＯＳＡＮ山东侧的敌军阵地进行侦察。如果敌人发起攻击，该排应该尽可能地长久地坚守阵地，只有在面临被包围的情况下才能向司令部山后撤。我会给排长口头指令。”

	“３连的另一个排以及ＡＬＢＲＥＣＨＴ重机枪排，在司令部山凭借工事用火力覆盖ＣＯＳＮＡ主峰上弹坑遍布的地段以及其西坡。他们要防止敌军在日间通过ＣＯＳＮＡ山没有掩蔽的地段威胁左翼的战斗哨所。”

	“２连占领司令部山以北７００码的的小山包（后来被叫做俄国山），并向ＳＬＡＮＩＣ山谷方向侦察，通过侦察班和ＣＯＳＮＡ山上的战斗哨所保持夜间联系。该连将在ＣＯＳＮＡ西北侧的山坡上构筑大型篝火以诱导敌人分散他们的炮兵火力，并要求整晚都点燃这些火堆。”

	“５连在重机枪排的增援下占领６７４高地西北半英里的山包，准备全方位防御；然后向ＳＬＡＮＩＣ山谷侦察，并和２连以及其他在６７４高地和ＰＩＣＩＯＲＵＬ区域的部队保持联系。为欺骗敌人并分散他们的炮火，要求该连在司令部山西北半英里的凹地里架起几个巨大的火堆，并使这些火堆整晚保持燃烧状态。”

	“３连的一个排，ＡＬＤＩＮＧＥ重机枪排，山地营的１连和６连，在位于司令部山及其西南１／４英里下坡之间的区域担任预备队，并向ＧＲＯＺＥＳＴＩ派出警戒和侦察分队。更详细的命令将于晚些时候发布（草图３１）。”

	“分队指挥所位于司令部山以西６０码。由通信排铺设通往战斗哨所，２连和５连的电话联系。”

	下属部队首长复述了赋予他们的命令，大家变得忙碌起来。山地营的各连跟随巴伐利亚营和ＨＯＮＶＥＤ师的部队向后撤退。想睡一觉是不可能的，各个命令必须就地下达以符合当地的情况。我们化了３个小时才使各连进入新的阵地。ＣＯＳＮＡ山上以及司令部山西北凹地里的篝火熊熊燃烧；和各个部队的电话联系也架设起来了。进入阵地的部队努力地挖掘工事，预备队则乘机休息。侦察分队没有发回任何预警。

	我的参谋部由两名军官组成，ＳＣＨＵＳＴＥＲ中尉是我的副官，ＷＥＲＮＥＲ中尉是事务官（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ＯＦＩＣＥＲ）。接近凌晨５点，一些炮兵观察员抵达，包括匈牙利少尉ＺＥＩＤＬＥＲ；我和他们一起前往ＣＯＳＡＮ山上的战斗哨所。当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时，我们恰好到达了３连的ＡＬＬＧＡＵＥＲ排。根据命令，ＡＬＬＧＡＵＥＲ排布置在从ＣＯＳＮＡ主峰向南延伸的陡峭山脊上。阵地的侧翼是主峰以南２００码的一片浓密树林的边缘。穿过晨雾，可以看见罗马尼亚人的阵地。这些阵地大约有３５０英尺宽，位于半英里外毫无遮盖的山脊上。我们可以看见敌军守卫部队钢盔的反光，但是他们没有向我们射击。一晚上没有休息的部队，躺在刚挖好的散兵坑里睡着了，只有哨兵密切地注视着敌人方向的一举一动。该排阵地正面的山坡向着东面急剧倾斜，山坡上满是矮矮的灌木。山脊本身和西侧山坡上是高大的树木，很少甚至没有任何可供掩蔽的低矮植被（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ＷＴＨ）。

	当我正和炮兵观察员们讨论紧急弹幕射击以及骚扰射击时，多处哨兵同时报告“罗马尼亚人离开阵地，成散兵队形向ＣＯＳＮＡ山前进。”不久，罗马尼亚人以机枪火力对山脊一线展开猛烈射击，密集的炮火开始落到司令部山上。我接通了我们的炮兵，要求他们对ＣＯＳＮＡ山以东的罗马尼亚阵地进行骚扰炮击，因为越来越多的敌军部队正从那儿向我们进发。同时，又有报告传来，“强大的敌军部队正从右侧向山脊攀登。”无数手榴弹爆炸的声音，活跃的卡宾枪，机枪火力证实了这个消息。由于忽略了对陡峭的东坡的警惕，我们受到了惩罚。通过电话，我命令３连的预备排和ＡＬＤＩＮＧＥＲ的机枪排成两路队伍向前增援战斗哨所。随后，我向集群请求炮兵进行紧急弹幕射击。我在前线转了一圈，发现罗马尼亚人已经在山脊上取得了立足点，并从侧翼向战斗哨所射击。敌人所有的正面进攻都被打退了，我们的炮兵狠狠打击了在毫无掩蔽山坡上的敌军增援部队。在左侧，从司令部山上发射的重机枪和步枪火力阻止了罗马尼亚人越过ＣＯＳＮＡ主峰或其西北侧山坡，同时也支援了左翼的战斗哨所。

	我命令技术军士ＡＬＬＧＡＵＥＲ不惜代价坚守阵地，直到增援部队到来；然后跑步返回，督促增援部队加速行动。司令部山仍然处在敌人猛烈的炮击下，在那儿我碰到了正准备出发的两个增援排。我们一起匆匆地以双重队形向前方急进。枪声和爆炸声大大地增强了，我们希望ＡＬＬＧＡＵＥＲ能坚持住。

	在ＣＯＳＮＡ山和司令部山之间的山窝里，我们碰到了配属给ＡＬＬＧＡＵＥＲ排的第１１预备团３连的几个机枪兵。显然，前方的战况把他们吓坏了。我对他们没有什么同情，带上了他们和我们一起前进。

	在山窝以东１００码的地方，我们看到ＡＬＬＧＡＵＥＲ排全体正向我们走来。ＡＬＬＧＡＵＥＲ报告大批的罗马尼亚部队沿山坡向上推进，并得到了右侧猛烈的火力支援，所以他被迫放弃阵地。

	在我的脑海里，从来没有不经殊死搏斗就将ＣＯＳＮＡ山留给敌人的想法，所以我很快组织部队发起反击。ＡＬＤＩＮＧＥＲ中尉带领两挺重机枪冒着敌人的火力进入位于右方树林中的阵地，守住了仍然为ＡＬＬＧＡＵＥＲ排掌握的山脊。同时，我们穿过密密的植被向山脊攀登，抵达了山脊一线。我们发起冲锋，出其不意地横扫山脊上的敌人，并将他们沿山坡往下向东驱赶。右侧的悬崖也落入我们手中。

	罗马尼亚人很顽强，他们并没有后退。我们可以清楚地听见下方弓形山坡上敌军指挥官发号施令的声音。很快，激烈的手榴弹战在多处爆发了。早有准备的敌人卧到在我们下方１２５码的地方。山坡太陡了，以至于我们投掷的手榴弹并没有在敌军中爆炸，而是在更远的地方爆炸了。想要用卡宾枪射击敌人意味着暴露头部和肩部，这是个在近距离战斗中极其不利的姿势（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伤亡开始增加，ＬＥＮＺ医生开始在前线忙碌起来。

	山地部队以堪为典范的勇气和敌人展开激战，很多伤员在包扎伤口后回到火线。部队向就近的罗马尼亚人发起反击，随即扫清了敌人在山脊上的所有立足点。激烈的战斗持续了几个小时，伤亡不断增加；我们的子弹和手榴弹也逐渐短缺，但敌军炮兵对司令部山的炮击强度反而增强了。司令部山和战斗哨所之间的电话联系被炮火炸断了。如果我想要继续坚守战斗哨所的话，我必须马上向他们提供子弹，手榴弹以及增援部队。为了加快增援行动（我们缺乏电话联系），我将指挥权移交给３连长ＳＴＥＬＬＲＥＣＨＴ中尉并命令他在我赶回司令部山时不惜代价坚守阵地。在司令部山上，我发现了３连的一个排以及ＡＬＬＢＲＥＣＨＴ的重机枪排已经在对敌射击中几乎用完了所有的弹药。他们的对手从ＣＯＳＮＡ山上遍布弹坑的区域威胁着战斗哨所的左翼。我的预备连（山地营的１连，６连，以及１１预备步兵团的３连）主动占领了司令部山的南坡，因为据报告，大股敌军从ＧＲＯＺＥＳＴＩ方向正通过峡谷朝着司令部山向上攀登。

	在预备队准备完毕之前，我们得到报告，大批罗马尼亚人正从南北两个方向朝司令部山和ＣＯＳＮＡ山之间的山窝前进，战斗哨所已经放弃了ＣＯＳＮＡ山并正向司令部山后撤。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依然无兵可用），战斗接近了司令部山，情况危急。在优势敌人积极的压迫下，小山包上的３连步枪兵被迫撤退。他们带上了阵亡和受伤的战友（包括ＨＵＭＭＥＬ中尉），因为他们不想让任何战

	友落入敌人手里。他们的手榴弹和子弹已经消耗怠尽，卡宾枪子弹也呈现不足；敌人可以从左右两翼的任何一侧包围他们。

	缺乏子弹和手榴弹使我们难以阻挡罗马尼亚人对司令部山进行的密集队形攻击。重机枪手不得不用手枪和手榴弹守卫他们的阵地。甚至连分队指挥部的几个通信员都被补充到危险地段。激烈的战斗沿着整个战线展开。就在此时，我发现在司令部山西北侧７００码的凹地里，在有树林覆盖的地段有大批罗马尼亚人出现。我立即用电话通知２连和５连这个对他们的侧翼和后方造成威胁的新情况。

	在我们的所有防区，血腥的战斗正持续着，撤退已经不可能了。如果司令部山上的弹药耗尽，会发生什么后果？如果敌军占领了控制性阵地，那么全营将会陷入最难以预测的困境，我们的整个防线将会崩溃。我们决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和集群指挥部的电话联系仍然畅通，我陈述了我们面临的危机并敦促立即增援，包括小型武器和弹药。我强调我们不能再浪费任何时间了。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我的忧虑难以名状。但是在最后一刻（ＡＴＯＵＲ１１ＴＨＨＯＵＲ），巴伐利亚预备步兵团的１１连，１２连，以及一个重机枪排抵达了。１２连和重机枪排进入了司令部山上的阵地，１１连被我留在司令部山以西３０码的山坡上担任预备队，那儿也是我的分队指挥部所在。从指挥所里，我可以很好地掌握整个战场的情况。我使用预备连向前沿输送子弹和手榴弹。所有尚未直接投入战斗的部队拼命地挖掘工事。对于在司令部山和山脊上的人来说，ＣＯＳＮＡ山上的控制性阵地所发射的机枪火力很令人恼火。我把ＡＬＤＩＮＧＥＲ的重机枪排从一线撤下来，布置到分队指挥所附近的防御区（ＤＥＦＥＮＳＥＺＯＮＥ）。此外，我设立了弹药供应点并使整个供应系统的运转有条不紊。

	司令部山和俄国山的战斗不间断地持续了数个小时。敌人反复地投入有生力量攻击我们薄薄的防线；罗马尼亚炮兵对司令部山以西山坡的集火射击阻碍勒我们和一线的联系并炸断了电话线。但是，前方的巴伐利亚部队和山地营依然坚守阵地；炮兵在白天打的不错，他们向受威胁的地点进行紧急弹幕射击。我们的炮火击中了以密集队形卧倒在出发线的罗马尼亚人，有效地造成了敌军的伤亡（ＴＨＩＮＴＨＥＲＡＮＫ）。

	为了打击在司令部山西北的凹地周围准备进攻的敌军，我协调指挥几个连进行饱和射击；预备各连队一声令下同时进行长达数分钟的射击。尽管和炮兵的协同非常成功，我仍然缺乏前沿观察员以及和炮兵指挥所的电话联系。

	邻近正午，死伤的罗马尼亚人在司令部山前面堆成了山；１８团所属１２连也蒙受了重大损失，不得不接受１１连一部的增援。１１连的部队其后也不得不用来补充第２山地连的缺额。

	对司令部山和俄国山的防御前轻后重。一线只布置少量守卫部队，强大的反击部队在火力掩护下集合于易受威胁的区域周围，以便随时击退企图从任何地点突破的敌军。这种防御是和地形相适应的。

	下午，１８团所属第１０连作为额外的增援抵达了，我命令他们挖掘一条连接司令部山和分队指挥所的交通壕。罗马尼亚人把主攻方向转向俄国山。ＨＵＧＥＬ利用一些原有的罗马尼亚阵地在那儿组织了全向防御，但１０倍于他们的敌人从北侧和东侧向他们猛击。敌军多次企图夺回这个他们耗费几个星期才完成的阵地（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敌人从西面对ＨＵＧＥＬ排的进攻则被设置在分队指挥所附近的ＡＬＤＩＮＧＥＲ重机枪排挫败，２连英勇地寸土不让。

	白热化的战斗不间断地持续到下午很晚。我第三次下令对前线进行子弹和手榴弹补给。透过我们的炮弹爆炸造成的烟雾（我们在防御中使用口径达３０５ＭＭ的大炮），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罗马尼亚有生部队在ＣＯＳＮＡ山我方一侧的山坡上攀缘而下。２连报告他们被削弱到不得不从俄国山撤退的地步。我立即派遣１８团所属第１０连剩余的部队前去支援；同时，我命令两个重机枪连准备以毁灭性火力对俄国山射击。在准备完成后，我命令２连迅速撤出俄国山。如同我所期待的，敌军以密集队形蜂拥冲上裸露的山包；就在这时，重机枪排向他们开火，他们象割麦子一样被射倒。剩余的敌人用最快的速度跑下这个危险的山头，２连重新占领阵地并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稍候，一直在我们观察下的位于司令部山西北半英里处凹地的敌军开始在南侧沿山坡向上攀爬。我请求早有准备的炮兵进行射击，取得了极好的效果，把敌人赶回了树林底部。３连，５连和１２连为这些敌人预备的步机枪火力没能用上。

	战斗当中，从一线穿回的信息不断地涌向指挥所。我的副官和事务官忙于执行要求火力支援的请求，保持弹药，战斗装备及口粮充足，并向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集群通报战斗情况。不知疲倦的电话兵在分队指挥所和关键阵地之间以及和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的指挥所之间架起了双线，并随时修补保持电话线畅通。在敌军虎视眈眈，几乎从不间断的机枪火力扫射下，这是一项最危险的工作。

	尽管遭受了最严重的损失，罗马尼亚人持续进攻直到天黑，但是他们没能占领一寸土地。当战场的嘈杂在入夜后沉寂下来以后，沿着第一线到处是伤员的呻吟和哀叹声。我们的担架队试图帮助这些不幸的士兵，但遭到射击，只好无功而返。

	我认为敌人在８月１４日仍将使用强大的炮兵和有生部队重复今日的攻势，但我们在８月１３日所蒙受的损失不能再被重复了。因此，我命令部队趁夜在多个地点加固阵地并重新组织防御。我们的一些连排长缺乏类似的战斗经验，因此我在地上划出主要防御线并指定了防御设施所应采用的构筑方式。火力场必须在夜里扫清；在安排步机枪据点时必须牢记一点，即ＣＯＳＮＡ山上的敌人可以从控制性的阵地用火力覆盖我们。天黑之计，２３３先锋连（ＰＩＮＥＥＲＣＯＭＰＡＮＹ）前来增援并被赋予我指挥，他们承担了司令部山上广泛的工事作业。

	扩展的防区在午夜前才分配完毕，各部队立即着手工作。当我回到指挥所时，我已经筋疲力尽，但是一顿热餐使我恢复了精神。睡觉是不用想了。伤员需要照料，子弹和手榴弹必须在天明前送到前沿各连以及储备点；口粮必须得送到所有的连队；通信排必须假设到炮兵指挥中心的双线，本日的战斗报告必须送交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集团。

	我们终于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凌晨４时，我试图打上一个盹，但是天气太冷了，我只好放弃了这个念头；因此我带上ＷＥＲＮＥＲ中尉在晨曦中检查了一晚工作的成果。整整超过５天，我都没有机会解开鞋子睡上一觉，以至于我的脚肿地厉害；我也没有机会更换左臂上的绷带或换下肩膀上带血的大衣以及同样血迹斑斑的裤子。我感到很虚弱，但是重担在身，使我没有考虑回到医院。

	８月１４日破晓，一个ＨＯＮＶＥＤ步兵连携带轻机枪抵达了，我命令他们接替了１连和３连；我将这两个连布置在指挥所西侧担任预备队。第１８预备步兵团的１１连和１２连已经分别接手了司令部山以及山脊公路另一侧的阵地。１８团第１０连被令留在俄国山西侧３００码的树林里的原有阵地上。１０连向北部及西北即ＳＬＡＮＩＣ山谷方向尽可能远地派出警戒部队。我们为战斗做好了准备，也感到战斗即将到来。

	整个上午，罗马尼亚炮兵非常积极地炮击司令部山，山脊、公路和俄国山上的阵地，但是几乎没有造成损失。在所有的防区，人们忙碌地工作着，进一步改善阵地以便我们能轻易击退预计敌军于中午时分对全线发起的猛烈进攻。

	俄国山上的２连受到罗马尼亚炮兵的炮击并蒙受重大损失，敌军的这个炮兵连位于１英里外的开阔阵地上。由于我们的防区没有一个炮兵观察员，我们用电话将修正指令通知橡树林里的炮兵指挥。但是我们消灭这个炮兵连的所有努力毫无成效。敌军增强勒他们在ＣＯＳＮＡ山西坡上的阵地，受伤的敌军仍然在我们的阵地前面呻吟。我们在８月１４日的损失轻微，１５日也很平静。我利用这个间歇让两个人（ＤＲＡＦＴＭＡＮ）绘制（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了ＣＯＳＮＡ山的地形简图并标定了坐标，地图的比例是１：５０００。集团的炮兵指挥员和炮兵观察员也收到了地图；炮兵复制了很多份并分发给每个连。坐标格大大地简化了山地和树林地区的炮火校正，因为仅凭地图是很难选择肉眼可辨的瞄准点和靶标。比如，我通知炮兵：“请求向６５，６６号方格进行紧急弹幕射击。”如果炮火落在了区域外面，为了将炮火修正到指定区域，我只需要说“６５，６６号方格的炮火落在了７４，７５方格。”这种做法同时大大简化了本单位和集团的情报交流。比如“罗马尼亚炮兵位于２３４Ａ方格。”

	８月１５日晚，ＷＯＨＬＥＲ中尉的迫击炮连抵达了，立即作了夜间侦察并开始准备迫击炮阵地。ＧＯＳＳＬＥＲ上尉前来暂时接替我，因为我以及一个星期没有休息了；但是我仍然掌握着部队的指挥权。下午，增援的４连抵达，这样我指挥下的部队增加到了１６。５个连，比一个团的兵力还多。

	第１１预备步兵团位于我们的右侧，但我们的左翼友邻还没有确定。旅部尽量想建立一条连续的战线，但是兵力不足。对ＳＬＡＮＩＣ山谷陡峭而森林茂密的山坡进行防守需要大量的兵力。

	８月１６日，在一阵令人窒息的热浪后下起了猛烈的雷雨，雷声在山谷里隆隆地回响，大雨从低垂的云层倾盆而下。指挥所的参谋人员和预备队在指挥所西部的旧罗马尼亚阵地上找到了躲雨的地方，但是没过多久，我们就被迫撤出，因为阵地积满了水。我们躺在开阔地里，浑身湿透，四周是电闪雷鸣。忽然，一阵各种口径的炮弹盖过了雷声。猛烈的步机枪火力伴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在前沿响起。罗马尼亚人企图在暴风雨中突袭我们。我开始怀疑前沿是否仍在我们手中抑或已被敌人突破。雨点打在我们脸上生疼，可视度降到只有几码。我应该先等待报告，然后决定下一步吗？不！立即行动。

	司令部山是焦点，我们在几分钟内就到了司令部山以西的某处。和我一起的是６连，枪上了刺刀随时准备反击。我们的炮兵猛烈炮击了罗马尼亚人以密集队形进攻的区域；我们利用一条电话线和指挥所以及各防区保持联系，罗马尼亚人的进攻崩溃了，夜晚的到来结束了瓢泼大雨中的混战。敌军在遭受巨大伤亡后从我们的阵地前沿撤退了。

	战斗结束时，我回到了指挥所，发现我们原先架设帐篷的地方被重型炮弹给炸翻了天。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将指挥所向右侧移动３００码。罗马尼亚战俘生起了火堆，我们就着火烤干了身上的衣服。大家精神抖擞！

	 

	战场观察

	符腾堡山地营在８月１３日的任务是担任ＣＯＳＮＡ山部分地区以及西面就近高地的防御，这被证明是个艰巨的任务。我们的两翼和友邻没有任何联系，我营不得不准备同时在正面和两侧发动攻势。裸露山脊两侧的不规则而有浓密树林覆盖的地形有利于敌军渗透到攻击距离。此外，罗马尼亚炮兵阵地成半圆形对我营成包围态势。

	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大纵深防御并保留相当的预备队是可取的。

	我们在天明之前向南，东和北面进行了必要的战斗侦察，以便确定敌人的进攻意图。同时，我们也密切注意我方阵地前不便勘察的区域。在这项工作没有完成的地方，比如战斗哨所，敌人往往不期而至。

	在哨所的战斗进行地很艰难。他们的火力可以覆盖从突兀的山脊到敌人控制的开阔地之间的区域，但是阵地正前方陡峭而树林茂密的拱形山坡却为火力所不及。而且，他们的警惕性不足。罗马尼亚人在此处完成了大型日间进攻的准备。对战斗哨所来说，敌军的进攻完全出乎意料。

	从司令部山发射的步机枪火力压制了裸露的主峰以及有小树林覆盖的ＣＯＳＮＡ山西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掩护了战斗哨所的左翼。只有在司令部山弹药耗尽后，敌军才勉强登上ＣＯＳＮＡ山。

	在重机枪排快速而有组织的火力支援下，我们得以在没有付出较大伤亡的情况下夺回了战斗哨所的最后一道防线。支援火力和攻击班的运动达成完全的一致。

	沿外围哨所一线的战斗以及司令部山的战斗情况充分说明了在战斗的焦点区域，弹药消耗之迅速。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在山岳地区），弹药的供应系统必须及早建立起来。此外，营级部队必须拥有近战武器和弹药的储备。一线部队的弹药拥有情况必须及时地通报给营级供应点，并及时开始弹药的再补给。在８月１３日的战斗中，我们的弹药供应情况良好。

	在８月１３日的战斗中，我们迫切地需要预备队。没有预备队，我们的阵地不可能被守住。主要战斗区域的损失一次次地由预备队补充。我们的预备队也担负了输送弹药和近战武器的任务。一个预备连挖掘了一条从营指挥所到战斗焦点－－司令部山之间的交通壕。如果没有这条战壕，在敌军从ＣＯＳＮＡ山控制性阵地发射的火力下，后勤输送将会损失惨重。

	即使在防御战斗初期，符腾堡山地营在主要交战区域构成了大纵深梯形队形。５连，２连以及布置在司令部山的部队可以用火力相互支援。在战斗时，处于交战中心（司令部山以及俄国山）的预备队加大了防御纵深。把所有的部队都放在一线将是个错误。前沿的损失是最惨重的，更多的一线防卫部队往往造成更大的损失。线型防御通常很容易被突破。

	８月１６日，和炮兵的协同非常满意。当然，如果有炮兵联络组或派到前沿阵地的观察员的话，将会更有利于扩大战果。我们在防御间歇所准备的方格化地形图证明非有价值，他们等同于现在的几何平面表（ＰＬＡＮＥＴＡＢＬＥ）或绘图板（ＰＬＯＴＴＩＮＧＢＯＡＲＤ）。

	 

	第七节  二次突击ＣＯＳＮＡ

	１９１７年８月１９日

	经过几天的激烈战斗，我们的左邻（第７０ＨＯＮＶＥＤ师）成功地向ＳＬＡＮＩＣ山谷以北推进，并预定于８月１８日在宽大的正面沿ＯＪＴＯＺ以及ＳＬＡＮＩＣ山谷两侧继续进攻。按照计划，ＣＯＳＮＡ山将再次受到攻击并占领东侧的阵地，指挥部希望能达成突破。为遂行任务，ＭＡＤＬＵＮＧ集群（第２２预备步兵团）被布置在右翼，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集群（符腾堡山地营以及１８步兵团１营）被布置在左翼。８月１７日，我受命完成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集群一线部队的进攻准备工作；同时奉命向ＭＡＤＬＵＮＧ集团的营团级指挥员实地讲解他们所要进攻的地形。因此，我从一大早徒步行走直到天黑。

	我回到我的指挥所后，我了解到罗马尼亚人在猛烈的炮火准备后从ＳＬＡＮＩＣ山谷向ＰＩＣＩＯＲＵＬ，亦即我们阵地的左后方发动了进攻。他们受到了第１８巴伐利亚预备步兵团的阻击，从战场上的声音判断罗马尼亚人取得了相当的进展。我的侧翼和后方受到威胁，我担心敌军会把我们从集群割裂开来。作为预防措施，我命令预备队一部（两个步枪连，一个机枪连）以双重队形火速赶到６７４高地附近的区域，隐蔽在灌木丛里准备反击并架设通向分队指挥所的电话联系。集群指挥部通告，巴伐利亚人已经挡住了敌军的攻击，因此我的预备队没有投入战斗。

	对ＣＯＳＮＡ山的攻击被推迟一天。８月１７－１８晚，防区右侧阵地上的连队被其他部队接替，并随后转移到二线。８月１８日，２连随同１８团的部分单位清除了俄国山以北６００码外山脊上的罗马尼亚人。在这个雨天，我和德军，奥军的炮兵观察员一起巡视了俄国山附近的地形并完善了为８月１９日进攻ＣＯＳＮＡ山北部而准备的炮兵支援方案。

	８月１９日破晓前，ＳＰＲＯＥＳＳＥ集群所属攻击部队在司令部山西北的山沟里集结并重新编组。我率领的攻击队伍包括１，４，５连，２，３机枪连，一个陆军攻击分队（ＡＲＭＹＡＳＳＡＵＬＴ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以及一个工兵排。ＧＯＳＳＬＥＲ上尉率领二线部队，包括２，６连以及第１机枪连。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集群还掌握着１８步兵团１营。

	我的分队在俄国山以西的灌木丛以及小片树林里完成集结，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集群的其他部队在更西面的地方集结。敌军在ＣＯＳＮＡ主峰西北方向和４９１高地之间的山脊上构筑了连续而系统的战壕，并在战壕前设立了路碍。通过望远镜仔细观察，我们可以看到灌木丛之间显露的部分阵地和障碍物（草图３３）。

	根据师部的命令，我们将在一小时的炮击后夺取这个阵地。接着是另外一个小时的炮击，然后占领ＣＯＳＮＡ主峰以东半英里的另一个坚固的加强阵地，这也是我们在８月１３日与敌军争夺的阵地。我想趁炮击时突破ＣＯＳＮＡ山

	的敌军阵地，并略微向前推进，然后将炮火转移到第二个罗马尼亚阵地上并开始进攻。

	８月１９日的天气很好。清晨时分，在ＣＯＳＮＡ区域没有发生战斗；攻击部队隐藏在灌木丛里。接近凌晨６点，我派出５连的技术军士ＦＲＩＥＤＥＬ，带领１０个士兵以及一个电话班。我向他解释了我的进攻方案并交给他如下任务：“ＦＲＩＥＤＥＬ侦察班，在灌木以及凹地的掩护下，从俄国山出发沿山沟向东朝着预定突破地点进入该处的山窝（我手指着山窝），然后对阵地前面的障碍物进行侦察。随身携带铁钳，并通过电话班随时和分队指挥所保持联系。”通过高倍望远镜，我向ＦＲＩＥＤＥＬ指出了预定突破地点以及到达该处的可能路径。

	半个小时以后，我看到ＦＲＩＥＤＥＬ的侦察班在ＣＯＳＮＡ山的西坡上攀援。同时，我也确定了突破点附近战壕里罗马尼亚哨兵的位置。和ＦＲＩＥＤＥＬ的电话联系畅通，我可以向他通报他头顶上的敌军阵地的新部署，也能随时告诉他和敌军阵地之间的距离并引导他向预定突破点前进。不久他就抵达了敌军设置的障碍。

	战壕里的罗马尼亚哨兵神情紧张（他们显然看到或听到了侦察班的声音），我命令侦察班从障碍区后撤２００码，并要求ＷＯＨＬＥＲ中尉的迫击炮连从后方阵地向突破点开火。炮弹随即在敌军哨兵周围爆炸，他们或趴在地上或被迫撤出炮击区域。当ＷＯＨＬＥＲ用炮兵大造声势时，我要求ＦＲＩＥＤＥＬ在距离炮击区域５０码的地方开辟一条通道。这项任务被迅速地完成了，并未受到敌人干扰。

	炮火准备预定于１１时进行。９时，分队沿着ＦＲＩＥＤＥＬ所走的道路向前出发，一路有电话线作为标记。俄国山和山沟之间的山坡东侧处在阳光的照射下，灌木并不足以掩护我们的行踪，罗马尼亚人很快发现了我们。尽管我们不断加大行军间距并加快步伐，罗马尼亚人的机枪火力还是造成了几个伤亡。另一方面，成拱型的ＣＯＳＮＡ西坡却不在敌军的火力范围内而且并不在敌军观察之下。

	当我和先头部队抵达ＦＲＩＥＤＥＬ所在时，敌军的障碍区只剩下最后几道铁丝网还没有剪开。留在俄国山进行观察的ＷＯＨＬＥＲ中尉在分队前进时不停地向我通报敌军阵地上的部署情况。在我的要求下，他不时地发射几发迫击炮弹骚扰敌人。

	我命令部队推进到距离突破点５０码以内，并开始审视从一个更靠近预定突破点的地方发起进攻的可能性。ＧＯＳＳＬＥＲ的分队正通过我们右侧的山沟向上运动。目前的时间是１０点３０分，１８团１营的部队仍在路上。我的计划是在炮火准备开始后不久就发动进攻，这意味着我必须加快进行攻击准备工作。

	第２机枪连全连和５连的一个排将要误导敌军，分散及压制那些位于预定攻击区域上方的敌军。部队将匍匐进入阵地，没有命令不得开火。他们的左翼就在障碍区刚刚开辟的缺口上方。ＦＲＩＥＤＥＬ的攻击班将在这支队伍开火后几秒沿着已开辟的通道突破敌军阵地并封锁突破口两侧。我和其他部队将紧随ＦＲＩＥＤＥＬ，包括５连余部，ＬＥＵＺＥ中尉的重机枪排以及分队的其他部队。突破成功后，我计划率领５连继续向前冲击，并暂时不向两侧发展以便直接夺取西北方向的山脊。第３机枪连，１连，４连，陆军攻击分队以及工兵排将紧随５连之后投入战斗（草图３４）。

	我命令ＬＥＵＺＥ的重机枪排在突破口以重机枪火力压制右侧（上坡）和左侧（下坡）的敌军阵地。执行诱敌任务的部队将随后尽快进入被占领的阵地。ＧＯＳＳＬＥＲ上尉同意他的部队将跟跟随我们前进。１８团１营一部将从突破口朝４９１高地方向进攻以向侧翼扩大突破口，该营的其他部队担任集群预备队。

	我们还未及完成进攻准备，炮兵已开始轰击ＣＯＳＡＮ山上的敌军阵地，其他分队也没能进入预定位置以便在我们突破成功后扩大战果。２１０ＭＭ和３０５ＭＭ炮弹的爆炸将泥土和灌木象喷泉一样喷向天空，随后又四散落下。兄弟部队的有力支援使山地营的士兵们深感鼓舞。

	突破行动按事先计划进行地有条不紊（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ＬＡＣＥＩＴＳＥＬＦ），第１４班处在我们的炮火范围之外。迫击炮兵的炮火准备非常成功，在炮火开始后５分钟，我向分队下令出击。

	前方的火力支援单位立即猛烈开火，几秒钟后ＦＲＩＥＤＥＬ的攻击班穿过障碍区冲进了敌军阵地。分队的前进部队随即开始运动。邻近区域响起了手榴弹清脆的爆炸声，这声响压倒了右侧的射击声。我们在烟雾中大步前进，冲进了敌军战壕。ＦＲＩＥＤＥＬ的攻击班干地极其漂亮，但不幸的是，一个罗马尼亚骑兵上尉用手枪击中了冲在前面的技术军士，ＦＲＩＥＤＥＬ当场阵亡。士兵们更加勇猛地进攻，在近战中压倒了战壕中的守军；罗马尼亚上尉和１０个士兵被俘虏了。攻击班随后分成两路粉碎突破口两侧的敌军抵抗。我率领分队抵达了战壕。在我们的右上方，敌军仍然在抵抗，地形的限制以及浓密的灌木使他们没能看见我们已经闯进了他们的阵地；他们没有看见我们的连队以双重队形从防线的缺口鱼贯而入。

	阵地上一片混乱。手榴弹四处乱飞，双方隔着灌木丛用步机枪相互交火，重型炮弹在就近爆炸。攻击班在敌军阵地上切开了一个大约４０码宽的口子并封锁了两侧的敌军。粉碎下坡上的敌军阵地并不困难，但我执行原定方案，把这些敌人留给了后续部队。按照原计划，５连已经穿过灌木丛朝西北方向最近的山脊推进。此后不久，ＬＥＵＺＥ中尉的重机枪丛突破口向上坡和下坡上的敌军阵地射击，我和５连可以可以放心地向敌军的防御区（ＤＥＦＥＮＳＥＡＲＥＡ）挺进了。我的副官向集团宣布突破成功，并请求将重炮火力转移到ＣＯＳＮＡ山东部，由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集团负责的阵地上。

	我们在防御区压倒了罗马尼亚人的预备队并俘虏了１００个士兵，其余的则逃跑了。在追击中，有几颗３０５ＭＭ的炮弹在我们附近松软的泥土里爆炸，形成了几个巨大的弹坑，这些弹坑足以容纳我们所有的连队。这些炮弹没有给我们造成损失，但使我们十分紧张。随后我们继续前进。当我们抵达出发阵地东北方１／４英里处的山脊时，我们发现下一个目标远在７００码以外的下部。炮弹在我们前面的山沟里爆炸；罗马尼亚人正忙乱地经过该地撤退。我迅速下令一个重机枪排向撤退之敌开火，并命令分队的其余部队下到山沟里追击敌军。通过于推进的同时架设的电话线，我请求炮兵向方格７６，７５，７４，７３，７２，６２，５２，和４２猛烈开火。我依然希望按原定计划，在短暂的炮击后进攻第２个罗马尼亚阵地。但是事情有了不同的变化。

	我花费了几分钟在电话中请求炮火支援，随后德国炮弹开始在下方的山沟里爆炸。当我们的几挺重机枪开始向罗马尼亚人的队伍倾泻枪弹时，他们正沿一条小路试图退回一个阵地。我问自己：利用敌人的恐慌，在追击中趁机占领第２个敌军阵地是否明智。我们可能被己方炮火攻击，但是我们呆在这儿也会受到己方炮火的误伤，比如刚才的３０５ＭＭ炮弹，虽然没有造成伤亡。前方的情况不会更糟（草图３５）。

	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向山下冲去。炮弹仍然在山沟里爆炸；在我方机枪火力的覆盖下，敌军被迫沿障碍区中间的狭窄通路退回阵地。我和分队先头部队很快追上了敌人。战斗进入白热化，我们没有时间担心那些落在我们周围的德国炮弹。前面的敌人只顾一心逃命，而顾不及理会我们离他们有多近；敌人没有向我们射击以阻挡我们前进。我们四周躺着很多死伤的罗马尼亚人。趁着重机枪火力向左侧转移，我们迅速穿越障碍区并很快进入了敌军阵地。在短暂的步枪和手榴弹交火后，敌军守卫部队逃跑了。我立即向抵达的连队下达部署命令：“１连向东，５连向北，４连向南。各连各自扩大阵地１６０码，停止攻击后组织阵地防御并向各自的方向积极进行侦察。

	几分钟后，我得到报告，赋予各连的任务都已完成。右侧４连正面的罗马尼亚人最顽强，他们甚至企图以反冲击夺回失去的阵地；但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山地兵没有放弃他们夺取的阵地。东面和北面的罗马尼亚人正在撤退，甚至连山脊后的炮兵都在迅速地撤出阵地。但是在ＭＡＤＬＵＮＧ集群负责的地段，敌人仍然控制着ＣＯＳＮＡ山。

	右侧的敌军占领了二线阵地（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反击失败后，他们不再全力防守这些阵地。在我们的正面和左侧，敌人防线上的缺口明显可见。如果我们投入所有的预备队，我们就能相对容易地突破敌军防线。

	和集群指挥部的电话联系已经架通。我的通讯部队非常勇敢，并和攻击部队一样杰出。我迅速地向集群指挥部报告前线的情况，请求投入所有的预备队，并要求炮兵取消向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防区的第２个敌军阵地的炮击。我了解到在ＣＯＳＮＡ山右侧，ＭＡＤＬＵＮＧ集群当前的敌军阵地还没有被占领。但是，指挥部同意派出ＧＯＳＳＬＥＲ分队以及１８步兵团１营。

	我必须最有效地利用我手头的部队而且不能忽视敌军可能在ＣＯＳＮＡ山或者从南面发起反击。工兵排被命令改进４连阵地，４连则被要求把第一线扩展到东面一个树林覆盖的小山包上；一个重机枪排正从此地向ＮＩＣＯＲＥＳＴＩ附近的一个敌军炮兵连射击（距离约为２８００码）并迫使这个炮兵连慌乱地撤出阵地。在东面，１连的侦察班紧随着向山下撤退的敌军穿过了一个稀疏的树林。在北面，陆军攻击分队在５连以远地地方忙于进攻敌军阵地，而且进展地很快。ＴＩＲＧＵＬＯＣＮＡ就在同一方向距离两英里以内。镇子受到猛烈的炮击，我们看到火车站里停靠着长长的列车，附近是同样长度的被迫停驶的车队。我们可以在３０分钟内抵达这个镇子，切断这个为大批罗马尼亚部队提供补给的山谷。

	我不耐烦地等待着ＧＯＳＳＬＥＲ分队和１８团１营的到来。根据集群指挥部传来的消息，他们已经上路很久了。时间缓慢地过去，但是不见他们的一兵一卒。我们的右后方继续传来枪炮声，双方仍然在争夺ＣＯＳＮＡ山。我们已经俘虏了５００个敌军士兵以及几十挺机枪。自从我们攻占第２个敌军阵地，时间已经过去两个小时；北面的罗马尼亚人已从惊恐中恢复过来，并开始击退陆军攻击分队地进攻。与此同时，ＳＡＴＵＬＮＯＵ地区的罗马尼亚炮兵向４连阵地发射了几百发炮弹，但是大部分炮弹都从４连阵地飞过，在ＣＯＳＮＡ山的北坡上爆炸而没有造成任何损失。南面的敌人没有反击，但是他们活跃的机枪火力使我们在前进阵地及交通壕活动时不得不倍加小心。４连阵地上爆发了零星的手榴弹交火，但敌人没能取得任何进展。

	ＧＯＳＳＬＥＲ分队在１６００时抵达了（在进攻发起后４个半小时后）。巧合的是，敌军于同一时间从北面发起了猛烈的反击，我们被迫将６连投入填补１连和５连之间的缺口。没有足够的预备队，对山谷发起攻击是不可能的。经过一阵肉搏后，我们击退了敌军在北面的进攻。

	１８３０分，集群指挥部报告ＭＡＤＬＵＮＧ集群已经夺取了ＣＯＳＮＡ山南部，并向峡谷东面挺进对二线阵地展开进攻。

	入夜前不久，我们观察到ＳＡＴＵＬＮＯＵ和ＮＩＣＯＲＥＳＴＩ附近有大批罗马尼亚步兵向后运动。同时，连续有几列列车离开了ＴＩＲＧＵＬＯＣＮＡ车站向东而去。我们和２２预备步兵团建立了联系，他们的左翼夺取了６９２高地的敌军阵地。我把分队部署在向东突出的外围阵地上并向远至ＮＩＣＯＲＥＳＴＩ的区域派出了侦察组，期望第二天能突破敌军防线抵达平原地区。在北面，强大的敌军仍然和６连和５连对阵。

	我不停地忙到午夜以便为部队提供口粮，补充弹药并准备战斗报告，然后我和ＧＯＳＳＬＥＲ上尉共用一个帐篷入睡。

	 

	战场观察

	１９１７年８月１９日，我们对相距半英里的两个拥有障碍区的罗马尼亚加固阵地展开攻击，这种攻击任务是符腾堡山地营所不熟悉的。根据计划，对阵地展开

	进攻前将会进行一小时的炮击准备。但是当炮兵仍在炮击第一个阵地时，山地兵们以很小的伤亡突破了这两个阵地，并在７００码宽的正面粉碎了敌军的第二道阵地。我们俘获了超过５００名敌军，扫清了向东突破敌军防线的道路，因为罗马尼亚人在ＣＯＳＮＡ山以东的低地上不太可能拥有第三道有人防守的加固阵地。

	不幸的是，我们的巨大成功不能被有效利用，因为我们的预备队抵达地太晚，而且人数太少。

	复杂的地形要求采用不比寻常的战术。在突破邻近ＣＯＳＡＮ主峰的敌军阵地后，我们发现在从俄国山发射的重机枪火力支援下，很容易粉碎下方陡峭西坡上的敌军阵地。

	尽管如此，先头部队在突破第一道阵地后应当在最短的时间内尽量向纵深扩大突破口，而不应分散兵力；这一点至关重要。实际上，在进攻第二道阵地时，我们一直收笼突击部队以便在预备队抵达时能够最大限度地使用全部力量进一步扩大战果。

	预先周密的计划使我们的野炮，迫击炮，重机枪火力能够协调一致。在野战炮兵进行炮火准备前，迫击炮连已经死死地压制了突破口的敌军，这使得ＦＲＩＥＤＥＬ的攻击班能够在障碍区打开一条通道。在隆美尔分队突破第一道阵地的时候，突破口的敌人却不得不在野战炮兵的轰击下寻找掩蔽所；与此同时，一个机枪连和５连的一个排对突破口附近的敌军进行扫射以阻止他们妨碍突破行动。

	德军炮兵对第一道敌军阵地的猛烈炮击迫使大批罗马尼亚预备队撤到第二道阵地。隆美尔分队利用这个战术态势,先是使用机枪火力狠狠打击逃跑的敌军，然后紧随其后进行猛烈的追击，最终突进了第二道敌军阵地。在追击中，我们冒着被己方炮火误击的危险，因为我们不能很快地调动这些炮火。

	 

	第八节  再次进入防御

	８月２０日凌晨３点，敌人使用众多的炮兵展开猛烈的炮击，重启ＣＯＳＮＡ山一带的战斗。一批重型炮弹落在分队指挥所和预备队附近，迫使我们撤出了这些受威胁地区，并在主峰以北半英里的山沟里寻找掩护。敌军的炮击密度稳步提升，大部分炮火指向位于ＣＯＳＮＡ山东部那些被我们夺取的阵地上，罗马尼亚人估计我们仍在那儿。我很高兴只派了几个人在那儿坚守，因为敌军的炮火很快把阵地变成了一片狼籍。

	上午７时，敌军开始向１连占据的警戒阵地推进，ＮＩＣＯＲＥＳＴＩ附近的山沟里到处是罗马尼亚人。北面的６连报告，他们所在区域的敌军正进行攻击准备。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我们确定罗马尼亚人企图夺回他们在前一天失去的阵地。转入防御的时刻到了。

	我们必须在这片崎岖的丛林山岳地形建立一条连续的防线。无人防守的北翼尤其需要保护。我决定放弃原有的罗马尼亚阵地，因为整个上午这些阵地都处在敌军的炮击下，而且罗马尼亚人一定非常了解这些阵地。如果我们凭借这些阵地防守将会给自己造成很大的损失。尽管剩下的时间很短而需要完成的工作很多，我仍然偏好将正向山坡上的阵地挪到东面以及树林里。

	我立即发出命令，１连的外围哨所阻滞敌人的行动，其他连队则进行工事作业。在松软的土壤里进行挖掘作业很容易，预备队帮助一线部队进行阵地作业并挖掘交通壕。当战斗哨所被迫撤入阵地时，一切准备完毕。我们轻易地就击退了敌人的首次进攻，他们开始在５０码以外进行工事作业。罗马尼亚人的炮兵试图轰击我们在正向山坡上的阵地，却不得不放弃，因为那样会误伤他们自己的部队。因此敌军限制对山脊上的原罗马尼亚阵地进行炮击。

	我并不担心东部防线（１连和４连），但北部和西北部防线的情况却大不相同，因为我们在此处的防线有一个巨大的缺口。

	我们的左翼（第１８巴伐利亚预备步兵团１营）沿ＣＯＳＮＡ山的东北坡部署在４９１高地和主峰之间的山脊上，罗马尼亚人利用山沟向上攀援抵达了我们阵地后方。此时担任预备队的３连不得不赶去填补５连左翼和１８团１营之间的缺口。尽管敌军占据数量优势，地形对防守不利而且可视度很糟，他们守住了阵地。战斗的激烈程度以小时计上升，那天敌军至少展开了２０次进攻；一些攻势前有短暂的炮火准备，一些则没有。罗马尼亚人的战线呈半圆形包围着我们，我们不得不迅速地将预备队从一个受到威胁的地点调到另一个。敌军炮兵猛烈炮击山脊上的部队，但山地兵们没有动摇。和敌人相比，我们的损失轻微；总共有２０个。

	大概过去几天太令人兴奋，我感到非常疲惫，以至于只能躺着发布命令。下午，我开始高烧说胡话，这使我确定我不能继续执行指挥任务。夜晚，我将指挥权移交给ＧＯＳＳＬＥＲ上尉并和他讨论了战况。天黑以后，我沿着山脊穿越ＣＯＳＮＡ山，回到司令部山西南方１／４英里的集群指挥所。

	符腾堡山地营在罗马尼亚人的攻击面前坚守阵地直到于８月２５日被第１１预备步兵团接替；山地营转移到战线后方担任师预备队。

	ＣＯＳＮＡ山的战斗使年轻的部队付出了重大的伤亡。在两个星期内，我们有５００名士兵负伤，６０名勇敢的山地兵倒在罗马尼亚的土地上。尽管我军没有完成主要任务，也没能摧毁敌军的南翼，但是山地部队面对装备良好，顽强奋战的敌人卓越地执行了赋予他们的任务。回望那些担任山地部队指挥员的日子，我的心里仍然充满自豪和兴奋。

	在ＣＯＳＮＡ山的苦战后，我得到一个休假的机会。在北海（ＢＡＬＴＩＣＳＥＡ）海滩上渡过了几个星期后，我又恢复到最佳状态。

	 

	战场观察

	在１９１７年８月２０日的防御中，为了避免预料中的敌军炮击，主要防御阵地被转移到正向山坡上的密集树林里。战斗的进程证明了这个行动的正确性，敌军炮兵试图用炮火覆盖这片隐蔽的区域，但没有成功。当战斗哨所边打边撤的同时，我们正忙于构筑主防御阵地；预备连队为一线部队挖掘了隐蔽良好的交通壕。这些战壕被证明非常重要，他们被用于输送各种补给，后撤伤员而避免伤亡，至少伤亡轻微。此后，预备连队在指定区域为自己挖掘了工事。

	８月２０日的防御战斗要求在不同的地点频繁地调动预备队。一旦某处受到威胁，预备队就必须占领该处的纵深阵地。

	 

	 

	第五章  托尔曼攻势（ＴＯＬＭＥＩＮ）

	第一节  第１２次意松左战役的部署和准备

	亦即卡普利托ＣＡＰＯＲＥＴＴＯ）１９１７年

	１０月初，卡林地亚（ＣＡＲＩＮＴＨＩＡ）美丽的乡村，符腾堡山地步兵营经过马塞多尼亚曲折的道路（ＳＥＮＴＢＹＲＯＵＮＤＡＢＯＵＴＯＦＭＡＣＥＤＯＮＩＡ）抵达这里，我恢复了对部队的指挥。我们在ＣＯＳＮＡ山的损失被补充兵员弥补。由于新型机枪的服役，步兵连的火力得到了显著增强，但我们短暂的休整时间都被用来进行使用这种新武器的训练。

	我们完全不了解陆军最高指挥部要把我们送往何方。自从意大利于１９１５年５月参战以来，意大利陆军的主要目标是夺取特里斯特（ＴＲＩＳＴＥ）。在头两年的战争中，意松左下游地区已经爆发了１０次战役，奥地利军队被缓慢但持续被击退。在第六次战役中，意军在河东岸的格利兹亚（ＧＯＲＩＺＩＡ）附近夺取了一个立足点并占领了这个城市（草图３６）。

	１９１７年８月，第１０次战役爆发，意军的鲁奇卡多纳（ＬＵＩＧＩＣＡＤＯＲＮＡ）将军应用了西线的战役模式。在５００门大炮的支援下，５０个师在格利兹亚和大海之间的狭窄正面上发动攻势。奥地利军队的英勇作战抵消了意军初期的成功。但在战役的第二阶段，意大利人越过意松左河的中段占领了贝恩斯扎高原。我们的盟友在此地经过苦战挡住了敌军的攻势。意军全力以赴地进攻，一直到９月初战斗才逐渐平静下来。卡多纳开始为第１２次意松左战役做准备。意军在意松左河中段东岸新夺取的阵地使他们赢得下一次战役，实现其战役目标的前景大为改观；占领特里斯特对意军来说不再遥远。奥地利人没有信心赢得下一次战役，因此不得不向德国人求援。尽管德国在西线的战斗中投入了数量巨大的部队（ＦＬＡＮＤＥＲ，ＶＥＲＤＵＮ佛兰德，凡尔登），德军最高指挥部还是派去了一个兵团（ＡＲＭＹ）；该兵团拥有七个经历过战场考验的师。德奥联军将在意松左上游发动一次攻势以缓解局势。战役目标是将意军驱逐出奥地利帝国的边界，可能的话，尽量穿越塔格里门托（草图３７）。

	符腾堡山地营加入了新成立的第１４兵团并被配属给阿尔卑斯军（ＡＬＰＩＮＥＣＯＲＰＳ）。１０月１８日，我们开始从克林堡（ＫＲＡＩＮＢＵＲＧ）附近的集结地向前线开进。在漆黑的夜里，伴随着经常性的倾盆大雨，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的部队集群（符腾堡山地营以及符腾堡山地营第４榴弹炮分队）途径ＢＩＳＣＨＯＦＬＡＫ，ＳＡＬＩＬＯＧ，ＰＯＤＢＯＲＤＯ向ＫＮＥＺＡ开进，并于１０月２１日抵达ＫＮＥＺＡ。由于敌军的空中侦察，我们不得不在天明前抵达每个预定目的地，所有的士兵和动物都要以一个人所能想象的最不舒服的方式隐蔽起来。

	这些夜行军使口粮不足的部队倍受折腾。

	我的分队由三个山地连和一个机枪连组成，我通常在队伍的头部和参谋人员一起步行。ＫＮＥＮＡ位于托尔曼附近战线以东大约５英里。１０月２１日下午，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和各分队指挥员们侦察了赋予我们的进攻集结区域。这个区域位于托尔曼以南１英里布真尼卡（ＢＵＺＥＮＩＫＡ）山的北坡上。山坡向着意松左河急剧倾斜。几个意军炮兵连从高地上向我们发射猛烈而活跃的骚扰炮火，但炮弹远远地落在我们战线后面。看起来意大利人炮弹充足。要把全营（现在共有１１个连）都部署在这些崎岖而难以通行的地域非常困难。部队只能集中在几片地表满是碎石的岩石坡上或是几条与意松左河垂直相交的冲刷沟。令人担心的是，托尔曼西北方默兹利（ＭＲＺＬＩ）峰制高点上的敌军几乎可以一眼就看到所有的布真尼卡北坡。此外，我们不禁注意到一旦山坡被炮弹击中，石块将象瀑布一般顺坡而下。全营将不得不在这个区域呆上３０个小时。这岂不是自找麻烦？

	我们不得不忍受这些不利的条件，因为没有其他选择，集结在托尔曼盆地的部队实在是太多了。意军炮兵向圣鲁兹亚（ＳＴＬＵＺＩＡ）和巴扎迪莫德里加（ＢＡＺＡＤＩＭＥＤＲＥＪＡ）附近的峡谷发起炮击，我们只好结束这次令人沮丧的侦察行动，转头向营指挥部返回以避免敌军炮火。对于这次攻势的总体了解，我们远远不如这天投敌的一个捷克叛徒；这个叛徒带走了一大堆地图以及关于托尔曼攻势的命令。

	１０月２２－２３日晚，我营向最终集结区域运动。意军设置在考罗法特（ＫＯＬＯＶＲＡＴ）和杰扎（ＪＥＺＡ）高地上的巨大探照灯把我们的去路照得一片通明。猛烈的炮火不时地在我们中间爆炸，令人炫目的光束不时迫使我们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每次可达数分钟之久。一等探照灯的光束移开，我们就迅速通过这些危险区域。在这次进军中，我们都强烈地感到这些地区被装备良好，极端活跃的敌人所控制。

	我们的驮马被迫留在布真尼卡的东坡上。午夜过后不久，我的分队吃力地扛着机枪和弹药抵达了碎石坡上的集结区域。行军令大家筋疲力尽；大家卸下肩上的负重，不禁为自己不伤皮毛地安全抵达而高兴。我们不能休息，因为天明前的几个小时必须被用来进行工事作业以及寻找掩蔽所。我向各连指派了阵地。参谋人员和两个步枪连被分配在西部边缘一块２０－４０码长的碎石坡上，一条狭窄的小路将石坡一份为二。这个石坡使我们获得了一些抵挡敌军从西北方进攻的掩蔽位置。其余的两个连队占据了东面１００码以外狭小的冲刷沟。每个人，不论军官还是士兵，都疯狂地工作着。到天明时，阵地上一片寂静。士兵们躲在散兵坑里，头顶着灌木和树枝，试图把昨夜的觉给补上。

	但是这份平和并没能维持多久。意军很快用重炮向我们炮击，炸飞的石块从我们身边滚过落到意松左河里。我们被迫放弃睡觉的念头，不禁怀疑意军是否觉察到我们的渗透并在调整他们的炮火。如果这个如同屋顶般陡峭的山坡受到猛烈炮击的话，其结果将是毁灭性的。

	炮火持续了几分钟，然后平息下来；１５分钟以后，在另一处地方响起了炮声。我们最终得到了一段安静的时光。

	意军炮兵将他们的炮火集中在意松左山谷。那天我们观察到托尔曼附近的道路和设施被意军大口径火炮炮击后的惨状。相比之下，我们的炮兵只是偶尔开火（ＦＩＲＥＡＴＲＡＲ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这使我对那些把自己托付给我的士兵们更感到担心；这天过得非常慢。

	往西几步之遥，在贯穿阵地的隐蔽小路外，我们可以很好地看到山谷里的敌军前沿阵地。敌军防线在托尔曼以西１。５英里的地方横穿意松左河，在圣丹尼尔（ＳＴＤＡＮＩＥＬ）以东沿河向南一直延伸到沃尔兹察克（ＷＯＬＴＳＣＨＡＣＨ）的最东端。这些阵地，尤其是铁丝网障碍区，看起来构筑良好。阴暗的天气使我们没能观察其他的敌军阵地。

	意军的第二条防线应该在托尔曼西北６英里的塞利斯（ＳＥＬＩＳＣＥ）横穿意松左河，然后沿河向南穿越哈夫尼克（ＨＡＶＮＩＫ）高地直达杰扎（ＪＥＺＡ）。在意松左以南，意军沿着ＭＡＴＡＪＵＲ（马特加，１６４１），ＭＲＺＬＩ（默兹利１３５６），格罗壁（ＧＯＬＯＢＩ），库克（ＫＵＫ，１２４３），１１９２高地（ＨＩＬＬ）以及１１１４高地建立了第三条，也许是最坚固的防线，这条防线急剧转向南方越过卡拉步扎罗（ＣＬＡＢＵＺＺＡＲＯ）与胡姆山（ＨＵＭ）合为一体。这些情报来自航空照相。在这些防线之间的区域，据说还有一些孤立的据点（草图３８和３９）。

	１４兵团的布置如下：克劳斯（ＫＲＡＵＳ）集团位于佛里兹（ＦＬＩＴＳＣＨ，第２２帝国皇家步兵师，埃德尔维斯（ＥＤＥＬＷＥＩＳＳ）师，第５５帝国皇家师，以及德国猎兵师），他们的突击方向（ＡＢＯＶＥＳＡＧＡ）在斯托尔（ＳＴＯＬ）。

	斯坦（ＳＴＥＩＮ）集团位于托尔曼以南的桥头堡阵地（第１２步兵师，阿尔卑斯军，１１７步兵师），他们是我们的主攻集团。第１２师将在意松左河两侧沿山谷向卡夫雷特（ＫＡＲＦＲＥＩＴ）突破；阿尔卑斯军将夺取意松左以南的高地沿线阵地，尤其是１１１４高地，库克以及马特加。

	在南部与斯坦集团相邻的是贝锐（ＢＥＲＲＥＲ）集团（第２００师及２６步兵师），他们将途径杰扎（ＪＥＺＡ）和圣马提诺（ＳＴＭＡＲＴＩＮＯ）进攻西佛德尔（ＣＩＶＩＤＡＬＥ）。

	斯哥第集团（ＳＣＯＴＴＩ，第１帝国皇家步兵师和第５步兵师）部署在更远的南部。他们将首先夺取杰扎以南的阵地，然后夺取格罗波察克（ＧＬＯＢＯＣＨＡＫ）和胡姆山以南的阵地。

	在阿尔卑斯军所属意松左河以北的桥头堡阵地，巴伐利亚救生步兵（ＩＮＦＥＮＴＲＹＬＩＦＥＧＵＡＲＤＳ）以及第１猎兵团接替了前线的奥地利部队。

	救生步兵的攻击目标是：夺取途径科法克（ＫＯＶＡＫ），哈夫尼克（ＨＥＶＮＩＫ），１１１４高地以及科罗夫拉特（ＫＯＬＯＶＲＡＴ）山脊通往格罗壁（ＧＯＬＯＢＩ），鲁西欧（ＬＵＣＩＯ）和马特加（ＭＡＴＡＪＵＲ）的道路。

	第１猎兵团的攻击目标是：从东南方夺取沃尔兹察克（ＷＯＬＴＳＣＨＡＣＨ）以西的高地，攻占７３２山头以及１１１４高地。

	符腾堡山地营负责保护救生步兵的侧翼，压制佛尼（ＦＯＮＩ）附近的敌军炮兵，并随救生步兵前往马特加。

	１０月２3日，接近入夜时分，天气变得阴暗多云，雾气蒙蒙。一等夜幕开始落下，驮马迅速将口粮送到集结区。大家吃完后回到散兵坑，试图为未来几天的进攻“储存”一些睡眠。午夜过后，一场豪雨不期而至，迫使我们拉过单人帐篷盖在头上。多么适合进攻的天气！

	 

	战场观察

	仅仅是向托尔曼行军及进行攻击准备已使部队付出了很大代价。在经常性的瓢泼大雨伴随下，我们以夜行军的方式跨越了卡拉万肯山（ＫＡＲＡＷＡＮＫＥＮ）。夜行军使大家筋疲力尽，所经过的路程仅按图上距离计算就有６３英里。日间，部队凭借简陋的掩体躲避敌军的空中侦察。口粮不但奇缺而且单调乏味；尽管如此，大家的士气很高。在３年的战争中，部队已经学会忍受艰难困苦而不失乐观。

	１０月２２－２３晚，在向集结地行军时，机枪连和步枪连被迫亲自携带作为储备的机枪子弹带。在ＣＯＳＡＮ山的战斗已清楚地表明在山地战斗中补充弹药是如何困难。

	为了对付敌军对集结地的火力攻击，部队在夜间挖掘工事并在天明前仔细地对新阵地进行了伪装。由于不能在白天对位于集结地的部队进行补给，所以只有在入夜后部队才得到了热食物。

	 

	第二节  进攻首日

	哈夫尼克及１１１４高地

	１９１７年１０月２４日晚，这是个漆黑的雨夜。凌晨２时，一直保持沉默的炮兵开始炮火准备。部署在托尔曼两侧的１０００门大炮在瞬间一起吐出火舌。炮弹击中敌军阵地，爆炸声如同最强烈的雷声一般响亮，在山谷里回想。这宏大的场景使我们感到十分惊喜。意军的探照灯光束无力地在雨中穿梭，我们预期的敌军阻击炮火并未出现；只有寥寥数个敌军炮兵连回应了德军的炮击。这点很使人宽心。我们迷糊糊地进入掩蔽所，听着我们的炮火渐渐平息。

	天明时分，炮兵增大了炮击火力。在下方的圣丹尼尔，密集的炮弹粉碎了敌军阵地和障碍物；偶尔，炮火引发的烟雾笼罩了整个阵地。我们的野战炮和迫击炮火力变得越来越猛烈，而敌军的反击炮火看起来很弱。

	天明后不久，符腾堡山地营冒着大雨出发，雨水大大降低了可视距离。隆美尔分队紧跟在前方匆匆赶路的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集群参谋部，沿着乱石散布的山坡向着意松左河下行。下山以后，沿意松左河陡峭的河岸上方，我们尾随巴伐利亚救生兵右翼向上运动。

	几发炮弹落在队伍的两侧，但是没有给我们造成任何损失。队伍在靠近前沿的地方停下。我们的衣服里外具湿，浑身冻僵，人人都希望进攻不要延迟。但是时间过得非常缓慢。

	炮火在进攻前的最后一刻钟达到了及其猛烈的地步。密集的爆炸把我们正面几百码外的一个敌军阵地笼罩在一片水气和灰色烟幕里。低沉的雨云遮盖了哈夫尼克以及科罗夫拉特的山顶。

	上午８点前不久，先于我们的攻击班离开阵地向敌军方向出击。在炮火打击下一片混乱的敌军没有看到他们，也没有抵抗；我们利用这些新夺取的阵地为进攻做准备。

	上午８时整，野战炮和迫击炮仍然向敌军倾泻着炮火。前方的救生兵们起身准备进攻。我们紧随他们的右翼向右侧前沿运动，占领了圣丹尼尔附近的敌军阵地。剩余的敌军守备部队从阵地废墟中钻出来，高举双手，带着一脸因恐惧而扭曲的表情迅速向我们跑过来。我们急速向前穿越横卧在我当前位置和哈夫尼克北坡间的宽阔平地。从哈夫尼克东面支脉上发射的机枪火力不时地阻挡我们前进，但我们继续攻击前进，穿越这片开阔地。

	救生兵们向哈夫尼克的东坡运动，我们的目标则是西北坡。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和他的参谋部把士兵们拉在了后面；沉重的背包，机枪和弹药妨碍了士兵们的行动，使他们不能快速前进。

	我们抵达了１７９高地附近区域，哈夫尼克一带树木覆盖的山坡使我们的左翼免于高地方向的火力袭击（草图３９）。

	整个隆美尔分队都已经抵达这片掩蔽良好的山坡。根据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的命令，分队作为符腾堡山地营的

	前锋在哈夫尼克的北坡上沿小路朝着佛尼向上运动。技术军士塞特泽（ＳＥＩＴＺＥＲ）指挥下的一连一部是我们的尖兵。其后是分队的其余单位，各部队保持１５０码的间距。紧随尖兵的是第１机枪连的一个排，然后是分队参谋部，１连，２连，以及第１机枪连的其他单位。我和我的新副官斯特锐切（ＳＴＲＥＩＣＨＥＲ）中尉一起走在尖兵部队随后几码的队伍里。

	这条通向佛尼的小路非常狭窄，而且灌木丛生，没有迹象表明敌人曾经从这儿经过。路两侧的山坡非常陡峭，而且树木非常茂密。虽然以是秋天，叶子仍然挂在树枝上。透过密集的灌木，我们只能看到几码外的情况，几乎看不到山谷。几条冲积沟向下直通意松左河。从山谷以及我们认为是救生兵所在方位的左后方传来了德国炮弹爆炸后产生的沉闷的回声。面前的山坡出奇地宁静，我们期待着随时和敌人遭遇。炮兵没能进入阵地，因此不能向我们提供任何炮火支援。在这片山岳丛林，我们所能依靠的只有我们自己。

	尖兵极度谨慎地前进，不时地停下聆听前方树林里传来地声音，然后继续前进。但是所有的谨慎都毫无用处，因为敌军就在前方企图伏击我们。当前进到８２４高地以东１０００码的地方时，我们突然受到近距离的机枪火力射击。我得到报告：“前方敌军位于铁丝网障碍区后的预设阵地。尖兵部队有５人负伤。”（草图４０）。

	在没有炮火支援的情况下，穿过密集灌木以及障碍区沿着屋顶般陡峭地山坡向路两侧具有良好阵地的警觉之敌发起攻击进攻看起来没有什么成功地希望，至少也要付出重大伤亡。因此，我决定换个地方较量。

	我们原先的尖兵部队留在原地和敌军保持接触，我命令１连的另外一个单位担任新的尖兵并要求他们沿敌军阵地前方２００码的一条石质山沟向上跨过山坡往南。我试图从敌人的左侧和上方对敌发起攻击。我向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通报了我的计划。

	向上攀登非常困难。斯特锐切中尉和我跟在尖兵之后４０码地地方，紧随着我们的是一个重机枪组，肩上扛着分解了的重机枪。

	这时，一块重约１００磅的巨石翻滚着向我们头顶压过来。山沟只有１０英尺宽，即使要躲避都很困难，更不要说逃了。我们都明白任何人被它撞到都将粉身碎骨。因此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我们紧紧地贴着左侧的沟壁。这块岩石弯弯曲曲地从我们中间穿过向山下滚落，但是大家豪发无损。

	令人高兴的是，有关意大利人故意将岩石滚落的臆测被证明是错误的，我们的尖兵不小心触动了它。

	我们沿山坡向上攀登了一段，另一块滚落的岩石撕掉了我右脚皮靴后跟上的带子（ＨＥＥＬＳＴＲＡＰ）并严重地压伤了我的脚。脚上的伤使我疼痛难忍，以至于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我不得不在两个士兵的帮助下才得以继续前进。

	陡峭的山沟最终被我们拉在身后。天下起了瓢泼大雨，我们浑身湿漉漉地在密集的灌木中穿行，注视着四方的动静。

	面前的树林逐渐变地稀疏。地图显示我们一定是在８２４高地以东半英里。我们小心翼翼地推进到树林边缘，在那儿我们发现了一条经过伪装的小路沿着山坡通向东面。在路的另一侧是光秃秃的向上隆起的山坡，一条有良好铁丝网防护的阵地连续不断地向上蜿蜒，通向雷兹峰（ＬＥＩＨＺＥＰＥＡＫ）。这块阵地上看起来无人防守，也没有被我军炮击的痕迹。我决定以左翼依靠树林边缘，在短促的重机枪火力准备后发起突然袭击。情况和ＣＯＳＮＡ山（１９１７年８月１２－１９日）我们发起攻击前很相像。

	重机枪排布置在灌木丛中的隐蔽位置上。在他们的掩护下，分队在距敌军障碍区６０码树林里的一块小凹地里完成了攻击准备。感谢山地兵们优秀的战斗纪律，我们在暴雨中毫无声响地完成了向凹地的运动。远处（ＦＡＲＯＦＦ）的意松左山谷里响起了战斗的回声；在跟接近我们的左后方，救生兵们似乎陷入了苦战。在我们周围以及不远的草地上，却是一片和平的景象。

	在敌军阵地上以及其后方，我们不时地看见一些敌军出出进进－这显示面前的敌军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存在。一些德国炮弹开始落在我们左后方６００码处。从方向判断，我们面前的敌军阵地一定和我们在４５分钟前在小路两侧发现的通往佛尼的阵地相连。我猜测这是意军二道防线的一部分。继续在密集的灌木丛中前进而不被敌人觉察行动中发出的声响是不可能的。分队站在灌木丛里待命。我应该发出攻击命令吗？前面有６０码宽的灌木，然后是铁丝网！如果敌军具有一定警惕性的话，我们不会轻易取得成功。伪装良好的小路沿树林边缘蜿蜒而行，这使我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这条道路也许是意军和圣丹尼尔附近的一线部队，或是和哈夫尼克东坡上的守军以及炮兵观察哨相互运动的方式。自从我们抵达以来，还没有意军使用过这条通道。这条小路弯弯曲曲，被道路南侧的伪装遮地严严实，从上坡方向或意军阵地方向很难辨别使用在路上的是敌是友。在敌人不进行干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３０秒钟内越过这条道路并进入敌军阵地。如果我们行动迅速，我们可以不发一枪俘获全部守军。这样的行动正适合我们这些勇士。如果敌军抵抗地话，那我们将在机枪连的火力支援下执行已完成准备的进攻方案。

	我选中了２连的一等兵克夫纳（ＫＩＥＦＮＥＲ），一个真正的勇士。我让他带领８个士兵，伪装成从一线返回的意军士兵渗透进敌军阵地，并夺取小路两侧的阵地。我嘱咐他们尽量不开枪或使用手榴弹；万一他们和敌军发生战斗，他们会得到全分队的火力支援。克夫纳明白了我的意图，然后挑选了同行的伙伴。几分钟后，克夫纳和他的小组晃悠悠地沿小路往上出发。他们有节奏的脚步声慢慢消失了，这能奏效吗？我们紧张地侧耳倾听，随时准备进攻或提供火力支援。只要有一声枪响，３个连将一起发起攻击。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什么也听不到，除了雨水打在树上的声音。一阵脚步声接近我们，接着一个士兵用低沉地声音报告，“克夫纳侦察班占领了一个敌军掩体，俘虏了１７个意大利士兵，没有引起其他敌军的怀疑。”

	随后，我引导整个隆美尔分队（２连，１连以及第一机枪连）沿小路而上，进入敌军阵地。斯莱分队（３连，６连以及第二机枪连）在克夫纳突破成功前已经与我们会合，这时也跟随我们前进。突击组悄无声息地向小路两侧扩大突破口，直到每侧的突破口宽达５０码。７，８０个意军正在掩体里躲避暴雨，因而被山地兵俘虏。感谢厚重的掩体，上方山坡上的敌军没有觉察到６个连的运动。

	我必须作出决定，是应该继续扩大阵地呢还是向哈夫尼克峰方向突进。我选择了第二个方案，因为一旦我们占领主峰后，很容易消灭这些阵地上的意军。我们向敌军防线渗透地越深，敌军守卫越没有准备而战斗也会越轻松。我并不为两侧担心，符腾堡山地营的６个连足以保护其的侧翼。进攻命令如下：“我们附近和身后有强大的预备队；不计时间和空间，向西持续前进。”

	第一机枪连的梯队位置很靠近前，因为我希望在战斗发生使可以即时掌握一支重火力部队。重机枪手们，扛着重达９０磅的武器，决定了大家向上攀登的速度。这个任务的艰巨性只有那些曾经背负相似重量在相似条件下有过高山攀登体验的人才能理解。

	我们这只长达一千码的队伍，在暴雨中向前奋进；跨过灌木，凹地以及山沟，夺取了一个个阵地。通常我们从后侧夺取敌军阵地，没有遇到意军有组织的抵抗。那些在我们的突然袭击时没有投降的敌军，扔下武器连滚带爬地跑进了下方的树林。我们没有向这些逃跑的敌军开枪，因为我们担心会惊醒高处阵地上的守军。

	在进攻中，我们多次陷入自己的炮击范围。我们没有用灯光发信号指示炮兵转移火力，因为这同样会引起守军的警觉。炮弹炸松了一块岩石，这块滚落的岩石导致分队的一个士兵受伤。

	我们缴获了一个２１０ＭＭ炮兵连，这个炮兵连曾经受到毒气轰炸，炮组成员跑地无影无踪。在这些巨炮以及掩体周围是堆地满满的炮弹；用爆破法在岩石中构筑的弹药储存点没有受到一点损失。往上３００英尺，我们遇到了另外一个中口径炮兵连。这个炮兵连设置在绝对防弹的石壁里，通过炮眼向外射击；这儿的敌军也消失了。

	上午１１点，我们抵达由哈夫尼克峰向东延伸而出的山脊。在那儿，我们遇到了巴伐利亚救生兵３营的部队，我们和他们一起在山脊上朝着哈夫尼克峰走了一段。这时，德国炮兵正朝哈夫尼克峰猛烈炮击。救生兵们停下休息，等待炮兵转移火力。我则带领我的连队转向哈夫尼克北坡并在中午时分抵达了主峰。虽然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但我们碰到很多小股的意军，于是顺带俘虏了他们。

	雨已经停了，笼罩在头顶的云开始消散。我们偶尔可以看到１１１４高地以及格罗夫拉特山脊，意军从该处向哈夫尼克发射猛烈的炮火。显然，１１１４高地前方的意军炮兵观察员发现了我们。为避免无谓的损失，我将两个分队撤出了受威胁的区域并向北转移。为和我们的任务相一致，我命令部队清除哈夫尼克和佛尼之间的炮兵据点。侦察分队占领了哈夫尼克南坡以及主峰西南３００码的纳拉德山窝。

	我们用粉笔在战利品上打上标记。我们的战利品已经上升到１７件，包括１２门大口径重炮。意大利果酱和快餐平息了我们的饥饿感。

	下午３：３０分左右，救生兵团的一些部队抵达了纳拉德山窝，我带领两个集结完毕的分队和他们汇合。一个小时以后，救生兵３营（３个步枪连）开始沿着通向１１１４高地的主干道向上攀登，这条道路经过伪装，中途经过１０６６高地。由于我们的任务是保护他们的右翼，我带着６个连跟随其后。隆美尔分队先前，斯莱分队殿后。

	斯特锐切中尉和我走在队伍的头部。天已经放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格罗夫拉特山脊，１１４高地以及１１１４高地和杰扎之间山脊的轮廓。暂时没有敌军妨碍我们攀登。下午５点左右，领先的救生兵接近１０６６高地突出地面的岩层，但是遭到敌军射击，迫使其中的两个连掩蔽在道路以东的山崖下。

	我命令隆美尔分队在路的右侧隐蔽地向３营的第二线阵地靠近，随后斯特锐切中尉和我侦察了１０６６附近区域（草图４１）。

	大股敌军占据了１１１４高地及其西北东北６００码一系列互相交错的阵地，第１２救生兵连的士兵和他们展开了激烈的交火。意军同时占领了路右侧的阵地，这条道路也紧靠着１２连的右翼。

	我迅速指挥特锐勃格中尉（ＴＲＩＥＢＩＧ）的１连向前并命令他们在１０６６高地西南区域扫清道路右侧阵地上的敌军。１连迅速而果断地执行了任务，我们夺取了阵地而没有损失。俘获的意军包括７个军官和１５０个士兵。

	与此同时，２连和第一机枪连根据我的命令清除了１０６６高地以西的战壕，掩体和观察所。斯莱分队进入１０６６高地西北１００码，我们刚刚肃清敌人的石崖下担任预备队斯特锐切中尉和我一同向第１２救生兵连的右翼出发。我们原先认为他们的阵地更便于从近距离观察１１１４高地，同时也试图和第３救生兵营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在距离１１１４高地不到５０码的前线，我们遇到几个３营的军官，他们正用手指着一个沿着一条山沟试图攀上最近的敌军阵地的侦察班，这条山沟通向１１１４高地及其西北６００码之间的一个山窝。侦察班的前景不佳，因为敌人很明显并不动摇，在混乱的机枪火力下仍不时跨越铁丝网障碍前方光秃秃的草地。这里的敌军看来很顽强，坚决不投降。

	第三救生兵营的军官们，斯特锐切中尉和我一致认为只有在炮兵支援下，我们才能夺取１１１４高地上的关键阵地，以及高地西北６００码一个有强敌据守的山头。我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了敌军阵地的细节，但１１１４高地上的一挺机枪不时地迫使我卧倒。

	夜幕缓慢地降临，１连多次尝试夺取１１１４高地西北６００码山头上的敌军阵地，但都没有成功。我属下的符腾堡山地营的部队为入夜做好了准备，１连和２连被命令在夜间进行战斗侦察。隆美尔分队的指挥所设立在１连后侧的一个原意军炮兵观察所。斯特锐切中尉和我，以及救生兵３营的军官讨论了进攻１１１４高地和格罗夫拉特的方案。

	下午７点，刚刚抵达现场的救生兵３营营长康特布马少校（ＣＯＵＮＴＢＯＴＨＭＥＲ）召唤我到３营营部。他的指挥所设置在接近１０６６高地的一个掩体里，距离我的指挥所约１００码。我向他汇报了属下６个连队的布置，他要求我的部队配属他指挥。我大胆地说，我接受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指挥；据我所知，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要比救生兵营的首长级别高，而且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随时会抵达我的指挥所。作为对我的回答，康特布马禁止我向西或向１１１４高地移动分队的任何部队，并说任务只能由救生兵来完成。出于对我们的安慰，他允许在救生兵于２５日攻占这些阵地后，符腾堡山地营的部队可以占领他们并担任阵地警戒；或者，我们可以在西侧救生兵主攻部队之后的第二线呆着。随后，我被解散了（参见１９３０年春天出版的有关意松左战役的政府档案第一卷和第二卷）。

	我闷闷不乐地回到指挥所。第二线的战斗对山地兵们没有一点吸引力，我试图找出一个可以允许我们自由行动的方法。但得出结论是只能等到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抵达。晚上９点，山地营的军需官，奥腾里特（ＡＵＴＥＮＲＩＥＴＨ）中尉抵达了我的指挥所。他从第１２救生兵连途径转第３救生兵营营部到我连，并在３营部参加了关于１０月２５日进攻方案的讨论。在炮火支援下，进攻将对格罗夫拉特山脊展开。他告诉我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率领符腾堡山地营的分队持续地向佛尼进攻并在天黑前取得了突破。中尉并说第１２步兵师在意松左山谷取得了相当的进展。我向他描述了１１１４高地的情况以及我们和救生兵部队的关系，敦促他尽快地向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报告并要求少校在天明前到达１０６６高地，带或不带部队，以便恢复我分队的行动自由。中尉高兴地接受了这个请求，向集群指挥部出发。在漆黑的夜晚，穿过尚有敌军活动的地形并不轻松。

	浑身湿透的衣服以及寒冷的山风使得１０月２４／２５日夜晚呆在１０６６高地的山地兵门非常难受。在一线巡逻的连队带回了几十个俘虏，巡逻队在敌军障碍区里捕获了他们。但是巡逻队没能成功地突破敌军障碍区进入最前方的敌军阵地。意军哨兵非常警觉，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手榴弹和机枪火力。

	那天深夜，第３救生兵营通知我们，１０６６高地以北的预备队已经投入战斗，对西北坡左段的敌人展开行动，但他们没能和进攻７３２高地的第１猎兵团建立联系。我们未被告知斯欧纳（ＳＣＨＯＥＲＮＥＲ）的第１２救生兵连已经占领了１１１４高地。（费迪南斯欧纳由于攻占１１１４高地的战斗而获得了勇气勋章。他是个非常冷血的人，在向１１１４高地进攻时，他驱使部下进攻以至于一名士兵因劳累而死。在二战的最后几天他被晋升为陆军元帅。他在二战中以残暴出名，在芬兰北部指挥挪威山地军时，他要求部队遵守的格言是“北极不存在”。此后在东线，他严酷的纪律为他赢得了同胞之敌的称号。当他在１９７４年去世时，西德政府悄悄地禁止任何人表达对他的尊敬)。

	我躺在硬木板床上半睡半醒，怀疑重新展开进攻的可能性。正面进攻？从我们占领的新阵地上继续向格罗夫拉特坚固的防御体系需要彻底的炮火准备，而１０月２５日清晨之前我们不会拥有这样的火力支援。更重要的是，救生兵部队不愿和符腾堡山地营共同作战。

	如果我们不愿意花费时间等待炮火准备的话，可以考虑对意军第３道阵地进行奇袭，此前我们还没有进攻过这些阵地。或许可以从西面或西南进行进攻，他们距离１１１４高地不过１００码。在这个地段的成功攻击将自然地对较低的１１１４高地产生影响，这对山地营雄心勃勃的军官和士兵们很由吸引力。在西南面，敌人的阵地处在１１１４高地下方的山坡上，在该地的突破对山头上的情况几乎没有影响。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该从西南进攻因为我们位于救生兵们的右侧。至于从西面进攻，救生兵营的营长不是禁止山地营的部队向那么方向运动了吗？

	夜晚平和地过去了，偶尔有短促的手榴弹交火打破夜空的寂静。

	清晨时向敌军阵地派出了侦察班，但他们并没有比夜间巡逻队取得更大的进展，警惕的意军哨兵击退了他们。救生兵３营没有告诉我们情况在夜间已经发生了变化。凌晨５点，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抵达了我的指挥所，天仍然一片漆黑。山地营的其他部队（４连，第３机枪连）紧跟在少校身后。我描述了１１１４高地的情况，我们和救生兵的关系以及我的进攻计划。我请求使用４个步枪连，２个机枪连。

	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同意了我向第三道意军阵地进攻的计划，但是只给了我两个步枪连和一个机枪连，不过他同意在突破成功时给予额外的支援。当我忙着安排队伍出发时，救生兵３营营长抵达了我的指挥所，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和他达成了谅解。

	 

	战场观察

	圣丹尼尔的第一道意军阵地包括位于一线的连续战壕，无数的掩体，掩蔽部以及铁丝网障碍区。在第一道和第二道阵地之间散布着单个的机枪阵地和据点。一线的伪装并不充分，但是一线阵地和二线阵地之间的设施几乎无法察觉。

	德国炮火准备摧毁了一线阵地，但没有消灭守卫部队。一线和二线之间的机枪阵地没有被炮火完全摧毁，但是仅存的几挺机枪并不能阻止我们在宽大正面上的进攻。如果意军在一线和二线之间布置大量的机枪，也许能阻止德军的进攻。为了摧毁有相当纵深的现代防御阵地，ＧＡＲＧＡＮＴＵＡＮ的炮火准备是必须的。

	在陡峭而树木茂密的山坡上，我分队的尖兵部队沿着一条狭窄的小路和意军的二线阵地遭遇，损失了五个士兵。如果我们能加大队伍的间距，损失大概会小些。在罗马尼亚，骑兵尖兵在开阔地形通常保持超过２００码的间距。一旦第一个士兵有什么情况发生，下一个士兵能很快报告。步兵尖兵应该作类似安排，尖兵部队的指挥员必须克服群聚的本能而将部队散开。

	位于通往佛尼道路上的意军二线阵地的守卫非常警觉，但东南半英里同一阵地上的意军守卫则缺乏警惕。只在主阵地上布置警惕的哨兵是不充分的，前进区域必须随时处于严密观察之下，尤其是在糟糕的天气或复杂有地表覆盖的地形。

	１０月２５日天明时的战场情况：进攻佛里兹的克劳斯集群于１０月２４日晚抵达沙加，并与１０月２５日上午进攻斯托尔（１６６８）。

	在意松左山谷，第１２步兵师在１０月２４日途径爱得斯克（ＩＤＥＲＳＫＯ）和卡夫锐特（ＫＡＲＦＲＥＩＴ）向克里达和罗比克附近的纳提松前进；在雨天，ＭＵＲＫＥＹ天气抵消了敌军从山区向山谷发射的火力。恩可尔兹集群（２个营，一个炮兵排）离开大队向鲁西欧山隘出发。１０月２５日清晨，１２师的一支小部队（斯尼勃连队）攀登上了马他加附近的一个支脉；恩可尔兹集群和拥有巨大优势的意军部队展开了艰苦的战斗。

	在阿尔派军，巴伐利亚救生兵团和符腾堡山地营在１１１４高地－意军第３道防线的关键阵地，和敌人激战。斯欧纳的连队（１２连）占领了主峰ＰＲＯＰＥＲ，但意军占领了主峰周围的阵地并发起反冲击试图夺回失去的阵地。２００师所属的第１猎兵团仍然为夺取７３２高地一带的敌军第二道阵地而奋战。

	２００师所属第３猎兵团已经夺取了杰扎，第４猎兵团仍处在战斗以夺取４９７高地以西的敌军第二道阵地。

	斯格第集群在第１皇家重骑兵师的援助下，夺取了第一，第二道意军阵地并抵达欧斯全－克拉斯－普斯诺－斯拉底些－阿夫斯卡一线。

	总结：意松左山谷以南（马他加，马至力，格罗比，库克，１１９２高地，１１１４高地，拉西姆，胡姆峰）坚固高地上的第三道意军阵地，除了１１４高地外，仍然在意军手中。他们的守卫部队很有生气，而且他们有充分足的预备队。这些阵地还没有受到过德军的炮击。

	 

	第三节  次日的进攻

	１９１７年１０月２５日对格罗夫拉特阵地的奇袭突破

	１９１７年９月２５日，天刚刚破晓，我带着第二步枪连和第一机枪连丛１０６６高地附近多石山冠的西部出发。我们朝着西北防线沿一条狭窄而陡峭的ＤＥＦＩＬＥ向下方１５０英尺一处密集的灌木前进。一个警觉的敌军立即觉察了我们的行动，几个士兵被随后的敌军机枪火力所轻伤。只用一个冲刺，我们全都抵达了灌木从里的安全地带，不久分队的３连也和我们汇合。在我们上方靠近１１１４高地的地方，开始传来剧烈的火力射击声。

	在出发之前，我已经通报各连连长我的意图。我们将沿着陡峭的山脊北坡向西知道我们位于格罗夫拉特敌军阵地正下方２００－４００码，这是我们将会距离１１４高地外围ＳＫＩＲＭＩＳＨ１。２５英里。根据地形，然后我会在意军的第三道防线上选择一个可能的地点，等待机会发起突然袭击。我们的运动不被敌军发觉对计划的成败绝对关键。

	鲁德维格的２连派出了尖兵，我用手势直接指挥着他们。尖兵身后大约３０码是参谋人员，包括副官，通信兵和电话分队；电话分队边走边假设电话线以便和１００６６高地上的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指挥所保持联系。再往后５０码，分队的其他部队以双重队形紧随其后，包括第二步枪连，第一机枪连和第三步枪连。

	凌晨用早餐时，吃的是意大利咸菜而不是我们习惯的咖啡；穿着湿衣服呆了一夜后，能起来走动走动让我们感到不比寻常地高兴。随着天逐渐放亮，我们左后方１０６６和１１１４高地附近的战斗似乎越来越激烈了。分队默默地ＦＵＲＴＩＶＥＬＹ从一处灌木向另一处灌木，从一个山坡向另一个山坡匍匐前进，将１０６６和１１１４高地抛到身后。起初，地形和地表使我们得以在敌军阵地下方和他们保持６００英尺的距离；但是意军在弯曲格罗夫拉特山脊附近的山包上设置了障碍区，这些障碍区视野良好，迫使我们向山谷方向绕行，耗费的大量的时间和体力。在敌军各障碍区之间，甚至障碍区内，大概都有无数警惕的哨兵监视着我们正穿越的山坡。只要有一个人发现我们，我的冒险是否能成功将是个大问题，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

	我不时地停下队伍以便亲自观察有否可能找到一条通向敌军阵地的近路。找到正确的道路对行动的成败至关重要。我们谨慎地穿过了几条深沟，继续向一个青草覆盖的山坡前进。部队不但要躲避左侧和上方的敌人，而且还要避开正面和后方的敌人观察。这非常困难，因为我们只能想象敌人从上方高地察看时如何回避，而无法想象从其他角度观察时该如何回避。从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判断，上方连续的障碍区显示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可畏的阵地。我们越往上攀登，灌木越稀疏，最后我们只能隐藏在横穿山坡的众多狭小冲积沟里。我们已经上路超过一个小时并到达了直线距离１０６６高地1.5英里的地方。自从出发以来，我们尚未遭到敌人射击，但现在从１１１４高地方向传来了非常活跃的机枪火力。是救生兵们在进攻吗？

	早晨的太阳升起来了，今天会是一个明亮而温暖的秋日。经过加固的格罗夫拉特山脊就在我们的上方，我们周围是一片寂静。尖兵部队悄悄地穿过一片灌木进入敌军障碍区下方２００码的凹地。于此同时，我考虑是否以及在何处我们可以穿过我们前方一段毫无掩蔽但突兀的山脊。从我身后传来一阵声响，我转头望去，看见在尖兵刚刚通过的道路下边２连的几个步枪兵正猛地扑倒在一堆灌木里（草图４３）。

	发生了什么事？位于２连头部的士兵在山坡下发现了一些正在灌木丛里睡觉的意军士兵。在几分钟内，他们击溃了一个包括４０个士兵和两挺机枪的意军战斗哨所。没有一声枪响，甚至没有大声说话声。几个敌军哨兵用尽可能快的速度向山下跑去，幸运的是，他们大概太兴奋了而没有开枪或高喊通知上方的守卫部队。我下令禁止向这些逃跑的敌军射击。

	这个敌军战斗哨所显然担负警戒格罗夫拉特山脊上的任务以防止从意松左山谷方向的突袭。我们下方约３００英尺大概还有其余的哨所，但他们的注意力明显集中在意松左方向，却想不到我们会从１０６６高地向西进攻。

	由于担任阵地警戒的敌军部队大部已经被俘获，我的以奇袭突破格罗夫拉特阵地的计划具有极大的成功可能性。此外，我们也很有可能接近上方的障碍区。最妙的是从山脊上的任何阵地都不能看到尖兵部队所在凹地的最深处。我决定赌一把。

	战俘被送到队伍后方，尖兵部队被下令从凹地远侧攀援到距离敌军障碍区１００码以内。我们只能看到铁丝网木桩的顶部。在分队余部为突破而集结时，尖兵将提供警戒。我小心翼翼，一个接一个地将连队带进凹地，并将他们并排部署在掩蔽处。地形狭小，使我们的队形很拥挤。我很快通告各连连长我的意图。随后我们向前出发进入尖兵身后的预设阵地。山坡很陡且成相当程度的拱型。

	我们前方的敌军阵地没有一丝骚乱，但是从我们的左侧传来了越来越响亮的战斗声。

	我的副官，斯特锐切中尉，要求前去侦察我们前面的障碍区，评估这些障碍区的难度并寻找可能的通道；如果可能的话，剪开一个缺口。我教给他２连的５个士兵以及一挺机枪，但指示他只能在迫不得已时使用这些武器。斯特锐切和他的士兵ＣＲＥＥＰ向前。路德维格通过几个步枪兵和他保持联系。

	于此同时，电话班架通了和ＳＰＲＯＥＳＳＡＥＲ少校指挥部（位于１０６６高地附近）的电话联系。我向他报告了事态的发展，并通告他我决定立即对１１９２高地以东１。５英里的格罗夫拉特阵地进行突破。我同时请求在突破成功时迅速派出支援部队并得到了批准。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一直从指挥所里用望远镜注视着我们

	的行动。他告诉我１１１４高地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大股意军部队正在攻击救生兵。预定的救生兵在炮兵支援下展开进攻的计划流产了。我放下电话，正啃着一个意大利小白面包时，从斯特锐切哪边传来了报告“侦察班突破，缴获几个敌军和几条枪。”敌人阵地上毫无动静，没有听到一声枪响。我用最快的速度执行预定的突破计划并指挥整个部队迅速行动。没一秒钟的迟疑都可能导致我们失去已握在手心的胜利。

	我们尽我们的全力攀援，离开凹地跨越了陡峭的山坡。不一会儿，我们抵达并穿过了敌军障碍区；然后迅速插入敌军阵地。意军大炮长长的炮管在我们面前时隐时现，斯特锐切中尉已经扫清了附近几个掩体里的敌人。几十个意军俘虏站在大炮边上。中尉说他们的攻击使意军出乎意料，这些意军当时正在洗澡。

	我们现在位于一个狭小的山窝里。光秃秃的格罗夫拉特山脊上布满了无数的工事，沿北坡通向坚固阵地的交通壕也清晰可见。在我们阵地南面约１００码就是途径鲁西欧－库克－１１１４高地通往克来的主要道路。道路本身有很好的伪装，从地面和空中很难发现它。

	隆美尔分队越１／３的部队抵达了山窝。由于刚刚结束在陡峭山坡上奔跑，士兵们大口地喘着粗气。格罗夫拉特的守军仍然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进入他们的阵地。他们还在睡觉吗？从５０码宽山窝里的俘虏人数判断，阵地已经被占领。时间决定我们的命运。我下令：“隆美尔分队阻断东侧阵地，向西面扩展突破口。”“技术军士斯勃丁林节从２连带一个机枪班封锁北坡东侧的敌军阵地以及山脊公路，并掩护分队后部向西扩展。”

	“路德维格中尉带领２连突破北坡西部的敌军阵地，尽可能避免开枪。”

	“第３步枪连和第一机枪连跟随我向下进入山脊公路向西前进。斯特锐切中尉和他的小组重新负责前卫的警戒（草图４４）。”

	“全速前进。”

	分队的全体部队精神饱满但分外小心地出发执行任务。在路德维格中尉的有效指挥下，２连的攻击班从一个掩体冲向另一个掩体，从一个哨所冲向另一个哨所。我们遭遇的大多数守卫部队都呆在掩体里。一个山地兵就足以解除掩体里敌军的武装，将他们押出掩体并占领掩体。意军哨兵仍然在哨位上注视着山谷方向；意松左河在一系列６０００英尺高的山峰衬托下，在清晨的阳光下呈现出令人着迷的美丽。２连的一个士兵突然出现在哨兵身后，这使他们恐惧地不能动弹；和发起进攻前我们所占领的战斗哨所一样，这些敌军没能发出警报。

	分队的大部沿着山脊公路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幸运的是，伪装使我们免与东侧和右侧高地上敌军的攻击。我们占领了几个炮兵据点，这些据点构筑在用炸药炸开的岩壁上。

	清晨非常平静，从１１１４高地远远地传来战斗声。我们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这使守军乱成一团。我最初的目标是突袭敌军预备队聚集处并占抵达一处阵地以便从该处击破任何北坡上的２连可能遇到的抵抗。

	但是事情有了不同的变化。

	自从我们渗透进格罗夫拉特阵地后，时间已经过去大约１０－１５分钟。３连的尖兵越过了山脊公路接近１１９２高地以东３００码的一个山窝，但遭到从四面八方发出的火力射击。

	已经进入山窝的斯特锐切侦察班受到１１９２高地南坡上的机枪火力射击，很快遭到到从１１９２高地西南坡出发的意军步兵的压迫。侦察班被迫沿１９２高地东北坡撤退，试图越过山脊向北突破。

	第３步枪连以及第一机枪连沿着山脊公路推进，但是被１１９２高地所发射的重机枪火力所阻。我们的机枪单位仓促地进入射击阵地，但是没有取得火力优势。猛烈的机枪火力穿过伪装，打在路的左侧。这使得向路的一侧发起（ＡＴＴＡＣＫＵＰＯＮＥＳＩＤＥ）攻击非常困难，因为我们可能暴露在陡峭而毫无掩护的格罗拉夫特山脊南坡。不久，从右侧阵地传来了战斗声，我猜测那是２连所在。手榴弹爆炸后是山地兵激烈的卡宾枪火力，每个人似乎都处在火线上。

	我什么也看不见，而要穿过光秃秃的山包到路的右侧必然会招徕１１９２高地上的重机枪火力。２连能守住吗？他们只有８０枝卡宾枪和６挺轻机枪。如果２连被敌人压倒，那么敌军将毫无困难地夺回他们在北坡上的阵地，将分队的其他部队分割出来并解放那些俘虏。从火力的密度判断，我们面临着强大的敌军。几分钟内局势从不利转为严峻。面对优势的敌军，我们需要坚守在快速推进中占领的部分格罗拉夫特阵地。目前最急切的是封锁向西的道路并紧急援助受到威胁的２连。

	到２连最近的路径通过一个光秃的小小山包，但是这个山包被无数挺敌军机枪横扫。越过公路向西攻击１１９２高地也将受到相同火力的攻击，成功的可能性很小。我得出了一个不同的解决方案。

	一个机枪排已经投入针对１１９２高地的战斗，３连的一些步枪兵正担负着封锁西向山脊公路的任务。我带领３连其余的部队以及机枪连沿公路火速向东回到１１９２高地以东半英里的山窝，我们正是从那儿突破意军防线的。浓厚的伪装挡住了敌人的视线，他们没有注意到我们的这一运动也没有开火。偶尔有敌军的搜索火力穿过伪装，但没有妨碍我们的运动；我们抵达了山窝。

	斯勃丁杰和他的８个士兵从此处威胁着东面的意军阵地。我给了他两个班的增援，然后继续呈两路纵队向西穿过先前被２连扫荡的意军阵地。大约走了１６０码后，我们碰到２个山地兵，他们正看守着阵地和铁丝障碍区之间的约１０００个俘虏。我立即命令他们沿山坡将俘虏转移到铁丝网障碍区的下方，并留下一个小组。他们完成了任务！

	擦着高地而过的意军机枪火力促使我们加快了俘虏的转移。

	在我们前方７００码接近２连的地方，战斗声达到了爆烈的程度。手榴弹不停地爆炸，机枪持续地射击，卡宾枪发出短促的火力。我要求身后的两个连用最快的速度前进，并在１１９２高地以东６００码的山包上观察了形势。

	２连坚守着东北坡上的部分壕沟并被５倍以上的敌军（一整个意军预备营）从西面，南面和东面包围。最近的敌军就聚集在５０码以外。２连的后方是又高又宽的障碍区，这使得向北坡撤退成为不可能。面对大股敌军，２连为保全自己正竭尽全力，不间断的快速射击暂时挡住了敌军的进攻。如果敌军不顾他们的火力坚持攻击的话，这只小队人马将会被压地粉碎。步兵一个个地攀援上来，我应该命令部队马上开火并随着部队的增加逐步投入火力吗？当然不!

	情况很清楚。只有使用分队的全部力量突袭敌军的侧后才能解救２连。胜败将取决于敌军和人数处于劣势的山地兵之间的近战结果。

	第一批单位急匆匆地穿过深深的战壕前进，紧接其后的是携带分解状态武器的机枪连先头部队。不需要太多的言语，指挥员们都明白形势的严峻以及他们的任务。我们在战壕左侧一个浅浅的凹地集合起３连。一个重机枪组迅速地在右侧的一个小山沟（ＤＲＡＷ）里架起武器，并报告他们以准备完毕。另一个重机枪组也气喘吁吁地上来了，山沟里的３连已经做好了攻击准备。（草图４５）。

	来不及等第二挺重机枪假设完毕，密集的敌军在军官们的敦促下正从１００码外的战壕里钻出来向着受到压迫（ＣＯＲＮＥＲＥＤ）的２连逼近。我向第三步枪连和第一机枪连发出进攻信号。第一挺重机枪从右侧的隐蔽阵地上开始持续射击，第二挺机枪也很快在此处加入战斗。左侧的山地兵们向敌军侧后发起了ＳＡＶＡＧＥ的进攻。大声的呼喊声开始在山沟里回荡起来。对敌军侧后的突袭震撼了他们。意军停止了对２连的攻击，试图转而面对３连。但是２连跳出战壕袭击了他们的右翼。敌军从两侧受到攻击，被压迫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他们放下了武器。直到我们冲到几码以内，意军军官们才试图用手枪自卫，但是他们也被我们完全压倒了。他们几乎被愤怒的山地兵杀死，我不得不介入，把他们解救出来。在１１９２高地东北３００码的山窝里，一整个意大利营向我们投降，包括１２个军官和超过５００个士兵。这使得我们的战俘总数达到了１５００。我们占领了１１９２高地主峰和南坡并俘获了另外一个意军炮兵连。

	然而我们的惨重损失冲淡了胜利的喜悦。除掉７个负伤，两个英勇的战士在近战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是２连的上等兵（ＬＡＮＣ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Ｌ）克夫纳，他先前在哈夫尼克战斗中的表现是如此突出；另一个是３连的技术军士克努尔。

	至上午９点１５分，隆美尔分队已经毫无争议地在格罗夫

	拉特占领了长达半英里的阵地，包括１１９２高地及其向东延伸的阵地。我们在敌军的主阵地上打开了一个半英里的缺口。敌军使用局部预备队向我们发动首次反击，但是被我们歼灭。我认识到敌军将会发动跟多的反击以夺回他们失去的阵地，让他们来吧！山地兵绝不会放弃用鲜血换来的阵地。

	敌军从西面，东南面和东面用机枪火力覆盖我们占领的高地。西面胡姆峰上的意军炮兵群也参与了在罗夫拉特和１１９２高地的战斗。密集的炮火迫使我们撤到北坡上，在这儿我们找到一些掩护。

	我所有的预备队并不足以继续进攻。我们必须坚守阵地直道增援到达。２连和机枪连的一半占据着１１９２高地，阵地朝向西面。斯勃丁杰带领一个排封锁了突破口以东半英里的阵地。在１１９２高地的东北坡，我将３连和机枪连的一半保留在新占领的阵地上作为预备队。

	随后我从１１９２高地的一个山峰上观察了四周的地形。从第一眼看，库克方向的西面战线是对我们最有威胁的地域，除掉几十挺从相似地形上（ＴＥＲＲＡＣＥＬＩＫＥ）向我们射击的机枪，最具威胁的是库克东北坡上的控制性阵地；在最高处和东南坡可以看到大批预备队。不久，几条散兵线开始穿过库克宽大的东坡向我们移动。我估计他们有１－２个营。在南面，胡姆峰ＴＥＥＭ看起来象一个蚁山，意军炮兵开始射击。从西佛戴尔穿出山脊公路跨过胡姆峰，公路上的双向车辆川流不息。公路两边的敌军正朝着火线运动。在东面，我们可以俯视整个格罗夫拉特山脊，此处的山脊逐渐降低和１１１４高地相连。１１１４高地的南坡和西南坡上，敌军大队清晰可见；意军显然正从该处发起攻击。长长的的机动车队从克来方向输送意军预备队，他们在１１１４高地的西坡上跳下卡车。敌军也很快沿着山脊公路跨越山脊，从东面向我们接近。各种迹象表明，他们将同时从两侧向我们进攻。（草图４６）

	 

	战场观察

	１９１７年１０月２５日对格罗夫拉特阵地的突袭突破取得了成功，因为意军没有对第三道阵地前方的区域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是个罗马尼亚人在克斯纳（ＣＯＳＮＡ）山其余屡次犯下的错误。

	同时，阵地上的守军也没有做好战斗准备。他们距离１１１４高地的战斗有1.5英里，这导致敌军认为很安全。因此，山地兵在战斗的初期享有一段轻松时刻。

	２连虚弱的火力挡住了意军预备营费劲力气发动的反击。但是如果不是我们在关键时刻进攻意军密集队形侧后翼的话，２连很可能被敌军消灭。仅使用小部队或仅使用火力向意军侧翼反击将是个错误。

	在成功突破格罗夫拉特的敌军阵地后（０９１５，１９１７年１０月２５日），战场态势如下：（草图４７）

	克劳斯集团和第一帝国团从塞加（ＳＡＧＡ）成三路纵队展开攻击。他们的目标是斯托尔－１４５０高地一线。

	在斯坦集团，１２师和６３步兵团已在前一天夜晚接近了

	罗比克和克里达并击退了敌军的前卫。斯切也勃分队（ＳＣＨＩＥＢＥＲ）报告他们距离马特加山的主峰只有１００码（斯切也勃中尉误将德拉克罗纳山当成马特加山）。恩西霍尔兹（ＥＮＣＨＨＯＬＴＺ）集团受到了优势意军从鲁西欧山口发起的攻击，和敌军展开了顽强的防御战。他们坚守着格罗比以北的阵地。

	在阿尔卑斯军，隆美尔分队成功的突破了格罗夫拉特阵地，他们在１１９２高地以东打开了一个半英里的缺口。符腾堡山地营的大部正从１０６６高地向１１９２高地出发。救生兵们面对意军猛烈的进攻守卫着１１１４高地附近的阵地直到１０月２４日夜晚。第一猎兵团攻占了７３２高地，正向斯拉门（ＳＬＥＭＥＮＣＨＡＰＥＬ）教堂挺进。

	２００师的第三猎兵团占领了杰扎以西的９４２高地。

	斯格地集团：第一帝国皇家师以及第七山地旅正在进攻格罗波卡克（ＧＬＯＢＯＣＡＫ）。

	 

	第四节  进攻库克

	阻断鲁西欧－萨佛格纳（ＬＵＣＩＯ—ＳＡＶＯＧＮＡ）山谷，打开鲁西欧山口

	和我的预期相反，敌军停止了前进，先前他们以多波次越过库克东坡向我们推进。他们只是想把我们隔断吗？还是在做另外的进攻准备？事实证明是前一种情况。因为敌军步兵开始在三条战线上挖掘工事。三条战线相互平行，沿库克东坡和北坡上的阵地相连。如果敌军在高地上无数机枪火力的掩护下进攻，那将使我很头痛。但是敌军采取了守势，战斗也随后停止，这对我来说是再好不过了。因为我知道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率领符腾堡山地营的大队人马正向１１９２高地而来。

	一旦等到更多的部队抵达１１９２高地，我计划进攻库克的敌军。我们将尽可能的不给敌人时间挖掘工事，因为如果他们站住脚跟的话，我们将很难动摇他们。抓紧时间进行攻击准备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为了达成攻击的突然性，我没有使用火力干扰敌军的工事作业。多石的土质使挖掘很困难。由于营部人员仍在路上，我通过１０６６高地上的电话交换台直接向阿尔卑斯军指挥部做了报告。我向他们汇报了我们的行动成果并告诉他们我计划在援兵抵达后继续向１１９２高地进攻。我进一步向阿尔卑斯军总参谋部的梅也（ＭＥＹＲ）上尉解释了我进攻库克的计划，请求两个重炮连支援进攻。我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几分钟内，我被转接给托尔曼附近一个炮兵

	单位的火力控制军官。我们打成一致，重炮连将在１１点１５分和１１点４５分之间对库克宽大的东坡上的阵地以及东北坡上的阵地进行炮火准备。确保炮火支援后，我极大地期待重炮炮击将在石质的敌军阵地上引起石崩。

	现在该轮到安排步兵火力支援了。我将２连的轻机枪以及整个第一机枪连布置在１１９２高地的北坡和南坡上。他们的阵地隐蔽，不为库克方向的敌军所能观察。我计划在进攻是只使用少量部队而利用自动武器火力压制库克的敌军。每挺机枪都分配了射击目标。

	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于１０点３０分率领第四，第六步兵连以及第二，第三机枪连抵达了１１９２高地的东侧。我向他通报了最新情况以及为进攻库克所做的准备并请求为进攻配属更多的兵力。在观察了敌军阵地后，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命令侯尔（ＨＯＨＬ）中尉的６连向１１１４高地方向沿格罗夫拉特山脊扩大阵地。我的进攻库克的计划得到了批准。除了我手里的第二，第三步兵连和第一机枪连，我得到了第四步兵连以及第二，第三机枪连。很快，我们救完成了攻击准备。

	到１１点，鲁格维格中尉率领的整个火力分队（２连的６挺轻机枪，以及第一机枪连）已经进入了１１９２高地北坡和南坡上的阵地，做好了对库克守敌开火的准备。由２连２个班构成的突击组进入了１１９２高地北坡的出发位置；３连２个班构成的攻击组在南坡待命出击。一旦开火，这两个突击队的任务是占领库克和１１９２高地之间的山

	窝，然后在猛烈的炮兵和机枪火力支援下沿北坡或南坡上的小山沟向库克的敌军推进。我希望用这些小分队试探出敌军阵地的布置。第三，第四步枪连以及第二，第三机枪连位于１１９２高地以东山窝里的隐蔽阵地上担任预备队。根据小分队的最初进攻成果，我计划在北坡和南坡将他们投入战斗。

	救在攻击发起之前，救生兵的先头部队抵达了１１９２高地以东的山窝。救生兵２营先前曾经尝试从１１１４高地进攻格罗夫拉特山脊上的阵地，但被１１１４高地西北５００码阵地上的强大意军防御火力所阻；攻击前，救生兵营企图等待炮火支援，但是一无所获。由于１１４高地和１１９２以东的山窝之间的阵地仍然在敌军的顽强防守之下，救生兵们随后在格罗夫拉特山脊的北坡稍低的位置沿着已被符腾堡山地营夺取的道路运动（到达了１１９２高地以东的这个山窝）。在这儿，他们遇到了１５００个意军战俘在寥寥几个山地兵的护送下向后方转送。

	１１点１５分整，从托尔曼盆地发射的第一发重型炮弹呼啸着在库克北坡意军新构筑的阵地中间爆炸。乱石沿山坡滚滚而下。绝好的攻击前奏。１１９２高地上的机枪部队投入战斗，南北坡高地上的突击部队也同时展开行动。我从望远镜里紧张地追踪他们的进展。（草图４８）。

	库克阵地上的敌军用机枪火力回击，一场机枪大战在１１９２高地上的我们和库克的敌军之间展开。射击声令人震耳欲聋。我们的炮火不停地集中敌军阵地。炮弹爆炸产生

	的碎片以及引发的石崩考验着敌军的神经。胡姆峰上的敌军炮兵也从左翼加入了合唱，但却未能击中１１９２高地南坡上的我军目标；因为我们的机枪工事完备，敌军炮火几乎没有造成损失。在右侧下方的北坡上，鲁德维格的突击分队沿着敌军阵地奋勇前进，手榴弹不断炸开。意大利守军顽强地守卫着每一片阵地（ＥＶＥＲＹＮＯＯＫＡＮＤＣＲＡＮＮＹ）虽然部队是沿山坡向下进攻，但是进展缓慢。

	１１９２高地南坡上的情况则大不相同。３连的突击队沿着伪装的道路ＶＡＵＬＴＯＵＴ机枪阵地，迅速地消失在我的视野中。双方的机枪火力在他们头上横扫而过，突击队紧挨着伪装物前进，抵达了库克和１１９２高地之间的山窝而没有受到有目标的火力射击。虽然受到己方的炮火及其导致的石崩威胁，３连突击队从这个位置向着山顶的敌军阵地奋力攀登。我的观察组密切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我们的炮火很准确，一发发炮弹击中意军战线。当３连的突击队接近敌军前线阵地时，我们加大了机枪火力密度。很快，突击队就进入了手榴弹投掷距离。我们的一些士兵开始向完全暴露在我方火力下的敌军挥舞手绢。这个诡计得逞了，我们看到第一个敌军士兵逃离了阵地。

	发动主攻的时间到了。我手里有４个连。我向聚集在一起的连长们发出命令：“南边的突击队正在攀登库克山，并俘虏了一些敌军。隆美尔分队使用所属４个连沿库克的东南坡进攻。第三机枪连，第四，第三步枪连和第二机枪连跟随分队部以双重队形沿着经过伪装的山脊道路向下出发。”。

	“１１９２高地上的火力支援组以最大火力支援，并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跟上大队。”

	我们沿着经过伪装的道路往下前进.如果库克山上的敌人细心的话，他们能够发现我们的行动。然后，一切情况显示，他们的注意力被系在１１９２高地上的机枪以及当地的手榴弹战上。双方消耗了大量的弹药，但是只有即刻子弹飘向山脊公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过多久就抵达了１１９２高地和库克之间的山窝，这儿是库克山上的意军火力不及的。整个分队以双重队伍紧跟而上。

	正当我们前进的同时，突击队俘获的敌军人数已经达到１００人。后方报告说救生兵一部将加入我们沿山脊向下前进。这只额外部队的加入使我指挥的部队超过了一个团，部队在我我身后蜿蜒长达２英里。我是不是应该把眼光放远一点？

	在接下来的１５分钟里，我们的炮兵和机枪火力把敌人压制在库克东面的阵地上。３连突击队收拢了所有在我们火力打击下四散奔逃的意军。经过伪装的山脊公路，蜿蜒绕过库克的南坡及其守军，难道这不能吸引我从这进行一次远距离推进吗？我曾经考虑过切断库克的守军。但我必须考虑和库克南坡上的敌军强大的预备队对抗，以及敌军可以动员大规模部队沿陡峭的山坡向下冲击的事实。在另一

	方面，我知道我们没有完不成的任务，因为山地兵在各个方面久经考验。我没有迟疑，发出了前进的命令。攻击继续进行。

	我的目标是拉夫纳（ＲＡＶＮＡ）附近区域，一个库克西南坡上的小山村。我和分队的先锋一起开劈道路。在几个尖兵身后是克劳（ＧＲＡＵ）的机枪连。士兵们大口喘着粗气，浑身大汗淋淋，肩膀上扛着重机枪。行军很艰难，他们从进攻开始就携带着这些机枪，但是他们都知道这时候绝对不能吝啬一点体力。

	山脊公路伪装良好，向着拉夫纳往下延伸。公路被ＢＬＡＳＴ成几乎陡峭的毫无掩蔽的库克山坡，山坡上的敌军守卫不能看到公路两侧发生的事情。敌军所有的注意力都击中在１１９２高地的战斗上。另一方面，我们在公路方面的视野很小，而且众多的拐弯使我们的视野纵深不超过１００码。竖直的石墙挡住了我们右侧的视线，左侧的伪装物限制我们在那一方向的视线。这种狭窄的视野对我们有利。

	我们频繁地碰上毫不怀疑的士兵站在路旁或沿路行军，有时离我们只有几码远。这些敌军从没有机会使用他们的武器救被我们俘虏了。一个解除武装的信号以及让他们向东的手势就足以让这些失去武装的意军士兵顺着我们的队伍乖乖地向后朝１１９２高地前进。我们的突然出现完全惊呆了他们。

	我们迅速前进，一路路过了炮兵阵地，后勤车辆，封闭的敌军步兵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队形，而没有被敌人所阻止或遭到敌军的射击。在我们的右后侧以及山坡上，１１９２高地和库克守军之间的战斗仍在进行，几颗流弹嗡嗡地从我们头顶高高穿过。库克山上的意军仍在等待德军向往常一样在宽大的正面越过１１９２高地的山坡发动进攻。

	道路左侧的伪装在即将抵达拉夫纳的时候消失了，使我们的视野骤然开阔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右侧上方的山坡上有一排排灌木，除此以外山坡依然缺少隐蔽物。我们会在这些灌木里或灌木后边发现意军预备队吗？拉夫纳最靠近我们的一幢房子大约在我们前方３００码。左侧陡峭的山坡上，是几个农场，他们后面是树林覆盖的１０７７山头（ＫＮＯＬＬ）。我们再一次加快速度，以全速前进抵达了拉夫纳而没有受到射击。

	时已正午，炎热的太阳曝晒着南坡。难怪拉夫纳的守军直到我们向几座建筑和谷仓发起突击时才发现我们，大概他们认为这里远离前线。惊恐的意军不叠地四散逃往鲁西欧和托坡罗（ＴＯＰＯＬＯ）山谷，他们的驮马也向四周逃散。令我们大敢疑惑的是，他们没有开响一枪；库克南坡上看起来没有人员活动。很显然，我们想象中的敌军预备队已经投入战斗以防御我们的突击队从１１９２高地发起的进攻。

	拉夫纳的最后一支守军，大概是一个驮马分队，消失在村子以西，鲁西欧方向的一个小山包哪边。我们紧跟着他们，我和分队最前端的士兵抵达了这个山头，发现了一个奇妙的景象，尤其是在西面。（草图４９）。

	在下方右侧，库克和莫兹里（ＭＲＺＬＩ）之间的山窝里坐落着鲁西欧村。村子本身以及与其外围相连的众多军营里布满了意军部队。鲁西欧内外象平常一样呈现出一副平和的大后方景象。鲁西欧－萨佛格纳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一个驮马牵挽的重炮连ＡＴＡＷＡＬＫ从鲁西欧向西行进。从村子北面传来响亮的战斗声，我估计他们来自１２步兵师的攻击行动。（这是恩希霍尔兹集团，大约有三个营的兵力，面对意军的进攻坚守阵地。意军穿过意得斯科（ＩＤＥＲＳＫＯ）和卡夫里特（ＫＡＲＦＲＥＩＴ）试图通过攻占１２师在马特加山以北山谷里的阵地以包围１２师的后翼和侧翼。）

	在鲁西欧的另一面，蜿蜒的马特加公路向上穿越了部分为树林覆盖的莫兹里东坡，以及克拉格恩扎（ＣＲＡＧＯＮＺＡ）。我们在那儿几乎没有看到什么人员车辆往来。阿夫萨（ＡＶＳＡ）和匹莱（ＰＥＲＡI)附近的意军炮兵阵地正向格罗壁附近１２师的部队射击。

	分队剩余的部队跟随我以最快的速度前进，因为我希望继续保持在拉夫纳的进攻势头，在决定性的方向作出迅速的行动。没有时间作耗时的讨论，我迅速地衡量了面临的三个行动选择。我们可以攀上库克的南坡，俘获敌守军。守军的大部正在东面和符腾堡山地营的其他部队作战，其余部在北面和１２师的部队交战。我并不认为这些敌军是个威胁，所以把他们留给了后面的山地部队或救生兵。在我看来，他们的命运已经注定了。

	进攻鲁西欧附近的敌军，为１２师打开鲁西欧山口是个很有诱惑力的选择。我的两个机枪连可以从优越的阵地上提供很好的火力支援。我们大有可能悄悄的接近鲁西欧附近的敌军集群，并对敌军进行突袭。但是，这并不能保证俘获或者歼灭鲁西欧附近的敌军。莫兹里东坡上的岐岖，树木覆盖的地形给敌军提供了以较小代价撤离山口的可能性。我拒绝了这个选择，并决定封锁鲁西欧－萨佛格纳山谷以及在克拉公扎山（１０９６）的马特拉公路。鲁西欧－萨佛格纳山谷两侧的山坡上树林遍布，有利于我们的行动因为这使我们得以在鲁西欧附近的敌军发现我们之前抵达波拉法（ＰＯＬＡＶＡ）附近的山谷。如果我们封锁了山谷和公路，而阿尔卑斯军能到达鲁西欧，被围的敌军将无法逃脱被消灭或俘虏的命运。（草图５０）。

	我们的分队是不是分布地太散了？一些部队沿着库克南坡的伪装公路前进，已不在我的视野内。快速行进很可能已经把队伍拉长到我们所不愿看到的程度。不能再等了，每一分钟都是决定性的，很可能使我们付出沉重代价。

	在拉夫纳，我们转了个大弯奔向西南方，分队的尖兵朝着波拉法附近的鲁西欧－萨佛格纳山谷（１０７７高地树木覆盖的西坡）前进。我派通信兵带着指示回到拉夫纳，要求分队所属的所有连队向波拉法方向运动。

	在匆匆赶路的同时，我们从俘获的意军驮马搭载的篮子里抓起一把把鸡蛋和葡萄往自己身上装。分队以双重队伍前进。我们小心翼翼地绕过了左上方的９７６高地，因为我们不能确定它是否为敌军所占领。我不想在半路被敌军阻挡。如同几个小时前我们在格罗夫拉特山脊公路上所做的，我挑选那些灌木丛，小树林作为行军道路，因为我们必须避免被鲁西欧和９７６高地上的敌军观察到我们的运动。迈着轻快的步发，我们越过软软的草图向山底前进。我们希望能缴获那个位于萨佛格纳方向，离开鲁西欧时所观察到的重炮连。我们迅速地接近谷底。

	１２点３０分，队伍的头部抵达了鲁西欧西南１。５英里的山谷。我军尖兵，括克劳中尉，斯特锐切，瓦仑伯格（ＷＡＨＲＥＮＢＥＲＧＥＲ）以及我自己，突然从路东１００码的灌木丛中起身；我们的突然出现使一堆意军士兵目瞪口呆。这些意军毫无戒心地行进着，部分步行，部分乘坐在大车上。完全没有在格罗壁战线后方两英里的地方和敌人遭遇的准备，这些意军以最快的速度跑进路一侧的灌木丛里，唯恐我们会向他们射击。我们的脑子里可从来没有这样的念头。

	我们抵达了公路，在某处公路连拐两个大弯的地方开始挖掘工事。敌人设置的铁丝网被立即剪开。已经抵达的４连和第三机枪连被布置在山谷两侧山坡上的灌木和植被丛里。他们的阵地隐蔽，用火力可以远远的控制南北两侧的山谷。

	不幸的是，穿越拉夫纳后不久，当我们还在１０７７高地西坡时，我们和分队的其他连队死去了联系。这对我是个很大的打击，因为我需要至少２个或３个连以执行计划中的向克拉共扎山的推进并封锁马特加公路。我派遣华尔兹中尉返回以便尽可能快地将其他的连队带上来，并通知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我们的成功以及我们的方案。

	同时，使我们大吃一惊的是，鲁西欧－萨佛格纳公路上开始出现了意军。从北到南，不成群的士兵和车辆毫无戒心地向我们开来。几个山地兵在公路大拐弯处很礼貌地拦住并俘虏了他们。大家都很开心，一枪未发。我们小心翼翼，尽量避免大车在公路拐弯处突然减速而惊动那些可能跟在后面的敌军。几个山地兵带走了车夫和卫兵，其他的抓住马匹或骡子把车队赶到预先指定的停靠地点。很快，我们就感到难以应付越来越多的往来意军。为了让出地方，我们被迫把大车和驮马脱开，然后将大车紧紧地排在一起。缴获的驮马和骡子被立即带到路障后的小山沟里。很快，我们就俘获了超过１００个俘虏和５０辆大车。生意兴隆，蒸蒸日上。

	缴获的大车为饥肠辘辘的大兵们提供了他们想向不到的美食，包括巧克力，鸡蛋，腌菜，水果（ＧＲＡＰＥＳ），葡萄酒和白面包。我们打开了食品包装，将食物分配给士兵。两侧山坡上的士兵们首先分到了这些食物。大家似乎忘记了过去几个小时里地磨难和战斗。在敌后２英里，大家士气高昂。

	哨兵发出的警告驱散了我们的兴奋状态。一辆意军机动车从南面高速向我们接近。我们拖过一辆大车，将它横在公路上。但是一个机枪手以为意军正在逃跑，于是违反我的直接命令，在５０码的距离向他们开火了。这俩车猛然停下，卷起一大堆尘土。司机和三个军官从车上跳下来，向我们投降。我们俘获了车上所有的人，除了一个军官跑到路底下的灌木丛里逃脱了。一个敌军士兵躺在车上，受了致命伤。这些意军是萨佛格纳一个高级参谋部的军官；他们为电话联系的中断而感到苦恼，于是亲自出发企图弄明白山脊上的情况。这俩汽车完好无损，由原来的司机开到了我们的停车点。

	自从我们封锁了公路后，半个小时已经过去了，但是丝毫不见分队其他部队的踪迹。在鲁西欧方向和库克方向都没有听到激烈的战斗声。我们希望身后的敌军战线没有合拢。否则，我们只好冲破敌军阵地以回到己方战线。

	山谷东侧的哨兵报告了新情况，这使我们将注意力击中到北面。一队长长的的意军从鲁西欧方向接近我们他们大概认为他们远在战线后方行军，因此竟然没有派出警戒；意军先锋以最松松垮垮的态度向我们靠近。

	警报！准备战斗！我估计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１５０名山地兵将和数量上大大占优势的敌军展开战斗。我们的阵地很坚固，而且我们的机枪火力控制着相当长的一段山谷。我越是让敌人接近我们的路障，敌人就越没有机会展开它们的兵力。我命令全体直到听到我的哨声才能开火（草图５１）。

	意军队伍的头部距离我们的路障不到３００码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流血，我派出我的副手斯塔尔带着一个白色的袖套（ＡＲＭＢＡＮＤ）作为军使向敌人走去。他的任务是命令敌人放下武器，避免战斗，并向敌军说明我们已经占领了山谷两侧的山坡。当斯塔尔迎着敌军队伍快步向前时，克劳中尉，瓦伦伯格，斯特瑞切，和我走上公路弯曲部。我们挥舞着手绢，想让敌军明白斯塔尔的话是真的。

	斯塔尔和意军队伍的头部相遇了。敌军军官们一拥而上，下了他的手枪和望远镜（因为匆忙，斯塔尔没来得及放下这些东西）。斯塔尔几乎没来得及说一句话就作了俘虏，我们挥舞手绢也没帮上什么忙。意军军官命令先头部队向我们开火，我们迅速地跳下公路隐蔽起来。我吹响了哨子，一道道火舌从两侧的山坡向敌军队伍扑去，几分钟内我们的火力就扫清了公路上的敌人。趁着敌人忙于寻找掩护，斯塔尔寻机逃脱并迅速回到了我方阵地。

	由于我们不得不非常注意保存弹药，一分钟后，我下令士兵们停火。敌军的回击火力很弱。我们再次挥舞手绢要求他们投降。我们停火太早了！敌军利用这停火间隙冲出灌木丛布置好了队形。与此同时，几挺机枪从道路西侧的山坡上向我们开火。山地兵用不了多久就向他们证明了谁是更好的射手。我们的火力设置在控制性阵地上，而且位置隐蔽，对密密麻麻聚成一团的静止之敌以沉重打击。经过五分钟的交火后，我再次要求敌军投降。又一次徒劳无功！

	敌军的前方部队利用停火向我们发起冲锋，距离我们只有９０码。

	最终，在１０分钟的激烈交火后，敌人被迫承认他们已被击败，向我们发出了投降的信号。我们随即停火。意军巴萨格利亚日旅的５０名军官和２０００名士兵在山谷公路上放下武器，向我们靠拢。我命令斯塔尔负责集合俘虏并将俘虏经过拉格拉法（ＬＡＧＬＡＶＡ）和１０７７高地后送到拉夫纳。我只能派出几个士兵去押送这些俘虏。

	我们得到了３连的增援，在我们和巴萨格利亚日旅战斗的最后阶段，他们从山谷东面的山坡上加入了战斗。从鲁西欧方向不断传来激烈的交火声。为了弄清当地的情况，我在刚刚缴获的汽车上架起一挺重机枪向鲁西欧方向开去。大约３／４英里长的道路上满是意军丢弃的武器和装备，绕过他们费了我们好长时间。在鲁西欧南面，我们碰到了那个我们在拉夫纳观察到了重炮连，他们的驮码被击毙躺在公路上。当我向着１５３０高地方向前进抵达鲁西欧的时候，ＳＰＲＯＥＳＥＲ少校率领的符腾堡山地营余部和第二救生兵营也刚刚进入鲁西欧和山谷南部。我在村子的南部入口遇上了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第二救生兵营的部队沿着马特拉公路把敌人向阿夫萨（ＡＶＳＡ）方向驱赶。

	我向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建议由我率领我们当下掌握的山地营部队从波拉法（ＰＯＬＡＦＡ）沿最短的路穿过乡村向克拉公扎山出发并占领克拉公扎主峰。如果我们占领了克拉公扎山，莫兹里峰上的敌人将被迫寻找另外一条向南的出路，而我们可以趁其在北面和１２师以及阿尔卑斯军部队交火之时从后方攻击他们。此外，控制克拉公扎山使我们可以切断通向马特加的唯一一条山脊公路，由此切断所有布置在公路附近以及在公路上运动的炮兵连。我们也可以沿马特拉公路经过阿夫萨和匹拉提（ＰＥＲＡＴＩ）向克拉公扎山出击，但这没有吸引我。敌军会如何看待目前的形势呢？放弃鲁西欧山口后，大批意军部队正相当有秩序地沿马特加公路向莫兹里－克拉公扎山东坡运动。可以认为他们想要占领那儿的预设后方阵地。在马特加公路上布置一只小部队就足以挡住追击的我军。这使得他们可以重新组织部队，不慌不忙地占领预设阵地。同时也可以认为马特加公路两侧的阵地已被敌军占领。所有这些考虑促使我建议从尽可能短的路径向克拉公扎山出击。

	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同意了我的建议，并教给我所有在鲁西欧及其以南地区的山地营所属部队（２，３，４连，１，２，３机枪连以及通信连）。与此同时，格斯勒（ＧＯＳＳＬＥＲ）分队（１，５，６连以及山地机枪２０４，２６５分队）奉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的命令向鲁西欧前进。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乘坐我们在波拉法缴获的意军汽车前往旅部，汇报我们在先前战斗中的进展并确保未来战斗所需的炮兵支援。

	 

	战场观察

	库克的意军指挥官决定在库克东坡的几条战线上投入大量预备队以阻止德军在格罗夫拉特阵地的突破，这个据点是错误的。隆美尔分队得到了至关重要的战斗间歇以重组部队，组织防御以及投入增援部队。如果意军使用这些兵力夺回１１９２高地的话对他们将会有利地多。他们可以从库克北坡的众多阵地得到必要的火力支援。如果敌军指挥部能从东部组织起对隆美尔分队的进攻，后者的处境将会很困难。

	此外，在陡峭，毫无掩蔽而多石的库克东坡上（正向坡）设置３道阵地是不可取的。敌军士兵化了几个小时挖掘却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即使我们没有用火力阻拦他们工作。在１１９２高地西坡（反向坡）上设置阵地对敌人将会更有利，因为我们的炮兵和机枪火力将不能够触及他们。

	敌军没有即使封锁库克南坡上的山脊公路，也没有即使用火力覆盖山脊公路下方的光秃山坡。

	在进攻库克的初期，２－３个意军营凭借控制性阵地上的众多机枪和隆美尔分队对抗，部分阵地构筑完备，部分阵地则很粗糙。在一个机枪连，６挺轻机枪以及２个重炮连的火力支援下，分队最初只使用了２个１６人突击队展开进攻。这两支突击队试探了接近敌军的可能性，随后我使用主力包围了整个库克的守军。上午晚些时候，符腾堡山地营的攻击部队和巴伐利亚救生兵的一个连占领了这些阵地。

	我们的机枪和重炮火力在步兵进攻的同时轰击了仓促挖壕据守的敌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很多地点的敌军在火力压迫下甚至不能直起身来。如果敌军能妥善地构筑工事的话，我们的火力将不会取得什么效果。

	我们在１１９２高地上的机枪火力象磁铁一样吸引了意军火力单位的全部注意力，这得以使我们的突击队然后是整个分队能够毫无损失地通过敌军观察下的伪装公路而抵达库克东坡，

	在拉夫纳，隆美尔分队内部各单位的联系中断了。一个机枪连连长开始命令部队收拢缴获的骡子，其结果是当我抵达波拉夫附近的山谷时身边只有１／３的部队。这些部队只能够封锁鲁西欧－萨佛格纳山谷，我只好放弃封锁克拉公扎山方向的马特加公路。ＤＡＬＬＹ在拉夫纳的部队后来参加了对鲁西欧之敌的进攻；但是如果我们能在１０月２５日占领克拉公扎山的话，我们将会取得更大的战果。原则：如果攻击部队突破进了防御区或部队突破成功的话，预备对必须和先头部队保持紧密联系，而不能因为搜括战利品分散注意力。所有后方部队需要用最快的速度紧跟前方的突击部队。

	巴萨格良日旅的一个团以行军队形前进，并毫无戒心地撞上我们在狭窄山谷里设置的路障。虽然他们的先头部队被我们压制，后方的部队仍然可以通过进攻东西两侧山坡以重新掌握战局。但是敌军缺乏清晰的思维和果断的指挥。

	１９１７年１０月２５日上午，战场形势如下：克劳斯集团：第一帝国步枪团正从沙加（ＳＡＧＡ）进攻斯托尔。２营占领了库姆（ＣＵＭ），一营占领了普伏利姆（ＰＶＲＩＨＵＭ）。４３旅正攀登１４５０高地。第三帝国猎兵团的突击连正攻占卡尔（ＣＡＡＬ），３团１３连正在进攻塔纳门（ＴＡＮＡＭＥＮ）山口。

	斯坦集团：１２师所属第６３步兵团沿着纳提孙（ＮＡＴＩＳＯＮＥ）山谷推进到罗比克（ＲＯＢＩＣ）以南２英里的边境，并击退了所有的意军增援部队。马特加北坡上的意军阵地没有受到攻击。在格罗壁以南一英里，恩希霍尔兹集团仍在奋战，但进展缓慢。他们在下午５点夺取了格罗比，在下午６点抵达了鲁西欧，但发现村子已经被巴伐利亚步兵救生兵和符腾堡山地营的后卫部队占领。在阿尔卑斯军，和符腾堡山地营一部和巴伐利亚步兵救生兵一个连在下午２点占领了库克守备阵地。于此同时，符腾堡山地营６连扫清了１１１０高地和１１１４高地之间的格罗夫拉特山脊阵地。在包围库克并切断鲁西欧－萨佛格纳山谷后，隆美尔分队在波拉夫附近的战斗重俘获了意军第四巴萨格良日旅的大部。符腾堡山地营大部和第二救生兵营从拉夫纳出发攻占了鲁西欧。第一和第十猎兵营正在１１１４高地的南坡上激战，并在下午占领了１０４４高地和１１１４高地全部。在第２００师，第三猎兵团正在克莱附近的１１１４高地以南激战；第四猎兵团在下午６点１１１４高地以南半英里的拉西马（ＬＡＣＩＭＡ）。

	斯考地集团：第八榴弹兵团从普斯诺（ＰＵＳＮＯ）出发进攻胡姆山，途中穿越朱得日欧（ＪＵＤＲＩＯ）。第二山地旅夺取了西舍（ＣＩＣＥＲ），２２山地旅夺取了圣保罗（ＳＴＰＡＵＬ）。

	结果：在１０月２５日，西至鲁西欧山口，东至１１１４高地，意军在意松左以南格罗夫拉特山脊上的第三道战线已被我军的攻势击破，尤其是符腾堡山地营的进攻。符腾堡山地营的成功使得位于鲁西欧以北的阿尔卑斯军和１２师的部队能够继续推进。

	 

	第五节  突击克拉公扎山

	我带领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在鲁西欧赋予我的山地营部队，以最快数度赶回波拉夫以北的路障。到达以后，我迅速把缴获的驮马分配给我指挥下的７个连。接着，我们毫不停顿地向杰夫西克（ＪＥＶＳＣＥＫ）和克拉公扎。我们的行动越迅速，我们所将遭遇的敌军就越不可能有准备。

	尽管在过去的几天里士兵们体力透支，而且食品匮乏，我们沿着无路可寻的陡峭坡壁向上迅速攀登。沿途部分是草地，部分是难以通行的荆棘树丛，还有部分是石质的山沟。我不得不要求筋疲力尽的部队作出超乎常人的努力，我们的攻势不能停顿。

	我们越往上攀登，向上前进就越困难。深深的山沟和荆棘往往迫使我们向低处绕道，消耗额外的体力。经过几个小时的攀登之后，黄昏来临了然后是黑暗。部队已经消耗了全部的体力。我要放弃我的目标吗？不，我们必须抵达杰夫西克。一旦我们抵达，我知道我能找到足够的勇士去进攻克拉公扎山。

	圆圆的月亮照耀在象屋顶般陡峭的山坡上，在山坡表面的灌木和草地上镀上了一层银光，在一堆堆树木后投下黑色的阴影。我们的尖兵缓慢而警惕地向上攀登，最终找到了一条小路；分队拉在他们后面５０码。不时地，我们停顿下来，倾听黑夜里的动静。

	在小路边缘的一块呈草堆形状的阴影里，我们再一次停下。

	我们前面是一个长满植被的深谷，在阴影里呈现出怪异的黑色；小路就从其中穿过。我们全神贯注地竖起耳朵，从山沟远端清晰地传来传来说话声，发号施令声以及部队行进的声音。敌军并没有向我们靠近，听起来他们正和山沟另一侧平行前进。如果他们占领位于该处的阵地，我们接近他们的唯一通道就只能是这条狭窄的小路，这并不是我愿意看到的情况。而且，这股敌军的出现挡住了我们从上方和右方进军杰夫西克和克拉公扎的道路。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绕向右方，避开小路是个较好的选择。在灌木丛产生的长长阴影里，尖兵们被迫再次和陡峭的山坡做斗争。很快，我们就看到下方有一大片草地在月光下泛着银光，并被高高的树木半包着。难道我们的眼睛欺骗了我们？树林边缘不是有障碍吗？那些障碍后边不是照明良好（ＢＲＩＧＨＴＬＹＬＩＴ）的敌军阵地吗？我们极度谨慎的悄悄向前接近，以确定这不是幻觉。从前方的树林里传来意军说话的声音。不幸的是，由于缺乏靠近侦察，我们不能确定敌军是否占据着那些阵地。

	为了解决这些疑问，我派出几个军官探路。同时收拢部队，命令部队休息。很快，前方传回报告，敌人实际上正在占领阵地，而且阵地前方的障碍很高。

	即使对精力充沛的部队来说，通过光线良好的山坡进攻敌军坚固阵地也是个冒险的任务。体力消耗怠尽山地兵们自从攻势开始以来已经做出了令人瞠目的成绩，但即便是这些勇士，要求他们在几个小时内发起这样的攻击也是不可

	能的。此外，初夜时分突破该处的敌军阵地是否有效以及是否能被充分利用是有争论的。我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决定在几个小时的休息之后对当前地形和敌军布置进行一次彻底的侦察。

	整个分队悄无声息地进入一个宽大的山沟。这条山沟距离敌军阵地约３００码，它为我们提供了庇身之所，免受上方的火力袭击。我们向士兵们提供了食物，然后休息直到午夜。第四连和第二连呈半圆形布置了哨兵，为宿营地提供了警戒。驮马的嘶叫声使他们令人担心地惹人注意，我们拉下缰绳迫使他们蹲下。在部队向休息区域运动时，波拉夫山谷方向爆发了激烈的战斗，这显示敌军仍留在山谷里（草图５２）。

	我派出由几个军官组成的侦察组侦察进入敌军阵地的道路，障碍区的难度，深度和可能的缺口，守军阵地的类型，以及杰夫西克村的位置。他们必须在不晚于午夜前发回侦察结果。

	我躺在一个缴获的意大利睡袋里，试图打个盹；向来细心的莱尔（ＲＥＩＨＥＲ）在波拉夫附近从一头骡子背上扯下了这条睡袋。尽管很疲劳，我那已经定性（ＷＯＵＮＤ－ＵＰ）的神经却不允许我入睡。事实上，阿尔丁杰中尉的一份紧急报告（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使我一跃而起，他的报告如下：“杰夫西克位于我军宿营地西北半英里。村子里有坚固的防御阵地，四周有铁丝网围绕，但看起来敌军还没有进入这些阵地。在杰夫西克的西坡和村子的南部，敌军正朝东北方向山下前进。”

	我立即作出了决定：“向杰夫西克出发。”我们也许能在意军意识到应该占领杰夫西克之前攻占这个村子。几分钟内，我们拆散宿营设备，召回警戒部队；各连集合，预备出发。这时，月亮已经落下，只有满天的星星在黑暗中提供了一丝微弱的亮光。

	分队沿着阿尔丁杰中尉侦察出的道路默默地向杰夫西克攀登。我向领头的部队说明了我们的处境。第四和第三机枪连组成了前卫，其他五个连队紧跟其后，各连保持小间距。我们先穿过一处树丛，然后穿越林中空地向着险峻的山峰攀登。阿尔丁杰中尉宣布我们离杰夫西克只有３００码了。我们停下队伍，聚精会神地聆听了几分钟。没有听到附近有任何物体移动的声音，但在１００码以远的上坡上传来意军步兵向上攀登的脚步声。

	阿尔丁杰中尉通过铁丝网之间的缺口溜进其后的阵地，发现阵地上空空如也。尖兵随即跟进。随后我指挥整个前卫部队进入阵地并将他们呈半圆形布置在阵地上。侦察班被派出观察附近的地形并向山坡上以及杰夫西克的敌军方向侦察前进。

	同时，分队大部（第二，第三连，第一，第二机枪连）运动穿过障碍区并进入阵地。我把通信连和驮马分留在障碍区外侧的山坡上。我带着一个侦察班沿山坡向上逼近敌军。能见度只有几码，几步之外的山坡看起来出乎意料地成黝黑一团。不到１００码以外，我们的左下方，意军步兵正朝杰夫西克行进，也许是排成长队(INＣＯＬＵＭＮＯＦＦＩＬＥＳ）。我们悄悄地离敌人更近了，但是发现了敌军哨兵。我意识到敌军已经占领了阵地，这支敌军正开向其后方。

	我们蹑手蹑脚地返回，转向左方向杰夫西克前进。当我们接近杰夫西克的第一批建筑物时，一个侦察班返回报告杰夫西克地北部没有敌军，但是意军步兵正通过村子地南部。我决定进入杰夫西克并俘虏那些村子南部的敌军步兵。

	几分钟后，分队缓慢地向村子前进。最前端的部队到达了第一批建筑物所在位置，这时几个农场里的狗开始狂吠起来。不久，敌军从山坡上右侧的一个阵地从大约１００码地距离开火。幸运地是，幸运地是，齐射火力大部分指向我们左边地树林.附近没有掩蔽物，我们只好紧紧地贴在地面上。我们打开机枪和卡宾枪的保险，随时准备开火，但仍保持绝对的寂静。除非敌人主动向我们进攻，否则我们决不主动开火。如果敌军不发起攻击（我认为是可能的），那他们会认为犯了个错误，然后很快便会停火。

	在敌军开火的同时，分队主力一部以村子东部未被敌军占领的阵地做掩护进入了杰夫西克。几分钟后，敌军的火力停止了，分队很快全部进入村子。令人高兴的是，敌军的火力没有造成伤亡。

	我们呈半圆形占领了村子北部，避免和杰夫西克西北山坡上的敌军接触。时间早已是午夜过后。在斯罗文（ＳＬＯＶＥＮＥ）一家所在的房子里，那些不担负哨兵勤务和守卫阵地任务的士兵们里靠着他们的武器休息。我们都很了解，大股意军占领的阵地离我们只有手榴弹投掷的距离；如果意军摸进村子的话，我们随时会陷入肉搏战。

	自从敌军向我们开火以后，杰夫西克西北山坡上敌军以及村子南部的敌军停止了行动。此外，只有西北方向山坡上的敌军曾向我们开火，没有一颗子弹从村子南部发出。这是否意味着敌军阵地间有缺口，而不是我们所认为的一直到波拉法都是连续的？靠着火堆发出的摇晃不定的火光，我仔细研究了地区。我们大约在波拉法以北一英里，位于海拔２８００英尺的杰夫西克村北部。克拉共扎山在西面６００码，高度差９００码。杰夫西克的东面阵地得到了加固，意军占领了西北和东南方向山坡上的阵地，远至波拉法；我们面对的是意军用来阻挡经由鲁西欧山口渗透的预设阵地。先前夜间所发现的敌军运动使我们确信敌军正努力占领这个阵地；出于某种原因，原被应该占领杰夫西克的敌军守卫部队尚未到达，但他们随时会到达。我们应该继续等待吗？难道是战争之神又一次将这个机会置于勇敢的山地步兵们手中？如果我们占领了杰夫西克，我们就能占领部分敌军用来阻挡我军前进的阵地，并打开阿尔卑斯军向克拉共扎，莫兹里，和马特加进军的道路。

	经过一番考虑，我吩咐鲁兹（ＬＥＵＺＥ）中尉去看看村子的西南部是否有敌军。如果西南部为敌军所占，那么他需要进一步侦察杰夫西克西北６００码的山脊，以及村子西北意军阵地后方的情况（草图５３）。

	筋疲力尽的分队得到了延长的休息时间。距离敌军几码的房子里点起了火；大部分士兵坐在火堆前，喝着咖啡，吃着干果。斯罗文一家友好地向我们提供了这些东西。户外偶尔会响起一声枪响，然后是一阵意思军投掷的手榴弹爆炸声。敌军显然无意向杰夫西克进行突出侦察。我们没有开枪。深沉的黑夜笼罩了紧紧靠在一起的德军和意军部队。

	接近凌晨４点３０分，鲁兹中尉从侦察任务返回，带回了一个意军俘虏。中尉向我报告：“杰夫西克西南端没有发现敌人，我们侦察了通往村子西北６００码高地的道路。我在山上俘虏了这个意军士兵，但没有碰到其他敌人”。中尉完美地完成了他的任务。

	鲁兹的报告促使我决定立即使用４个连占领杰夫西克西北６００码的山头，分队余部留在杰夫西克担认支援任务。我计划在黎明时进攻杰夫西克西北的敌军。

	这并不是个轻松的决定。如果敌人利用他们在克拉共扎山上的控制性阵地用火力向我们射击，我们将陷入两面作战。事情很可能会变得很糟糕。但是，没有冒险就没有收获。

	凌晨５点，天仍然漆黑，第二和第四步枪连以及第一，第二机枪连静静地离开了杰夫西克，沿着鲁兹中尉事先侦察好的道路前进。中尉走在长长队伍的前面。久经考验的克劳中尉率领３连和第三机枪连留在杰夫西克；一旦进攻，开始他们将负责用火力压制杰夫西克西北阵地上的敌军。他们的另一个任务是保护我们不受东面的攻击。

	在我下达命令的同时，分队离开了村子。当我赶上机枪２连的队伍时，克拉共扎山上已经出现了亮光。在山区，从黑夜到白天的转换非常迅速。我不详地预感到我们晚了半小时。在我前方，部队以通常的纵队（ＦＩＬＥＣＯＬＵＭＮ）在８３０高地下方毫无掩蔽的凹地里沿着一堆乱石攀登。克拉共扎山最上方的悬崖已经沐浴在明亮的阳光里。我一边用望远镜观察着，心里不仅警觉起来。敌军阵地位于分队左上方几百码的地方。阵地已经被敌军占领，我甚至能看到守军的钢盔。如果敌军开火，分队目前所在的凹地没有任何掩护，我们将不可避免的遭受重大损失。众多军官和士兵们的生命系于一身，这使我感到沉惦惦的。我必须带领他们脱离这他们尚未意识到的困境。

	我尽可能多地召集了机枪２连，把他们布置在右侧并指示他们一旦敌军开始射击就用火力压制上方山坡上的敌人。随后我带领通信兵匆匆赶到前方，指引各连队转向右侧，杰夫西克西北６００码的一个长满小灌木的高地。这正是关键的时候（ＨＩＧＨＴＩＭＥ），天色正逐渐大亮。

	当凹地里的最后一批部队离开时，克拉共扎山上的敌人开始用快速猛烈的火力向分队扫射。我们仍然在山坡上，处在敌军阵地的控制下；无以防护敌军的扫射！只有低矮的荆棘树丛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在敌军注视下撤退的可能性。在机枪２连的快速火力掩护下，各个排分头行动，占领了杰夫西克西北６００码的高地，并在该处投入战斗。

	敌军从西北，西面和西南方的高地上成半圆形向我们开火，他们的火力大大超过了我方。２连和４连的士兵们悄悄地向侧方运动，并做短距离冲击以分散，减低敌军火力效果。我们的伤亡开始增加。２连连长，路德维格中尉守了重伤。

	与此同时，在我们后方的杰夫西克，战斗开始进入白热化。根据命令，克劳中尉率领３连和机枪３连冒着火力控制了杰夫西克西北方的敌人，把他们压制在阵地上以防止他们进攻和我一起行动的部队。

	我带着几个卫兵抵达了杰夫西克西北６００码的山头，我们在该处的一个小灌木从里找到了掩护，免受敌军的精确射击。敌军机枪子弹瑟地击中我们周围的地方。我手中的预备队已经不足一个班了。每个士兵都已经投入战斗，用最快的速度射击。我必须做出快速决定，否则就会失去我的部队。通过我的卫兵，我从２连和４连聚集起３个轻机枪班，并把他们带到指挥所以东６０码的保护性山坡上。敌军阵地面对东方，朝向杰夫西克而背对我们；村子里的部队在克劳中尉指挥下用火力覆盖着他们。

	我们穿过灌木向山下行进，带着机枪和卡宾枪随时准备开火。很快，下方的敌军阵地落入我们的视野。阵地上有重兵把守，钢盔一个挨着一个。我们从上方可以看到敌人战壕的底部，敌军对我们的火力毫无防护。在我们头顶，敌军向杰夫西克西北６００码的山地兵发射的火力呼啸而过。我们下方３００英尺靠近杰夫西克的地方，３连和机枪３连正向敌军开火。敌军没有预计到我们正威胁着他们。

	攻击班准备待命，随后我们大喝着冲向敌军，让他们投降。意军士兵惊恐地转身看着我们，步枪纷纷从他们手中滑落。

	他们知道他们已经完了，于是向我们发出投降的信号。攻击班未发一枪一弹，我们和杰夫西克之间的３个连的守军举手投降。使我们倍感惊讶的是，远至北面马特加公路之间战壕里的意军也放下了武器。发生在他们后方的激烈的战斗声，以及杰夫西克西北６００码山坡上出现的小小攻击组使他们迷惑。克拉共扎山上的意军和隆美尔分队主力之间的火力对射大概使这些敌军以为德军正从克拉共扎方向攻击他们，并且占领了控制性高地。

	意军一个团，包括３７名军官和１６００名士兵，在杰夫西克以北７００码的凹地里投降了。他们携带着所有的装备和武器，我几乎没有足够的人手去解除他们的武装。同时，在我们上方３００英尺，战斗仍然如火如荼，激烈程度丝毫不减。

	克拉共扎山上的意军对杰夫西克一带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并继续向我们的正面进攻。但是我们后方的敌人已经扫清了。

	在杰夫西克分兵的连队向上运动并很快对克拉共扎山发起正面攻击。战斗很艰难。敌人英勇地坚守他们坚固的控制性阵地；我们的火力对他们几乎没有效果。山地兵们冒着枪林弹雨（ＨＡＩＬＯＦＬＥＡＤ）越过毫无掩护，陡峭的山坡接近敌军。（草图５５）

	由于我手中已经没有多余的部队可投入，所以我夹在２连中间跟随他们一同前进。阿尔丁杰中尉接替受伤的路德维格担任２连连长。我们抵达了马特加低处的环形公路，发现１４们被遗弃的ＴＥＡＭＬＥＳＳ野战炮和２５大车的弹药。这是我们在阿夫萨和帕拉地（ＰＥＲＡＴＩ）看到的那个炮兵群吗？我们没有在此浪费时间。从北面发射的侧翼机枪火力开始落在我们中间。我们迅速前进。不久，２连失去了他们的新连长；阿尔丁杰中尉被三颗子弹击中受了重伤。在马特加公路上，有一段时间我成为一个意军机枪手的目标。这里找不到掩护，我绕过７０码外的一个公路弯曲部沿山坡往向上跑，避开了他的扇形火力。

	伤亡使山地兵们怒火焚烧，他们夺取了一条条战壕和一个个机枪据点。大约上午７点１５分，我们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英勇的２连在技术军士胡格尔（ＨＵＧＥＬ）率领下占领了克拉共扎山主峰。莫兹里东北坡和东坡上的敌军已经在劫难逃。

	我只能猜测友军的进展。从我们右方自黎明以来就不断增长的枪炮声来判断，我认为１２师和阿尔卑斯军的部队正从东北方和东面进攻莫兹里主峰，可能他们正沿着马特加公路从阿夫萨向克拉共扎攀登。

	我应该等他们抵达吗？我应该在克拉共扎东坡上止步以重组建制被严重打乱的部队吗？不该让刚刚完成突击山顶的士兵们休息一下吗？另一方面，我必须考虑目前处境的危险性。如果我们右侧的强大意军预备队正准备一次反击以夺回克拉共扎山，我们又该如何？

	我认为我们应该立刻以全力继续进攻，为敌军的反击做准备－以半个连进攻连接莫兹里主峰的山脊。

	 

	战场观察

	在夜间和杰夫西克相连的山坡上，意军部队的喊叫声及行军产生的噪音暴露了他们的行踪。这使我们转向一条正确的道路，避免了和敌军的无谓遭遇。

	当筋疲力尽的部队休息时，指挥员正积极地获取关于周围敌军和地形的准确信息。即使在午夜过后，军官们继续从杰夫西克出发进行侦察。他们为过后在杰夫西克西北的成功渗透以及夺取克拉共扎山奠定了基础。

	在１０月２５－２６日晚，我对友军所知甚少。我不知道他们的位置，他们的任务，以及他们的计划。我们和他们的侦察部队也没有联系。但是，对我来说有一件事很清楚，为了在１０月２６日继续攻击，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草图５６）。

	山地部队在黎明时处于几乎绝望的处境，我们受到敌军火力射击，而且毫无掩护，但情况最终向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几个班的勇敢士兵使这个变化成为可能。对克拉共扎山的意军控制性阵地和优势阵地的正面攻击突出地体现了符腾堡山地营士兵的攻击力。即使在所有的军官都伤亡后，２连仍然完成了任务。１９１７年１０月２６日上午７时１５分，我们夺取克拉共扎山时的战场态势如下：

	克劳斯集团：１０月２５－２６凌晨３点３０分，斯托尔（海拔１６６８米）落入第一帝国步枪团２营手中，他们于凌晨６时抵达波格纳（ＢＥＲＧＯＧＮＡ）。该团１营和３营在上午８时抵达波格纳。

	斯坦集团：和前一天的情况一样，１２师的步兵６３团部署在纳提松山谷的边境线上。步兵６２团２营以及步兵２３团接近救生兵２营在阿夫萨的警戒阵地，并准备出发。

	阿尔卑斯军：符腾堡山地营在杰夫西克突破了莫兹里峰－杰夫西克－波拉夫一线的敌军阵地，往西北方向打开一个１１００码的缺口并于上午７点１５分占领了克拉公扎山。山地营一部从鲁西欧出发穿过阿夫萨向克拉公扎山进军。救生兵２营和３营正准备出发，他们稍后加入了山地营１，３连向克拉公扎山的进军。救生兵１营在波拉法担任警戒任务。猎兵２团（除掉１０连）从拉夫纳动身向鲁西欧出发。猎兵１团和猎兵１０连在１１１４高地过夜后，正准备从当地出发。２００师：猎兵３团通过德伦奇亚（ＤＲＥＮＣＨＩＡ）向特鲁斯年（ＴＲＵＳＧＮＥ）进军，并于上午８时抵达。猎兵４团和５团在１１１４高地过夜后于凌晨４点３０分从该处向拉夫纳运动。他们呆在拉夫纳直到上午８点。

	斯格地集团：榴弹兵８团以所属１营于凌晨５时占领了拉卡尔法（ＬＡＫＡＬＶＡ），随后以所属的三个营全部对胡姆山发起攻击。

	结果：在凌晨时分，意军在马特加北坡－莫兹里峰－杰夫西克－波拉法－圣马丁诺一线的阵地，和他们在格罗夫拉特山脊的阵地一样，在杰夫西克被符腾堡山地营的先头部队击破。山地营随后占领了莫兹里山和马特加山群所有意军阵地的门户，克拉公扎山。

	 

	第六节  攻占１１９２高地

	莫兹里峰以及对马特加山的攻击

	尽管夺取克拉公扎山后士兵们已完全筋疲力尽，我却不能给予他们应得的休息时间在主峰上歇息一会。以精力充沛出名的技术军士胡格尔接受了新任务，最大限度的挖掘了他那只小部队的潜力。为了尽可能多地夺取阵地，他们来不及等待援军，沿着朝１１９２高地和莫兹里峰上升的山脊向敌军发动攻击。

	我派通信兵向分队的其余部队传达我的命令，我要求他们迅速地赶到克拉公扎山并占领莫兹里峰方向的马特加公路。随后我加入２连的行列。前进１００码后，我们和敌军遭遇了；他们在山脊上一个树林覆盖的山头挖壕据守。我们右边的东坡上，战斗身大大地加剧了。很显然，从杰夫西克向克拉公扎攀登的分队后方部队受到了射击或攻击。当然，也有可能是阿尔卑斯军的部队沿马特加公路从鲁西欧向克拉公扎攀登。

	技术军士胡格尔可称是阻挡敌军的老手（ＰＡＳＴＭＡＳＴＥＲ），他挡住了掌握优势兵力和装备敌军的正面攻击，以及敌军于同一时间使用小分队从侧后翼发起的攻击。敌军的进攻在几分钟内就被击退，撤向西北方面对鲁西欧的下坡。

	由于我们遇敌即发起攻击，和后方的联系很快中断。我得到报告分队余部的行动受到克拉公扎西北方意军阵地上的猛烈火力的阻挡，部队拉在我们后方几乎有一英里。我和２连应该在此时此地停步吗？不，我们应该继续向莫兹里峰进攻直到遭遇敌军的顽强抵抗。

	上午８点３０分前，２连占领了阿夫萨以西１。５英里的１１９２高地。此时２连的实力已减少到一个排，携带２挺轻机枪。敌军挡住了我们的继续推进。相当数量的敌军从莫兹里东北半英里的阵地上用重机枪火力猛击我们的新阵地。右下方的山坡上，以及右后方的杰夫西克方向也展开了激烈的交火。阿尔卑斯军的部队正展开猛攻。

	进攻莫兹里东北坡上的敌军最少需要２个步枪连以及一个机枪连。为了尽快集结部队，我沿着马特加公路向下赶向后侧。胡格尔得到我的命令坚守１１９２高地。我在后方大区域搜索，但没有找到隆美尔分队的联络官。在１１９２高地以南７００码绕了个大圈后（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ＡＣＵＲＶＥ），我突然和一个意军分队遭遇。这股敌军来自阿夫萨方向，正穿越马特加公路。这些巴萨格里人（ＢＥＲＳＡＧＬＩＥＲ）抓起步枪开火了。我迅速的跨出一大步，躲进路下方的灌木，躲过了他们的预瞄射击。几个敌军跟着进了下坡上的灌木从。当他们往山谷方向追赶的时候，我正朝着１１９２高地攀登。抵达高地后，我命令派出一个较大的侦察班，和分队的其他部队建立联系；并将我的命令转达给各连连长，要求他们尽可能地靠近１１９２高地。（这时，位于波拉提（ＰＥＲＡＴＩ）－阿夫萨－鲁西欧一带的阿尔卑斯军和１２师一部已经开始沿马特加公路向克拉公扎方向前进。６２步兵团２营在队伍前方打头阵，他们在阿夫萨以南一英里和一个坚固的敌军阵地遭遇并向敌军发起攻击。紧随其后的部队顺利地沿马特加公路向克拉公扎方向前进（包括符腾堡山地营营部和格斯勒分队，步兵２３团，救生兵２营和３营）。救生兵一营则被属于意军杰夫西克－波拉法－圣马丁诺战线一部分的一个敌军阵地阻挡在波拉法附近。）

	我不得不等到上午１０点才集合起一支相当于２个步枪连和一个机枪连的部队。这些士兵来自隆美尔分队的各个连队。由于多股敌军试图穿越克拉公扎山－１１９２高地一线向西南方撤退，部队不停地和这些敌军交战，向１１９２高地的进军被大大地迟滞了。

	我认为我们的力量已足以和莫兹里的意军守军交战。我们使用灯光发出信号，请求对莫兹里东南坡的敌军阵地进行炮击。大大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德国炮兵很快对那儿开火了。随后１１９２高地上的机枪火力把敌军压制在阵地上；同时我率领２个步枪连和山脊公路下方的敌军展开进展战。我们成功地将敌军注意力转向西侧。然后我们掉头向敌军阵地的侧后进攻。但当敌军看到我们向他们进攻时，他们匆匆地撤向莫兹里东坡。几十个敌军被我们俘虏。我并不打算追击那些正在莫兹里东坡和北坡上撤退的敌军。我下令部队脱离和敌军的接触，继续向莫兹里南坡的山脊公路进军并带上机枪连（草图５７）。

	在方才进攻时，我们在莫兹里两个最高的山头之间的山窝里观察到一大片宿营地以及数以百计的意军士兵。这些士兵四处站着，看起来无所是从，非常消极，象化石一样看着我们前进。他们没有预料到德军会从南面，也就是他们的后方开来。我们距离这股密集的敌军只有一英里之遥。马特加公路蜿蜒着越过部分被树木覆盖的莫兹里南坡。我们向西前往马特加，在这个敌军营地下方安然而过。

	莫兹里山窝里的敌军数量继续增加，直到那儿聚集了有２至３个营的意军。既然他们无意出战，我沿着公路靠近他们，手里挥舞着一块手绢；分队以梯形队形纵深布置。３天的攻势已经教会我们如何对付这些新对手。我们接近他们，距离他们不到１１０码，但是一片平静。他们是不是失去了战斗的意志？他们当然没有到毫无希望的地步。实际上，如果意军投入全部兵力，他们可以击破我这小小的分队并夺回克拉公扎山。或者，他们可以用几挺机枪做掩护，撤入马特加山群而逃之夭夭（ＡＬＭＯＳＴＵＮＳＥＥＮ）。但是，那样的事并没有发生。敌军密密麻麻地站在一起，好像化石一样，一动不动。我们挥舞手绢，但没有回应。

	我们继续靠近，进入距离敌军７００码的一个密集树林里。由于敌军位于我们上方３００英尺的山坡上，因此我们脱离了他们的视线。公路在这儿急剧地向东拐了个大弯。上方的敌人会做些什么？他们是不是决定要最后一战？如果他们沿山坡向下冲击的话，我们将被迫在树林里和他们肉搏。这些敌人是新生力量（ＦＲＥＳＨ），在数量上占据上风，并拥有居高临下的优势。考虑到这些情况，我认为占领敌军营地下方的的树林边缘极其重要。但是山地兵

	们背着沉重的重机枪，已经耗尽体力，我毫不指望他们能穿过密集的灌木攀上陡峭的山坡。

	因此，我允许部队大部继续沿着公路行军。与此同时，斯特锐切中尉，兰斯医生和我率领几个山地兵相互间隔１００码抄树林中的近道在宽大的正面向上攀登。斯特锐切中尉突袭了一个意军机枪组并俘虏了他们。我们毫无阻碍地抵达了树林边缘。敌军在马特加公路上方，距离我们仍有３００码。那儿聚集了一大堆人，有人在叫喊，有人在做手势。敌人手里都拿着武器。人群前面，好像是一堆军官。分队的先头部队一时半会儿上不来，我估计他们正在东面７００码的公路Ｕ行急拐弯处。

	我感觉我们必须在敌军作出决定前做些什么。我离开树林边缘，稳步走向敌军，以便叫喊一边挥舞手绢要求他们放下武器投降。人群紧盯着我，但没有动弹。我距离树林边缘有１００码，如果敌人开火，想要撤回树林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我不能站着不动，否则我们就完了。

	我走到距离敌军１５０码的地方。突然，敌军人群开始挪动起来，在随后的骚动中，那些顽抗的军官被挤倒在山坡上。大多数士兵扔掉武器，数百人向我疾奔而来。不一会儿，我就被意军包围，被他们举过头顶。１０００个喉咙里发出“德国万岁”的呼喊。一个犹豫不决的意军军官被自己地部队击毙。对于莫兹里峰上的意军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了。他们充满喜悦地高呼。

	这时，从树林出发部队的先头兵已经沿着公路上来了。尽管阳光炽热，背负沉重的装备，他们象往常一样迈着稳健的大步。通过一个说德语的意大利人，我命令俘虏们在马特加公路下方面向东方排好队伍。意军萨勒诺旅１团的１５００名士兵向我们投降。我没有让分队停步，但从队伍里挑出一个军官和三个士兵。两个山地步枪兵被命令负责将这个意大利团通过克拉共扎转移到鲁西欧。格平杰（ＧＯＰＩＮＧＥＲ）军士负责隔离４３个意军军官并解除他们的武装。当意军军官看到隆美尔分队人数寥寥无几后，变得非常冲动并试图重新控制部队。但是一切已经太晚了，尽心尽力的格平杰（ＧＯＰＰＩＮＧＥＲ）军士完成了他的任务。

	被解除武装的意军团往下朝山谷出发。隆美尔分队穿过意军营地下方继续前进。一些意军俘虏告诉我们，在马特加山坡上的是萨勒诺旅２团；这个团非常有名，由于作战表现突出，曾经多次得到卡多纳（ＣＡrＤＯＮＡ）的通令嘉奖。他们毫不犹豫地告诉我，这个团已一定会向我们开火，我们一定要小心。

	他们的想法完全正确。隆美尔分队的先头部队一进入莫兹里西坡，１４６７高地和１４２４高地上的猛烈机枪火力就向他们开火。敌军机枪火力击中在公路上，迫使部队离开公路。公路下方的浓密灌木掩护我们免受敌军的精确射击。部队很快得到控制，我指挥部队重新出发。我们没有继续沿马特加公路下方向１４０７高地出发，而是拐了个大弯转向西南。我希望快速穿过１１２３高地，向１４２４高地以南马特加公路的Ｕ型急转弯处前进。一旦我们到达之后，萨勒诺旅２团将几乎不可能逃脱并落入和萨勒诺旅１团在半小时前相同的处境。唯一不同的是，我们的火力将阻止他们穿过毫无掩护的马特加山坡向南撤退；在莫兹里峰，意军仍然能在火力掩护下穿过树林撤退。（草图５８）

	为了迷惑敌军，我命令几挺机枪从莫兹里西坡开火，然后带着分队余部抵达了１４２４高地以南７００码的公路拐弯。我们没有受到敌军火力射击，因为敌军不能穿过浓密的灌木丛观察到我们的运动。我准备对１４２４高地的守军进行一次奇袭，这些守军仍然向隆美尔分队的后方部队以及我们在莫兹里的机枪射击。对莫兹里的成功突击使我们忘记了我们的付出，我们的疲惫，酸痛的下肢以及被重物摩擦地发痛的肩膀。

	当我正迅速的进行攻击准备时（命令机枪排进入阵地，组织攻击分队），从后方传来了命令：“符腾堡山地营撤退”。（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已经抵达克拉公扎山，隆美尔分队俘获的大批敌军使他产生了马特加山的敌军防御已被突破的印象）。

	营里要求撤退的命令导致隆美尔分队的所属各连重新回到克拉公扎山，除了跟随我的１００个士兵个６挺机枪。我应该脱离和敌军的接触，返回克拉公扎山吗？

	不！营里的命令是在不了解马特加南坡的情况下发出的。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没有指望在最近的将来得到后方的支援。地形对进攻非常有利－我认为每一个山地兵都顶得上２０个意大利兵。尽管我们人数很少，我决定冒险发起攻击。

	在１４２４高地和１４６７高地上，当我们出其不意地以机枪火力从南面向他们射击时，守军正面对东方置身于大石块之间，我们的火力迫使他们寻找掩护。子弹打在石块上产生地碎片大大增加了射击效果。敌军的反应很弱。我们的机枪阵地藏身在密密的灌木丛里，敌人很难确定他们的位置。

	我用望远镜观察了我方火力产生的绝妙效果。当第一批意军试图向１４２４高地北坡撤退时，我指挥山地兵跨越马特加公路和１４２４西坡。右上方的敌军完全撤出了１４２４高地东坡上的阵地，敌军火力也停止了。（草图５９）

	我们持续进攻。重机枪被拉到攻击梯队前侧。敌军一个营试图从１４６７高地通过斯克里罗（ＳＣＲＩＬＯ）转向西南。但是我们队伍头部的一挺重机枪从６０吗地距离向他们开火，迫使这个营停止。几分钟以后，我们挥舞着手绢接近１４６７高地以南６００码的这个多石地山头。我们身后有两挺重机枪掩护着我们前进。战场上出现一阵不自然的平静。我们不时地看到有意军士兵从石块间滑落。公路从这些石块之间穿过，使我们只能看到几码外的地形。当我们转过一个大弯后，左边的视野变得开阔起来。大约在我们前方３００码，站着萨勒诺旅２团。他们正在集合放下武器。该团团长坐在路边，周围是他的军官们。团长非常激动，对这个光荣团队的士兵们拒绝服从命令充满愤怒和屈辱。在敌军认清我们的数量前，我很快地从１２００个集结的敌军中分离出３５个军官，并迅速地将他们沿马特加公路送往鲁西欧。被俘的上校看到我们不过只有几个人，显得暴跳如雷。

	我们没有停留，继续向马特加主峰进攻。马特加主峰在我们上方７００英尺，距离我们还有一英里。通过望远镜，我们可以看到多石的主峰上地敌军。很显然，他们并不准备步马特加南坡上同僚地后尘而向我们投降，他们后撤了。我们试图从南面沿最短的道路进攻，鲁兹中尉使用几挺机枪为我们提供火力掩护。但是敌军防御火力非常猛烈，攻击路径对我们很不利。我希望在敌军没有觉察的情况下转向东面的拱型山坡，从１４６７高地对主峰发起攻击。在我们的运动过程中，不停地有武装或未武装的意军小队朝着萨勒诺旅２团刚刚放下武器的位置前进。

	在主峰以东６００码的陡峭山脊上，我们的出现大出守军的意料。敌军完全忽略了他们的后方，他们面向北坡，正和１２师的侦察队交战。１２师的一支侦察队正从德拉克龙纳（ＤＥＬＬＡＣＯＬＯＮＮＡ）朝着马特加攀登。我们在他们后方的山坡上突然出现，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战斗；这迫使敌军立刻投降而没有抵抗。

	当鲁兹中尉率领的机枪手从东南方向主峰上的守军射击时，我和我的小分队从西面沿着山脊向主峰攀登。在主峰以东１／４英里的一个多石的山包上，其余的重机枪进入阵地为南坡上的攻击组提供火力支援。但是就在我们开火之前，主峰上的守军发出要求投降的信号。在马特加主峰（海拔１６４１）一幢被摧毁的建筑物里（边境哨所），１２０名士兵耐心地等待着被我们俘虏。步兵２３团的一个侦察队，包括一个军士和６个士兵，从北面攀援而上和我们汇合。

	１９１７年１０月２６日上午１１点１４分，３颗绿色以及一颗红色信号弹宣告马特加山群落入我们手中。我命令在主峰上休息一小时。这是大家期待已久而理所当然的。（隆美尔攻占马特加山的战果没有立即得到承认。斯聂波（ＳＣＨＮＩＥＢＥＲ）中尉先前报告距离主峰只有１００码，后来报告占领了主峰。斯聂波中尉显然误将德拉克龙纳山当做马特加山。德拉克龙纳高度稍低，位于马特加西北１英里，和马也加属于同一个山群。这个错误对隆美尔产生了不幸的影响。陆军指挥官冯彼楼将军（ＶＯＮＢＥＬＯＷ）许诺夺取马特加的军官将被授予勇气勋章（蓝色马克斯）。斯聂波中尉获得了这个ＣＯＶＥＴ的勋章。隆美尔对这个错误可以理解地感到非常沮丧，但这没有影响他继续努力作战。他后来由于表现卓越而获得蓝色马克斯。（ＦＥＡＴＯＦＡＲＭＳ））

	眺望四周，我们看到群山在阳光下熠熠闪光。目光所及，我们可以看到西北方向６英里以外的斯托尔受到佛里奇（ＦＬＩＴＳＣＨ）集团的攻击。在西面，我们看到低处的米亚山（ＭＩＡ，１２２８）。我们看不到纳提松山谷，虽然它在我们下方４７００英尺，距离我们只有２英里之遥。西南方是一片围绕着乌丁（ＵＤＩＮＥ）的不毛之地，卡多纳司令部所在地。向南可以看到亚得里亚海的波光。东南面和东面是那些我们早已熟悉的山峰：克拉公扎，圣马丁诺山，胡姆山，库克，１１１４高地。

	一切迹象显示战争依然在进行，俘虏们散坐在我们中间，微弱的炮兵射击，以及有一架意军飞机燃烧着坠落的空战。我们仍然看不到友军的情况。我向斯特锐切中尉口述了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要求的每日战报。

	 

	战场观察

	在托尔曼附近发起攻势后５２小时，我们攻占了马特加山。在攻势开始后，山地部队几乎不间断地处于激战，成为阿尔卑斯军的先锋。山地兵们肩扛重机枪，在海拔８０００英尺的山峰和海拔３０００英尺的较低地带之间穿巡，越过一道道坚固的敌军阵地，直线距离达到１２英里。

	在２８个小时内，小小的隆美尔连续击败了意军５个有生团（ＦＲＥＳＨ）。俘虏和战利品总数达到１５０个军官，９０００名士兵和８１门炮（ＧＵＮ）。这些数字不包括那些在我军向托尔曼进军中志愿放下武器加入俘虏行列的敌军，包括在库克被切断的敌军，在鲁西欧周围的敌军，在莫兹里东坡和南坡阵地上的敌军，以及在马特加北坡的敌军。

	我们最不能理解的敌军是莫兹里的萨勒诺旅１团。混乱和无所作为经常导致灾难性后果。群聚效应减低了领导层的权威。当时即使是一个军官操起一挺机枪开火都能挽救这个团，或至少能让这个团虽败仍犹荣。如果这个团的军官能率领他们的１５００名士兵和隆美尔分队对阵，我们肯定不能在１０月２６日夺取马特加山。

	在１９１７年１０月２４－２６日的战斗中，当我们从敌军侧后进攻时，多个意大利团认为他们所处的局势无可救药，并早早地放弃了战斗。意军指挥官缺少果断性。他们不适应我们灵活的攻击战术，此外，他们不能有效地控制他们的部下。尤其是，和德国人开战并不受欢迎。很多意军士兵战前在德国工作，把德国当成第二故乡。普通士兵对德国的态度可以从莫兹里意军士兵喊出的“德国万岁”的口号中清晰地体现出来。

	几个星期以后，山地兵和意军在格拉帕（ＧＲＡＰＡ）地区再次交战。在那儿意军战斗地很顽强，无愧于士兵地称号，我们没能重复在托尔曼地成功。

	对于符腾堡山地营在战役初期成功的评价，可以从阿尔卑斯军（指挥官冯图斯切克ＶＯＮＴＵＴＳＣＨＥＫ）１９１７年１月３日的每日通报（ＯＲＤ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ＤＡＹ）中体现出来。其有关通报如下：“攻占格罗夫拉特山脊导致了整个敌军防御结构的崩溃。在果断的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以及其他勇敢的军官指挥下的符腾堡山地营是其中的主导力量。隆美尔分队对库克，鲁西欧的占领，以及对马特加阵地的渗透引发了我军对敌军的大规模追击。

	令人高兴的是，隆美尔分队在３天攻势中的损失很小：死亡６人，包括一个军官；３０人负伤，包括一个军官。

	１９１７年１０月２６日正午佛里奇－托尔曼一线的战场态势如下：草图６０

	克劳斯集团：前进部队在波格纳休息。敌军对塔纳米山口（ＰＡＳＳＯＤＩＴＡＮＡＭＥＡ）的进攻被击退。

	斯坦集团：在１２师的地段上，纳提松山谷里的步兵６２和６３团正准备从边境穿越斯图匹兹（ＳＴＵＯＩＺＺＥ）向罗克（ＬＯＣＨ）进攻。他们在下午２时抵达了罗克。在北面，我们没有部队可以用来进攻马特加－莫兹里一线的意军阵地。越过克拉公扎向马特加进军的步兵２２３团大约于正午抵达克拉公扎。在阿尔卑斯军，符腾堡山地营所属的隆美尔分队攻占了莫兹里和马特加。山地营大部在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带领下从克拉公扎山向下朝马西里斯（ＭＡＳＳＲＩＳ）出发。救生兵２营和３营跟随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行动；在波拉法附近的敌军放弃他们的阵地后，救生兵一营和预备猎兵１０团在上午十点开始向波拉法前进。在第２００师，猎兵４团在９点３０分以前占领了圣马丁诺山，随后向阿兹达方向进军。

	斯格地集团：榴弹兵８团在上午占领了胡姆山。第一帝国皇家师继续通过卡姆布里斯克（ＣＡＭＢＲＥＳＫＯ）向圣杰克波进攻。

	结果：只有在克拉公扎山的意军阵地被攻占，莫兹里和马特加的意军萨勒诺旅被符腾堡山地营的先头部队击破以后，鲁西欧附近的１２师和阿尔卑斯军所属部队才能够继续向西南方前进。１２师所属部队在１０月２４－２５日晚抵达马特加山群西北的纳提松山谷，他们的进攻只有在马特加被攻占后才取得进展。

	我们尽量避免使用预备队直接增援一线部队。

	 

	 

	第六章  越过塔格里阿门托河

	（ＴＡＧＬＩＡＭＥＮＴＯ）和匹亚夫（ＰＩＡＶＥ）河追击敌军１９１７－１９１８

	 

	第一节 马瑟里斯

	马瑟里斯－卡姆匹格里欧－托河－塔格里阿门托河－克劳塔纳山口

	当我们还在马特加时，奥腾里特中尉（ＡＵＴＥＮＲＩＥＴＨ）带着营里地命令抵达了，命令要求我们向山底下大约２６００英尺的马瑟里斯运动。下山的路很艰难，抽干了早已疲惫不堪的士兵们身上的最后一丝力气。我们带上了被我们俘虏的萨勒诺旅２团的军官们；他们显得非常不情愿接受这种命运，我不敢让一小队士兵护送他们穿过这片散落着几千支被遗弃武器的地形。

	我们沿着一条狭窄的小路攀援而下，于下午早些时候抵达了风光迷人的马瑟里斯村，一路上并没有和敌人遭遇。几个连队迅速分散到附近的几个农场里，我们采取了最谨慎的警戒措施并努力和符腾堡山地营的其他部队重新建立联系；他们已经先于我们向匹其尼（ＰＥＣＨＩＮＩＥ）方向出发。随后部队就地休息。

	我邀请被俘的意军军官们一起参加简单的晚餐。席间没有激烈的言语，客人们几乎没有动我们提供的简朴的食物。这些人仍然震惊于自己和他们光荣团队的不幸遭遇。我理解他们的处境，没有请他们在餐桌前多停留。

	在黎明到来前，分队已经在向纳提松山谷赶路。营里的其他部队已经向西佛戴尔（ＣＩＶＩＤＡＬＥ）出发，把我们拉下了好长一段路。纳提松以西高地上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着，但隆美尔分队马不停蹄地向下沿着向西佛戴尔开进。我策马骑在队伍头部。正午时分，我们在圣夸左（ＳＡＮＱＵＡＲＺＯ）附近赶上了格罗斯分队和营部，他们在此地与依然坚守着普基斯诺（ＰＵＲＧＥＳＳＩＮＯ）的敌军交战。我河和斯特锐切中尉策马穿过战场。偶尔有意军的机枪火力响起，迫使我们加快步伐。在圣夸左稍东的地方我们遇到了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分队尚未投入战斗。

	普基斯诺的战斗在下午２点之前结束。隆美尔分队在火焰冲天的西佛戴尔北部边界附近经过几个小时的休息后于午夜时分开进卡姆匹格里欧；山地营的其他部队正从该地出发向法地斯（ＦＡＤＩＳ）和荣奇斯（ＲＯＮＣＨＩＳ）方向侦察。

	１０月２８日凌晨，追击重新开始，我们继续向西推进。暴雨（ＲＡＩＮＯＦＣＬＯＵＤＢＵＲＳＴ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倾盆而下，把我们淋得湿透。有一段时间一些士兵用不知从哪儿找到的雨伞避雨，但很快上级就下令禁止使用这种非标准装备。我们在雨流中前进，没有和敌军相遇。

	下午，意军的后卫部队在普里姆拉科（ＰＲＩＭＵＬＡＣＣＯ）附近切断了河水暴涨的托河对面的公路。由于持续不断的的大雨，这条通常浅浅的小溪变成了一条６００码宽的汹涌河流。对面的敌军向着东岸一切会动的物体射击。

	我们往下进入普里姆拉科，在一个意军被服储存点为自己换上了干衣服，然后开始入睡休息。过去几天后的战斗已经大大地消耗了我们的体力。午夜前一小时，传来了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的命令：“隆美尔分队在得到一个山地炮兵排的增援后，必须在夜间或至少在破晓前突破前方的河流。”全体集合！分队在下半夜疯狂地运转起来。当炮兵排向西岸的守军零星地发射炮弹时，我们使用各种所能到手的材料构筑了一条仅可供人行走的便桥，架在托河的各个支流上（ＡＲＭＳＯＦＳＴＲＥＡＭ）。敌军没有打扰我们的工作。很显然他们从受到炮击的阵地上后撤了。当天开始破晓时，我们的便桥还差１００码才能抵达西岸。这时敌军已经主动撤退。

	克劳中尉第一个跨过了那些湍流。由于配发的材料不足以构筑一座抵达西岸的便桥，我们在最后一段水面上架起一条绳索。步枪兵们拽着绳索趟过水面，水流很急，足已将无外力帮助的人冲走。过河的时候，一个扛着一大箱医疗用品的意军战俘被水流冲跑，仰面朝天地向下游漂去。这个人显然不会游泳，此外他的背包使劲地将他往下拽。我不禁为这个可怜的调皮鬼感到难过，于是使劲用马刺夹了

	夹马，快步追赶这个意大利人，并成功地赶上了他。吓得要死的意大利人使劲抓住马蹬，马儿将我们安全地带到陆地上。

	分队在１５分钟内就渡过了河。我们穿过日左罗（ＲＩＺＺＯＬＯ，在那儿我们受到热烈欢迎），塔法格纳科（ＴＡＶＡＧＮＯＣＡ）抵达凡勒托（ＦＥＬＥＴＴＯ）和营里的其他部队汇合（他们在萨尔特ＳＡＬＴ附近过的桥）。我们没有和敌军接触，全营朝西向塔格里阿们托前进并于夜晚到达法嘎格纳（ＦＡＧＡＧＡＮＡ）。指挥部人员和我找到了一处上好的宿营地。主人已经抛下房子搬走了。我们吃完饭后睡觉休息。

	１０月３０日，全营穿过（ＣＩＳＴＥＲＮＡ）西斯特纳抵达了底格纳诺（ＤＩＧＮＡＮＯ）附近的塔格里阿们托。那儿的桥梁已经被摧毁了。强大的敌军占领了宽大汹涌的河流的西岸，我们渡河地尝试失败了。在北面，我们发现穿过圣丹尼尔通向匹特罗（ＰＩＥＴＲＯ）的桥梁的路上充斥着意军各种各样的车辆；汽车中间挤进了众多的大车，驮马，难民车辆以及重炮。这些车辆堵塞了公路的双向车道，长达几英里；互相交织在一起，谁都动弹不得，即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看不到意军士兵的影子，他们都躲到安全地点去了。那些骡马大概被困住好几天了，只要在所及范围，他们饿得什么都吃，包括毯子，帆布，和皮嚼子！

	分队预先计划在夜间穿过战场向匹特罗的桥梁前进，但这个计划不幸被上级否决了；我们只好为赶不上这个热闹而遗憾。我们转而向底格纳诺前进并在那儿过了夜。

	第二天我们了解到，军的通报里提到１２师的一支部队占领了马特加上。这个错误很快在上一级指挥部得到纠正。

	接下来的一整天，我们多次尝试越过塔格里阿门托河，但是都失败了。直到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２－３日晚间，第四波斯尼亚步兵团的里德尔营（ＲＥＤＬ）才成功地在克尼诺（ＣＯＲＩＮＯ）附近的西岸占领了一块立足点。１１月３日，符腾堡山地营脱离阿尔卑斯山的序列，配属给第２２帝国皇家步兵师；作为他们的前卫部队，山地营被命令途径米度诺－克劳特（ＭＥＤＵＮＯ—ＫＬＡＵＴ）突破卡尼克阿尔卑斯山（ＣＡＲＮＩＣＡＬＰＳ位于奥地利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阿尔卑斯山东部山脉），并尽快地抵达朗格荣（ＬＯＮＧＡＲＯＮＥ）附近的匹亚夫和上游段的山谷以切断多罗米特斯（ＤＯＬＯＭＩＴＥＳ）意军的运动并组织他们向南撤退。草图６１。

	符腾堡山地营是首批在克尼诺渡河的部队之一。大股的巡逻分队，骑着缴获的意军折叠式自行车，向米度诺前进。在越过米度诺后，山地营前卫部队在日多纳（ＲＥＤＯＮＡ）成功地俘虏了２０名军官和３００名敌军士兵。我们沿着克劳塔纳阿尔卑斯山（ＫＬＡＵＴＡＮＡＡＬＰＳ）冰川裂口中的一条狭窄小路追赶一小股意军后卫，把他们向克劳塔纳山口驱赶。我分队和营主力一起行进，格斯勒分队担当前卫。１１月６日晚上，部队抵达了匹可拉特（ＰＥＣＯＬＡＴ）。

	１１月７日早，山地营以通常队形向着克劳塔纳山口攀登。接近海拔４９００英尺的山口时，前卫部队的先头遭到山口附近高地上的射击。部队呆在匹可拉特和山口之间（落差达３０００英尺）的小路上，保受机枪和炮兵火力的袭扰。意军炮火很快将我们压倒在路上以及路两侧的多石地形里动弹不得。敌军高高地据守在拉几阿利纳山（ＭＯＵＮＴＬＡＧＩＡＬＩＮＡ，１６３４）几乎垂直的石壁上方，以及罗斯兰山西北山脊上（ＭＯＵＮＴＲＯＳＳＥＬＡＮ）。这两个敌军阵地之间相距１。５英里，分别在山口的两侧，看起来坚不可摧。

	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命令随营主力的隆美尔分队（１，２，３连，以及机枪１连）通过罗斯兰山向南运动包抄山口上的敌军。但是我们攀登斯里斯亚（ＳＩＬＩＳＩＡ）的行动也极大地受到了敌军火力的妨碍，我们被迫以岩石为掩护，迅速的从一块岩石后冲过另一块岩石后。最后我们终于抵达一个通向９４２高地的横向山谷里，在敌军火力下得到掩护。但罗斯兰山几百码高的绝壁横在我们面前，挡住了我们的去路。从南面包围敌人被证明是不可行的，唯一的选择是从正面进攻山口。

	我们化了几个小时穿过岩石攀援而上，抵达了山口公路南面的敌军阵地。步枪兵们肩膀上扛着重机枪穿越了那些我不带背包就觉得困难的地形。直到夜幕降临，疲惫的部队才到达山口东南７００码的一个白雪覆盖的山包；随后我们和位于山口公路以北几百码同样高度上的格斯勒分队所属部队取得了联系。低矮的松树林遮盖了我军的身影，使敌军没发看到我们。敌军占领勒我们正前方一块半原形的阵地。

	我下令让筋疲力尽的部队休息，然后和斯特锐切中尉以及几个侦察班一起对山口进行勒观察。天很黑，天空也很阴暗。幸运的是，灌木丛间的白雪起了一点作用。我们脚底的雪被我们压地嘎吱作响，招徕勒守军的射击，不过敌人的开火至少使我能确定敌军的火力分布。

	在距离山口１００码的地势较高处，我勉强找到几个可用于设置机枪阵地的位置。我们花费了几个小时仔细地准备进攻时的火力支援方案。我使用了整个机枪连来进行火力支援。１，３连预备在机枪火力支援下从距敌３００码的阵地上发起攻击。机枪连的所有机枪将于午夜时分开火，要求压制山口上的敌人两分钟后，然后将火力转移到山口两侧的敌人身上。一旦机枪开火，１连和３连将在一条通向山口的山沟两侧往上出击，用手榴弹和刺刀占领山口。草图６２。

	不幸的是，我呆在这些火力支援排的时间太久久了。当机枪支援火力打响的时候，我还在距离２个攻击连几百码的多石的山坡上。攻击连应该不用等我抵达就已经发起了进攻，但我实在非常想和他们一起行动。我赶紧冲上前，出乎我意料的是，攻击连仍然呆在出发线后。是连长们没能执行命令，还是士兵们出了问题？机枪连提供的两分钟的火力支援已经过去了，攻击部队和机枪连失去了配合，山口上的敌人不再受到压制。毫不奇怪，我们的进攻在一阵手榴弹战后被击退了。进攻不成后，两个连撤回到出发阵地。

	我对于这次失败感到非常愤怒。自从战争开始以来，由我指挥的进攻失败还是第一次。几个小时的辛苦工作付之东流。在夜间进行再一次进攻毫无意义，而且也是累得象狗一样的部队所做不到的。他们付出的太多了，只有在得到充分的休息和食物后，他们才能重新投入战斗。但是在海拔４５００英尺，冰雪围绕的山上，我们什么都没有，面临的只是对面的敌军。对部队于白天近以密集队形集结在山口附近的可行性，我也存在很大的疑问。因此我带领部队和敌军脱离了接触。５连为部队的后撤提供了警戒，就像他们在部队抵达前所做的一样。我带着四个连返回匹克拉特附近的山谷。在路上，我向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报告了夜袭的失败。

	部队在拂晓前抵达了匹克拉特，发现仅有的几个小屋挤满了部队。于是我们只好在开阔地里宿营。后勤驮马分队跟上来；厨师们煮了足量的咖啡，大受士兵们的欢迎。两个小时以后，天破晓了，第一缕阳光照进了山谷。我被教到电话机旁接受来自营部的信息：“敌人已经撤离了克劳塔纳山口。隆美尔分队迅速前进和格斯勒分队汇合，不得延误。营主力将途径克劳特紧随你们。（ＦＯＬＬＯＷＴＨＲＯＵＧＨＫＬＡＵＴ）。”

	天亮后不久，５连派出的侦察班发现山口空无敌军。敌军不战而放弃了一个如此坚固的阵地，使我们感到很高兴，也使我们感到了新的力量。隆美尔分队很快上路了。几个小时之内，我们就抵达了山口。这次我们走的是公路，可以清楚地观察到机枪一连的火力给敌军阵地造成的打击。显然，其中的一停机枪控制了山口稍北一段大约１００码的公路；公路两边有很多血迹斑斑的绷带，证明这给敌军造成了很大伤亡。

	 

	战场观察

	由于机枪连的火力支援和攻击连的行动不协调，隆美尔分队对克劳塔纳山口的夜袭失败了。

	 

	第二节  向西莫拉斯追击（ＣＩＭＯＬＡＩＳ）

	山地部队不动声色地重行军的能力让我惊叹。在缺乏足够休息的情况下，他们已经处在行军或作战状态长达２８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已经两次攀登了克劳塔纳山口，总共的落差约有６０００英尺。我们甩开大步向山下走去；作为前卫的格斯勒分队已经把我们拉下好大一段路。正午时分，我们在克劳特村赶上了他们，然后继续前进。格斯勒分队在意尔波特（ＩＬＰＯＲＴＯ）附近和敌军遭遇；他们向敌军发起了攻击。但双方没有发生大的战斗，因为敌军随后向北撤退。在格斯勒分队（５连，机枪３连）向意尔波特前进的同时，隆美尔分队（１，２，３连，机枪一连）作为山地营的前卫离开圣格他多（ＳＴＧＯＴＴＡＲＤＯ）。山地营此时已得到第２６帝国皇家步枪团一营的增援，正向西莫拉斯前进。

	追击敌军沿着山谷西侧向西莫拉斯撤退，隆美尔分队成追击这股敌军的态势。山谷两侧是纯粹的石壁，高达６０００英尺。当我们接近村子的时候，山谷大大地缩窄了。山谷两侧的茂密植被挡住了敌军的视线，给我们提供了掩护。斯欧非尔中尉率领几个士兵骑着自行车，以及所有骑马的营部人员走在连队前面权当警戒。

	当我们将抵达西莫拉斯以东的西林纳河河岸时，夜色降临了。满是沙砾的河床大约有１００码宽，几乎已经干涸。看来敌军已经向龙格荣（ＬＯＮＧＡＲＯＮＥ）方向转移了，因为西莫拉斯显然没有敌军占领。我把自行车兵布置

	在宽大的正面上，然后率领部队穿过了河床。没有人开枪，一切都很平静。斯特锐切中尉和我骑马进了村子；当地的司法官（ＭＡＧＩＳＴＲＡＴＥ）非常礼貌地向我们致意，告诉我他们已经为德军准备好了一切，并试图把市政大厅的钥匙塞到我手里。我们能信任他们吗？如果不能，说不定敌军正准备伏击我们。

	我让自行车兵沿西面的公路朝着龙格荣骑了一小段路以提供警戒。随后，疲惫的部队开进村子。出于谨慎，我们在村子南部宿营；从这儿，我们可以控制到龙格荣的公路以及通向佛纳斯（ＦＯＲＮＡＣＥ）车站的道路。在经过３２个小时几乎不间断的行军和作战后（期间只有很短的间隔），隆美尔分队急需几个小时的睡眠以恢复战斗所需的体力。我们不知道前方的匹亚夫山谷里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们。

	山地营营部，通信连，斯莱（ＳＣＨＩＥＬＥＩＮ）分队（４，６连，机枪２连）以及第２６帝国皇家步枪团一营进入西莫拉斯的北部。一营担负了北部地区的警戒。黑夜已经来临了。斯欧非尔中尉率领的自行车兵报告敌军在罗地纳（ＬＯＤＩＮＡ，１９９６）和克纳托（ＣＯＲＮＥＴＴＯ，１７９３）的山坡上据守。我将这个报告转达给营里。

	接近午夜，营里的命令抵达了。部分命令如下：“三连于１１月９日晨从西莫拉斯西部边缘出发进攻西莫拉斯以西的敌军；隆美尔分队（１，２连，机枪１连）于

	同时通过罗地纳山（需要在破晓前完成攀登）包抄西莫拉斯以西的敌军。斯莱分队和格斯勒分队得到了相似的穿插任务。斯莱分队（４，６连，机枪２连）通过克纳托山以及舍腾山（ＣＥＲＴＥＮ，１８８２）包抄敌军；格斯勒分队（５连，机枪３连）通过９９５高地，１４８３高地和额托（ＥＲＴＯ）包抄敌军。”草图６３。

	对于我属下的筋疲力尽的士兵来说，要求他们在夜间穿越落差达４９００英尺，几乎难以通过的崎岖多石山地地形是不现实的。午夜后不久，我找到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要求他更改命令。我建议用我的分队全部从正面进攻西莫拉斯以西的敌军。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不情愿地改变了他的作战命令。结果隆美尔分队只有一个连需要执行这个通过罗地纳山的穿插任务，其他连队将在我的指挥下进攻正面攻击。第三节进攻西莫拉斯以西的意军阵地

	拂晓前三小时，培尔（ＰＡＹＥＲ）中尉指挥下的２连以一个当地人为向导，出发前往罗地纳包抄北面的敌军阵地。凌晨５时，斯欧非尔中尉发现西莫拉斯以西的敌军一片寂静。根据前一天的经验，他得出结论：敌军已经放弃了阵地。

	我当时正在做战斗准备，命令骑马的各连指挥员到西莫拉斯的南端。我骑马和骑着车的卫兵们出发确定敌军是否真的放弃了阵地并侦察敌军阵地前方，山口公路两侧的地形。

	当我们从西莫拉斯的南侧出口走出时，第一缕亮光刚刚升起。公路朝着山区方向微微隆起，士兵们骑车行走在我们前方５０－１００码的地方。

	当我们抵达西莫拉斯以西１６０码的拉克罗瑟特教堂时（ＬＡＣＲＯＳＥＴＴＣＨＡＰＥＬ），前方的山坡开始闪光。步机枪活力击中公路，或从我们耳边呼啸而过。几秒钟内，骑车的士兵抛下了自行车，骑兵也下了马，马匹往回向西莫拉斯跑去。很快，整个侦察分队就聚集在拉克罗瑟特教堂，没有人受伤。小小教堂的墙壁挡住了向这个避难所集中射击的活力。在意军机枪火力扫射下，屋顶的石板瓦很快开始破裂，碎片哗地往下掉。我们在敌军的视野里越来越清晰，距离我们最近的敌军阵地不过在２００码外。敌军的一颗炮弹足以送我们上天堂。如果我们继续待在这儿，这样的命运是逃脱不了的。草图６４。

	趁着敌军活力稍微缓解，我确定了我们凭借掩护逐个撤回西莫拉斯的次序。布鲁克纳军士首先出发，然后是我。敌军向我们两个猛烈射击，但我们向不同的方向行动，并时刻不离开掩蔽物。我们都毫发无损地回到了西莫拉斯，只有几匹马受了伤。如果意大利人再放我们走近１００码，我们所有的人都将在劫难逃。

	黎明已经到来。在和敌人的冲突中，技术军士多倍尔曼（ＤＯＢＥＬＭＡＮＮ）指挥下的分队指挥部观察组使用观察望远镜（在塔格里阿门托缴获的４０倍望远镜）确定了西莫拉斯以西敌军阵地的分布。敌军在晨曦中射击发出的火光帮了他们一个忙。多倍尔曼带着我到了西莫拉斯一个教堂的顶楼，手指着敌军方向。敌军大约有一个营的兵力，驻扎在西莫拉斯－额托（ＥＲＴＯ）公路两侧工事齐全的完备阵地上；他们的阵地位于西莫拉斯西北罗地纳山直插云宵的悬崖石壁上。敌军阵地在石质山坡上蜿蜒，穿过西莫拉斯以西６００码的主要公路；主阵地及附属阵地终止于公路以南１６０码处。此处至克罗纳特（ＣＯＲＯＮＥＴＴＥ）山之间由大约一个连的敌军及几挺机枪以散兵队形占领。最左侧的敌军步兵位于谷底向上６００码处。步兵们非常有技巧地挖掘了面对西莫拉斯的掩体，但是石质地貌妨碍了他们加深工事。他们的工事主要由堆高在周围的石块构成。罗地纳山坡和公路两侧的敌军阵地并带有铁丝网障碍区。克罗纳特山坡上的敌军阵地并不需要这种额外保护，因为竖直的石壁和极为陡峭的山坡使人几乎不可能接近。草图６５。

	我在夜间向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承诺要通过正面进攻夺取这些阵地。我能履行这些诺言吗？我原先认为任务要比这轻松得多。现在，我们必须在这些困难条件下加倍努力以完成任务。跨越公路沿宽大的正面进攻只适用于罗地纳山坡上那些有铁丝网的阵地，但这样的进攻将受到克罗纳特山的侧翼活力袭击。当然，在西莫拉斯以北８００码罗地纳山脚下有一个尚未被敌人占领的山头，我们可以在山头制高点上设置几挺机枪以部分抵消这些侧翼火力，但我们不太可能提供攻击行动所需的充足火力支援。向克罗纳特山突击看起来毫无希望。守军并不需要来自罗地纳山的侧翼火力支援，它们只要造成一阵石崩就能阻止我们的攻击。在大白天，我们是不可能从罗地纳山迂回包抄敌军的；从克罗纳特山包抄则毫无成功的可能性。克罗纳特山的东坡是些大概从来无人攀爬过的垂直石壁。

	２连在夜间出发攀登罗地纳山，但现在看不到他们的任何迹象；我猜测他们向北面行进，直到入夜才能做好进攻准备。我也认为斯莱和格斯勒的穿插部队不可能在天黑前发起进攻。唯一能够提供适当的支援火力以压制西莫拉斯以西阵地上敌军的位置在村子以北８００码的一个小山头上。这是罗地纳山山脚的一个山包，海拔大约有３０００英尺，山顶覆盖着低矮的灌木。从西莫拉斯教堂顶楼仔细地观察了地形之后，我做出了如下决定：在西莫拉斯以北８００码的山头上集中几挺机枪，以火力压制克罗纳特山上的敌军，然后沿山谷向上进攻并跨越公路。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在不为敌军所知的情况下，我将１连的轻机枪调动到西莫拉斯以北８００码山头上的灌木丛里。我向他们的指挥员特里别格中尉（ＴＲＩＥＢＩＧ）详细解释了我的进攻方案，尤其的他所属的部队将扮演的角色。分队的剩余部队（１连余部，３连，机枪１连）在西莫拉斯西北的隐蔽山坡上集结，各部队都赋予了任务。暂时还没有部队投入行动。指挥所设置在机枪１连附近；通信班架设了和轻机枪分队，１连，以及三连的电话联系。

	在我们进行这些准备工作的同时，四们山地榴弹炮以及第２６帝国皇家步枪团１营的几挺机枪从西莫拉斯教堂附近

	向山口的意军阵地开火了；他们事先没有和隆美尔分队联系或制定任何协同方案。由于他们的开火不符合我的计划，我亲自到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设在西莫拉斯的指挥所，阻止了他们继续开火。

	上午９时，我命令１连的火力分队开火。根据命令，四挺轻机枪覆盖了克罗纳特山坡最左侧的敌军步兵阵地，其他两挺机枪则压制剩余的克罗纳特守军。虽然射击距离对于轻机枪的射程来说是太远了（大约１５００码），但是射击效果非常好。我们从不同的阵地上用望远镜作了观察。我方控制性阵地发射的火力并没能杀伤西南侧的敌军，但是他们的阵地完全在我们的火力覆盖下，所以他们很快放弃了他们的散兵壕，撤到尚未受到射击位于其左侧的阵地上。山地兵的轻机枪火力紧随着他们，很快敌军在这些新的阵地也待不住了。敌军迅速地向山口公路以南的预设阵地转移，希望能躲避我们的火力打击。草图６６。

	起先，只有几个意军士兵转移，很快整个排也开始挪动。这正是我所期待的结果。机枪１连奉命从西莫拉斯偏西的山头上投入战斗。知道这时为止，我们还未能占领那个阵地，因为这个阵地暴露在克罗纳特山的敌军火力打击下。随后，克罗纳特山上的守军被赶跑了。当第一批重机枪响起时，在距离我们７００码远的克罗纳特山上，有一大批敌军（至少有一个连）惊慌失措地向山口公路以南悬崖南端的预设阵地冲过去。这使得我们的机枪扫射效果顿时大大提升。我们重机枪一挺接一挺地投入战斗。此外，我们还有制高点上的６挺轻机枪。我们对面的敌军士兵向着狭窄的战壕逃窜。战壕里很快就人满为患，在机枪火力面前几乎毫无作用。我们的轻机枪射击产生了最大的效果。

	此时，三连奉命跨越公路进攻敌军。克罗纳特山坡上的敌军已经不能威胁他们，机枪连压制了其他的敌军。机枪部队完成了他们的任务。当三连以纵深梯队冒着罗地纳山坡敌军发射的火力攻击前进时，设置在第一线以及高处阵地上的自动武器覆盖了公路以南满是敌军的意军阵地。他们压制了公路以北的敌军并分散了他们的火力。敌军开始逐渐地放弃公路以南的阵地，向后方撤退。我们机枪在距离意军５５０码的近距离开火，阻止了他们的撤离。几分钟内，大多数逃跑的敌军都被击倒在地。由于我和机枪连呆在一起，并且和后侧高地上的轻机枪分队保持电话联系，我们的机枪支援火力在我的完全控制之下。

	在轻机枪火力的密切配合下，三连抵达敌军障碍区后杀开一条路，冲进山口的敌军阵地。我们得手了！

	我命令火力分队继续射击，然后带着剩余的所有部队沿着三连的道路冲上山口被我军占领的阵地。罗地纳山坡上的敌军仍然坚持不退。我们向营里提交了战地报告；与此同时，自行车兵和骑兵被命令向前靠拢。当我抵达落入我军手中的阵地时，罗地纳山上的守军也放下了武器，包括两名军官和２００名士兵。尤其让人高兴地是，我们的损失轻微，只有士兵负了轻伤。我们以如此小的代价就夺取了敌军阵地，这是我所没有预想到的。

	一些敌军守军部队向西逃窜。我的下一个任务是紧跟他们，消灭他们，并尽快地夺取匹亚夫山谷。

	 

	战场观察

	１１月８－９日夜晚，如果我们对西莫拉斯以西敌军的侦察能更深入的话，敌军对侦察组的火力袭击可以避免。

	另一方面，敌军的火力袭击使我们确定了他们的准确位置。在利用敌军火力确定敌军位置时，分队的独立观察员－多倍尔曼技术军士，尤其富于技巧。

	从技术角度，进攻西莫拉斯是个令人头痛的活，直到我们找到了解决方案。我们考虑到轻机枪即使在远距离射击，也会产生巨大的心理效果。第一批意军士兵放弃克罗纳特山使他们的同伴产生了恐慌。

	在对西莫拉斯以西敌军的进攻中，各种武器的协调天衣无缝。在三连发起攻击前的一刻，我们在突破区域击中了强大的支援火力。离开预先设置的电话网，我们的协调进攻是不可能的。

	 

	第四节  向额托和法将特山谷追击

	我们没有时间重组，因为即使我们置逃敌于不顾只有几分钟，这将给敌军指挥官一个可能的机会重整他的部队。我派出手头所有的部队展开追击。后卫部队和火力分队被命令以最高的速度运动到公路上。

	在被我军占领阵地以西３００码的罗地纳山坡上发射的机

	枪火力迟滞了我们的追击。这些火力来自２连所属部队；由于他们所处的高度，他们难以分辨敌我，勿将我军当作意军。我们完全暴露在他们的火力打击下，接下去的几分钟是最令人不快的。幸运的是，他们很快意识到他们的错误，并转移了火力。由于这个插曲，我们失去了和敌军的接触，不得不加快速度，以便将时间赶回来。我们不想在抵达龙格荣（ＬＯＮＧＡＲＯＮＥ）之前再有任何耽搁（ＮＯＭＯＲＥＤＥＬＡＹＳＳＨＯＲＴＯＦＬＯＮＧＡＲＯＮＥ）。斯特锐切中尉和我跟随３连的先头部队抵达了圣马提诺（ＳＴＭＡＲＴＩＮＯ）。与此同时，从西莫拉斯出发的自行车兵和骑马的通信兵带着指挥部的马匹也抵达了此地。

	在额托卡索村（ＥＲＴＯ－Ｅ－ＣＡＳＳＯ），公路拐了个大弯转向北面，圣马提诺以西半英里。（ＭＡＤＥＡＷＩＤＥＣＵＲＶＥＴＯ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ＡＮＤＷＩＤＥＮＥＤＨＡＬＦＡＭＩＬＥＷＥＳＴＯＦＳＴＭＡＲＴＩＮＯＩＮＴＨＥＶＩＬＬＡＧＥＯＦＥＲＴＯ—ＣＡＳＳＯ）。两侧的山脉开始ＲＥＣＥＤＥ，在我们前方６００码，小股的意军沿着公路奔跑。（ＳＭＡＬＬＣＬＯＳＥＤＣＯＬＵＭＮＳＯＦＩＴＡＬＩＡＮ）。我迅速地布置了一挺轻机枪担任火力支援，但命令他只有在我们ＳＣＲＡＰ的时候才能开火。随后我们沿着公路追赶敌军。我们的骑兵和自行车兵很快赶上了拉在最后的敌军士兵。我们没有开火，一声投降的大喝，一个解除武装的手势，以及指指俘虏该走的方向已经足够了。

	我们随后骑马抵达并穿过了额托。走散的驮马驻留在大街上，但是没有人射击。被我们赶上的敌军没有抵抗就投降了。

	从队伍的头上看去，追击象是骑兵和自行车兵的比赛。从队伍后头看像是部队的后勤车队。士兵们扛着轻重机枪，大口地喘着粗气。隆美尔分队的队伍前后延展长达几英里。每个士兵都认识到我们在和敌军赛跑，胜利的关键就是速度。

	我们离开额托后，山谷开始变窄，公路向下进入法将特山谷。我们和目的地匹亚夫山谷之间仍相距２。５英里；最困难的地形－法将特山谷还在我们前面。这个山谷有两英里长，非常狭窄，而且很深。山谷起始端的公路悬挂在山谷北侧的垂直石壁上，距离谷底约４００－６００英尺。在一条小溪上方，一座１３０英尺长的桥梁横跨山谷。公路穿过这座桥梁后沿山谷南侧的石壁蜿蜒而行。沿途有多个横向的山沟及横越其上的多座桥梁；还有几段长的隧道，一次仔细策划的爆破行动足以封锁到这条龙格荣的公路达数天之久。实际上，在隧道入口架设一挺机枪就可以阻挡我们很久。这些情况很容易就能从地图上判断出来，但我当时没有时间仔细研究地图。

	相较于骑兵，通过额托之后的公路下坡赋予自行车兵相当大的优势。在一个公路拐弯处，他们俘获了更多的敌军；他们随后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不久，我们听到了枪响。我们看到一辆意军汽车向西驶去。在下坡公路上，我们不停地策马以尽可能快地跑。我们骑马进了一个漆黑的隧道，但前方１００码处发生了巨大的爆炸，几乎将我们抛下马来。我们在隧道里朝着出口摸索着，后来知道隧道里满是意军士兵。向前走了５０码后，我们见识到了爆炸的结果。我们面前是一个大沟。敌军成功地炸塌了架在法将特山谷内一条山沟上的桥梁。

	我们的自行车兵在哪？远处西面的战斗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下马之后，我让通信骑兵沃恩（ＷＯＲＮ）通知所有追赶上来的部队立即向前靠拢。我们沿着山沟右侧下到底部，越过桥梁的残骸之后爬上了另一侧的公路；然后向着枪响的地方迅速跑去。

	我们在一座横跨法将特山谷的单孔桥北端的房子后面找到了自行车兵。他们正朝着意军车组成员开火，这俩汽车刚刚驶进另一端的隧道。从各种迹象看，这是个被意军留在最后以执行预设爆破任务，摧毁所有桥梁和隧道的爆破小组。自行车兵们告诉我，他们在爆破前几秒钟将将通过那个大桥，费切（ＦＩＳＣＨＥＲ）军士在试图拔除冒烟的导火索时和大桥一起被炸飞了。

	我们面前又出现了一座桥。桥身跨越奔腾的溪水，长越１３０英尺，高越４００英尺。据说这是意大利最高的桥。从桥的两端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桥面正中凿成的四方炸药孔，孔很深，可以看到其中的炸药。（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ＣＨＡＲＧＥＳ）。难道导火索已经被点燃了吗。桥另一端的敌人已经停火，隧道入口已经看不到他们的影子。

	他们真的撤退了？如果大桥在我们面前爆炸，那我们在几天之内将不能赶到近在咫尺的匹亚夫山谷。我们必须做出决定。

	我知道２连的布鲁克纳军士是个非常勇敢而可靠的士兵，于是我向他发出如下命令：拿一把斧子，跑过桥，砍断所有从侧面通向桥面的导线。这个任务完成后，其他人将紧跟着你拔掉所有的导火索。”

	几条悬挂在低空的电缆通往大桥，我担心意大利人可能把他们作为起爆器的导线。布鲁克纳真是好样的，他完成了任务。当最后一根电缆被砍断时，我和自行车兵们一涌而上，拔掉了沿途的导火索。就这样，我们完好无损地占领了这座桥。

	我们向着匹亚夫山谷急匆匆地前进。我们必须防止敌军爆破组故意沿路破坏。布鲁克纳军士和几个自行车兵被派到前方打前站。拉在后头的分队接到命令以最快的速度前进。通过几个隧道后，公路开始向着山谷出口向下倾斜。公路完全是在竖直的石壁上凿出来的，此处的石壁高达１５００英尺。布鲁克纳的小组没有射击，我想他们已经抵达了山谷出口。

	上午１１点，我和一些自行车兵以及３连以及分队直属的一些步枪兵到达了山口，总共１０条卡宾枪。距离龙格荣只有不到一英里了。此处风光秀丽。匹亚夫山谷在日中的阳光下横卧在我们面前。在我们下方４００英尺，闪亮的水流冲刷着石质的宽大河床，突出的河床将溪水分割成几条支流。远处就是龙格荣，一个狭长的村子，村子背后是高达６０００英尺，直入云宵的悬崖绝壁。意军爆破组的汽车正穿越匹亚夫桥。山谷的西侧是一条望不到边的意军纵队；他们行进在山谷的主干公路上，队伍里有各种各样的装备。敌军队伍来自背面的多罗米特，向南开往龙格荣。龙格荣村及其铁路车站，充斥着军队和各式的队伍；里法尔塔（ＲＩＶＡＬＴＡ）的情况也是如此。草图６７。

	在龙格荣的战斗

	我们所处的境遇并不是每个参与了一次大战的士兵都能遇上的。在狭窄的山谷里，成千上万井井有条正在撤退的敌军从左右两侧受到高达６６００英尺的巨大山脉挤压，完全意识不到他们侧翼所面临的威胁。

	山地兵们高兴地几乎连心也要跳出来。毫无疑问，不能在让这些敌军再跑远了。我迅速地把１０支卡宾枪布置在公路以南１００码密密的灌木丛里，随后我们向１４００码以外里法尔塔－匹拉公（ＰＩＲＡＧＯ）公路上的敌军纵队开火了。我们把火力集中在敌军难以躲避的地点；比如右侧的石壁，左侧的匹亚夫河。３连的先头部队开始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了山谷出口，他们的到来增强了我们的火力。草图６８。

	几分钟内，我们的快速火力把敌人的纵队打成两截。北侧的纵队开始缩回龙格荣，南侧的纵队则加快步伐继续前进。数分钟后，敌军调动大批机枪火力向我们射击。敌人的火力对我们毫无影响，因为意军只是向公路以及上方的法将

	特山谷射击，而我们占领了正向坡上灌木丛里的良好阵地，远离法将特山谷入口。但是敌军的射击延缓了分队后续部队的前进。

	龙格荣的小股敌军试图将冒险向南面试探。３连的一个排携带两挺轻机枪正位于法将特山谷以南的阵地上，他们很快打消了敌军冒险的念头。

	突然，我的一个通信员注意到一个连的意军步兵从我们后方的石壁上攀爬下来（从８５４高地方向）。我调了几个步枪兵和一挺轻机枪去对付这股新的威胁。敌军继续以纵队（ＩＮＣＯＬＵＭＮＯＦＦＩＬＥＳ）向下攀爬，并进入距离我们３００码内。情况看起来不错，因为每一个意军被击中后从悬崖上掉下来时，都会顺带扯落几个同伴。我对胜利有完全的把握。但我没有立即开枪，我向敌军高喊要求他们投降。当敌人看到游戏已经结束时便投降了。如果我们晚发现几分钟的话，他们可能会爬下石壁，给我们造成重大损失。匹亚夫山谷的敌军炸毁了龙格荣以东的一座桥梁。敌军试图向木杜（ＭＵＤＵ）方向转进（ＩＮＣＬＯＳＥＤＣＯＬＵＭＮＳ），但被我们的火力击退。只有小股的敌军才得以在木杜－倍鲁诺（ＢＥＬＬＵＮＯ）公路上移动，或沿铁路向西逃窜。几个营的意军从龙格荣以南的山包上加入战斗，但是没有改变这一态势；敌军也没有发现我们在法将特山谷以南的阵地。几十发炮弹落在法将特山谷之内以及山谷前的公路上，或是落在公路顶上的悬崖。尽管敌军的机枪和炮兵火力，及其引发的落石造成了困扰，３连余部，１连，以及机枪１连一个排在１１点４５分抵达了法将特山谷入口公路以南１００码的高地。

	为了切断匹亚夫河西岸通向倍鲁诺的公路和铁路，并俘虏所有北向而来的敌军，我派一连在一个重机枪排的加强下通过多格纳（ＤＯＧＮＡ）前出至匹拉格附近的匹亚夫河西岸。３连全连为这一行动提供火力支援。并防止敌军有组织地逃离。

	１连成间隔很小的班组队形（ＩＮＦＩＬＥ）向着多格纳方向匆匆前进。一路上有一个陡峭的草坡；这个草坡缺乏掩护，完全处在敌军的观察下。敌军的机枪和炮兵向１连猛烈开火，但１连几乎毫无损失地进入多格纳的建筑物，从而脱离了他们的火力直射。敌军火力明显增强，但大部分落在了法将特山谷里。

	随后我们看到进发至多格纳以西的一连穿越匹亚夫河；他们在河床上毫无掩蔽，暴露在敌军的观察下。很快，龙格荣周围的敌军向一连倾泻了暴风雨般的火力，一连被迫撤回多格纳以避免重大损失。与此同时，我带着分队指挥部赶往多格纳。和３连的电话线已经架通，该连此时仍留在原先的阵地上。敌军炮兵和机枪火力一路上追逐着（ＳＰＥＤ）我们，迫使我们快速前进。敌军向我们每个士兵开火。

	在多格纳，我碰上了刚刚从匹亚夫河退回的一连。失败并没有使我灰心。１连没有突破敌军在匹亚夫河上的火力区并不表明敌军的防线是牢不可破的；少数几个士兵也许可以更好的利用地形，通过绕向河的南侧造成突破。

	重机枪连设置在一幢建筑的顶楼地板上，其火力覆盖了匹拉格的铁路和公路桥；１０００码外，对面的小股敌军正向南移动。重机枪排的任务是阻止敌军大部队从公路上通过。但是每挺机枪只剩下不到１０００发子弹，我们必须节省弹药。

	我派出几个侦察组，选择精明能干的组长率领他们横渡匹亚夫河。他们将以非常松散的队形渡河；到达西岸之后，他们将向匹拉格邻近区域运动，俘虏所有在向南撤退时掉队的小股敌军。如果俘获的敌军达到一定数目，他们需要将俘虏送到多格纳方向的东岸。这是个艰巨的任务，要求每个士兵及组长都具备高度的作战技能和精力（ＤＡＳＨ）。

	伍个侦察组在火力支援下出发了，但是他们的进展很慢。这不禁使我怀疑他们中的任何人能抵达匹亚夫河西岸。

	这时，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率领和通信连以及配属的第２６帝国皇家步枪团一营抵达了山口。在我们的请求下，通信连接替了山口以南阵地上的３连。３连分成多股，以快速的动作和我们在多格纳汇合。

	我们在河床上看不到侦察组的影子；敌军的机枪拼命地向半英里宽，毫无掩蔽的砾石河床和河岸倾泻火力（ＧＲＡＶＥＬＢＡＮＫ）。接近下午２点时，１连和３连从多格纳出发在宽大的正面上向匹拉格方向发起了进攻。我的意图是让部分部队渡河，同时使用分队余部的火力切断西岸的公路。但我们走出几百码后就被敌军的炮兵和机枪火力压制，不得不挖掘掩体以躲避敌军火力。我们取得的唯一战果是我们现在部署在敌军后撤路线上，阵地宽达６００码，而且我们的进攻吸引了南面敌军针对侦察组的火力。

	对于５个侦察组中是否有一个抵达匹亚夫河对岸，我仍然疑虑不定，因此我派出了斯特锐切中尉和特里别格中尉率领的另外两个组。第一组在敌军炮击匹亚夫河主干时丧失了战斗力，第二组为敌军机枪火力所伤；看起来渡河是不可能的了。意军炮兵从两侧向我们所在的地区猛烈开火，其炮兵阵地就在龙格荣以南，德里格农山（ＭＯＵＮＴＤＲＥＧＮＯＮ）附近西北方向.他们看起来不缺乏弹药。

	分队指挥部在匹亚夫河床上的一个小石壁后面挖掘了掩体；这个地方成了敌军炮兵最热衷的目标。岩石上的缺口显示了敌军炮兵的成果，但这些弹坑却反被我们利用。

	技术军士多倍尔曼用他的高倍望远镜仔细观察了龙格荣以南地区的情况。我的副官在外执行侦察任务，因此我向受过分队文书训练的布拉特曼军士口述了战斗报告。敌军炮火强度不减，３连首当其冲（ＢＥＡＲＴＨＥＢＬＵＮＴＯＦＩＴ）。我们不时地看到西岸的小股敌军，有时还有车辆，匆忙地穿过我们的火力封锁区向南疾进。

	接近下午２点３０分，前来增援我们的第２６帝国皇家步枪团所属３连和机枪１连抵达了多格纳；部队长到我的指挥所报到。我并不想把更多的部队部署在河床上，暴露在敌军火力之下，因此我让这些新到的部队担任预备队。我只命令一个重机枪排投入战斗以增加符腾堡山地营对龙格荣－倍鲁诺公路和铁路的火力封锁强度。我期望能在天黑前过河。

	向匹亚夫河远处派出７个侦察组已经有数个小时之久，但没有一个组传回任何消息。难道他们都不能成功渡河？河对岸不停地有一些敌军向南溜走，我们却无力阻止。弹药，尤其是机枪弹药已经不多了，我们必须节约使用。时间每拖长一分钟，敌人的火力就会持续一分钟，我们就会多一些伤亡。

	接近下午３点时，技术军士多倍尔曼报告他认为他在西岸的西南侧看到了渡河成功的山地兵。他说一个士兵在铁路附近的一幢建筑后面俘虏了一个从法以（ＦＡＥ）方向来的意军士兵。我抓起我的望远镜，仔细观察后确信一切如我们所意。没有一个意大利人将从法以逃脱！

	我们等待着约定中的送往东岸的大批战俘，却只是徒劳无功。我原先期待要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的成功，在战俘渡河的一刻让其他部队同时渡河。

	最终，在接近下午３点３０分时，我们看到南面１。５英里的宽大河床上有一股密集的意军俘虏。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抵达了东岸，向着多格纳运动。龙格荣附近的意军炮兵向着这股人群开火，我们失去了渡河的机会；这使我变得焦躁不安。敌军炮兵显然把他们当成了德国人。

	炮火迫使俘虏们回到法以附近的西岸。这个插曲没有改变我们的处境，和过去一样，我们被敌军的机枪和炮兵火力所压制。

	天黑后不久，在法以以北１英里的４３１高地附近，一大群敌军战俘出现在匹亚夫最西面支流的一个旧堤坝周围并开始渡河。我期待一整天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将分队大部调往大坝。敌军依然向着我们的旧阵地以及多格纳西端射击，但他们不再使我们担心。

	在匹亚夫河的干流上，几百个敌军俘虏的出现使敌军停止开火，我们趁机渡河。部队的调动几乎立即就完成了。战俘们向我们显示了渡过匹亚夫河众多支流的最佳方式：一些支流的水流很急，有些地方深达胸部。单个士兵，即使是个游泳好手，也只能勉强到达对岸；强大的水流会把人冲地远远地。意军俘虏相互抓着对方地手腕ＯＢＬＩＱＵＥＬＹ走进河里；他们面对上游，根据水流冲击大小调整身子前倾的程度。我们模仿他们的姿势很快过了河。抵达对岸之后，我们随即向法以出发；刚刚在河里洗的冰水澡不由地使我们加快步伐前进。

	我们很高兴在法以碰到了侦察组。他们迅速地告诉我们他们的经历。１连的１６个士兵在副连长（ＤＥＰＵＴＹＯＦＦＩＣＥＲ）胡伯（ＨＵＢＥＲ）中尉和技术军士洪纳克（ＨＯＨＮＥＣＫＥＲ）率领下冒着龙格荣敌军的机枪火力，成功地在匹拉格以南１英里处涉水游过匹亚夫河，并占领了法以城堡。列兵希尔德布朗德特不幸阵

	亡（ＨＩＬＤＥＢＲＡＮＤＴ）。在法以，他们组切断了通往倍鲁诺的公路和铁路，俘虏了一些从龙格荣而来的小股意军，这些敌军误以为他们抵达了安全地带。斯欧非尔中尉在他们后不久也抵达了。１连的部队整个下午在法以总共俘虏了５０个敌军军官和７８０个士兵，以及一大批各式各样的车辆。

	他们很高兴看到增援部队的到来。用这么少的人手看顾如此多的战俘使他们很不轻松。首先，军官们需要被严加看管。转移俘虏是不可行的，所以我将他们关押在城堡顶楼，并派两个山地兵看押。没有时间为他们操心，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侦察组已经切断了龙格荣和倍鲁诺之间的所有电话线。但我确信增援龙格荣被围敌军的敌军已经出发，至少德格农山的敌军炮兵完全了解龙格荣附近的情况。因此，我命令第２６帝国皇家步枪团３连在山地营一个重机枪排的加强下担负向南的警戒和侦察任务；最外围的阵地设置在法以以南半英里，部队大部部署在法以周围。

	我不指望有额外的援军。执行包抄任务的山地营其他部队（格斯勒分队，斯莱分队及２连）即使没有和敌军遭遇也不可能在午夜之前抵达龙格荣以东１１０码的法将特山谷山嘴部。目前驻扎在此处的部队是ＳＰＲＯＥＳＥＲ少校率领的第２６帝国皇家步枪团１营余部，山地营通信连以及３７７山地榴弹炮分队。炮兵分队的炮弹已经消耗怠尽。

	我应该满足于在西岸切断匹亚夫山谷通向南北的联系吗？我应该等待敌军进攻吗？不，那不是我的风格。为了迅速在龙格荣占据主动，我决定运用手中的部队（山地营１，３连，２６团机枪一连）向龙格荣发起夜袭。

	夜幕来临了。从龙格荣向法以后撤的敌军在我们过河后不久就中断了撤退行动。意军炮兵向我们渡河点附近区域快速开火.敌军大概知道通向倍鲁诺的公路已被切断。他们一定在黄昏的光亮中看见了那８００个俘虏以及渡河的隆美尔分队。敌军意欲何为？在夜间进行突破？我必须推测敌军的下一步行动。

	多格纳的重机枪排不时地向匹拉格附近的公路和铁路桥以及村子北面１００码的公路涵洞（ＲＯＡＤＣＵＴ）发射骚扰火力。我用电话发出指令，让他们停火，因为分队即将沿着公路向龙格荣进发。

	部队向北出发了，我带领尖兵在前。部队的行军次序如下：轻机枪手沿路右侧行军，子弹上膛，随时准备持续射击；在左边的路沟里是以间隔１０码的小组集群行进的步枪兵。各连跟随其后以小组集群行军。分队指挥部走在各连前面。我们尽可能快地行军，因为在这样安静平和的夜晚敌军哨兵可以听到很远的动静。

	尽管我们尽可能地谨慎，在匹拉格以南３００码，尖兵仍然受到意军哨兵的射击。在漆黑的夜晚，我们看到了几点火光闪烁，随后右侧的轻机枪打响了。子弹打在公路上，右侧的石壁，以及路左侧的岩石上溅起

	点点火星。敌军没有还击，他们已经被机枪火力赶跑了。

	我们继续行军直抵匹拉格，并跨越了白天被我们用火力封锁的大桥；一路上没有和敌军进一步遭遇。我们在多格纳的重机枪保持沉默，应该是收到了我用电话发出的指令。

	部队继续在公路上摸索前进。在我们左边几百码的悬崖上，敌军炮兵仍然向着我们渡河的地点一发接一发地发射炮弹，炮弹引信在黑暗的夜空中留下一条尤其明亮的尾迹。真是一场毫无必要的烟花表演！

	龙格荣的第一批建筑距离我们只有约１００码了，我们缓慢地向前推进。在敌军炮弹尾迹火光的映照下，我们看到一堵黑墙横跨在公路上，距离我们有１００码。不知道这是公路的曲折处还是路障。当我们走进距其７０码时，我确认这是个路障。敌军显然预测到我们的到来。

	我命令部队停步并下令调上机枪连。机枪连长（一个少尉）得到命令，要求不出动静地将几挺重机枪布置在路的两侧，准备以火力袭击路障。我意图在短暂的火力打击后使用１，３连攻占龙格荣的南部入口。

	部队全力以赴地投入战斗准备。４个重机枪组的成员正准备将机枪转移到距离路障８０码的位置，这时一阵突然的机枪火力从侧翼袭击了我们。我们在多格纳的重机枪开火了，他们显然没有接到停火的命令。到处是子弹撞击的火星；我们试图寻找掩护，但四周的机枪装备叮当作响，产生了相当的混乱（ＲＵＭＰＵＳ）。前方路障后的敌军也开火了；；我们掩蔽的区域受到几挺机枪的同时扫射。敌军机枪在８０码外的近距离开火使我们无法寻找掩蔽所，这情景真是令人发狂。死亡近在咫尺！这时我们却不能开火还击，因为各机枪部件还没有被拼装起来。这是我们所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交叉火力，部队被迫卧倒达几分钟之久。我们试图用手榴弹攻击路障后的敌军，但是没有成功。敌军距离我们太远了。冒着几挺机枪的火力在狭窄的公路上向敌军发起进攻是不可能的。幸运的是，我们在路一侧石壁上半圆形的凹陷里找到掩护；当侧翼火力开火时，我们就跳到左边的沟里。向敌军投掷手榴弹除了使路障后的敌军火力更为猛烈外一无用处。我们的伤亡在增加。敌２６帝国皇家步枪团所属机枪连的连长也在左边的沟渠里受了重伤。好在黑夜大大降低了敌军射击的准确度。

	这次行动是个彻底的失败，我们需要尽快和敌军脱离以避免过多的损失。由于我被敌军的火力压制，只好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传达命令，要求部队向匹拉格附近的桥梁撤退。后方的部队轻易地和敌军脱离了接触，但对前沿的部队来 说就不那么轻松了。敌军机枪很少停火，这时我们借机猛 跑。每次我们只能前进几码，然后就再次被重新开火的敌 军火力压制在地上。 

	经过几个冲刺后，我们毫毛不损地抵达了公路拐弯处的安全地带，至少我们脱离了敌军的火力扫射。不幸的是，多格纳的重机枪排还是引起了很大的麻烦；他们封锁了匹拉格的公路桥。我身边只剩下几个山地兵；部分部队已经退向匹拉格，但还有相当多的人留在路障附近的前沿。

	非常奇怪的是，敌军停火了。不久，从那个方向穿来了说话的声音，这声音并迅速接近。他们不是山地兵！奇怪的是，我没有看到一个分队的士兵向后撤。我火速向匹拉格返回；一路上，我聚拢了几个山地兵，其中一个拿着一把照明弹发射枪。我在匹拉格的大桥附近没有发现任何人，部队显然没有接到撤退到此处的命令。

	一大批意军沿着公路走下来，不知是俘虏还是前来进攻我们的。我对先头部队（３连及２６团的一个机枪连）的情况我一无所知，因此决定发射几颗照明弹以弄清状况。

	我向着公路桥的右侧一堵通向磨房的矮墙附近发射了几颗照明弹。借着亮光，我看到一大群人聚在一块，挥舞着手绢直奔匹拉格而来；人群头部大约在１００码外。在照明弹的照耀下，我成了绝好的靶子。大叫大嚷逐渐接近的意大利人没有开枪，对他们的身分我依旧迷惑不清。

	跟随我的那４－５个兵并不足以挡住这群人，分队其他部队好像向法以撤退了。我沿着公路奔跑，希望能追上大队（ＦＡＣＥＡＢＯＵＴ），以挡住这些蜂拥而来的敌军。

	几分钟后，我在匹拉格以南３００－６００码远的一组建筑物附近聚拢了大约５０个士兵。斯特锐切中尉率领一半人马占据了路右侧的一幢建筑，其余的士兵用来封锁公路。大家整理好队伍，手里的卡宾枪随时准备开火。斯欧非尔中尉在左侧紧贴着石壁，技术军士多倍尔曼和我在右侧靠近建筑物。步枪兵们得到命令只有我一声令下才能开火。这会儿我们没有照明弹也没有发射枪。敌军不可能转向左

	侧，但是黑暗和紧迫的时间使我们不能确定右侧的情况，那是我们假定的匹亚夫河所在。我们只有几秒钟来完成战斗准备，敌军大队人马距离我们更近了。

	黑暗使我们只能顺着公路看到５０码开外，路的两侧则一片漆黑。当敌人走进５０码以内时，我大喝一声”站住”，并要求他们投降。人群的回答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没有人开枪，吵吵嚷嚷的敌军走地更近了。我重复了我的要求，但得到的回答还是照旧。在距离我们１０码的时候，意军开火了。与此同时，我们的两侧响起了ＳＬＡＶＯ，在我们完成子弹重装前（我们的轻重机枪不幸给弄丢了），防线被敌军压垮了并受到巨大人流的挤压。几乎所有在共路上的士兵都落到了敌军手中。由于右侧建筑物顶楼的窗户都漆上了黑漆，因此位于其中的部队非常不适合防御作战。这批部队趁着天黑越过匹亚夫河逃脱了。敌军则顺着公路向南疾奔。

	我在最后一刻跳过了路墙，躲过了被敌军俘虏的命运；随后我和公路上的敌军展开了赛跑。我穿过刚被犁过的地，小溪，灌木和篱笆，一路急跑。第２６帝国皇家步枪团３连和山地营的一个重机枪排仍在一英里之外的法以。他们面对南方，对即将从北而来的危险一无所知。一想到我可能失去我所有的部队，我浑身充满了超人般的力量。好像有一条路在我脚下展开，我朝着法以飞奔。

	我成功地赶在敌军之前到达法以，随即调动所有的部队构成一条对北的防线。我决心要战到最后一枪一卒。当我们

	听到敌军沿路而来的响声时，２６团３连刚刚占领法以北端。敌军立即降低了行军速度，他们的机枪即刻打响，向着给斯提里安（ＳＴＹＲＩＡＮ）部队提供掩护的石墙拼命开火。敌军看起来向着公路左右两侧展开了进攻，１００个敌军高喊“前进，前进”。

	要希望击退敌军向南的突击，我们必须沿着这条漫长的战线。该战线从法以城堡以东４００码的匹亚夫河上的磨房开始，穿过法以的北端，沿展至法以以西３００码的德格农山悬崖，总长达７００码。位于战线中部的２６团３连已经在公路的两侧投入战斗；法以－匹亚夫河－德格农山一线存在着极大的空档。我最后的预备队包括１连和３连的１－２个班，他们是先前向龙格荣攻击部队余部。草图７０。

	为了试探敌军是否有包围我们的企图及获取更好的视距，我命令一个班的山地兵沿匹亚夫至德格农山一线点起火。步枪兵们知道艰苦的时刻就要到来。很快，匹亚夫河上的磨房开始燃烧；路右侧５０码的一大堆干草，以及路左侧上方的几幢建筑物也燃起熊熊大火。

	我从前沿撤回了２６团３连，并利用他们构筑了一条虽然稀疏但是连续的防线。尽管敌军的火力很猛，我们还是弥补了防线上的缺口。英勇的勤务兵伍格（ＵＮＧＥＲ）自告奋勇要到匹亚夫河东岸求援。他是个游泳好手，认为自己有很大的机会能游过去。这时，几十挺敌军机枪开始向城堡的石墙开火。敌军步兵密集地聚集在我们面前１００码外的浅沟里准备进攻。透过步枪和机枪的射击声，我们听到一次又一次的高喊“前进，前进”。斯特里安部队和山地部队的快速开火降低了敌军进攻的士气；敌军开始散开，他们的火线开始变宽。

	技术军士多倍尔曼在这场战斗中身负重伤，但仍然拖着沉重的躯体越过了磨房附近的地形加入我们的防御战斗。这个杰出的士兵先前在法以以北一英里处的公路夜战中胸部负伤，但在黑暗中却幸免于被敌军俘虏，并且返回了部队。

	我预备了几个步枪兵，准备当敌军于某处突破我们单薄的防线时使用。两个士兵仍然在城堡的顶楼看守着那５０个敌军军官；这些军官知道他们的部队已经接近，变得非常好斗，但还不敢袭击那两个士兵。我预备了几个步枪兵，准备当敌军于某处突破我们单薄的防线时使用。两个士兵仍然在城堡的顶楼看守着那５０个敌军军官；这些军官知道他们的部队已经接近，变得非常好斗，但还不敢袭击那两个士兵。

	敌军的子弹象暴风雨一样地击中城堡北部。斯提里安部队的大部分部署在法以北端城墙上的阵地，他们一发接一发地越过城墙向敌军盲射。当意军喊声大作时，我们就加强火力。这种战斗自然要求大量的弹药。我们我们不是得到城堡空地上储存的大量枪械和弹药的话，我们的供应早就枯竭了；多亏了胡伯－洪纳克侦察分队在下午缴获的战利品。在战斗过程中，山地兵们承担向前方部队补给缴获的意军枪支和弹药的工作。美中不足的是，部署在公路两侧的重机枪每挺只有５０个弹夹。

	军官只剩下了２６团３连的连长和副官胡伯。其他所有的军官看起来都被敌军俘虏了。我深深的怀念斯特锐切中尉。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几个小时仍然没有丝毫缓和。匹亚夫和及德格农山之间的前沿满是敌军（ＦＩＬＬＥＤ），他们妄图凭借数量优势压倒我们。但是我们不间断的快数射击阻止了他们的突破。我们的南部警戒由２６团３连的６个士兵担任；我们实在派不出其他人手。时间已经接近午夜。旧的火堆快熄灭了，所以前沿点起了新的火堆。我们徒劳地等待着急切需要的增援。我们和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的指挥所没有电话联系。但我们相信第２２帝国皇家步兵师的部队正陆续抵达匹亚夫河的东岸，山地营的其他分队也应该在那儿。

	午夜后不久，敌人的火力开始变弱了；这使我们得以喘一口气。我们的损失中等，这得归功于那些少量的地形掩护。我们积极地工作以加强我们的阵地。哨所报告敌军正在撤退；待到火力完全停止后，我们向和敌人接触主要地点派出巡逻队。其中一个巡逻队的队长在近距离战斗中牺牲了；另外一个巡逻队在凌晨１点返回，带回了６００名俘虏。这些敌军在我们阵地附近向他们投降。敌军大部撤向龙格荣。

	配尔中尉率领的２连全练在凌晨２时抵达，他们绕着罗地纳山走了一大圈；３连一部和１连一部在经历了匹拉格以南的夜战后，撤退到匹亚夫河东岸。机枪一连余部以及２６团的一连和２连到达了，受到了我们的热烈欢迎，其中机枪一连带着充足的弹药。

	我们重新组织了防御，城堡本身被构筑成一个据点。现在我们有了大量的弹药。２６团的一个连担负向南的警戒和侦察。那５０个默默地见证了法以战斗的意大利军官被送往匹亚夫河东岸。卫兵们不得不敦促他们才让他们跨过刺骨的匹亚夫河。

	凌晨３时，敌军近距离集中炮火的伴随下再一次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敌人为进攻预先作了准备，因而他们的进攻并不让我们惊讶。几十枚炮弹沿着我们的阵地爆炸，炸垮的城墙和瓦砾哗哗地塌下来。敌军随即对多个阵地展开冲击。但是我们的前沿巍然不动，因为我们总是能迅速地将兵力调送到关键的地点。实际上，我们并不总是需要动用预备队；整个进攻在１５分钟内结束了。敌军会再次进攻吗？草图７１。

	然而，对于敌军指挥官来说，这最后一次攻击已经足够了。重大的损失迫使意军脱离战斗向龙格荣撤退。不幸的是，我们有几个人被意军炮火击杀。

	穿着湿漉漉的衣服，我们颤抖着围坐在一起等待天明的到来。我们和斯特里安部队（ＣＯＭＲＡＤＥＳ—ＩＮ—ＡＲＭＳ）一起靠着几瓶香提酒（ＣＨＩＡＮＴＩ）勉强使自己变地暖和些。１连在天明前在远至匹拉格桥梁的范围内侦察了铁路上方的公路。２连河３连的侦察组报告，向北远至匹拉格，匹亚夫河及龙格荣之间已经没有敌军活动。

	和往常一样，侦察组带回了一些俘虏。

	凌晨６点３０分，２６团的另外一个营抵达了法以城堡，他们被命令担负南面的警戒。与此同时，隆美尔分队重新向龙格荣进军。第２，第３步枪连和机枪一连沿着公路开进，１连沿着铁路上方的山坡行动。我们的意图是牢牢地卡住隆格荣的敌军。

	我们在路上遇到了斯特锐切中尉。在匹拉格以南的夜战中，他幸免于被敌军俘虏；但在横越匹亚夫河时，他被水流带到下游半英里，不省人事地被冲上岸。

	当我们接近匹拉格大桥是，敌军把它炸毁了。在左侧山坡上的一连掩护下，我们很快抵达了被炸毁的大桥，在烧地半焦的残骸下，我们发现一个负了重伤的山地兵；大桥两侧并没有敌军。

	重机枪被布置在大桥南侧的陡峭山坡上；在他们的掩护下，我们急急忙忙地沿着铁桥残骸过了河。当我们接近前一天晚上的路障所在时，我们看到斯欧非尔中尉骑着骡子从龙格荣向我们跑来。他的身后是几百个挥舞着手绢的敌军士兵。斯欧非尔中尉于前一天晚上在匹拉格以南的战斗中被俘虏了，他带来了龙格荣附近的敌军全体投降的好消息。敌军指挥官的手书如下：

	 

	龙格荣堡垒指挥部致德匈联军指挥官：

	位于龙格荣的我军以无力继续战斗。本指挥部将归阁下处置，并等待您对本部队的处置决定。

	少校莱（ＬＡＹ）

	 

	苦战几天后得到的这个喜悦的结局使我们感觉很好，尤其是我们知道在匹拉格被俘的战友又获得了自由。敌军在公路两边列队，我们在意军“德国万岁（ＥＶＶＩＶＡＧＥＲＭＡＮＩＡ）”的叫喊中开入龙格荣。２６团机枪一连的连长在匹拉格的战斗中身负重伤，和连队的大部一起被意军俘虏，这时他乘坐一辆救护汽车向我们开过来。在拥挤的街道上，我们的进展很慢。我转而乘坐救护车向前，在龙格荣的市场找到了分队被俘士兵。敌军归还了他们的武器和装备，他们守着村子等待我们的到来。我的分队是首批进入龙格荣的德军。我们开进村子，在教堂以南的一簇建筑物里宿营。天开始下雨。这儿有几千个意大利人，我们缓慢地把他们朝东面的匹亚夫平坦地形（ＦＬＡＴＳ）转移。山地营余部和２２帝国皇家师离开了法将特山谷。

	在我们追击敌军以及和敌军在匹亚夫西岸战斗时，营里的其他部队试图增援我们。在夺取西莫拉斯以西的敌军阵地后，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立即带领山地营之通信连以及２６团１营展开追击。他们的行动违反了第４３步兵旅的命令。由于地形限制以及我们所卷入的战斗形式，要求其他部队救援我们几乎是不现实的。在抵达圣马丁诺时，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再一次接到了第４３步枪旅的命令：符腾堡山地营停止前进，在额托的ＭＩＬＬ宿营并过夜。由第２６团担任前卫。

	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回答到：得到其他部队加强的符腾堡山地营正在龙格荣和敌军战斗，请求对山口公路进行步兵增援，请求将第３６６帝国皇家山地榴弹炮分队前置。

	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执着于他的任务，拒绝了第４３步兵旅要求分兵的命令。这使得２６团一营营长克里姆林上尉这样评价他：“我不知道那个更值得敬佩，你在敌军前表现的勇气还是你在上级面前的勇气。”邻近正午，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抵达了龙格荣以东１１００码的法将特山谷出口。由于山谷受到敌军猛烈的火力袭击，通信连和２６团一营的部队花了一些时间才走出来。随后通信连接替了３连；３连当时正向龙格荣进军，从法将特山谷公路的ＤＥＢ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以南的高地上向撤退之敌射击。

	在２６团一营先头连于下午４时清除了法将特山谷的敌军后，他们被派到多格纳增援隆美尔分队。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手下几乎没有可动用的部队了。格斯勒分队（５连及机枪３连）正从伊尔波多跨越海拔９５５的克拉法罗纳（ＣＲＡＦＥＲＲＯＮＡ）向海拔１４８３的佛西拉西蒙（ＦＯＲＣＥＬＡＳＩＭＯＮ）攀登。就在这儿，分队指挥员格斯勒上尉，一个优秀的山地兵，在分队头部率先跨越冰冻的山坡时不幸摔死。斯莱分队（４连，６连以及机枪２连）从佛纳斯车站出发（ＦＯＲＮＡＣＥ）穿过海拔１３０３的加里努特山（ＭＯＵＮＴＧＡＬＬＩＮＵＴ）途径克拉法罗纳抵达了法将特山谷。２连在配尔中尉率领下沿着罗地纳山向额托方向前进。

	隆美尔分队在匹亚夫西岸的夜袭失败后，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报告传到了设置在山隘出口附近的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指挥所“敌军在龙格荣以南达成突破－隆美尔分队大部和隆美尔一起被俘”。但是不久以后，法以的枪声和大火结束了这些谣传。

	当我们的信使，伍格列兵抵达营指挥所时，ＳＰＲＯＥＳＳＥ少校派遣２６团的其他部队通过多格纳向法以增援；不久，执行包抄罗地纳任务的２连也到达了。２６团一营开始在多格纳以西搭建便桥。

	１１月１０日，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敦促手上可动用的部队已经作好了在里法尔塔以东１０００码的高地上进行战斗的准备。这些部队包括斯莱分队（４连，６连和机枪２连），山地营所属通信连，２６团一营的４门步兵炮以及第３７７帝国皇家山地榴弹炮分队。克劳分队（５连，机枪三连）也从额托开过来。

	在夜间，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派遣一个意大利战俘带着斯坦莫（ＳＴＥＭＭＥＲ）医生用意大利语写的纸条返回龙格荣。纸条上写的是：“龙格荣已经被德－奥联合师的部队包围，一切抵抗是徒劳的。”

	当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在黎明时发现隆美尔分队已重新向龙格荣进军，而当地的敌军正放下武器时，他带着部署在里法尔塔以东１０００码的山地营部队向龙格荣出发，第２２帝国皇家步枪团４３旅跟在他们后面。

	１１月１０日是个雨天，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把龙格荣大街上的敌军清理干净。一堆堆的武堆放在公共广场，甚至连意军的大炮也送到那儿去了。龙格荣以东的低地上充满了俘虏。总共有超过１００００名意大利士兵放下了武器，几乎是一个整师。我们的战利品达到２００挺机枪，１８门山炮，２挺半自动炮，超过６００匹驮马，２５０辆满载的大车，１０辆卡车以及两辆救护车。

	我分队在西莫拉斯，法将特山谷，匹拉格以及法以的战斗中有６人阵亡，２人重伤，１９人轻伤，一人失踪。第２６团帝国皇家步枪团一营的损失不详。

	斯欧非尔中尉在里法尔塔以南阻击敌军的战斗中被俘。起先，他被意大利人殴打。在他发出抗议后，他被带到一个连长跟前；这个连长根本没有为他的恶劣处境道歉，而是想从德国军官身上找一点个人纪念品。斯欧非尔不得不和长长的敌军队伍一起向法以行军。当战斗爆发时，他和一个敌军军官紧紧地躺在公路边上；这个敌军军官挫败了他的种种逃跑尝试。斯欧非尔对自己受到德军火力射击赶到特别不痛快。当敌军于午夜时分在法以脱离战斗时，他被带回了龙格荣；在那儿，他遇到了其他被俘的山地兵和斯特里安人。将近凌晨时，在重重警卫下，俘虏们不得不再次向南行军。不过，他们很快就再次停住了，因为意大利人的突击又一次失败了。俘虏们又被带回了龙格荣。上午，敌军军官开始对斯欧非尔变得非常友好，斯欧非尔大大地夸大了我们的力量。最后，敌军派他带着龙格荣意军投降的纸条返向我方。

	接近１１月１０日正午时，龙格荣已满是德国和奥地利部队，我们的哨兵不得不上了刺刀才保住我们先前占据的营房。大多数士兵脱掉湿漉漉的衣服，在舒适的营房里全副身心地享受那久违的轻松一刻。晚上，士兵们坚持要手持火炬列队向我致敬（ＴＯＲＣＨＬＩＧＨ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ＯＮ）。

	 

	战场观察

	在成功地突破西莫拉斯以西的敌军阵地后，机动分队（骑兵及自行车兵）担负了追击撤退之敌的任务。他们追上了敌军，并成功地阻止了意军爆破组的沿途破坏（除掉一座桥梁）。如果没有这些机动兵力，我们的追击是不可能的。

	部署在山谷出口的几个步枪兵阻止了敌军一个师。意大利人用重机枪和炮兵向这几个士兵猛烈射击。但他们很好地隐蔽起来，敌军火力几乎没有给他们造成损失。敌军采用防御战术是不正确的。敌军只要派出一部兵力进攻法将特山谷的西侧出口就能挽救他们。

	在敌军的猛烈火力下，隆美尔分队穿越多格纳以西无人防守的匹亚夫山谷发起攻击。部队迅速地使用铁锹构筑了工事。同时，我们的小股侦察部队在西岸俘虏了一些在遭受我军火力打击后向南逃窜的敌军。

	在法以的夜战中，巨大的火堆给我们提供了照明；在随后的战斗中，我们用缴获的意军枪械和子弹弥补了弹药不足。

	所有这些都是在敌军猛烈火力下完成的，是山地兵们的一个巨大成就。格拉帕山区域的战斗

	根据第２２帝国皇家步枪团的命令，山地营于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１１日转移到第二线并得到一天的修整。在龙格荣的墓地，我们埋葬了阵亡的战友。

	我们的攻击势头开始开始下降。虽然敌人没有进行正经的抵抗，追击的速度逐渐疲缓。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山地兵穿过贝鲁诺抵达费尔特（ＦＥＬＴＲＥ），配属给德国猎兵师。１１月１７日，我们沿匹亚夫河而下。激烈的战斗正在库罗（ＱＵＥＲＯ）和通巴山一带展开。我们很快在通过狭小的匹亚夫山谷里遇到麻烦；山谷里挤满了部队。我们进入了意军炮兵射程，敌军炮兵不时地向山谷公路发射压制火力。传来的消息说率先的奥地利部队在通巴山和大批敌军遭遇。

	在西拉登（ＣＩＬＡＤＯＮ），师里命令我们越过格拉帕山向远至巴萨纳（ＢＡＳＡＮＡ）的敌军阵地渗透。

	下午，山地营（ＤＥＰＬＯＹＥＤ）以战斗队形进入库罗稍北的区域；该地处于敌军极其猛烈的炮火轰击下。意军在帕龙（ＰＡＬＬＯＮＥ）山和通巴山上设置了良好的观察所；他们很好地标定了库罗山中小道的位置，附近的要点都在他们的射程之内。

	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派隆美尔分队（２连，４连，机枪３连，１／３的通信连，两个山地炮兵连和电台组）越过库罗－卡姆泊（ＣＡＭＰＯ）－无申（ＵＳＯＮ）－斯匹努西亚峰（ＭＴＳＰＩＮＵＣＩＡ）－１２０８，１１９３高地一线前出至１３０６高地，山地营大部沿斯文宁（ＳＣＨＩＥＶＥＮＩＮ）－罗卡西沙（ＲＯＣＣＡＣＩＳＡ）－１１９３高地一线前出至１３０６高地。草图７２。

	当夜幕降临时，我们正穿过库罗加速前进。库罗已经受到相当的轰击，并仍然受到意军炮击。直径５－１０码宽的弹坑并不少见；沿途有一大批死伤的猎兵。无数的意军探照灯将黑夜变成了白昼。意军同时向库罗，卡姆泊，无申和阿拉诺一带发起最猛烈的炮击。探照灯不断地从斯匹努西亚，帕龙，和通巴方向扫过山谷，远处发射的密集炮弹只允许我们有几秒钟的时间向敌军方向猛冲。在这儿，我们失去了和两个山地炮兵连的联系。温伯勒（ＷＩＮＤＢＵＨＬＥＲ）军士奉令要找到炮兵连并把他们带到无申。隆美尔分队的其他部队成功地抵达无申，没有受到损失。无申和库罗，卡姆泊一样已经被居民遗弃，房舍里充满了幽灵般的空荡。斯匹努西亚，帕龙山方向的探照灯不停地向我们照射过来。分队分散在建筑物和树木的阴影里休息。炮火开始离我们的栖息地越来越近。弹片呼啸着刺破空气，土块和石头朝我们劈头盖脸地砸下来；敌军的炮击考验着我们的神经。

	我们向各个方向派出了携带电话班的巡逻组。瓦尔兹中尉（ＷＡＬＺ）带一个组向斯匹努西亚方向出发。我认为我们已经不可能穿过格拉帕山向巴萨诺渗透了。敌军的阵地连续而坚固，我们来得太晚了。据说有６个法国师和５个英国师前来救援意大利人。

	午夜时分，各种报告开始陆续到来。我们和阿拉诺的友军建立了联系。瓦尔兹中尉攀上了斯匹努西亚的东支，没有和敌军遭遇。温伯勒军士找到了炮兵连，并把他们带到了无申。他带着他们先向无申－破特（ＰＯＮＴＥ）－德拉（ＤＥＬＬＡ）－土阿（ＴＵＡ）山谷一带行军。他们在当地发现了一个照明良好的兵营。温伯勒叫停炮兵连，自己独自一人溜向那些营房，发现里面满是熟睡的意军士兵。无畏的温伯勒拔出手枪，叫醒并俘虏了大约１５０个士兵，包括两挺机枪。

	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１７－１８日的后半夜，隆美尔分队攀上了斯匹努西亚山的东支；先头部队在凌晨和一股工事完备的敌军相遇，这些敌军盘踞在斯匹努西亚山东面的陡峭山脊上。敌军阵地在主峰以东不到半英里。在没有炮兵和迫击炮支援下，对敌军进行正面攻击是不现实的。无数敌军机器以纵深梯队布置，其火力完全覆盖了这片陡峭，多石的山脊；他们并且得到布置在方塔纳时卡（ＦＯＮＴＡＮＡＳＥＣＣＡ）和帕龙山的山地炮兵的支援。这儿也没有进行包抄的可能性；我们已经到达了公路的尽头。

	一直到１１月２３日，我们一直努力向斯匹努西亚山的山坡前进。由于缺乏炮兵和迫击炮支援，所有的努力都毫无成效。１１月２１日，６连的保罗马丁军士在进行前出观察时，被意军山炮弹的弹片击中，救灾我的身边阵亡。

	一个匈牙利炮兵中尉于同时受了重伤。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２３日，隆美尔分队转移到罗卡西沙（ＲＯＣＣＡＣＩＳＡ）和营里汇合。１１月２１日，佛其特纳（ＦＵＴＣＨＮＥＲ）分队和奥地利，波斯尼亚步兵从此地出发联合进攻了方塔纳西卡和１２２２高地上的敌军阵地。

	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２４日黎明，山地营全营在我指挥下布置在方塔纳西卡东北坡上的第二线阵地。我们担任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集群预备队，帝国步兵（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ＮＦＡＮＴＲＹ）一营部署在我们前方。在一营进攻所拉若罗山（ＳＯＬＡＲＯＤＯ）山成功后，山地营将向格拉帕山方向奋勇突进。我们冒着意军恼人的炮火，站在方塔纳西卡的冰天雪地里达几个小时，等待着奥地利人突破成功。但是对所拉罗多山的进攻毫无进展。我们的炮兵支援太弱了，而敌军的炮兵支援太强。中午时分，从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集群传来了报告，第２５帝国皇家山地旅从西面攻占了所拉若罗山。

	由于方塔纳西卡南坡的局势完全没有变化，帝国步枪团没 有任何进展；我并不认为情况在白天会发生变化，所以我 请求将部队转移到２５山地旅的右侧的所拉若罗山区域， 尔后向格拉帕进攻。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同意了我的请求。山地营全营很快上路了。我们发现走所谓的近道是 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无法穿越方塔纳西卡西坡几乎竖直的 石壁。另外一个选择是向下进入斯提宗（ＳＴＩＺＺＯＮ Ｅ）山谷。我们轻快地出发了，当我们到达戴西尔法斯特 里（ＤＡＩ ＳＩＬＶＥＳＴＲＩ）时，夜幕降临了。我让的皇 家山地旅的战斗区域而受到严厉批评。ＳＰＲＯＥＳＳＥ Ｒ无法应付上级的斥责，不得不向第２２帝国皇家步兵师 请求配属给他们。要求得到了批准。山地营在法尔特里（Ｆ ＥＬＴＲＥ）以东的修整地呆了几天，于１２月１０日再次顺匹亚夫而下进入方塔纳西卡附近的前线。

	１２月１５－１６日晚，隆美尔分队在海拔４３００英尺的冰天雪地里野营。１２月１６日，我们对匹拉米德多姆（ＰＹＲＡＭＩＤＤＯＭＥ），所拉若罗山（１６７２）以及斯塔多姆（ＳＴＡＲＤＯＭＥ）的阵地进行了侦察。敌军仍然顽强地坚守这些控制性高地上最重要的阵地。１２月１６－１７晚，由于下雪，我们被迫躲进帐篷。第二天，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集群发起了攻击。我们成功地渗透进斯塔多姆的阵地，俘虏了拉法纳（ＲＡＶＥＮＮＡ）旅的１２０个巴萨格里日兵（ＢＥＲＳＡＧＬＩＥＲＩ），并击退了敌军的猛烈反击。然而，我们自身也有相当的损失。２连的优秀军士，匡德特（ＱＵＡＮＤＴＥ）没有能从一次巡逻任务返回。毫无疑问，他负伤后阵亡。

	冒着意军的炮火，我们在冰冷的天气里坚守斯塔多姆的陡坡一直到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１８日晚，然后山地营向山谷行军，开向斯文宁。在那儿，我们的邮件已经早于我们抵达了，其中有两个小包裹。那时颁发给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和我的勇气勋章（蓝色ＭＡＸ）。一个营同时获得两个这样的奖励是前所未有的。

	我们在法尔特里以北的小村子里渡过了圣诞夜。第二天圣诞节，山地兵们在阿尔卑斯老头（ＯＬＤＡＬＰＩＮＯ，我们都这么叫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的带领下再次沿狭小的匹亚夫山谷出发。隆美尔分队部署在匹龙地段，其左翼位于通巴山。我们接替了普鲁士步兵。正儿八经的阵地其实并不存在。步枪和机枪据点就设立在陡坡上的小凹陷里，在光秃秃的山坡上几乎没有掩护。到处是雪！但寒冷到还能忍受。部队必须在白天到来之前躲进帐篷里，整个地域都处在敌军的良好观察下。我们不能点火，食物只能在夜间送上来；雪地上的脚印必须仔细地扫除。最糟糕的时候是敌军炮兵瞄准我们的火力点开火。有的连减员到只有２５或３５个兵。尽管如此，部队以最大的信心坚守岗位，完成艰苦而危险的任务。

	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２８日，山地营击退了意军的一次正面攻击。第二天，我们受到了猛烈的炮兵和迫击炮火的袭击。在２３００码外开火的意军的重迫击炮最令人讨厌。在这一天，敌军炮兵也轰击了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指挥部所在的阿拉诺附近的后方区域。

	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３０日，敌军以最大限度的炮火向通巴山炮击。敌军飞机俯冲到距离我们阵地只有几英尺的地方，用机枪向阵地射击。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以后，法军阿尔卑斯部队成功地夺取了我们左侧第３帝国皇家山地旅的阵地。我们守住了自己的阵地，但是失去了左翼。如果敌军从通巴向阿拉诺方向再前进一步就会把我们切断，并迫使我们在夜间放弃阵地（ＣＵＴＯＵＲＷＡＹＯＵＴ）。天在下雪，变得更冷了。

	１２月３１日清晨，预备队开进了我们左侧的缺口。但是他们在从帕隆山向此开进的过程中遭到意军炮兵的猛烈杀伤。指挥部决定将前沿阵地向北收缩１。５英里。我们在帕隆山和通巴山坚守阵地直到１９１８年１月１日深夜。天非常冷。两个最勇敢的士兵于最后一刻牺牲在前沿的机枪据点里，他们是莫罗克（ＭＯＲＬＯＫ）军士和斯德尔列兵。在防御一股约３０人的敌军进攻时，一挺重机枪不能开火，部队被迫展开徒手搏斗。部分部队用手枪和手榴弹挡住数量上占据优势的敌军，莫罗克和斯德尔则试图让冰冻的机枪重新开火。意军的一颗卵形手榴弹落到他们中间爆炸，给他们造成了致命伤。敌军最终被打退了。

	午夜前不久，担任山地营后卫的隆美尔分队带着他们二人的遗体抵达阿拉诺，随后默默地顺匹亚夫河而上，穿过卡姆坡和库罗一带满是尸体的战场。

	一个星期以后，我和ＳＰＲＯＥＳＳＥＲ少校休假，通过特伦托（ＴＲＥＮＴＯ）返家。让我悲痛的是，从那以后，我就没能回到山地部队。根据最高指挥部的命令，我被调到第６４突击队，担任营地助理并充任参谋部的一员。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关注着符腾堡山地营（团）所经历的各次战斗：在法国的大战，夺取ＣＨＥＭＩＮＤＥＳＤＡＭＥＳ，进攻康德堡（ＦＯＲＴＣＯＮＤＥ），在夏则尔（ＣＨＡＺＥＬＬＥ）和巴黎的阵地战，维勒斯－－考特里特斯（ＶＩＬＬＥＲＳ－ＣＯＴＥＲＲＥＴＳ）森林战役，穿越马恩河（ＭＡＲＮＥ），跨过马恩河的撤退，凡尔敦战役。在克斯纳山，科罗夫拉特，马特加，西莫拉斯以及龙格荣战功赫赫的山地营在这些战役中损失惨重。只有很少几个士兵能够再次看到他们的祖国。

	在西线，东线和南线，到处都能找到这些德国士兵的安息地；为了他们的家园和祖国，这些德国士兵忠实地履行职责，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不停地提醒我们这些幸存者，以及我们的下一代：当面临着是否为德国作出牺牲的抉择时，千万不要让他们失望。

	ＴＨＥ  Ｅ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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